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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手册

媒体和法庭对“Tarnac”事件的定义，以及国家将最激进的势

力定为犯罪，并将其变成“恐怖组织”的努力。

表明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从根本上脱离他们自身逻辑的运

动。——丹尼尔 ·科尔森

理解无政府主义本身意味着无论何时

我们理解它的方式看起来奇怪或不合理，它就是我们的

我们必须首先质疑...我们必须

理解无政府主义的语言

无政府主义，就像任何其他运动一样，最终意味着

用我们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它。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翻译手册。

ー DavideTurcato2

1.
在 2017年最黑暗的一个月里，一群学生和一群“戴着面具的黑衣抗议者”阻止

了米罗雅诺波鲁斯(miloyiannopoulo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预定的演讲活

动。米罗雅诺波鲁斯是一个极右翼人士，以煽动竞选活动而闻名

科尔森，“革命主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25(2010年秋季):25-26。

Turcato，MakingSenseofanarchy:ErricoMalatesta’sExperimentswithRevolution，1889-图

尔卡托，理解无政府主义:ErricoMalatesta的革命实验，1889-

1900年(贝辛斯托克，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2012)，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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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的骚扰。为了保护社区不受他们认为是法西斯招募活动的影响，他

们打破窗户，放火，直到扬诺波洛斯逃跑的消息传来。1.这次黑色集团行

动不仅招致媒体的批评——媒体可靠地将其描述为对“言论自由”的非理

性、暴力攻击——还招致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迪思 ·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批评。她指出,”暴力和非暴力这两个术语已经被其出现的框架所扭

曲”(实际上，她长期参与的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运动

已被贴上暴力的标签 2)，但她警告说，不要把暴力视为工具，仅仅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

起初似乎只是一种工具，但在实现其目标时就会被抛弃，

结果却是一种实践，一种在实现目标时就设定目标的手段;

暴力手段则设定暴力为目标。换句话说，通过使用暴力作

为一种手段，一个人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加暴力的地方，一

个人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暴力。

此外，尽管她承认我们面临着“民主政治的危机”——一种日益普遍和有根据的信

念，即选举不能充分反映或转化人民的意愿——但巴特勒认为，黑人集团的行动“只

会加剧人们对实行民主的可能性的绝望和怀疑，而实行民主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在

政治领域行使判断力、自由和权力，可以激活真正的多数派，将特朗普及其幕僚赶

下台。”最后，她强调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那些被砸碎的窗户属于小马丁路

德金。学生会。为什么黑人集团，“一群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强壮的男人..。

麦迪逊公园和 KyungLah，“伯克利抗议 Yiannopoulos造成 10万美元的损失,”cnn网站

(2017年 2月 2日)。一年后，《反法:反法西斯手册》(Antifa:TheAnti-Fascist

Handbook，2017)一书的作者马克•布雷(MarkBray)得出结论:“黑色集团”行动基

本上达到了目的。它不仅拒绝了扬诺普洛斯在伯克利的演讲平台，而且还使得邀请他

在其它场馆演出的提议变得难以接受，因为后来担心财产损失和负面宣传。参见

Bray，“Antifavs。米罗雅诺波鲁斯:谁赢了?”Salon网站(2018年 1月 31日)。

见，例如，卡里 ·纳尔逊的建议，“BDS和哈马斯在概念上和政治上是相关联的”(“朱迪斯

·巴特勒的问题:抵制以色列运动的政治哲学”，洛杉矶书评，2014年 3月 16日)，或

者，更直接地说，艾伦 ·德肖维茨的 BDS:试图扼杀以色列(普拉格大学，2014年 7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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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就想到，对许多人来说，目睹校园建筑遭到袭击是多么痛苦，

而这场袭击象征着并尊重为争取民权而进行的斗争。”1

几个月后，在奥克兰不远处的一个会议上，JoshuaClover尖锐地反驳

了 Butler。对克洛弗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打破窗户的行为被描述为“暴

力”，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能(也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对白人至上主义法西

斯主义的抵抗被描述为某种程度上与它所抵抗的东西相同。问题还在于，

像巴特勒这样的话语倾向于将所有行动都归结为代表，而这种归结已经是

压迫性的了。巴特勒的话语将黑色集团变成了白色的象征，建筑变成了黑

色的象征。在这种姿态下，玻璃、钢铁和资本的物质现实被变得面目全

非，拒绝法西斯主义在公共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物质实践变得难以理

解。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激进政治的一种广泛而明显的

形式，但自从 99年西雅图黑人集团在媒介化的公众注视下首次亮相以来，围绕无

政府主义的争论几乎没有改变。一些学者试图以各种方式表明，这种表述带有对无

政府主义的根本性误解——这种误解再现了受无政府主义挑战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偏

见。在这种自由主义模式中，政治生活在一个城邦中展开，在这个城邦中只有一件

事情必须发生:公民对话，公民之间的言论自由交流，就共同利益相互推理。武力

只能(非法地)作为对这种不断循环的迹象的威胁或(合法地)作为允许这种循环的秩序

的恢复而进入这个空间。这种模式无法解释建立公共领域时经常采取的暴力行动，

也无法解释行使”合法”暴力的权力最初是如何形成合法性的。3它也无法预测法西

斯主义如何能够在自由城邦中获得立足点，将其行使武力表现为合法交换标志(”言

论自由”)，将其反对者表现为非法武力(”暴力”)的代理人。通过这种方式，自由主

义者被说服

朱迪思 ·巴特勒(JudithButler)，《大局:抗议、暴力和非暴力》 ，

Publicbooks.org，2017年 10月 13日。

例如，参见 DonHerzog，“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庸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35.3(2007):314-15。

见 UTA编辑委员会，“面具背后:暴力和代表性政治”

大卫 ·格雷伯，《可能性:关于等级制度，反叛,

andDesire(Oakland，CA:AKPress，2007)，365-66;a.k。 Thompson，BlackBloc，White
Riot:

《反全球化与异议谱系》(爱丁堡:AK出版社，2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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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法西斯主义者进入美国城邦的剧院作为他们的权利，驱逐无政

府主义者作为完全陌生的侵略者。
在这种背景下，丹尼尔 ·科尔森的词典尤其受欢迎。科尔森从德勒兹对“意

义”和“力量”二元论的反对中汲取灵感，将其与蒲鲁东的“思想源于行动”的原始

实用主义观点联系起来，阐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要素，这种理解彻底反对自由

主义模式，即无情地将思想从行动中分离出来，将标志从力量中分离出来，将

“好的”守法抗议者从“坏的”恐怖分子元素中分离出来正是从这种激进的一元论

和内在主义的视角，无政府主义行动才能被理解和有意义的评估。这里，然

后，是一个“翻译手册”，如已被要求。

2.
就在伯克利冲突发生的前几天，IwonaJanicka发表了《当代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团

结、模仿和激进的社会变革》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具有煽动性和说服力的理由，来

解读 JudithButler(以及其他人)的作品，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理论结构来

理解当代实践中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特勒对“黑色集团”行动的批判引发了一个

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拒绝那种功利主义的盘算，在这种盘算中，位于未来

的理想的、最终的目标证明了当前的任何行动，无论多么肮脏。这种拒绝的积极结

果是预示性的实践，即试图在产生预期未来的斗争中制定预期未来:“对于自由意志

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正如科尔森所说，“目的必然包含在手段中。”巴特勒对无政府

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并不陌生。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赞扬巴特勒对酷儿理论的贡献，她

也证实了自己的兴趣

参见科尔森的“手动/智能”条目

汤普森，黑色集团，白色暴动，35。

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团结、模仿和激进社会

Change(London:Bloomsbury，2017)，161.

请参阅「目的/方法」一栏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接受预设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

是一个完全“未经证实”的概念(迈克尔 ·弗里登，《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概念方法》[Oxford:

ClarendonPress，1998]，5)。要了解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概念的质疑，请参阅 Uri

Gordon在《政治研究》(2017年 6月 22日)中的“介于道德实践和缺乏承诺之间的预兆式政治”:

1-17。然而，戈登的“预成”系谱似乎使它成为一个可疑的概念，只有在(在一些概念化)，它似

乎预先假定的“随着时间的掌握”，科尔森的概念化明确拒绝。

例如，参见 LucyNicholas的《无政府主义，教育学，酷儿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走向积极的道德理论，知识

和自我》 ，《无政府主义教育学: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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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参加了 2011年在新社会研究学院举行的一次高调会议“无政府主义者的

转变”，会上她就亲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提出的问题发表了

讲话。然而，正如我们从伯克利那样的对抗中所看到的，大多数无政府主

义者并不认为破坏财产是暴力行为，他们也不把预设原则解释为禁止暴力

抵抗压迫。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误解从何而来？

巴特勒对无政府主义最具体的介入(作为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主题)也

采取了一个关于翻译和可译性的问题的形式:“以色列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无政

府主义者......他们的工作和贡献应该得到感激的接受,”她建议说，“理解巴勒斯

坦压迫问题的词汇在巴勒斯坦和在以色列可能完全不同。”2换句话说，即使巴

勒斯坦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怀疑国家主义项目,”如果巴勒斯坦的民族斗争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能够或应该支持巴勒斯坦的民

族斗争”的问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明显的”僵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

题，即各种不同的斗争如何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对于巴特勒来说，这个问题

只能通过黑格尔无休止的“文化翻译”来回答，对于这个过程，无政府主义者似

乎太没有耐心了。然而，她没有停下来问这个交叉斗争的问题——事实上是

1960年代后激进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否已经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占有一席之

地。

在阅读这一传统的边缘，科尔森从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第八次研究中一个看

似无关紧要的参考得到了相当大的灵感

教育的行动、理论与批判性思考。Roberth.Haworth(Oakland，CA:PM Press，2012)，242-

259andLenaEckert，“IntersexualizationandQueer-AnarchistFutures”，QueerFutures:

Reconsideringnormaltivity，Activism andthePolitical，ed。伊拉赫 ·哈谢米 ·耶卡尼，比阿

特丽斯 ·米凯利斯，伊芙琳 ·基利安(Aldershot:Ashgate，2013)，51-66。

参见巴特勒，《关于组装的行为理论的笔记》(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

大学出版社，2015)，160-63，杰米 ·赫克特和朱迪思 ·巴特勒，“关于无政府主义:

访谈朱迪思 ·巴特勒，“无政府主义与性:伦理，关系与权力，编辑。

JamieHeckertandRichardCleminson(NewYork:Routledge，2011)，103-
130.

巴特勒，“巴勒斯坦，国家政治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僵局”，《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

，雅各布 ·布鲁门菲尔德主编(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13)，208。

Ibid.215-17.

巴特勒，《重塑宇宙:霸权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局限》 ,

《霸权，普遍性:当代左翼对话》 ，朱迪思 ·巴特勒，欧内斯托

Laclau，andSlavojiek(London:Verso，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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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至今尚未出现在完整的英译本中。在对 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批判

中，蒲鲁东认为，虽然困扰他们的问题(例如“物质是否可以无限分割”或“是否

存在真正的灵魂”)仅仅是推测性的，但他们关于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可以

在实际的政治术语中重新思考。1因此，即使我们不把任何文学现实归因于戈

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无限小、不可分割的存在原子，每个原子

都不能从外部修改，但它们以协调的方式一起运动——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思

考个体与集体、自治与合作问题的模型，或者用更现代的说法，思考机构与结

构问题。科尔森观察到，这种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简略提及，在德勒兹(特别

是在《 TheFold》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 ·塔尔德

(GabrielTarde)重新阐述的那样，它被细化为一种“新单子论”科尔森综合了蒲

鲁东、德勒兹和塔尔德的观点，阐述了“一个基于生物自发性的世界的概念，一

个万物来自内部的世界”，尽管如此，正如塔尔德所说，这是一个“一切都是一

个社会......一切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事实”的世界 3

起初，这似乎只是对更为熟悉的概念的一种奇怪的修饰，即我们认为是统一的、

完整的类别或实体(如“人类”、“女人”或“自我”)实际上是异质的复合体(用德勒兹的

术语来说，是“集合体”)。然而，科尔森感兴趣的似乎是单子学更神秘的方面:如果

一个单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没有方式接收或发出的迹象，它如何沟通和协调

其他单子的运动？换句话说，莱布尼茨奇怪的本体论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问

题“关于

《革命与教堂中的正义》 ，第 3卷(巴黎:河流，1930-5)，第 408页，我自己的译

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尔森和德勒兹欣然承认，莱布尼茨和塔尔德都是极权主义者:正如德勒兹在他

关于莱布尼茨的演讲中所说:“他是秩序的哲学家，甚至更是秩序和警务的哲学家......他只从秩序

的角度来思考。”然而，德勒兹指出，正是这种对秩序的愤怒或“呐喊”，推动莱布尼茨进入“我们

在哲学中所见过的最疯狂的概念创造”(德勒兹，“CoursVincennes”[1980年 4月 15日]，

trans。查尔斯 ·j·斯蒂维尔 (Charlesj。 Stivale)， Webdeleuze:LescoursdeGilles

Deleuze，2018年 2月 10日。)一旦单子论从保证和谐的上帝的“神圣抵押”中解放出来，科尔

森认为，“它就从(神圣)秩序的保守理由转变为这种秩序的颠覆性概念，转变为解放的必要性:必

须以一种极端内在的方式，建立莱布尼茨认为已经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科尔森，

三篇哲学无政府主义论文:伊斯兰，历史，单子论[Paris:LéoScheer，2004]，91-92，trans。

我自己)。

参见“焦点”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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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领域。”1正如科尔森在其他地方写到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新一元论提出了

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关于虚构作品如何可能与一个看似十分明显的现实相

联系，现在的事件如何可能与一个看似无法挽回的失去的过去相联系。它提出了一

种认识的方式，包括“在他人中‘发现’自己，在已经存在的自己中发现他人......存在

于自己和他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于所有他人之中。”2

科尔森在《哲学与档案学三篇论文:伊斯兰教，历史，单子论》(2004)中对

他的新单子论的总结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莱布尼兹推断，虽然每一个单子都

是无窗的，“这种所有创造的事物与每一个、每一个与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或适

应，意味着每一个简单的物质都有表达所有其他物质的关系，因此，它是宇宙

永恒的活镜子。”3类似地，在新单子论理论中，每个存在都与所有其他存在有

着内在的联系:

每个存在本身都拥有所存在事物的总体性，即各种可能性的总

体性，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从属于它的“视角”来看。换句话

说，每一个存在同时都是完全独特的，在其观点的独特性上与

其他所有存在不同，同时，与它们相似，与它们“完全”相似，人

们可能会说，因为与它们相似，它本身包含了可能的观点的全

部，即使只是从某个观点来看。换句话说，在新一元论的方法

中，现实必须完全被思考[引用 JacquesRivelaygue]“在主体的

模型上”，从一个“主观的基础”，一个无限多的力量和主观的和

单一的观点开始，每一个都可以正确地声称能够进入存在的事

物的总体。4

在这个模型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可以在

“不需要翻译或翻译”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行动，而不需要先锋知识分子的调解或中央

委员会的指导。5.与其寻求超越“普遍性”的总体统一中的差异，或者将所有的斗争

归结为一个单一的范畴(阶级、性别、种族、生态等)，参与社会斗争的力量可以彼

此联系起来，用费利克斯 ·瓜塔里的话来说，就是沿着“跨一元轴心，其中之一”

Colson，Troisessay，87，trans.myown科尔森，三篇文章，87，我自己的翻

译。

科尔森，三篇论文，42-43，我自己的。

莱布尼茨，《单子学》 ，罗伯特 ·拉塔译(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98年)，56页。

科尔森，三篇论文 87，我自己翻译。

参见“保密”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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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性。”1这样，无数不同的力量可能还是会找到一种奇怪的共性

——一种“陌生人的统一”，正如德勒兹所说，“这种统一只能表征多

重性。”2
尽管这种新一元论看起来很抽象和具有推测性，但它暗示了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

的方式，这些问题就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活动分子在 bili’in的一个军事建筑工地遭

遇一样具体:看似不同甚至不和谐的运动、团体和身份是如何以足以挑战统治力量的

强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形成这些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重新陷入另

一种功利主义手段——目的盘算——科尔森称之为“政治的机械游戏，在这种游戏

中，总是要定义其他人......并将他们归类为权力棋盘上的朋友或敌人，以便根据自

己的利益和战略征服或捍卫他们”？3事实上，我们如何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而不

仅仅是“朋友的朋友”或“敌人的敌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价值可以归因于身

份，归因于经常被嘲笑的“身份政治”？

在一个类似于巴特勒的举动中，科尔森提出了骄傲的霍尼亚式的“类比”概念，作

为一种简化的战略分析的替代，在这种分析中，每种形式的权力最终都必须追溯到

一个单一的来源(例如，妇女的压迫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旦“现有秩序或制度的

矛盾”得到解决，就会自动消失，或者充其量是作为一个辅助问题，在定义性革命之

后解决，“推迟到时间的尽头”):如果教会、国家和资本产生类似的权力效果，这并

不是因为它们是相同的，也不是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结构。但

是，巴特勒强调了“类比”核心的非身份性——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禁止“假定一个

群体的痛苦与另一个群体的痛苦相似”——科尔森认为，不仅压迫形式之间的“类比”

是有用的，而且我们发现，在被压迫者之间存在一个可能的“亲和力”世界，这正是

“自由意志主义力量彼此联系”的逻辑 4

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斗争逻辑的情况下，无数

不同的斗争可能会发现一种奇怪的共性，即德勒兹的“陌生人的统一”类比和亲

和力

费利克斯 ·瓜塔里，“Ritornellos和存在主义影响”，翻译。朱莉安娜 ·希萨里(JulianaSchiesari)和

乔治 ·范 ·登 ·阿贝尔(georgeVanDenAbbeel)，《瓜塔里的读者》(TheGuattari

Reader)。盖瑞 ·吉诺斯科(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167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翻译。BrianMassumi(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

社，1987)，158(我自己的修改)。

参见“我们朋友的朋友”条目

巴特勒，《分道扬镳: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2)，128页。参见 Colson的条目“类比(同源性)”和“亲和力(亲和群体，选择

性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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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例如，在 2011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里，埃及学

生在解放广场跨越“跨一元轴心”，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迎接抗议的工会工

人，他们表达了欢乐的认可，以及解放广场的占领是如何在 Zuccotti公园

成为“镜像”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古典人文主义颠覆性的普遍主义

口号的回归，“没有什么是人类对我是陌生的”，但没有人文主义的正常化

负担:没有什么是陌生的对我来说。

在这些假设下，科尔森的新一元论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另一种方式，以避免

致命的二分法，在这种二分法中，激进的理论如 -ten被困:不仅是统一/差异、

普遍/奇异、结构/能动性和理论/实践，而且还有一元论/多元论、自我/他者、

主体/客体、观念/物质、自然/机械、人/非人。这些也是 IwonaJanicka书中的

首要目标。

3.
2001年，索尔 ·纽曼(SaulNewman)出版了《从巴枯宁到拉康:反威权主义与

权 力 的 混 乱 》 (From Bakunin to Lacan:Anti-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DislocationofPower)一书。后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通常被认为是后

结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以英语为母语的理论家通过“法国理论”的纠正

透镜重读“古典无政府主义”尽管这些尝试往往是建设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尝试阅读《从巴枯宁到拉康》的尝试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后无政府主义的英语作品并没有深入了解无政府

主义的历史经验。英语国家的后空想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

某些主要解释过滤，依赖于一些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政府主义同

行的关键思想家，他们往往满足于忽视其他过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包

括女性、非欧洲人以及二战后几代人的声音)，以及理论家写什么和激进分

子做什么之间的区别。

第一个错误导致了第二个错误。以英语为母语的后天主义者几乎都把无政府主

义传统解读为建立在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即卢梭对“人性善良”的信仰这

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非建筑派学者在过去几代人中对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

特金(有时还有斯特纳)的沉淀解读。他们几乎不相信，除了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

有人的战争，任何其他东西都会允许一个理性的人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期待出现其

他东西。事实上，那些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一起行动的方式的人都很清楚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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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人类行为是文化和环境以及自然的复杂产物。否则，为什么还要费心制定

联邦制的做法，以保护地方自治不受上级的侵犯，或者以立即罢免为代价，通

过强制委任的方式直接举行民主代表集会？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真的相信“自然”

是秩序的充分来源，为什么他们如此关注组织的细节？为什么天生善良的信徒

如此强调教育和道德？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仅限于看一眼克

鲁泡特金的《互助》或斯蒂尔纳的《自我与自我》 ，那么这些问题就根本不会

出现。

由于被认为是“古典”无政府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承诺，英语国家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忽

视了传统中的实际理论资源，而选择将后现代主义理论重新解释为已经暗示了无政府主

义政治。这使得他们能够将后现代主义从其改革主义的解释中抽离出来，将其重新写入

1968年 5月的语境中。然而，他们经常无法完全区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和相对主

义的解释。如果福柯坚持认为权力和知识是一起传播的，那么一些后斯坦格主义者似乎

认为，打破对知识的主张等同于分散权力的影响。因此，后斯坦纳主义的实践看起来就

像是一场抽象的游戏，一场学术运动:“为解放而斗争,”安德鲁 ·m ·科赫宣称，“具有政

治上的抵制性，抵制一种服务于控制和操纵利益的语义和隐喻还原论的进程。”1后现代

无政府主义从事“对现代政治经济符号学堡垒的象征性攻击”，旨在“推翻作为认识论范畴

的法律”，LewisCall写道。2这种“抵抗”的主题，这种“攻击”(“革命”一词已经消失)，

是根据思想和认识(认识论)而不是根据存在和行为(本体论和伦理学)来定义的。其结果有

时很难与自由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所称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区

分开来:“在上个世纪，有些哲学家认为，除了思想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在我们这个世

纪，有些人写作的时候好像除了文本什么都没有。”3

然而，科尔森所做的不仅仅是将 19世纪的传统翻译成 20世纪的话语。相

反，在他的哲学小词典中，无政府主义阐明了后结构主义，将后结构主义置于

完全不同的立足点上。纽曼的《从巴枯宁到拉康》和科尔森的《从骄傲到

“后结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社会科学哲学》23.3(1993):348。

LewisCall，Postmodernanarchy(Lanham，MD:LexingtonBooks，2002)，5.

理查德 ·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随笔，1972-1980》(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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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被解读为富有洞察力但不成熟，背负着人道主

义，尚未装备精神分析和解构的激进工具)到福柯、德勒兹、瓜塔里、德里达和

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科尔森的书没有这样的叙述。它利用”字典和手册”的通用

架构(通过一种轻微的”模仿”)，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一系列自命完整和权威的定

义(见”定义”的导言和定义)，而是一个根状茎——一个相互关联的节点组成的

无中心网络，在这些节点之间，意义可以在多个方向传递。这种根茎结构允许

在无政府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颠覆性和启发性思想的实例，包括重要的

非西方声音)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和多边的关系，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德

勒兹作为普劳顿的继承者来解读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德勒兹的镜头来

重新解读普劳顿。

这样， Colson开始为 Proudhon(和 Bakunin， curderoy， Déjacque，

Michel，Makhno，Pouget...)做马克思主义学者如 AntonioNegri早就为马克思做

的事情。内格里在他的书《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的标题中给了我们，科尔

森创造了一个“超越普鲁东的普鲁东”，一个创造性的翻唱，通过使他们自相矛盾，

或者用科尔森的德勒兹的术语来说，通过展示他们的潜力“超越他们的极限”，成为

“超越他们自己”，来表明他们对创始文本颠覆性精神的忠诚 1《内格里报》以后现

代的方式重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即“在边缘”和“反对谷物”，从而帮助重新讨论了马

克思主义的相关性阅读马克思的“边缘”意味着阅读一部不完整的、过渡性的著作

《基本原则》 ，这部著作以前在马克思主义语料库中是边缘性的，并且表明它本身

就值得关注，它不仅仅是一部准备工作，或者是一部不完整的经典著作。解读“逆其

道而行”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而不是对“马克思”意味着什么和做了什么的

某些公认的观念，例如，马克思是一个“客观主义和决定论”思想家，对他来说，对

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最终排除了工人的主体性、自发性或历史方向的选择。相反，

内格里为把马克思解读为一个工人“主体性”和自我活动的思想家找到了依据，因

此，马克思回溯性地成为内格里“自主性”的先知——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概念装备

中几乎没有位置。同样，当普劳登未能通过自己激进思想的检验，陷入厌女症和偏

执时，科尔森允许他最好的概念(例如“集体力量”、“集体理性”和“结果”)充当

1参见“限制”和“有限的无限”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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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在的批判，使得蒲鲁东“超越自己的极限”同时，Colson允许我们从根本上重

新评估后结构主义的含义，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概念来重新描述它。这个翻译可能

最深刻地发生在骄傲的“集体存在”、“集体力量”和“集体理性”三元组中。如果像

MurrayBookchin所抱怨的那样，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解释倾向于产生一种私

人化的世界体验，一种没有主题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题中，解放似乎是想象一个

人是自由的自由，2无政府主义的小哲学词典重新恢复了其适当的社会维度:解放当

然需要梦想，但它是一个集体项目。我不知道科尔森是如何有意识地着手这么做

的，但他的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德勒兹和瓜塔里从他们思想中的“加速主义”元素中

解救出来，根据这些元素，先进资本主义已经在做自我毁灭的工作——几乎是对马

克思主义中类似目的论元素的戏谑性夸大。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对自我形象私有化或

消费主义的自由潜力的庆祝。也没有任何文本主义的空间:“我试图‘说’的一切。”

正如科尔森在其他地方评论的那样,

正是在于，一方面，从不将行动与思想、力量与意义分开，另

一方面，从不将一方置于对另一方的损害之上......德勒兹的这

一立场是好战的自由意志主义话语本身的核心，是直接行动概

念的核心，当然也是行动宣传概念的核心，这是一个新兴的无

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概念，一个既实用又理论的概念，它本身

证明了它所肯定的东西:行动与思想、力量与意义不可分割的特

性

在这里，德勒兹对巴鲁克 ·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创造性挪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斯宾诺莎提出的“平行主义”本体论——对现实的描述，“思想”和“延伸”(或者更

著名的“上帝或自然”)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蒲鲁东和德勒兹都回避了从

一开始就困扰着西方思想的还原论问题，即思想或物质是否更真实的问题。

例如，参见“Monad”和“Labor”的条目

MurrayBookchin，社会无政府主义或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加州奥克兰:AK出版社，1995)。

科尔森，《丹尼尔 ·科尔森对爱德华多 ·科伦坡的回应》 ，第 8卷(2002):第 144

页(我自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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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过来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非先锋式理解扫清了道路

通过德勒兹和德勒兹对蒲鲁东的重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或

者说后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与它的历史发展是一致的，同时也与

我们接受的一些关于它的最持久的观念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立

场，也不仅仅是一种“否定否定”，它可以用一系列反对意见来定义，这些

反对意见最终是由它想要克服的压迫性力量决定的;它是深刻肯定的，“肯

定了多样性、无限多样性的存在，以及它们构建一个没有等级制度、统治

或依赖形式的世界的能力，而不是完全自由和自治的力量的自由结合。”2

4.
当然，任何“简短”词汇中的定义都不能自称是决定性的。例如，有人可能会问许多

遗漏的重要性。科尔森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选择和评价已经被证明是有争议的:

原始主义等三种完整的思潮甚至不值一提，而且尽管这本书证明了对革命工团主义

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遗产的极大尊重，但是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会对“阶

级”、“运动”和“组织”的讨论提出异议此外，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这里都有代

表，然而雅克 ·拉康——纽曼后空想主义叙事的终点和当代激进哲学家的关键参照

物——却明显缺席。

事实上，科尔森不仅是“拉康左派”的最严厉的批评者，而且也是整个激进思

想谱系的最严厉的批评者，这些思想谱系归功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某

种解读。其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最近对理查德 ·j·f·戴(Richardj.f.Day)所称

的“承认的政治”和安德鲁 ·罗宾逊(AndrewRobinson)所称的欧内斯托 ·拉克

劳(ErnestoLaclau)作品核心的“构成性缺失的政治理论”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参见“理论/实践”条目

参见“反对某事”、“解放(肯定)”和“无政府主义”

参见“选择”和“评价”的条目，以及爱德华多 ·科伦坡的评论，“无政府主义与哲学:对丹

尼尔 ·科尔森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哲学词汇的提议”，摘录 8(2002):127-41。

还有米歇尔德塞都，乔治阿甘本，以及一些德勒兹本体论的奇怪来源，这些来源并不是没有争

议的:不仅有有神论者如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还有基本上不关心政治的吉尔伯特西蒙顿

和恶毒的反无政府主义者加布里埃尔塔德，一个地方法官和犯罪学家(见科伦坡，

“l’anarchismeetla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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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黑格尔的欲望概念的特点是通过在交战的主体之间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

(著名的“主奴辩证法”)来寻求“承认”，因为拉康的主体性理论就是这样被引入

的，这意味着一个主义所渴望的那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横向的秩序实际

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回事,”格雷伯评论道，“说寻求相互承认必然是棘手

的，充满陷阱，不断有陷入控制甚至消灭他者的企图的危险。从一开始就认为

相互承认是不可能的，这是另一回事。”2Colson更加直言不讳:“(我)在欲望作

为缺乏的理论中，与他人的相遇变得不可能。”3

尽管 Janicka注意到 Butler的思想也被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强烈地标

记出来，Butler尖锐地批评拉康理论(“一种‘奴隶道德”’，因为她在《性别问

题》中这样标记它)，因为它倾向于将“缺乏”实体化为一个新的准神话基础。虽

然科尔森可能会质疑任何特权的“翻译者”是否有必要在单子之间进行调解，但

他并不否认符号在允许形成“能够在符号和语言领域‘翻译’这些集体存在所包含

的‘行动方式’的更广泛的集体存在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巴特勒和科尔森都

对那些被允许“凝结”、“沉淀并具体化”成僵化结构、“赋予人类创造的东西绝对

性”的符号所构成的“陷阱”心存警惕 7巴特勒和科尔森在质疑和破坏“身份本身

的监管实践”作为物化的主要形式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巴特勒的身份是“女人”

和“同性恋”，科尔森的身份是“工人阶级”，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

DavidGraeber，《消费》 ，《当代人类学》52.4(2011年 8月):494;

格兰西已死:最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伦敦:

安德鲁 ·罗宾逊(AndrewRobinson)，《缺乏组织性的政治理论:批判》 ，

《理论与事件 8.1》 ，2005年版。

格雷伯，“消费”，494。

见科尔森，“缺乏”的条目

杨尼卡，《理论化当代无政府主义》 ，26-7;巴特勒，《性别问题》 ，72;巴特勒，《重要的身体:

论“性”的话语限制》(纽约:路德里奇，1993)，201-2。

科尔森，“符号(符号)”条目

巴特勒，性别问题，二十一，二十三。

Colson，“符号(符号)”条目

巴特勒，性别问题，32;科尔森，“阶级(社会，性，代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这些相似之处

确实引人注目:”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势力都声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以及它在存在的根源——一个

无所不能的第一原则——上进行斗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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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固定性的表现，也许表明他们彼此接近 Tarde。塔尔德宣称“一切都是

一个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是模仿的”:雅尼卡写道，塔尔德的单子“有

一种作为社会的倾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联想，意味着同化，也就是模

仿。通过巴特勒所说的“颠覆性重新意义化”和科尔森所说的“自由意志主义

的重复”，他们发现的不是人文主义的悲剧必然性，而是“解释和重新解释

事件和事实的意义的无限能力。”2

鉴于《无政府主义哲学小词典》和一位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之间有许

多相似之处和交集，更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是，这里提到女权主义的内容并不多

见，而且有时还有明显的误导。弗朗西斯 ·杜普伊斯-德里注意到，虽然塞巴

斯蒂安 ·福尔的《无政府主义百科全书》(encyclopedieanarchiste，1934年

出版)包含了一个关于“女权主义”的条目，但无政府主义的小哲学词典却没有这

样一个条目。相反，“支持女权主义”的空白标题导致了“支持某种东西”的条

目，科尔森在其中阐述了由白人直男内疚驱动的行动主义的常见危险。这种虚

幻的女权主义发现

为自己的斗争辩护(上帝、国家、资本、父权制等等)——仅仅是参与到自己假装与之斗争的力量

中,”科尔森写道。巴特勒写道:“为了政治化的目的动员身份类别始终受到身份成为一个人所反对

的权力工具的前景的威胁。”。两者都强调身份是效果而不是因果起源——用 Colson的术语来

说，即“下游”(“下游”，其他事物的产品或结果，后验)而不是“上游”(“上游”，基础性或先验):

“性、性别和欲望的基本类别是权力特定形成的效果......被指定为起源，并导致那些身份类别，

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效果，具有多重和分散的起源点”(GenderTrouble，xxix)。或

者，正如科尔森所说，“对于自由主义思想来说，贯穿和构建我们社会的巨大分裂(工人/资产阶

级、男人/女人、年轻/老人、白人/黑人、城市/农村、高/低、进/出、左/右、支配者/被支配者

等等)并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众多力量和支配关系的起源。相反，他们是这些关系的整体效

应”(“阶级”的入口)。

Janicka，理论化当代无政府主义，96。

巴特勒，性别问题，xxxi;科尔森，“重复”和“永恒的回归”条目

杜佩斯-德里(dupuis-deri)，《面对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法国与魁北克的比较》(l’anarchyface
toféminism:comparefrance-quebec)

好战主义者 ed。OlivierFillieuleandPatriciaRoux(Paris:pressdelaFondationnational-nale

dessciencespolitics，2009)，198-99n10.事实上，福尔的无政府主义百科全书第二卷中有两

条关于“女权主义”的条目，一条是让 ·马雷斯坦写的，另一条是玛德琳 ·佩莱蒂尔写的。百科

全书和科尔森的词典都有缺陷，因为它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种族主义、能力主义和其他重要的压

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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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代情况”条目中也有类似的回应。据推测，这种仪式是由不知名的“北美涌

现的潮流”实施的。在这种仪式中，“每一股反叛势力”都必须“立即服从一个比

自己更受控制的势力，向另一个势力‘交代情况’，‘在其监督下’行动和思

考。”。“’1如果这充其量看起来像是保守派谴责的“政治正确”的讽刺漫画，那

么它可能反映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相对缓慢而艰难地接受了女权主义和反种族

主义的言论，根据杜普瓦-德里的说法，这些言论仍然深受法国“共和主义言论”

的“普世萨利主义”的影响 2也许这也反映了科尔森原始材料中的性别偏见:如果

一个人试图写一篇关于“性”的文章，只引用斯宾诺莎(她的政治论文宣称“女性

在本质上不与男性平等”)和普劳顿(她推测“让女性隐居”可能是明智的，因为她

可能只是“交际花或家庭主妇”)，那么可以期待什么呢？即使他否认任何“解剖

学或论述性”的基础，当科尔森坚持“男子气概，在自由意志主义意义上的术

语，是无关的性别和性别的类别,”一个象征性的表达“肯定”和“力量”，这是很难

接受的表面价值，我们也不能避免听到一个荣耀的回声，他写道，“天才是......

精神的男子气概，它的力量抽象，概括，发明，受孕，儿童，太监，妇女同样

被剥夺。”4

公平地说，北美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抱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讨论随

时可能演变成“压迫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种修辞竞赛，在这种竞赛中，相

对缺乏特权可以转变成一种“亚文化资本”5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达到科尔森所描

述的专制的“陈述”，正如劳拉 ·波特伍德-斯塔瑟指出的那样，“追究人们对压

迫行为的责任”的纳粹主义社会实践“很容易被误认为(或者实际上堕落为)自以为

是的道德主义和武断的边界管理。”6All6所有

Colson”账户呈现”条目

杜佩斯-德里，《面对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193,196。

巴鲁赫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文和政治论文，翻译。埃尔韦斯(r.h.m。 Elwes，纽约:多佛，1951)

，387;蒲鲁东 qtd。《女人的哲学》(Jennyd’héricourt，aWoman’sPhilosophyofWoman;

Or，Womanfranchised:AnAnswertoMichelet，Proudhon，Girardin，Legouvé，Comte，

andOtherModernInnovators)，84。

傲慢，DelaJustice，4.197。

阿比火山，“边境警察”，奇怪的无政府主义:解决和脱衣权力和欲望，编辑。大胆，

j罗格，德里克香农，和阿比火山(奥克兰，加州:AK出版社，2012年)，34;劳

拉波特伍德-斯塔瑟，生活方式政治和激进行动主义(纽约:布鲁姆斯伯里，2013

年)，60。

Portwood-Stacer，《生活方式政治与激进行动主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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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书与无政府主义环境中的各种压迫行为共存，从微侵略和操纵到种

族主义和强奸。事实上，科尔森正确地观察到，“传统的分歧......以及屈从于外

在权威的做法”——包括所有邪恶的性别、种族、性取向、能力等等——“继续

在似乎是最和平和自由的行动范围内运作。”那么，我们就更需要“不断地讨论

和修改最微小的关系”，不断地评估和实验“最脆弱的现实和关系，数以千计的

生活和工作方式，吃饭和穿衣，爱和学习，生育和衰老。”2

如果将科尔森的文本解读为恰恰呼吁无政府主义集体目前所从事的那种内部

审查，是否有悖常理？科尔森认为，某种“易怒”、“敏感”、甚至“超敏感”、“对

关系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的警惕关注”、“对细节的痴迷”以及“一种夸张的民主”

实际上适用于任何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持续的评估实践，旨

在确保“自治和尊重它所联系的力量”“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我管理,”他写道，

“总是被置于紧张、冲突和不稳定平衡的标志之下，而这种平衡必须不断寻求。”

科尔森指出，这种内部平等关系的“平衡”的一个关键保证是，个人和团体有权

利和能力脱离社团和联合会，形成平行或自治的集体。他写道:“妇女运动要求

分离社团的要求,”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项目的基本要求......[和]需要组成一个

无穷无尽的完全自治的集体力量，负责通过试验各种结合和分离的方法，具体

证明其有效的解放性质。”4

最终，《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小词典》预示了女权主义者对无政府主

义本身的哲学小词典的重新阅读和挪用。也许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精明读者会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打开[它]，直到[它]所包含

的无限可能性和意义为止”，这样它就可以“超越自身的限制”，正如科

尔森的文章似乎预言的那样:

Colson“Hierarchy”的条目

科尔森，“常见概念”条目

参见“敏感性”、“阶级(社会、性别、代际等)”和“自我管理”条目

科尔森，“分离主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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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厌恶女性的普劳登能够使我们在一

个半世纪后思考和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和价值，以

及她们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潮流的肯定和意义。”1

这里，这本书的承诺是:它是开放的意义，翻译。

你现在就是翻译。

5.
“找到彼此,”隐形委员会在《即将到来的起义》(2009)中敦促道，“找到你的朋友

和同谋”在反对唐纳德 ·特朗普就职的行动呼吁中找到了回音 2如果作为无政府

主义者，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紧急状态’不是例外，而是规则”，3这并不妨

碍我们对当前的世界危机感到恐惧，因为这场危机反映了上个世纪全球法西斯

主义崛起的黑暗岁月，而且也反映了这场危机前所未有的方式，因为地球上生

命的基本进程正在迅速瓦解，尽管技术进步为统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找到我们的朋友。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小词典所描述的，

交往和集会的艺术，实验和评估关系的艺术，也是如此。

愿它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工具。愿它改变你——也愿你改变它。

科尔森，输入”多重”

无形的委员会，即将到来的起义(纽约:Semiotext(e)，2009年)，97;“西雅图呼吁自治

行动 #j20,”它正在下降(2016年 12月 24日)。

沃尔特 ·本杰明(WalterBenjamin)，《照明》(Illuminations)，译。哈里 ·佐恩，编辑。汉

娜 ·阿伦特(纽约:Schocken出版社，2007)，257。科尔森对本杰明的文章进行了深刻的

解读，参见丹尼尔 ·科尔森的《历史的天使》 ，《自由世界 1377》(2004年 11月 18-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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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由于其丰富多彩的、有时是残酷的历史，其要求的极端性，以及

其主要人物的边缘性或民俗特征——但也由于其大多数理论文本的性质——从

未在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得到真正的承认。直到 20世纪下半叶，其社会和

理论含义的激进性、连贯性和直接性才有希望变得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无政

府主义的提法已经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种记忆模糊的好奇心，一种微不足道

的、或多或少令人同情的提法，年轻人有时必须对此表示敬意。无政府主义并

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也许是第一种可读性，一种直接的、隐

含的经验和感知的加倍。正如其主要理论家经常声称的那样，它主要归功于外

部因素:在短时间内，从上海到巴黎，从华盛顿到柏林或东京，这些事件席卷并

撼动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在 60年代和 70年代，但同时也是一种似乎与历史无

政府主义无关的当代思想的外部因素，这种思想更多地指向尼采，而不是普鲁

登，更多地指向斯宾诺莎(Spinoza)，而不是巴枯宁或斯特纳，同时在一种地

下但不可否认的人性中，帮助恢复一个政治和哲学项目的意义，这个项目甚至

在能够表达它所包含的内容之前就被遗忘了。这至少是这个词典想要建立的:展

示尼采主义的福柯或德勒兹，重新解读斯宾诺莎或莱布尼兹，这些思想家允许

的，以及目前重新发现的加布里埃尔塔德，吉尔伯特西蒙顿，或阿尔弗雷德诺

思怀特黑德不仅给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例如，普鲁东或巴枯宁的文本)赋予新的

含义，而且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内部赋予新的含义。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这

种相遇有助于使 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成为可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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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丰富的经验及其所有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个词典的目的

是有限的。它不包含任何历史，也不提供任何关于个人、潮流或组织的信息。

它没有提及近一个世纪以来(从 1848年的欧洲起义到 1936年夏秋的西班牙革

命)构成无政府主义活生生的现实的事件。它并不排除阅读那些最能让我们理解

这一真实意义的叙述和证词的必要性:例如，詹姆斯 ·纪尧姆(JamesGuillaume)

的《 l’internationale》 ，或沃林(Voline)的《 TheUnknownRevolution》 ，

阿贝尔 ·巴斯(AbelPaz)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提》(DurrutiinTheSpanish

Revolution)， 或 亚 历 山 大 ·斯 科 达 (Alexandre Skirda)的 《 Nestor

Makhno.2》 ，即使在它为自己设定的限度内，这本词典仍然是临时性的，容

易受到大量补充和更正的影响。简而言之，它只有一个目的，可以归纳为四点:

1)证明一场坚决呼吁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可能(而且自相矛盾)的理论一致性;2)证

明这场运动在经历了漫长的失败之后，如何在 20世纪下半叶恢复其理论起源;3)

从这个运动的角度来看，把哲学家和理论家联系在一起的秘密密切关系，如斯

宾诺莎、莱布尼茨、斯蒂尔纳、普罗东、巴枯宁、 Tarde、尼采、伯格森、福

柯、西蒙顿和德勒兹等;4)揭示类似于自由意志主义实践和经验的对世界和现实

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这些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有时他们严重缺乏

这种认识。

给读者的一些实用建议:任何真正的词汇，无论多么有限，都是一个有许多

可能入口的迷宫。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这些入口都不能占据特权地位，扮

演基础角色，或者作为第一原则。因此，不必依赖于字母表的任意顺序，也不

必出于漠不关心或习惯而开始

相反，所有人都被邀请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词条，也许是因为他们感到与某某某

词或某某想法有一种特殊的直觉上的亲和力，或者是因为某些想法已经构成了

他们的方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结晶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非常恰当地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夏天”(无政府状态

的短暂夏天:布维纳文托拉杜鲁蒂的生与死。麦克 ·米切尔[芝加哥: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2018])。

《未知的革命》 ，1917-1921年，译。《文件与纪念品》(1864-1878);《西班牙革命中的阿

贝尔 ·巴斯》(AbelPaz，Durruti，trans。查克 ·莫尔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AK出版

社，2006年);亚历山大 ·斯科达，内斯托尔 ·马克诺-无政府主义的《哥萨克:乌克兰争

取自由苏维埃的斗争》 ，1917-1921年，译。保罗 ·夏基(加州奥克兰:AK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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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感受和感知。最后的索引允许这种选择。你可能想从这里开始，然后再

回到这里。然而，通过你与这些建议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也会有亲和力和

对应关系，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逐步阅读，这种方法除了要遵

守字母顺序或逻辑推理的要求外，不需要更多地遵守接近原则。由此可以得出

两个结论。两者都与这个词典背后的项目的性质以及它的构建方法密切相关:

每个定义都是独立的，可以单独阅读，这意味着任何词的评注都可以重申某

些引用和补充，以阐明和解释它，而不必担心冗余。

一般来说，每个条目还会引用几个其他条目(在文本中用斜体表示)

，您可能想要或应该参考下一个条目。这些都是本词典的作

者建立的联系，这些联系对本文的发展起到了帮助作用，关

于这些联系还需要更多的指针。

第一点注意:这些对其他条目的引用(通常放在括号之间)有时会包含在定义

的正文中，当它们遇到其他可能的说明或与其他可能的说明擦肩而过时。这些

引用也可能出现在每个条目的开头。放置在括号之间，它们按照增加难度的大

致顺序排列，打开一个可能的顺序和过程。因此构成这个词典的路径是多种多

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陡峭、更崎岖、更困难(也更抽象)，但一般

来说，他们都试图彼此交流(如果你发现不是这样，请通知作者)，或者直接或

者通过类比和内在亲和力(参见这些术语)。如果对于那些选择这些道路的人来

说，空气变得太稀薄了，他们可以选择立即撤退，选择一个更容易的方式。

第二个注意:标记这些路径的许多术语(大约四分之一)没有定义。在对潜在

的博览会的预期中，这些博览会或多或少地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出现在其他定义

和博览会中，或与其相关联，这些通常只是指明了方向。这样，读者就可以充

实这些术语，对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作出不同的选择，对最适合它们的人给予特

权，为自己发展它们所包含的可能性，并给予它们定义，从而证明新的分歧、

新的顺序是正确的。

因此，第三点:每个读者都可以想象许多其他尚未打开的段落。一个人也可能会

对这些路标的坚持性感到恼火，并拒绝遵循他们提出的方向，或者对没有大量似乎

可能的条目感到惊讶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必要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通过这种自由主义者的话语选择来清理自己的道

路。一个人也可以为自己建立另一个词典——一个平行的词典

或者探索其他领域，能够构成其他可能的世界。
最后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这里采用的强制性或双指令语调——字典和手册的

语调——显然是一种模仿，一种由这种语言体裁的语法规定的模仿，正如尼采和费

雷所说，而且是故意这样说的。无政府主义，因为它没有学院，没有资格考试，教

皇，大祭司，或中央委员会，授权任何人代表它发言。但是，在这个词汇中提出的

绝对主观主义绝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辩护，它反驳了肯定概念在这里的重要性(见这

些术语)。这仅仅是，可以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无政府状态定义的内在和主观

条件，这种“陌生的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2

里奥 ·费雷(1916-1993)是法国颂歌传统中最受人喜爱的诗人和歌手之一，也是一位终

身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

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费利克斯 ·瓜塔里(felixGuattari)，《一千高原》 ，译。布莱恩 ·马苏米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158页。



A
Apriori/aposteriori[amont/aval](见永恒的回归，传统，混乱，世俗，

过去)。

行动(实践)(参见工具/武器，运动和符号/标志)。我们能从人类身上期待什么？只有一件事:

行动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在人的行动中产生，而不是在反思中产生。”1“在有组织的

生命中，生命、健康和力量的最佳状态就是行动。只有通过行动，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能

力，增加自己的能量，才能实现自己命运的圆满。”无政府主义拒绝理想主义及其至高无上的

理论(“三思而后行!”)它赋予科学家、专家、语言和推理的特权来决定什么是必须做的、必须

思考的和必须渴望的，以便不断地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欲望，更好地使它们服从于符号、等级

和等级的顺序。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者关于行动的概念涉及两个主要观点:

一种可以被描述为认识论或批判性的观点，包括拒绝将事物和标志、力量和意

义、行为和理由、法律或戒律及其应用分开。这种观点将这种分离诊断为支

配的主要来源之一:某些力量将其他力量从什么中分离出来的能力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革命和教堂中的正义》 ，第 3卷(巴黎:河流，1930)，

71-72。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战争与和平》(巴黎:河流，1927)，53。

“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运动和行动:存在只意味着去做”(MikhailBakunin，uvres，

卷 3[Paris:Stock，190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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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把他们束缚在语言、法律和原则的陷阱中，或者陷入谎言的

陷阱中，这些谎言假装代表他们所说的事情(见代表和国家)。

这种观点恰恰符合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本质。正如这个词最常见的哲学定义所表

明的那样，“行为是被认为是这个存在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其外部原因的操

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是一个项目的表达，这个项目是建立在人的自主

性的基础上，拒绝任何人对另一个人的服从或依赖。也正是在这个第一层意

义上，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可以与尼采的思想相提并论。2.因为自由意志主义

思想是对存在的肯定，在这种肯定中，存在构成他们作为自由存在的唯一条

件就是服从他们自己的自决，行动不仅反对话语和符号，而且也反对反作用

(参见这个术语)，反作用于一个人满足于对他人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被动形式

的行动(参见怨恨和内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促使我们行动的一切

的决定性标准(行动和反应、肯定和否定、活动和被动)——自由意志主义行

动提出了解放问题，并为解放提供了必要条件。

活跃的少数派(见核心，事物中心，直接行动和亲密)。一个来自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

义的概念。不要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特有的“先锋队”的专制概念相混

淆，这些政党声称能够比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看得更远、更高、更深、更多——由于他们拥有

理论——因此有权引导被剥削者走上解放之路(见异化)。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活

跃的少数派认为并认为他们自己是在一个有利和潜在革命环境中的一种可能性的特殊表现形

式(见这个术语)，但是这种可能性在表现形式、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

可能永远是这样

安德烈 ·拉兰德，《词汇技巧与哲学批判》 ，第 15版，第 1卷(巴黎:PUF，1985)

，19-20。

尽管尼采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间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但这本简短的词典的全部内容

都希望以一种足够令人信服的方式显示出他们之间深厚的亲和力。如果一个人必须通过一个既

外在又亲密的参考来证明这种联系(参见这个术语)，请看 1906年出版的回忆录，其中弗朗茨

·奥弗贝克，尼采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不仅以最明确的方式长篇大论地阐述了尼采和斯蒂尔

纳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前者曾读过斯蒂尔纳)，而且尼采和普劳顿之间“最大可能的亲密关系”。

弗朗茨 ·奥弗贝克，《尼采纪念品》 ，翻译。让 ·尚波(巴黎:艾莉亚出版社，1999年)，5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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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可能性(社团主义者、改革派、民族主义者、反动派等)，以不同的方式组

成。虽然最初出现在行动领域(见本术语)，但活跃的少数群体既不是作为一种外部

模式，也不是授权他们向其他人指挥或演讲的理论知识的代理人。在从他们的生活

经历中选择他们认为是最激进或革命性的斗争形式和理由的同时，积极的少数群体

试图通过传染或模仿采取行动，通过在自己的实践中表达与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关

系，这种关系可能存在于无数其他情况中，并可能以更大的力量重复。在这个意义

上，根据西蒙顿提出的结晶模型，活跃的少数民族，在这个概念的自由意志主义意

义上，只能出现在“革命前”的背景下，在“一个过饱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

事件真正准备发生,”一个事件能够“穿越、活化和结构一个不同的领域，越来越多的

不同和异质的领域,”“传播”通过他们

亲和力(亲和力群体，选择性亲和力)(见信任，公地，联合，反感，排斥和类比)。古代化学中

的一个概念，由歌德和马克斯 ·韦伯复原到现代，用以理论化人际关系，在自由至上的运动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是通过亲和力来组织自己!”Charlesd’avray在他的歌曲“Le

triumphd’anarchie”中大声说道与人们可能认为的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亲和力并不是一

种意识形态性质的——除了某种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共享的纲领或平台意味着那些赞同它

的人之间有着更深刻的“亲和力”。在爱情中，就像在政治中一样(如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的那

样)，激进分子之间在这个或那个位置或现实层面上的亲密关系(社区生活，技术任务的协

会，或者，历史上，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地区的 fai2的小型活动团体，等等)，激进的性

情，各种形式的情感，各种品质的性格，以及各种方式，这些可以与其他人组成。我们总是

根据不同的存在，不同的环境，以及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交往的事物(比如汽车，伴侣，自动步

枪，或者郊区的房子)来改变自己。每个联想都会选择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特定的品质和倾向，

这些品质和倾向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有时候是令人惊讶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

或设想他或她能做什么，不管是好是坏。交往是一种带来好的遭遇和避免坏的遭遇的艺术，

从而从一个自我和自我中调动积极而非消极的、充满生命而非死亡的未开发的新资源。这个

前提是大量的

吉尔伯特 ·西蒙顿，《个性化、精神与集体》(巴黎:奥比尔出版社，1989)，53,54,63。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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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天赋和实际意义，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秩序所施加的模式和角色的

粗糙性通常使得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困难。一个亲和力的例子，这是富有

成果的内容和他们的影响:“亲密的圈子”，巴枯宁从未停止参与。关于

亲密关系的一个更值得怀疑的例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是:

Nechayev-Bakunin协会或 1937年西班牙民兵的军事化。

肯定(见解放)。

疏远(见缺乏、欲望和欲望)。集体力量与他们能够通过压迫性和破坏性的外部秩序所做的事情

分离开来，无法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们所包含的无限资源，集体力量被导致徒劳地试图填补这

种扭曲所造成的空白(见这些术语)，拼命地寻求补救他们在他人的外部(见外部/内部)中的无

能为力(见外部/内部)。无论这种对他人的认同是以爱或恨的形式出现，无论是通过群众(见本

术语)对老板和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膝，还是通过这些人物所激发的嫉妒和仇恨的斗争，或是通

过否定和辩证法提供的距离幻想，集体存在脱离了自身的能力，被剥夺了自身的权利。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被疏远了:一个人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朋友或敌人——并且只通

过另一个人而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一个人的行为(见主人/奴隶)或一个人对自己的形

象，而且存在于一个人主观性的核心(见这个术语)。因此，异化为两种压迫提供了理由，这两

种压迫是对称的，即使它们假装相互对立:(1)对现有统治的压迫，这种压迫可以吸收它们所

俘获并认同它们的力量;(2)对未来统治秩序的压迫，这种压迫是由它们声称要解放的那些力

量的无能所助长的，它们拒绝对这些力量实行任何自治，因为作为被异化的力量，据说它们

完全依赖于外在的统治和解放，外在于它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或基督徒、革

命者或人道主义者、人民的公仆(见本术语)——“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实

际上(用蒲鲁东关于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解放的“绦虫”(见分类)

译者注:在 1847年 9月 23日普鲁登的日记中，他愤怒地回应了马克思出版的《哲

学的贫穷》一书，该书攻击了普鲁登自己的贫穷哲学:“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绦

虫”(Carnets，第 2卷，编辑)。皮埃尔 ·霍布特曼[巴黎:里维埃尔，197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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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见我们朋友和协会的朋友)。从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到少数活跃的无政府工

团主义，联盟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是建立在亲和力

基础上的亲密圈子(通常是秘密的)的同义词(参见这个术语)。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上，这一

概念从根本上逃避了”联盟”一词在用于表示国家、当事方、家庭或企业之间的政治、经济或

婚姻协议时的一般含义(见我们朋友的朋友)。在这个词的常识意义上，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

想来说，“联盟”是反对联合的。如果联合允许关联的存在——通过组成和亲和力(参见这些术

语)——解放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的内在力量和可能性，从而展示和肯定存在的力量，一个“联

盟”——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经济的

总是一个纯粹的外部力量(家庭，政党，氏族，国家，企业)，一个功利

组织根据(同样外部的)紧急情况或必要的恐惧，支配，或利润。

利他主义(见暗示)。

类比(同源性)(参见亲和力和中间事物)。普劳德洪用这个概念来理论化资本、国家和教会的共

同特征:“资本，在政治秩序中类似于政府，在宗教秩序中是天主教的同义词...资本对劳动和

国家对自由的影响，教会反过来对智力的影响。”类比是理解自由意志主义解放的逻辑和本质

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无政府主义中，革命主要不是现有秩序或制度矛盾的产物，不是这个制

度的辩证产物，也不是它的否定(见外部力量)。它诞生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体系之外，来自

于这个体系没有设法包围的东西，来自于这个体系忽视、掠夺、压制和否定的无限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总是困扰着这个体系，事实上，它只是无限其他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见无政府

状态)。2自由至上的运动不是从无限其他可能性中诞生的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革命者的自白》(巴黎:里维埃尔，1929)，第 282页。

米歇尔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提出了系统内外之间的区别。Stevenf.Rendall

[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11]，35-36)，但也是如 AlainCaillé解释

的那样，ClaudeLefort拒绝认为“社会是一个完全被各种系统所覆盖的齐性空间，没有任何余

地”(AlainCaillé，《 Lademocracyàl’uvre》中的“ClaudeLefort，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作

者:克劳德 ·勒福特。克劳德 ·哈比卜和克劳德 ·穆沙尔(巴黎:精神出版社，1993]，63-64)。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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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拒绝的秩序，即使这个秩序是矛盾的，但来自于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和可能性，这

些力量和可能性与这个秩序格格不入，或来自于这个系统支配和破坏的那些力量和

可能性。从这众多的力量中作出另一种安排，从所有可能的力量中选择那些允许其

他力量自由发展的力量，对这些力量进行排序或排列，使其中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妨

碍其他力量尽其所能:这就是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性质和野心。如果亲和力定义了自

由意志主义力量相互联系的实验方式和主观方式，那么类比就有助于我们思考所有

这些力量的共同逻辑和适用于每一种力量的逻辑，从而有可能通过直觉和理论澄清

来验证联合理由的有效性以及指导这种联系的亲和力的相关性。亲和力总是可以建

立在错误的借口上，而且往往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或错误的理由上(见常识):例如，

根据这样一个原则(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即我们敌人的敌人必

然是我们的朋友，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对手。类比使我们有可能认为选择能够体现

自由至上的运动的力量。然而，由于它总是处于这些力量的内部，因此它预先假定

了大量的技巧和实际意义。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当前秩序中彼此最接

近的力量——那些在外在形式或身份上最相似的力量——并不总是最好联合在一起

的力量。相反，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由意志主义协会基于自由和自主的愿望和逻

辑，从身份和外表的角度来看，与最不同和最遥远的势力在一起，有时是最可取和

最有解放意义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点通过口号“警察与我们同在!”1936年 7月

起义期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突击警卫的联盟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例

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骄傲的霍尼亚式的类比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与斯宾诺莎一

起，一匹耕马和一匹赛马，在某个特定的现实层面上(见这个术语)，如何比耕马和

奶牛更少的共同点。1

无政府主义。在主导秩序类别(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工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的分

类和同一性登记册中，对认为自己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实践、思想、运动和组织的指定。因

此，无政府主义有两面:

这一点，雅克 ·德维特(JacquesDewitte)写道:“社会的深渊:关于

[2000年 4月]:346-66.]

参见 GillesDeleuze，Spinoza:PracticalPhilosophy，trans.RobertHurley(San

Francisco:CityLightsBooks，198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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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可以自由获得的标题，与它试图表达的内容相称，它服务于所

有那些在其中认识到表明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欲望的最

佳方式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它适用于一切事物，无政府主义有

一个宝贵的可能性来谈论一个项目是共同的许多情况，以无限的方式

的理解，感知和行动。这是表达德勒兹所说的“只能描述多重性”的

“陌生人的统一性”的最好方式

无政府主义作为主导秩序范畴中的一个分类范畴，与其他许多分类范畴相似

并与之竞争，无政府主义总是冒着否定无政府主义的风险，无政府主义

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组织表现形式。与其宗教和政治对手一样，无政

府主义因此倾向于产生锁在自己身份内部的机构——每个机构都有其内

部和外部——包括其入门仪式、其教义、其警察和牧师、其排斥、其分

裂、其诅咒和逐出教会。无政府主义将自己从多种不同力量的直接和直

接表达，转变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实体，一种象征性的力量(Proudhon)，

以其自己的方式，类似于它声称要打击的所有大统治(教会、首都、国

家)。以这种方式，它最初的多样性往往转化为并列的宗派或个人之间的

斗争，因为他们都渴望掌控整个项目的总体，这些项目被简化为一个标

志、一面旗帜或一个商业企业(见思想狂)。

右翼的无政府主义(参见新自由主义者)。一种脾气暴躁、充满敌意的生存模式，在选择被动

反应(参见这个术语)时，往往带有马乔和偏执的力量，不断冒着产生坏脾气、没有反抗能

力、充满怨恨的生物的风险，这种怨恨的虚无主义拒绝任何肯定。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不

管关于它是否配得上“无政府主义”这个名称的争论如何)，右翼无政府主义(见这个术语)并不

完全与所谓的“左派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潮流和方面格格不入，正如最直接的好战行为所显示

的那样，以及例如，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某些潮流对反犹太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保罗 ·拉西

尼耶(PaulRassinier)所表达的长期和盲目的宽容。2著名右翼无政府主义者的例子:作家塞莱

恩(celline)和(在他生命的尽头)里奥 ·马莱特(LéoMalet)。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58页。

关于这一点，参见 Nadine壁画，《反犹太人的制造》(Paris:Seui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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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化学反应(见行动的宣传，行动的通道，焦点)。1880-1890年间的袭击和爆

炸事件给无政府主义行动带来了持久的声誉，称其为绝望的少数派的暴力行为。此外，从自

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攻击不一定是两种不可接受的倾向的产物:1)功利主义和机械主

义的幻想，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攻击那些自认为是世界秩序的基础或基石的人，即国王和国

家元首来改变世界秩序;2)怨恨(见这个词)，在这种情况下，是穷人和弱者对富人和强者的怨

恨，这种怨恨作为反抗的替代品(见这个词)，将会发展成所谓的“BonnotGang”(见犬儒主义)

令人厌恶的罪行。然而，这种对 19世纪末袭击事件的负面形象决不能掩盖它们在自由意志主

义思想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利用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方式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的是，这是一次由第一国际(1881年 7月伦敦大会)的代表组成的大型国际会议，他们

采用了先前建筑师运动主要领导人(克鲁泡特金、莱克勒斯、马拉泰斯塔等)提出的行动模式，

他们认为”普遍革命的时代不远了”，他们决定研究制造炸弹的技术和化学。无政府主义炸弹

的”爆炸性”特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造成作者和受害者的死亡)，但却象征性地

传达了自由意志主义行动的意义和半个世纪以后构想世界的自由意志主义方式。事实上，无

政府主义炸弹的效果是瞬间的，它被指控表达一个不可逆转的最后行动的所有愿望，个人面

对生死时的所有恐惧和希望(见这个术语)，它被直接指控(在其非常重要的方面)世界秩序的”

爆炸”，构成它的要素的彻底重组的想法。对于现代科学和政治的概念来说，无序化学因此在

隐喻和实际行动的双重语域中具有意义。作为象征性的和真实的，它被赋予了无限的意义，

其中地方(见地方主义)、个人和直接经历者为革命理念和愿望提供了可见的参照物，其中科学

与社会、技术与社会变革、爆炸与革命以刘家道家的方式在炸药试管中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旧世界的爆破者”(或”破坏者”)制造他们自己的爆炸产品，当时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期刊都有

一个专门讨论这一活动的技术和科学部分。在这一点上，参见 JeanGrave，《无政府主义

宣传 40周年》(Paris:Flammarion，1973)，166etpassim，和 DanielColson，《科学

无政府主义者》 ，réfraction1(Winter1997):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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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和未来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化学无视文化和自然之间的

界限，理想自由和物质必要性之间的界限(见这些术语)。以炼金术的方式，它

试图统一已经分离的东西:人类和自然，观念和物质，纯粹功利的技术操作和神

秘的关注与世界的根本转变。像炼金术一样，它试图将空间和时间压缩成一个

单一的、直接的行为:空间，在硝化甘油和雷汞的混合物的微小作用下，通过它

们的“传播”，能够改变世界和社会的秩序，从自下而上;时间，在弥赛亚式的确

定性中，这个姿态的时刻对应于历史的时刻，革命即将到来，伟大的黄昏时刻

(见这个术语)已经到来。

无政府工团主义(见直接行动、活跃的少数派、运动、伟大的夜晚和总罢

工)。

无政府状态(见外部力量)。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创始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了其

挑衅性的、颠覆性的和理论意义，逐渐转变为“无政府主义”，一个思想和组织的身体，往往

与“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最初在它的第一个发明者的作品中的含义相反:déjacques，c

urderoy，Proudhon，Bakunin，等等。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无政府状态不能简化为乌

托邦式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被推迟到时间的尽头:政府的缺席。无政府状态首先是拒绝任何

首要原则、任何首要原因、任何首要思想、任何存在对单一起源的依赖(最终总是被认定为与

上帝同一起源)。1无政府状态，作为起源、目标和手段(见 entelechy)，是对存在的多样

性、无限的多样性的肯定，以及它们构建一个没有等级、统治或依赖形式的世界的能力，而

不是完全自由和自治的力量的自由联合(见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指的

是存在的两种状态，一种先于一种后于一个存在的能力。首先，“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指的是

事物的先验条件，指的是随机相遇的力量和权力的盲目混乱(见共同概念和集体理性)。其

次，它指的是一种后天条件(如果这种区分仍然有意义的话)，在这种条件下，无政府状态被

认为是新主体性的自愿建构，是存在主体的能力

第一个原因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过。第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它本身没有原因，或者它本身就

是原因。它是绝对创造宇宙，纯粹的精神创造物质，一派胡言”(巴枯宁，“思考哲学,”乌弗雷斯，

3:34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表达他们所包含的力量。在 1848年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普鲁东试图通过

“积极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术语来思考后一种情况，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形式是自

治的、矛盾的或对立的力量，它们只是为了彼此承认和相互联系而斗争，而不

是为了解决反对它们的分歧。这是一种无政府的过度的力量和肯定，为了在相

互矛盾的条件之间建立联系，以电池两极的方式彼此极化，可以说，为了“系列

化”它们的丰富性，试图发现和建构巴枯宁所说的生命秩序。

痛苦(看到外在的力量)。

反独裁/反权力。无政府主义首先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其(非常相对的)原创性包括反对

国家(以及极端自由主义者;见新自由主义者)或谴责“权力”是体现在国家、法律或一个阶

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中的神秘本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斗争是从构成现存关系的整体

内部(参见这个术语)进行的，尽管这些关系可能是独立和微小的。限定词“反独裁”用来

表示无政府主义者斗争和计划的广度。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至上的运动，通过其不断的实

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迈克尔 ·福柯对权力的描述，我们在这里几乎逐字重复:

权力首先并不等同于国家主权、法律、统治的原则或完全统一。

“权力不是一种获得、攫取或分享的东西，不是一个人抓住或允许

其溜走的东西;权力是在无数个点上，在非平等和流动关系的

相互作用中行使的.....。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关系(经济进程、知识关系、性关系)，权力关系并不

处于外在地位，而是后者内在的;它们是后者出现的分裂、不平等和

不平衡的直接影响，相反，它们是这些区别的内在条件

“权力来自下面。”它并不依赖于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无所不在的二元对

立，这是一种二元性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著作选》 ，爱德华兹译，伊丽莎白弗雷泽译，(纽约花园城:锚

书出版社，1969年)，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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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一直回荡到社会身体的深处(见系统和决定论)。相反，正

是工作生活、家庭生活和直接关系中的多重力量关系(见本术语)构成

了大规模支配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并且通过其强度，使整合、同质

化、连续化和关系趋同的效应成为可能。

“权力关系既是有意的，也是非主观的......它们贯穿于计算之中......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是由个人主体的选择或决定产生的......也不意味着它是由统

治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集团或者那些做出最重要经济决定的人的选择

或决定产生的。”1.”权力的合理性的特点是，在其所刻画的有限层面

上，战术往往相当明确......这些战术彼此相连，相互吸引和传播，但在

其他地方找到其支撑基础和条件，最终形成全面的体系:逻辑十分清晰，

目标可以破译，但往往没有人在那里发明它们，而且很少有人可以说是

制定了它们:这是一种隐含的特征，即伟大的匿名的、几乎不言而喻的战

略手段，它们协调着那些喋喋不休的战术，其‘发明者’或决策者往往没有

虚伪 2

反对某些东西(见支持某些东西)。反资本主义、反神职主义、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

义、反殖民主义、反核武器、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犹太主义、

反生产主义、反权威主义、反性别主义、反物种主义、反尺寸主义、反矮人主义、反代

谢主义等。尽管这份长长的(并非详尽无遗的)清单可能会让人们相信，无政府主义既不

是一个意识形态项目，也不是一个需求的目录，通常是负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需求会被详细阐述成新的规则和新的道德和行为禁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平等主义力

量，它通过反抗打破统治链条，只是为了在这种破裂运动中更好地肯定另一种可能性，

世界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见这些术语)。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从根本上脱离了对某些极左势力或接近情境主义的分析，这

些分析往往建立在阴谋和隐藏的力量从阴影中操纵现实的主题之上。

米歇尔 ·福柯，《性史》 ，第一卷:知识的意志，罗伯特 ·赫尔利译

(Harmondsworth，UK:Penguin，1990)，94etpassim.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反物种主义(反物种主义者)。在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环境中(参见这个术语)，无政府主义

总是与特定思想(自然主义、素食主义、和平主义等)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有时

会发展成为理想主义(参见这个术语和完整的和平主义)。举个最近的例子，反物种主义

就是这种情况。类似于反种族主义或反性别歧视的反物种主义立场可以表述如下:”物种

不是一个伦理上相关的类别，不超过性别或种族。因此，反物种主义者反对物种歧视，

即基于物种的歧视。”1反物种主义承认动物生命，拒绝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根本区

别，谴责我们这个世界背后的标准化和技术化的暴力和残忍，这些都呼应了自由意志主

义思想的许多方面。然而，它也在三个重要方面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同:

反物种主义提到动物“解放”，提到“斗争”，提到动物解放运动，提到许多其他解

放运动共有的关于人类行为的词汇和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反物种主义

显然在语言层面上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最为接近，但与此同时，

由于下述原因，反物种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距离越来越远:无政府主

义呼吁解放，支持争取解放的斗争——所有争取解放的斗争，尽管各有不同

——但有一个条件:这种解放是有关各方自己的工作，是需要通过直接行动

获得解放的力量的工作，除了任何代表以外，任何声称以他人名义发言、

为他人行事、为他人利益行事的代表(见本术语)。动物如何才能解放自己，

解放自己？这是导致反物种主义者将自己与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区分开来的

第一个问题。不管喜欢与否，反物种主义者都不能不把自己定位为动物的

“代言人”或“代表者”，“代表”动物的原因，同时从这种代表中获益(见这个

术语)。动物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妇女，也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非法移

民，更不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区分它们的不是自然界的跨种族差异。从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

少数民族、妇女、失业者、工人和无文件者可以战斗,

yvesBonnardelandDavidOlivier，《反特殊主义:为了无国界的团结》 ，La

Griffeno.1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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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组织起来，组成集体，没有中间人和代表(见直接行动)。他们可以

自己发展自己的观点，直面其他力量的观点。动物不能。他们可以做其

他的事情，一个无穷大，在我们与他们以及所有存在的关系中打开了大

量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不能像女人、年轻人、工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那

样挣扎。这使得反物种主义者能够将动物的存在简化为人类的现实，代

表它们说话，翻译动物应该想要的东西，使它们服从它们自己无法确认

的利益和考虑，从而从它们的沉默中获益，同时禁止自己承认这种沉默

为人类以及其他动物带来了什么

第二个分歧部分源于第一个分歧。由于动物不会说话，反物种主义只是人类

的一种运动，反物种主义者可以满足于为自己说话，说明为什么动物事

业对他们如此重要，展开他们自己所包含的成为动物的过程。但是反物

种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潮流，并不满足于这种主观的立场，从自由

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可以渴望对现有的东西进行解放性的重组，

使人类接受现有的东西的总体，从而接受其他动物物种。反物种主义者

忠实于他们在保护动物方面所持的”人类，太人类”的利益，并没有重申

制定一个一般性观点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将使动物拥有人类的声音，在

这种声音中，动物将拥有权利，一种被承认的地位——在与人类同样的

标题下

-作为一个平等的(见这个术语)。但是，由于这种普遍的观点不能从所

有有关各方的实际、直接和直接的对抗中产生——更确切地说，不能从

有关各方、动物本身中最感兴趣的那些人中产生(参见共同的概念和集

体的理性)——反特殊生物主义者不得不向第三方、第三种观点、普遍

的观点(参见这个术语)、客观的和超然的观点:某种和平法官、伦理委员

会或神性，作为外部的

在这一点上，参见 ElisabethdeFontenay，LeSilencedesbites:Laphilosophyàl’épreuvede

L’animalité(Paris:Fayard，1998)。

然而，在这方面，大卫 ·奥利维尔(DavidOlivier)的《美味与杀戮》(LetasteandLemurder)，

《格里菲第 13号》(LaGriffeno.1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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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主体性，就像对动物的主体性一样，但是能够以客观的方式表达

或衡量这些主体性的感受，并且根据这种外部衡量，宣布他们的权利平

等(见法律/权利)。这第三方，这个和平正义或神性，是功利主义(见这

个术语)，它承担这个角色的三个方面下的传统道德(我必须考虑到他人

的痛苦，一个痛苦，我不经历)，一个客观的科学(我必须能够客观地确

定谁受苦，以何种强度)，和一个诡辩或政治经济的道德(我必须始终能

够精确地计算最佳分配我的行为和我的资源在一个幸福和痛苦的一般市

场的框架内)。

无政府主义和反物种主义之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分流，使我们有

可能理解前两个大分流:在实践层面上，在对动物、动物的生命和世

界观的关注上，反物种主义似乎引起了人们对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

的质疑，破坏了这种从基督教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和权利的混合体的

稳定

-从财产到灵魂或精神，到国家和道德-成为各种统治国家和剥削关系的

面具和基础。但是反物种主义在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上走得既远又不够远

——表面上走得太远，深度上不够。通过强调将人类与动物联系在一起

的关系的无辜、冷漠和所谓的自然的残酷，反物种主义确实开启了以不

同的方式思考我们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开创了全新的关系。但是为了做

到这一点，反物种主义将不得不放弃人道主义的神奇边界，它的霸权主

义和肤浅的表现。它将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表述，这种表述使人类成为独

立的、自足的、拥有权力、利益和权利的主体，只涉及决定他们做什么

或者没有权利从他们周围的世界获得什么，决定谁应该得到”主体”的地

位，谁应该得到”利益”(在这种表述的两种意义上)。反物种主义并没有

放弃人道主义，而是满足于将其延伸到一些非人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

激起了愤怒，因此这种愤怒引起的讨论是无稽之谈。西方白人男性的神

圣特权已经扩展到有色人种，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反物种主义者现在建

议扩展到某些动物，在法律、道德和科学的三重庇护下。反物种主义并

没有破坏物种的限制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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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统治和剥削关系的基础。通过将它们应用于其他一定

数量的现存物种，来更新它们是满足的。我们如何结束人道主义的压迫

和荒谬的特权？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渴望在我们与其他现存物种保持关系

的这个领域中回答的问题。这是反物种主义无法回答的问题。

Apeiron(见外部力量)。一个希腊的概念，同时意味着无知和无限。阿纳克西

曼德用它来思考无限存在永恒诞生的不确定和不明确的基础，“无限”的概念

——尤其是吉尔伯特 ·西蒙顿引入现代思想的概念——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非

常接近，也有助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欲望(见欲望、力量、厌恶、排斥和亲和力)。GabrielTarde使用的概念。它是欲望的同

义词，但也表明其他集体力量如何可以包含在每个存在的意志(见单子和缺乏)。如果存

在物之间的相遇或回避从来不会受到量子物理学家冷酷的机械和外在概念的影响(见常

见概念)，那正是因为存在于某一特定时刻的每一个集体力量都是通过其特定的安排而

被标记的，而不是由于其他力量的缺乏(见这个术语)，而是由于对相遇这些存在物的渴

望——这种渴望对应于每一个存在物从某种角度来说都包含着超丰富的可能性。这就是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可以认可雷内 ·汤姆的公式:“饥饿的捕食者是自己的猎物。”2

应用(见功利主义)。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事物的意义、价值和决定性始终是存在、

情况和事件本身的内在，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应用”的概念，这种将行为和实践服从于

第一原则、外在判断或衡量的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始终恰恰是一个“应用自身”

于任务的问题，向工头负责，按照他的要求做他要求你做的事情(见解释)。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

RenéThom，《形态与个性化》 ，GilbertSimondon:anPenséeofl’individual-

(巴黎:阿尔宾 ·米歇尔出版社，19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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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集体安排)(见集体存在)。1德勒兹术语。这个词使我们可以避免组织概念的生物化预

设。排列是一个集体存在的组成模式，它决定了其欲望的质量以及权力和自主的程度。从这

个角度来看，任何集体存在或集体力量都是一种安排。

联合/分离(见集体)。正如 Simondon和 Proudhon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证明的那样，社团和与

之相对应的集体力量绝不仅仅是在这种社团存在时所存在的个人联系的总和。它们的运作总

是基于这些个人内部尚未个性化的东西(见个性化)，基于它们所包含的超越自我的东西或不

确定的东西，这些东西证明它们愿意加入他人，创造一个新的存在，从而超越它们作为个人

的限度，例如它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它调动的力量尚未个别化，

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新的存在是能够-好或坏。任何联想都需要许多实验和许多过去的联想

经验，但也需要一定的直觉技巧，对每个联想在我们内部调动的那些新的力量和潜力的关

注。

从自由意志主义或解放主义的观点来看，可以考虑集体力量之间

的三种形式或方法的结合和分离(见本术语)，所有这些都以肯定为

特征，占据肯定的记录。

一种力量可以避免其他力量，避免糟糕的遭遇，避免引起悲伤的遭遇，从而

削弱它的力量。因为它确实如此

德勒兹和瓜塔里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法语单词 agency通常被翻译成“集合”然而，正如 JasbirPuar指

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尴尬”的渲染，接近于误译，因为它暗示了一些比中介机构所需要的更加稳

固或静态的东西(Puar，“‘我宁愿做一个机器人而不是一个女神’:交叉性、集合和情感政治”，

EIPCP:欧洲进步文化政策研究所，2011年 1月，http://EIPCP.net/transver-sal/0811/Puar/en;

参见约翰 ·菲利普斯，“代理/集合”，理论，文化与社会，23,2-3[2006]:108-109).在通常的用

法中，代理可能指的是一个人客厅里的家具的配置或者在一首歌中的音符的放置(j。 Macgregor

Wise，“Assemblage”，在 GillesDeleuze:KeyConcepts，ed。斯蒂维尔[蒙特利尔:麦吉尔-皇

后大学出版社，2005]，77,79)。在我看来，正如 Deleuze和 Guattari所使用的，特别是

Colson所使用的那样，这个术语可以更好地表示为“arrangement”，以便暗示一个过程的开放

性(参见 Graham Livesey，“Assemblage,”inTheDeleuzeDictionary，rev.ed.ed。Adrian

Parr[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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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力量总是可以选择——短暂地或长时间地——最大的孤独，只依靠它

自己，依靠它所包含的可能性，同时等待更好的时机，其他遭遇，其他情

况，其他事件(唯一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的东西)，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或者

更多彩地，像一个深藏的“间谍”或者一个“休眠的病毒”因此，真实包含了无

限的力量，这些力量已经退回到它们自己的能力之中，将外部关系限制在

最低限度或者特定的现实层面(参见这个术语)

-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必要-但是它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无论是好

的还是坏的(见这些术语)。这就是为什么斯宾诺莎可以说，没有人知道

一个物体能做什么，每种力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给定的情况或

安排下能做什么

一种力量也可以纠缠在统治和依赖的关系中，选择通过反抗(参见这个术语)

来解放自己，摆脱将其与其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束缚，这种束缚它认为

是压迫的关系(参见直接行动)。任何反抗(罢工、起义、青少年逃跑，或

梅尔维尔的《巴特比:我宁愿不要》中错误的否定公式)都是，正如米歇

尔 ·佩罗所说，“美丽的逃离”，是时间和事物结构的租金(见停顿)，是

一切都变得可能的时刻。

这种解放的裂痕或裂痕总是转瞬即逝，因此可以为新的力量的出现和力量之

间关系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这是第三种结合和分裂的方法。从服从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他们所包含的外在秩序对他们施加的限制中解放出

来，叛乱的力量可以自由地加入其他力量，由于这种联合，通过这种联

合产生更强大的力量，通过这种联合产生另一个完全致力于肯定、权力

和自由的世界(见这些文字，但也包括力量的平衡)。

自治(见 nomos，nomad，scientificlaws，andmonad)。在自由意志主义和反独裁运

动中反复出现的术语(从 70年代的“工团主义自治”到“自治主义者”)。与其伪博学相反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学院到命题 2，在斯宾诺莎:全集，撒母耳译

Michaell。 Morgan(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inc.，2002)，280-82。

米歇尔 ·佩罗，《罢工工人:法国 1871-1890》(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

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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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并不意味着一个生物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把构成自己的东西服

从于它可以想象自己是主人的法律形式。在这个词的常识意义上(见法律/权利)

，所有的法律都是外部的，构成统治关系的一部分，包括那些被称为“自然”的

“法律”——正如加布里埃尔 ·塔德所证明的

在莱布尼茨的词汇表中，当他提出“通过某些单子来解释自然法则......他们渴望

这些法则，......强加这些形式，服从他们的枷锁，用他们的大镰刀平衡一个单

子的民族，因此被征服并制造统一，虽然生来自由和原始，所有人都像征服者

一样渴望统治和同化宇宙。”1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所有的法律都是单一

的，具体到每一个存在的本质——巴枯宁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一个事物都

包含它自己的法律，即它自身内部的特定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见

entelechy)。2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自治指的是构成存在的力量，指的是

它们自己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的能力，以便 1)肯定自己的存在，2)与他人联

系，从而构成一种日益强大的生命力量。

先锋派(见活跃的少数派)。

GabrielTarde，MonadologyandSociology，ed.andtrans.GabrielTarde，

MonadologyandSociology，ed.TheoLorenc(Melbourne:re.press，2012)

，27.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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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这是一个引以为豪的奥地利术语，借自他那个时代的会计学。参见

平衡力量。

力量的平衡(见斗争、自主、限制、辩证、等级和张力)。一个骄傲的奥地利概念，根据这个概

念，“社会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功能和能力的等级系统，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自由力量相互平

衡的系统。”1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每一种力量都寻求达到其能力的极限，即超越外部和

支配性秩序对其施加的限制(参见这些术语)。但是每种力量也有它自己的极限，这些极限是构

成它的内在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始终是一个奇异的力，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力(见这些术

语)，另一方面，矛盾的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力，由于什么构成它，总是能够比它的

奇异性或它的个性(见这些术语)最初允许它做的更多。按照蒲鲁东的说法，他在这里借用了莱

布尼茨的词汇，人们可以说，每个力量是一个单子或单子的组合，内在拥有所有存在的东

西。这种占有是一种力量的自主性的基础，它作为一种自由力量的可能性得到确认，这种力

量本身就足够了，但只能从某种观点出发，并通过某种限制它并且必须超越它的力量的特性

(见这些术语)。在吉尔伯特 ·西蒙顿的词汇中，人们可以说，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

个个体，任何存在的力量之所以具有戏剧性和不确定性，是因为它总是能够胜过它本身:”个

体只是它自己，但它作为优于它自己的存在，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现实，这个现实

不会被个体化的过程耗尽，而是保持着新的和潜在的，由潜在的活力所激发..。

1蒲鲁东，pj。蒲鲁东作品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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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本身并不感到孤独，作为个体并不感到局限于仅仅是其自身的现实。”1从

这种力量存在的双重模式——作为绝对的奇点，因为内在拥有所有存在的潜力

——产生了构成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基础的三个问题:1)力量相遇的模式的重要

性，在某一特定时刻约束或分离的结合或分离的方法(见这些术语);2)每一种力

量的自主性，因此每一种力量都有可能以存在的整体的名义脱离任何结合;3)集

体存在永远有可能试图创造另一种力量组合模式，以便更好地表达真实存在的

全部力量。

正是在这种存在的概念中，才有可能接近骄傲的洪尼亚式的力量平衡的概

念。任何力量都会立即引起它的对立面(也见分裂)，作为对其独特性的帝国主

义的抵抗，作为对其观点固有局限性的肯定，正如它所肯定的其他局限性一

样。这里可以提供许多例子。肯定大国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必要的团结，直接对

应于肯定这些力量的自主性，以及它们在某一特定时刻为某一特定行动的目的

脱离或反抗联系它们的纽带的可能性(见等级制度)。在某一特定现实层面的紧

急情况下的断言(过于“自信”)——无论是经济的、物质的、军事的、浪漫的、行

政的等等。直接对应于不同的，因此立即相反(或相反)的肯定或多或少环境或

立即迫切的一个或几个其他层面的现实。3与黑格尔主义相反，有人认为是蒲

鲁东(为了谴责他)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94。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蒲鲁东从根本上将自己与另一个可能的尼采区分开来，根据德勒兹的颠

倒和扩展的公式，这个尼采将不再会遇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将不再有可能与他们联系

在一起。关于尼采力量概念的一个(有争议的)解释，根据简单的关系，思想脱离所有的主

观性，脱离不断的不平衡，特别是脱离不断的争夺统治的斗争，参见沃尔夫冈 ·穆勒-劳

特，尼采，生理学的意志力，翻译。JeanneChampeaux(Paris:editionAllia，1998)，

andPierreMontebello，Nietzsche，lavolontédepower(Paris:PUF，2001).

如果一个人曾经参加过一项集体事业，即使是一项短暂的事业，他就会从经验中知道，

在任何集体工作中出现的相互矛盾的需要之间进行这种无休止的斗争，这始终是一个

评价、排列和优先考虑这些需要的问题，社会学试图将这些需要与数量有限的理由或

决定制度联系起来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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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绝不是从辩证法中产生的:首先是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是无政府状

态的，但也是因为它们与构成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的否定和综

合是完全陌生的。

让我们从否定开始:在自由意志主义关于矛盾的概念中，相反或相反的力量与引

起或极化其存在的力量的否定无关。相反，它是对这种力量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

下通过其奇异性所排除或破坏的东西的唯一肯定。矛盾，对蒲鲁东来说(无论是在他

的思想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和肯定的泛滥，在寻求

在每一点上相互对立，相互极化时，满足于将它们的丰富性“系列化”，试图在真实

的无政府状态中发现和建构一种秩序(见系列辩证法、积极的无政府状态和张力)。

一个集体对另一个集体的屈服——作为对其权力的限制——以及一个集体对另一个

集体的毁灭——作为权力的丧失，或者有时，更积极地说，作为解放和重组各种力

量及其相互联系的一个条件(见 rebel)

是对立势力之间关系的直接视野，是它们相遇的最可能的结果。但是，这种权力的

丧失，通常发生在对立势力之间的对抗之后——甚至在斗争和反抗的时刻，甚至在

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概念中，这些对抗被想象为尽可能短暂的时候——正是骄傲的

无政府主义试图通过它的对立势力的系列平衡的概念来废除的，在这个概念中，

“各种势力除了认识自己、控制自己、确认自己和归类自己之外，一刻也不会挣

扎。”1

由此产生了自由意志主义矛盾观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的第二个根

本区别。在解放运动中，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不一定要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或

两者的综合来解决(国家、首都、教会以及所有其他绝对的、支配性的和至高无上的

力量都是这种综合的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它们必须是“平衡的”，蒲鲁东告诉我

们，不是为了相互矛盾，而是为了尽可能地扩展它们:“我赞同黑格尔的信念，即二

律背反的两个术语，即论题和反论，将在一个更高级的术语，即综合中得到解决。

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正如电池的两极不会相互毁灭一样，这两个矛盾项也不会得到

解决。不仅如此

骄傲，战争与和平，134。

也就是说，直到经济矛盾体系(经济矛盾体系，18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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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不可摧毁的，但它们是一切行动、生命和进步的动力。问题不在于实现它们

的融合，因为这将是死亡，而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矛盾的是，在实现暂时平衡的过程中，两种或两系列相反

的力量并没有被中和。相反，通过这种张力(参见这个术语)以及这种平衡的不稳定

性，他们可以解放他们所包含的和他们相互矛盾的遭遇所包含的无限力量。它们能

够超越其观点的局限性和其独特力量的决定性特征，从而能够产生其他力量，其他

力量的联系，然后它们还必须学会如何结合和平衡这些关系，以便无限期地产生其

他力量。一个世界的组成将使每一种力量都能够做它所能做的一切，部署现实所包

含的一切力量，因此需要一个选择和实验的整个实践(见实验)，包括好的和坏的矛

盾，好的和坏的联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一个特定的安排

中，集体的存在必须同意服从平衡，服从紧张或排名(见等级)的关系，这些关系将

他们联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为了获得一定的权力效果？在什么时候，他们必须

强制性地断绝他们的联系，创造其他联系，以防止其中一方以持久的方式强加其支

配地位，以防止间接的等级制度变得”僵化”(如巴枯宁所说)？2我们如何平衡多种

因素，使力的每种性质、每种可能性及其与其他力的联系能够充分表达出来，能够

做到它所能做到的一切？是什么微小的振荡，在最微小的相互作用中不易察觉的自

主性的提醒，使得一系列的互补成为可能，在特定的现实层面上，在特定的时刻，

没有它们，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变成暴政？各种集体安排必须维持什么样的总体关

系，以便其中任何一种安排都不能强加给其他安排，以便这些安排中的任何一种力

量都不能以对外关系的名义使其他安排服从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愿望？我们怎样才

能在每一个时刻评估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并分开的亲密关系或

敌对关系的质量？对于这种评价，对于在不同或相反的力量之间建立信任，使得能

够感知和思考“他者”，感知和思考存在的差异和多元性，哪些集体原因或共同概念

是必要的？自由意志主义实践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之多。此外，为了

蒲鲁东，p·j·蒲鲁东作品选，229。

《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科学的无政府主义》 ，英译。

Maximoff(Glencoe，IL:TheFreePress，195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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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问题时，力量的平衡构成了试金石，因为除了它本身的影响(在平等、自

治、权力和自由的层面上)外，它构成了自由意志主义和解放派力量逃避自己的限

制，选择好的矛盾，从而表达这些力量所包含的所有可能性的具体标志——只有与

其他力量相反的力量达成协议才能解放的可能性。

基础(横向)。在工人阶级和其他人组成的组织和协会的运作中,”基础”的概念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让基础决定!”这种对“基地”的呼吁一直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含

义，只要人们清楚地看到，它只是一场运动的第一步(往往很快就被扼杀)和一个不再需要使

用“基地”一词的断裂(参见这个术语)。一个基地总是以一个“峰会”为前提，一个更高的权力

机构，它将成为基地，或者应该表达基地的愿望，以执行其意志。在无政府主义中，既不存

在基地，也不存在高峰，而是存在多种自治和主权的集体存在直接进入关系的绝对横向性，

没有统治当局来协调这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和水平是平等思想的空间表达(见这个术

语)。

成为(看运动，永恒的回归)。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正如巴枯宁所写的，存在被

认为是成为:“成为真实的......就是成为......即，运动始终和永恒地产生于所有特定运动

的无限和，直至无限小，相互作用和反应的总和，以及所有事物依次出现和消失的不断

变化。”这个概念是吉尔伯特 ·西蒙顿思想的核心，他解释说:“成为是存在的一个维

度，而不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影响到一个已经存在的、最初给予

的和实质的存在。”3

译者注:术语“基地”在英语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语中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是类似的问题出现在诸如

“从下面”(例如，巴枯宁的“从下面自发运动”(MikhailBakunin，Bakuninonanarchy，ed。翻

译。Sam Dolgoff[Montreal:BlackRoseBooks，2002]，200).参见托德 ·梅的《后结构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48-9，对无政府主义话语中的

“顶”和“底”意象的平行思考，以及玛丽娜 ·西特琳的《水平主义:阿根廷人民权力的声音》(奥克

兰，加利福尼亚州:AK出版社，2006)，对“水平主义”的许多共鸣的平行思考(六，3)。

巴枯宁，“思考哲学”，乌弗雷，3:345。

吉尔伯特 ·西蒙顿，《个人的起源》 ，马克 ·科恩和桑福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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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参见亲密的存在和一)。

超越它的极限(超越一个人所能做的)(见有限的无限)。

身体(人体)(看人，主体，大脑，性，和外部力量)。“还没有人确定身体能力的极限:也

就是说，还没有人从经验中了解到身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不是由心灵决定的，

只是根据其自然规律，只要它被认为是有形的......[我们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或者什么

可以仅仅从对其自然的考虑中推断出来。”1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及其对集体力量概念化

的方式中，“身体”的概念适用于所有存在，无论它们是什么，无论它们的自发程度如何

(见这个术语)以及它们影响或被影响的能力如何。但正是因为人类有很大的能力受到影

响和影响他人——因此，通过他们的活动，产生更广泛、更复杂和更强大的集体力量

2——人体在解放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进程要求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所携带

的自然力量(见这个术语和外部力量)。

就像任何其他的集体力量一样，人体也是多重的。再一次，正如 Proudhon关于

人的解释(见这个术语)，“实际上，我们称一个人为什么？当他说“我”的时候，这个

人是什么意思？是他的手臂，他的头，他的身体，还是他的激情，他的智慧，他的

天赋，他的记忆，他的美德，他的良心？是他的任何能力吗？[原文强调]”或者，正

如尼采所说:“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我们的身体使许多人，我们采取什么‘品格’

Kwinter，inZonevol.6:corporations，ed。 JonathanCraryandSanfordKwinter(New
York:

地带，1992)，311。

Spinoza，Ethics，280-81斯宾诺莎，伦理，280-81。

“任何有组织或单纯集体的存在，其产生的力量就是该存在的自由，因此这个存在，无论是水

晶、植物还是动物，越接近人类类型，其自由就越大，自由意志的范围就越大。在人类自

身中，自由意志更加积极地表现出来，因为由他们的社会产生他的要素本身就是在力量中

发展起来的:哲学、科学、工业、经济、法律”(Proudhon，DelaJustice，3:433)。

傲慢，《战争与和平》 ，128。

“人可以被看作是相互联系的自发性的综合体，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每一种自发性都从自己

的一面吸引着他”(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经济学》 ，德贝桑松市立图书馆，

2863[74])。

普鲁东，《正义》 ，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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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属于‘人’，属于我们的一个面具......当我们根据孤立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时，我

们欺骗了自己:这种行为不值得一概而论。”1“思想”、“力量”、“灵魂”和“权力意志”

的多元化，2人类的身体——尤其是在大脑中，它被认为是意识的所在地——是一

个“力量节点”(这一次使用了 Tarde的词汇)，它传递“来自远方并意欲远行的冲动”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必须把自己从自我中分离出来，以便解放它所包含的力量。它必

须把自己从良心和自我的方便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幻想中，主导秩序找到了

最好的方法来再生产自己(见自律、责任、自我)。通过向它所包含的他者敞开心

扉，人类打破了自我，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更广阔的清醒”和“新的凝聚力”。从这一

点开始，尼采不再把身体当作自我的财产，而是把身体当作冲动的中心，冲突的中

心 5通过利用“自我”成为他者，人类将“思想还原为这些‘肉体化’的力量(冲动)”，还

原为尼采所说的“自我”，只有从这个“自我”中，“每一种创造力，每一种评价”才能

产生“自我”，“自我”“存在于身体中只是作为混沌的一个延长的极端”6

一个新的身体是如何产生的？人的身体如何能够给自己一种新的凝聚力，一种

解放的统一，从而通过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解放环绕和穿越它的世界的力量？这就

是自由意志主义解放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里，这种身体的统一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是由宗教的联系、由上帝或他的替代者、由顺服和服从上帝以及由上帝

形象所保证的非常特殊的秩序所确保的。毫无疑问，正是圣保罗所构想和实践的基

督教，通过“身体复活”的概念，最彻底地统一和限制了人体的能力，通过服从“信

仰”，通过服从

尼采，Nachgelassenefragment(1884)，26[370]，qtd。在 DidierFranck，

NietzscheandtheShadowofGod，trans。贝蒂娜 ·贝戈和菲利普 ·法拉(伊

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128页。

在这一点上，参见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特别是 135。

参见 JeanMilet，GabrielTardeetlaphilosophydel’history(Paris:Vrin，1970)

，172:“人类的情况特别重要。它的身体，特别是它的大脑，是传递来自远方的

精神冲动的机制，这些冲动意在远行。”

关于这一切，皮埃尔 ·克劳索夫斯基，尼采和恶性循环，翻译。丹尼尔 ·w·史密

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30etpassim。

Ibid.30-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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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身体的多重意志转化为一个单一的意志，即上帝赋予它一个新身体的意

志。为了反对构成我们的各种力量的无政府状态，每种力量、每种意志“想要不

同的东西，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所有其他力量相对立”，为此“身体不再是......仅

仅是我是什么，而是我拥有什么，以及我与什么相连接”(见占有)，神学因此提

出了上帝的统治原则，将各种人类意志统一起来，“共同服从”上帝和一种外部

力量，这种力量由各种权威人物所体现和传递。1我们如何“摆脱上帝”(如巴枯

宁所说)以及他所建立和保证的狭隘和强制性秩序？我们如何赋予人类一个新的

身体，一个能够解放其所包含的所有权力的身体？我们如何发明联合的方法，

如何平衡力量和意志，使他们能够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

试图回答的问题。

炸弹(见无政府主义化学)。

老板(见领导和等级制度)。一个集体对其他集体的外部控制，通过压迫性

命令或基于简单的暴力来保证。无政府主义憎恨老板。

大脑(见身体和单子)。加布里埃尔 ·塔德断言，“活体是机器”，尽管是由碳、

氮、氧、氢等元素组成的，但这些元素“包含着隐藏的精神元素”这就是为什

么，特别是对于人类来说，“身体”和“特别是大脑”是心理冲动传递的机制，这

些心理冲动来自遥远的地方，意图远行 3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概念，一个可能

解释不清的直觉，但是对于这个概念，认知科学的某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弗兰克 ·尼采与上帝的影子，58。对于一个稍微不同的分析，参考克洛索夫斯基，

尼采和恶性循环，23和被动。

Qtd.inMilet，GabrielTardeetlaphilosophyofl’history，172。

同上。

对于第一种方法，参见乔治 ·维格诺《认知科学:导论》(巴黎:发现版，1992)。



C

资本(参见上帝、国家、新自由主义、阶级和功利主义)。

捕获(参见统治，现实平面，符号)。

关心自我(见暗示)。

原因(见科学定律)。

混乱(见可能性，无政府状态，外部力量，身体)。希腊的一个概念，被

Hesiod用来描述世界的原始状态——一个后来被赋予秩序的世界，有完

全不同的存在(“宇宙”)。在这个词的现代和自由意志主义用法中，混沌不

再指一个时间起源，而是被一个线性和时间导向的变化过程所超越。相

反，它构成了现实所包含的所有可能性的永恒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

上，混沌是阿纳克西曼德的“先验”的同义词，正如通常的用法恰当地认为

的那样，混沌是为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存在辩护的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词，

它不是一个后验(enaval)，而是一个先验(enamont)(如果这种区分仍然

有意义的话)——一个没有时间深度的先验，一个始终存在的先验(参见这

些术语)。正如许多自由意志主义文本所证明的那样，从 curderoy和

Proudhon到 Bakunin(见外部力量)，无政府主义所见证的无政府状态或

混乱根本不是任意性的同义词——这种任意性是所有乌托邦的虚幻基础

——相反，是必然性的(见这个术语)

这种必要性构成了无政府主义自由的唯一基础，正是因为它表达了存在的一切力

量。再一次，从这个观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以与尼采相提并论，尽管

4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将他们区分开来的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尤其是当他解释“相比之下，世界的总体

特征是永恒的混乱，不是缺乏必要性，而是缺乏秩序。”1

牧师(见良心指示，陈述)。教会或宗教的代表(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牧师)，负责确保集

体生命正确地服从外部或超然的集体权威的标准和价值观。在“政治委员”的名义下，威

权共产主义乐于从宗教机构恢复一种早已证明其有效性的实践和检查机构。当代资本主

义的力量无疑在于它的能力——在守护天使、特别是“良心”(见责任、纪律)已经有了前

途的实验之后——将经济建立在一个外部控制的组织之上(而且这个组织相当笨重)，并

将其他时代的牧师和政治委员转变为一个内在化的超我。这样，通过对市场规律的亲密

认同，每个人都是他或她自己的牧师，他或她自己的政委，他或她自己在市场秩序中的

代表，他或她自己判断什么是最好的做法，什么是最好的做法，什么是希望，什么是满

意。

自然的控制(见不确定性)。吉尔伯特 ·西蒙顿(GilbertSimondon)用来表示每个集体所

包含的外部力量的概念。对自然的控制是无政府状态的另一种说法。由于这个原因，一

个-种族主义，在其批评者的短视的观点，可能看起来像一个绝对的，特别危险的自然

主义(见这个术语)。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拒绝将现实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见二

元论):物质和精神，身体和灵魂，自然和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它拒绝所谓人类学的所有

假设和框架——好像人类现实可以从根本不同的”非人类”现实中区分出来似的！正如

Proudhon所申明的，人类的复合物在任何方面都不同于任何其他组成物，不同于构成

自然的一切，除了在力量的程度上:”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但在更

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体;它更有生命力、更敏感、更有感知力，因为它的器官、次要

群体......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组合像吉尔伯特 ·西蒙顿一样，无政府主义不考虑

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性恋科学，翻译。约瑟芬 ·诺克霍夫和阿德里安 ·德尔卡罗(剑桥，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109。关于“左尼采主义”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

重要性，参见米歇尔 ·昂弗雷的《反叛政治:抵抗与放松条约》(Paris:Grasset，

1997)。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进步哲学》 ，肖恩威尔伯和杰西科恩译(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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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特殊性的表现及其充分发展在于我们与自然的区别。相反，它在于人类发现自

我内在和自我外在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折叠(见这个术

语)——他们发出的性质，即使他们的暂时性和还原性个体化促使他们将其视为一个

可被剥削和支配的外部环境(见主题)。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在

托尔斯泰的作品周围形成的)确实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然而，这种怪异只是显而易见的。事

实上，关于集体力量的综合性质和性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见这些术语)使人们有可能理解，一

个特定的存在或现实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和仇恨进行粗略和外在的

空间分类所赋予它的东西。因此，无政府主义可以立刻与基督教产生强烈的距离

-与任何宗教一样-与宗教习俗和观念的某些方面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全球性和普遍

性的经验，宗教从一开始就是与一个非异化的世界相联系的，它们不仅产生了教

会、教条、神圣的经文和义务(饮食、仪式、道德)，这些往往使集体力量与它们所

能做的事情分开，并使它们屈服于损害它们的外部力量。他们在自己和一定数量的

实践中(甚至在最专制的一神论中)保持着与世界的关系(通常用术语“神秘的”2表示)

，这种关系与现实和现实的可能性是内在的

LeftLiberty，2009)，23(转:我自己的修改)。这一立场也可以在 GabrielTarde

(MonadologyandSociology，28etpassim)的著作中找到，在 GillesDeleuze和

FelixGuattari的著作中，他们解释说:“即使它们是无生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

机的，事物也有生命体验，因为它们是感知和情感”(什么是哲学？翻译。休 ·汤姆林

森和格雷厄姆 ·波切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154)。

吉尔伯特 ·西蒙顿称之为“原始的魔法统一体”，这种“人与世界之间的重要联系，定义了一个既主观

又客观的宇宙，这个宇宙先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因而也先于单独客体的任何出现”(论

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CecileMalaspina和 JohnRogove[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

社，2016]，177)。

对于无政府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的重新评估，参见 Onfray，Politiquedurebelle。这就是为

什么无政府主义可以支持“德莱弗萨德神秘主义”，查尔斯 ·佩吉说，“迈向三个神秘主义的高潮:

犹太人，基督教，法国”(查尔斯 ·佩吉，我们的青春[巴黎:加利马德，1933]，63)。关于基督

教神秘主义，特别是米歇尔德塞都，神秘寓言:十六和十七世纪，翻译。史密斯(芝加哥: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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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和企图-通过规避牧师，教条，仪式，和所有权威声称以神的名

义说话-直接表达的力量和可能性，没有中间人，现有的秩序否认(见

直接行动)。

情况(见活动、安排)。

阶级(社会，性，世代等)(见反独裁，权力，可能性)。无政府主义从两个方

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分析，几十年来，这些分析在左

翼或极左翼的工人主义、第三世界主义、女权主义等话语中已经司空见

惯。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贯穿和构建我们社会的巨大分裂(工人/资产阶级、

男人/女人、年轻/老人、白人/黑人、城市/农村、高/低、进/出、左/右、支配者/被

支配者等)并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众多武力和支配关系的起源。相反，它们是这些关

系的集合效应，这些效应随后对局部冲突产生影响，穿越它们，捆绑它们，将它们

放在一个系列中(参见这个术语)，并赋予它们意义。正如福柯和普劳顿所指出的，

大规模的统治是大量直接和微小的相互作用的霸权效应，这些相互作用不断维持着

这些统治，并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力量和强度，以便它们复制自己，并假装自己是权

力的起源(福柯的分析见反威权主义)。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国家、资本、上

帝、父权制，以及任何其他形而上学的神性，既不是原因也不是起源;它们是结果

(参见这个术语)。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声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及其斗争的意

义，这种斗争的信念是在存在的根源上有一个万能的第一原则

-一个为其斗争辩护的基础(上帝，国家，资本，父权制等等)-仅仅参与了它假装与

之斗争的力量。无论其规模有多大，它只能构成一个由牧师、警官、教授和科学家

组成的机构，这是一个专制机构，反过来，它渴望从专制的幻想中获利，剥夺被统

治者的斗争权，剥夺他们在任何地方进行斗争的可能性，阻止他们成为自己斗争的

主人(见异化)。自发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有时规模较小的自由意志主义斗争常常被

严重误解，沦为一种夸大的民主，一种对细节的痴迷，一种过敏，一种需求的分散:

简而言之，放纵或干扰严重的武装分子和组织(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尤其是他们的知

识)对资本、国家、教会、父权制，或任何其他支配性或结构性力量进行的诸神之

战。相反，自发主义、地方主义、狭隘、直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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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义斗争的异质性，远远不是浪费的放纵，而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认识，其

他行动方式的表达，是唯一能够反对，甚至可能结束统治关系的方式。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社会、性别、代际、种族或其他)方面的第一个

区别，有必要加上第二个区别，这个区别部分源于第一个区别。因为它们依赖于大

量的权力关系，而不是第一原则或决定性的总体，因为它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从来不符合虚假的、虚幻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它们与许多其他不断变化的交换和统

治关系结合在一起，任何类型的阶级关系都不能声称存在革命阶级、解放的阶级主

体(“工人”、“青年”、“妇女”、“黑人”等)，无论这个阶级受到多大的压迫。由于他

们是改变关系的结果，而且也由于他们密切依赖于对他们至关重要并且在特定时刻

决定他们存在的统治(见解放)，被统治阶级只有一种解放的可能性，这取决于许多

条件。这些包括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们的能力，组成一个更大的力量(见这个术语)

与其他力量的组合，并与所有逃避的关系，统治国家界定他们(见停顿和类比)。简

而言之，被统治者的地位绝不是一个没有统治的世界获得解放的充分保证或可能性

的来源(见此术语)。

阶级斗争(见主人/奴隶、辩证法和阶级)。

分类(参见类比和系列)。因为它要求成为和运动，因为它与巴枯宁，它定义自然是“事物的实

际转变的总和，这些事物在它的子宫内不断产生,”1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任何分类，这是不

可避免的外在的，还原性的，压迫性的。出于这个原因，Proudhon(像 GillesDeleuze和其

他人一样)可以在自然科学的框架内，站在 GeoffroySaint-Hilaire一边反对 Cuvier:“是的，

正如 GeoffroySaint-Hilaire所说，所有造物的动物都是从彼此进化而来的，否则它们就不会

形成属和物种。分类学之王居维叶所犯的错误表明，在声称反驳杰弗里 ·圣希莱尔的理论

时，他自相矛盾;在世代统一之外，秩序、阶级、属、种、变种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就像宪法

制度一样，它是思想的虚构，是幻想。”2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普劳东，经济学，2863[104]。对于德勒兹参考杰弗里圣希莱尔，参考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

45,254。译者注:科学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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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社会)。对蒲鲁东来说，每个集体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一个集体，一

个“权力的组合体”但毫无疑问，吉尔伯特 ·西蒙顿最能使我们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

点出发，通过三个伟大的命题来思考社会或集体的现实。

第一个命题:“个人”，在心理学或传统意义上的词，像任何其他形式的个

人化，总是超过自己(见超过自己，平衡的力量，家谱，有限的无限性)。西

蒙顿提出的一个悖论如下:”个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是，但它存在的优于自

己，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现实，一个个体化过程没有耗尽的现

实，仍然是新的和潜在的，由潜在的动力...[t]个人并不感到孤独，作为个

人并不感到局限于一个仅仅是自己的现实 2

第二个命题:个人的超越本身是集体的基础。换句话说，集体不是个人的总

和，不是个人策略的结果，也不是个人与他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它不是个体的

联合(西蒙顿称之为“个体间”)。恰恰相反，集体意识产生于个人的超越自身，严

格地说，这种超越自身并不产生于他们(作为个人;见主体):”集体意识不是由个

人意识的结合所构成的，正如社会身体不是由个人身体所衍生的一样。个体包

含某种可以成为集体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在个体中并不是个体化的。”3.”集体

是一种个体，它将若干个人所包含的性质统一起来，但这些个人已经构成的个

体并不包含这些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发现集体的意义对于前面的个人来说是先验

的和内在的 4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命题:集体个体产生于个体的这种个体前现实被认为是自然

界的最高境界，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

约翰 ·特雷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历史背景来说明蒲鲁东参与卡维尔-杰弗里辩论的情

况。正如 Colson在此引用的文章中所提到的，Proudhon赞同 GeoffroySaint-

Hilaire的原始达尔文式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随着“生命发展的环境”而不断进化

的，而不是“Cuvier的四个固定‘分支’的观点”，这是一个不变的分类模式(326)。见

Tresch，“先知的秩序:早期法国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系列”，《科学史》48.3-

4(2010):315-342。

傲慢，《战争与和平》 ，128。

西蒙顿，《个性化的精神与集体》 ，194。

Ibid.19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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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个体，就像任何个体一样，也比自身更重要。它也包含了不确定性和被赋予

潜能的个体，新的问题需要通过新的个体化形式以及通过永恒的回归存在的运动来

解决(参见本术语)，在这种运动中，历史时间、新奇性和未来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

展，在传统人类学中构成存在和个人的基础之前:冒险、意志以及它们似乎从中产

生的历史。

集体存在(见集体力量、安排和现实层面)。

集体理性(公共理性)(特别是常见的概念和理论/实践，还有表现、表达、符号/标志和内

在联系)。AProudhonianconcept骄傲的奥尼亚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理性本

身并不存在，不存在于思想的天堂或逻辑的命令之中。依赖于语言和符号，理性总是表

达存在或集体力量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说，只有一个原因:事物或存在的原因以及将它

们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蒲鲁东在解读莱布尼茨之后写道，“智

力无处不在，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有意识的......智力沉睡在石头里，梦想在动物里，理性

在人类里。为什么它不能在人类中也有理性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伯特 ·西蒙

顿(GilbertSimondon)对语言进行了批判，他解释说，“创造意义的不是语言”;相反，

“意义”先于语言:“如果没有意义来支持语言，就不会有语言。”2

有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继斯宾诺莎之后)，人们可以说，所有的现实都有两个

截然不同但又不可分离的方面:一个是话语方面，即表达的世界、语言和符号;

另一个是“机械”方面，即内容的世界、身体、现实和力量。正因为如此，集体

理性是集体力量的另一面，既是独特的，也是不可分离的

《正义》 ，3:267。

西蒙顿，《个性化的精神与集体》 ，200。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88。

“集体理性的机关与集体力量的机关是一样的:它是为劳动、学习而聚集起来的群体;是为工

业、学术或艺术而聚集起来的公司;是为学术、学术、市政而聚集起来的;它是国民议会、

俱乐部、陪审团;一言以蔽之，任何人的会议都是为了讨论思想和探讨权利问题而形成

的”(Proudhon，DelaJustice，3:270)。

同上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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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理性宣称自己是“纯洁的”时，它总是表达了一种力量的安排，这种对纯洁的自命

不凡总是标志着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始终是”国家理性[国

家理性]”，它指向国家本身，指向教会，指向资本，或指向被称为”自我”的小国家

的幻想:个人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幻想，支配的基础和传播者，无论在何种规模的”绝

对”，都渴望用自己来代替构成现实的关系。正如蒲鲁东解释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提

出“清除”一切绝对的思想，“以揭示事物的原因”，“通过历史观察和对社会交往的研

究，确定人类行为的关系或原因，而不掺杂人类绝对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超人类

绝对的任何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可能取什么名字:天使、大天使、统治、君主制、王

位、共同体、教会、议会、议会、大教堂、人格、财产等，直到并包括这个不可比

拟的等级制度的首脑，绝对的绝对，谁是上帝。”1理性总是“集体的”，因为它是一

种力量安排的表达和观点。但是，由于任何安排都试图从其自身的角度看待其特定

力量构成的能力极限，因此其存在的理由往往将自己转变为一种绝对和幻觉，想要

使其他外部力量和构成其存在的力量服从其自身的愿望和观点(见全体/极权主义)。

只有与其他力量相遇和相冲突，承认它们的差异性，以及发现这种相遇转化为联合

所产生的力量，才能使集体力量认识到其存在理由的集体性和相对性，以及任何理

由的集体性。也就是说，理性，就像法律(见法律/权利)一样，可以转化为一种越来

越强大和自由的力量组合的表达，向自身揭示其作为结果的特性(见这个术语)，成

为一种真正的“公共理性”，当它建立在“最大的矛盾”(见力量平衡)之上时，它给自己

“最大可能的多样性”2

常见概念(见集体理性和实践理论)。斯宾诺莎使用的术语。这个术语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解读

这位哲学家的重要性已经被 GillesDeleuze证明了。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

别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取代一个革命项目，该项目要求政治实现人的解放，并赋予现实中许

多具体的相互作用和事件以意义，它提议将这些作用和事件转化为政治记录

同上，3:248。

同上图 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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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身份和禁令(右/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外表/现实、朋友/

敌人等等)，无政府主义反而肯定了两种立场:

拒绝政治声称在其党派、象征性和官方形式中代表(从而包括、定

义和变性)所有其他现实的拒绝。
解放力量对那些最直接、最日常的生活现实、事物和情况的整体的约束(因

此是无限的延伸)。这些现实被称为社会和职业、个人和个人之间、浪

漫、经济、艺术等等，它们包含了人类可以在自己之间和与事物之间建

立的全部关系:他们的饮食、工作、爱和对待动物的方式——构成现存

关系和生活实践的最微小的关系和实践。

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项目和这些解放实践，通过思考加

倍和强化它们，以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的人的方式。这篇文章的独创性可

以概括如下:表明通过感官、情感和符号获得的知识——这种被偏见和想象所支配

的混乱和错误的知识，常常使我们陷入愤怒、爱情、仇恨、怨恨，最终沦为奴隶

——也可以构成充分了解世界的起点和我们解放的手段(事实上，这是唯一的手

段)。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或政治解释将人类的解放赋予了纯粹的推理能力或”政

治”想象力，将其从”自然”起源中清除，而对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志主义解读则假定了

一种相反的解放运动，这种运动植根于自然的力量，人类从这种力量中产生，并且

永远不会停止在我们内部的活动，对我们的利益和不幸，对我们的压迫和解放

对于德勒兹的《斯宾诺莎》来说，它始终是一个在存在本身的层面上行动的问

题，在真实的模糊的构造中，正如德勒兹告诉我们的，“在模糊的身体混合物的最

深层面上”，“奴役与解放之间的斗争”在哪里展开

对于这些问题的更详细的处理，参见丹尼尔 ·科尔森在《想象的纵火犯》一书中的

“ l’imagination spi-noziste and l’idea d’liberation”。 Alain Pessin and Mimmo

Pucciarelli(Lyon:ACL，2000)and“AnarchistreadingofSpinoza,”trans。JesseCohn

andNathanJun，JournalofFrenchPhilosophy:BulletinoftheSociétéamericainede

Philosophydelanguaise17no.2(Summer2007):86-129JesseCohnandNathan

Jun，JournalofFrenchPhilosophy:BulletinoftheSociétéamericainedePhilosophy

delanguaise17no.2(Summer2007):86-129.

《评论与临床》 ，丹尼尔 ·w·史密斯和迈克尔 ·a·格雷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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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把人类束缚在第一种知识的支配和幻想之中的不充分的想法和激情，这

种想法和激情特别反对第二种知识的概念，即“从中产生真正行动的充分的想

法”1然而，作为”黑暗先驱”，这些迹象和影响在两个意义上仍然是人类解放的

条件:1)它们通过”选择情感影响和它们所依赖的思想”，通过喜悦和悲伤的经

历，增强和减弱行动的力量，确保概念的产生;2)这些概念一旦产生，就通过体

现它们，通过防止它们落入暴君和牧师这些”生命中可怕的‘法官’的手中，确保

这些迹象和存在的影响具有持久的解放力量，代价是”一场有可能死亡的无法解

释的情感斗争”在“征兆对抗征兆，影响与影响相冲突”的“情感斗争”中，在我们

希望生活的世界最亲密的生活体验中的这种选择和建构，始终是人类解放的“非

常条件”

我们如何从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混乱和紧张中走出来，走向蒲鲁东所谓的

集体理性(见这个术语)？这将是一个永远不会与产生它的力量失去联系的理

由，这个理由不会使自己自动成为一个外部和支配性的权力机构，这个理由将

是集体力量解放安排的表达和观点。德勒兹 ·斯宾诺莎回答说，通过共同的概

念，至少有两个实体(蒲鲁东词汇中的集体存在)共享的概念，这两个实体有能

力选择与力量相容的“概念”，以及与彼此相遇和相联系的存在。渐渐地，通过

越来越多的参与[暗示]，这些概念从仅仅是“共同的”两个存在的日益普遍和普

遍的概念，到重新组合的总体存在，构成“一个日益广泛和紧张的世界。”5

毫无疑问，从这个普遍观念的角度来看，DeleuzeanSpinoza是最接近自由

至上的运动。他很接近它

(纽约:Verso，1997)，146。

Ibid.143.斯宾诺莎的传统解读区分了三种知识:第一种知识，感官知识，混乱和错误;第二种知

识，理性知识，它使事物和事件的逻辑得以重建;最后，第三种知识，一种直观的知识边

缘，使人们能够接近事物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同上。

Ibid.145.

同上图 145,144。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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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批判，正如巴枯宁关于物质的评论(见这个术语)，它认为“一个共同的

本质，一个共同的性质本身并不存在，除了它所依附的独特和真实的事物或物

体。”他接近于自由至上的运动所构想的结合，联邦制，以及它所谓的亲和关系

(见这个术语)。他接近其实验的品味，即使是最奇怪和最危险的那种。他接近

于将其存在建立在构成特定时刻存在的各种力量的自由联合和分离之上的意

愿，从最脆弱的现实和关系、数以千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吃饭和穿衣、爱和

学习、生育和衰老、不断讨论和修改最微小的关系，从而拒绝用任何固定和最

终的表述来确定它们。相反，他们不断地根据每个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感受的

唯一标准，根据其内部构成和与其他人一起构成的结构来评价他们，因此，他

们是一个共同的”想法”和项目

常见概念从何而来，它们如何起作用？换句话说:对于德勒兹 ·斯宾诺莎来说，

生存和经历如何能够使人类摆脱错误和悲伤，摆脱内部和外部将他们与自己的不幸

捆绑在一起的统治，阻止他们独立思考，阻止他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行动？

通过联想和实验，德勒兹告诉我们:“共同的概念是一门艺术，是伦理本身的艺术:

组织好的邂逅，构建实际的关系，形成权力，进行实验。”这种伦理学的艺术从未

停止在最直接的经验中运作，每一天，从命运把我们抛向的地方，从生活从一开始

强加给我们的(幸运和不幸的)偶然相遇(家庭、性别、社会背景、肤色、文化、国家

和民族)，其中“符号指的是符号作为效果指的效果，遵循一个依赖于物质身体之间

简单的偶然相遇的顺序的联系链”。4正如伦理学试图证明的那样，我们可以停止服

从这些偶然关系和相遇——仅仅是环境的结果——而是在幸福的影响和激情的基础

上寻求关系和相遇。

巴枯宁，《考虑哲学》 ，uvres，3:351。

“内部只是一个选定的外部，和外部，一个投射的内部”(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

学，125)。对于自由意志主义关于联合、联邦主义和亲和团体的概念，参见克

劳德 ·帕里斯，《无政府主义者和组织》(里昂:ACL，1989)。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19。

《临床与评论》 ，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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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通过实验“选择”适合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快乐和行

动能力的存在和联想:“从随机遇到的身体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与我们自身一致并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身体的想法，也就是说，能够增加我们力量的身体......因此，我

们可以选择一些情感上的影响，以及它们所依赖的想法，这些想法必须释放出快

乐，这是力量增强的向量标志，并抵御悲伤，这是力量减弱的标志。这种对影响的

选择是离开第一种知识的条件，也是通过获得足够的力量来获得概念的条件。”1

关联和选择。通过这个双重过程，相关的力量可以形成“共同的概念”，构成越来

越新的关系，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强烈，涉及越来越多的可能的存在，在追求一个

完全重组的存在。人类解放发生的世界就不再是一个组织或发展的平面——即使这

个平面是无限的。2它不再是一个占有的平面或捕获的平面。3作为一个构成和结

合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无休止地试验不同的和不同的新的力量之间的相遇的影

响，在可能的结合之间的相遇，它被转变成一个内在的平面(见这个术语)，“总是变

化的”，“不断地被个人和集体改变、组合和重新组合。”4

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见经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声称打破常识和普通经验的科学的前张

力——比如迪尔凯姆和布迪厄的思想，以及列宁、阿尔都塞和其他认识论断裂的伪君子的思

想——以便从一个外部的位置来决定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命运和塑造它的决定论。相反，无

政府主义肯定了集体存在者从某种角度自己拥有所有存在的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它的可

能性(见共同概念和集体理性)。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科学的观点只是其他观点中的一种，它

们的自我满足、宿命论以及对外在和优越性的自命不凡是其压迫性、破坏性和破坏性特征的

最可靠的标志(见权力)。然而，对于怀特黑德来说，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应与理智相混淆，这

种陈词滥调与已接受的思想的混合体，总是被指责说服集体力量屈服于现有秩序的犬儒主义

(就像拉姆齐教授

同上。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8页。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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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吉尼亚 ·伍尔夫(VirginiaWoolf)的《到灯塔去》(thelighthouse)一书

中。在最普通的判断中，以及在“最雄心勃勃的理论陈述中”(因此在科学本

身中也是如此)，良好的判断力渴望将每一件事物置于一个已经一劳永逸地

固定下来的世界秩序中。相比之下，常识，“理论权威”下的“持续的低语”

和“权威话语”中的陈词滥调，2肯定了存在的事物的发明、创造和创新的无

限力量。

公共项目，公共安排。公地是现实的平面(见这个术语)和存在的平面——

持久的或暂时的，但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撤销——自治力量通

过他们的联合(经济、政治、滑稽、浪漫等)带来的。一个工会，一个书

店，一个合作社，一个足球队，或者一个浪漫的关系是一个共同的安排，

创造一个集体项目和一个集体存在，是所有人共同分享的自由联合在一起

使它工作。由这种联合产生的任何联合或集体存在，都是一种不同的、比

那些通过联合促进其存在的力量更强大的存在或力量。它完全依赖于信

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随时取消信任，以便建立另一种看起来更合

适或更有用的联系。公地从来不是一个斗争的地带，一个外部力量会像骨

头、椅子或汽车轮子一样攫取和争夺的外部框架。公地既不是一个环境

(如“公共”候诊室或健身房)，也不是一个工具。虽然它大于构成它的各种

力量的总和，但它从来不是它们的外部力量，因为它来自于它们之间的联

系，并不存在于其他方面。交往(在爱情中，如在政治或任何其他活动中)

就是同意在这种交往中改变自己，这是冒着变成另一个人的风险(无论好

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真正的交往都以信任为前提。只有经历了这种

转变的影响，经过测试，发现是好是坏，才能导致一个人退出交往。(相

反，作为征服和工具化集体的一个例子，集体的内容被掏空，被剥夺了任

何自主权，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共产党渗透工会)

沟通(见调解)。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正义:

在这一点上，参见 l’effetWhitehead，ed。 IsabelleStengers(Paris:Vrin，199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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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它拒绝接受并反对这种正义，它以

一种专制的方式加以实施，源自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法

院、学校校长或工厂经理，上帝——他通过一项判决，按照参照某些

法律从外部衡量的功绩分配奖励和惩罚，从邪恶到善良的等级。

基于直接交换、交换物的平等性、义务和负担的对等性、合同或结社或

联盟的契约(见这些文字和法律/权利)的交换和自由主义的正义。这是

一个内部的交换存在的协会，排除任何第三人或中间人和任何外部权

威。

在一个更大的集体存在或力量中，集体存在或力量在他们的联合关系中的

作用。

组成的团结。巴枯宁使用的概念(同时作为普遍因果关系，自然等)来思考存在的总体性

(见多样性)。

组合(见联想、力量平衡和系列辩证法)。一个引以为傲的霍尼亚概念借用了化学(与物理

概念的平衡-见平衡-和物理化学概念的张力)，以解释自由意志主义力量相互联系和连

接的方式。这种联系很可能采取合同或内部规则的法律形式(见法律/权利)。因为它是一

个结果，因为它从它所联系的集体存有那里召唤出意想不到的资源，它深刻地改变了这

些存有的本质，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存在。事实上，与我们对世界的司法看法所希望

我们相信的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构成这些人

的外部因素。上述联想完全牵涉到这些存在。正是在他们内心最深处，在超越他们自身

的东西里，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革命性的联合体，能够自下而上地改变现有的秩序，包

容另一个世界(见亲密的、亲和的、类比的、直觉的)。

概念:与定义相反(见这个术语)。

顺从主义(见群体，群众，群众)。一种平等的形式，在这种平等中，与他人相似的事物使自己

迷失在统一的群体中。无政府主义以平等的名义强烈谴责这种形式的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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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绝对差异和存在的唯一性之上的

意识(看到人、自我和身体)。

约束(见必要性)。

合约(见法律/权利)。

矛盾，矛盾(见暴力，力量平衡，辩证法和系列辩证法)。无政府状态和集体存在或集体

力量的多元化必然意味着，由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它们增加力量而不是保持现状的意

愿，它们必然会相互碰撞和冲突。只有实际意义上的实验、反抗以及避免不幸遭遇和寻

找美好遭遇的艺术，才能教会我们如何避免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支配以及各种力量

之间的自杀式斗争，最重要的是，如何有利于集体生命的发展，从组成它们的各种力量

的自由联合中汲取更大的力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

取的。它们既是联合势力自由的标志，也是这种联合所产生的众生力量和活力的保证

——它们有能力包含和重新安排真实世界的所有决定因素。无政府主义者的矛盾与马克

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矛盾毫无关系。自然和人性“辩证”发展的概念与自由意志主义

思想格格不入。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有好有坏的矛盾:一些矛盾扼杀并降低了生存的

力量，而另一些矛盾则滋养并增强了这种力量。必须避免第一类问题——防止其发生

——并谨慎地维持第二类问题，而永远不要妄想解决这些问题(见力量平衡)。

矛盾(见亲和力)。

约定(见法律/权利)。

另一方面，关于以群众运动为幌子的自由主义者中的从众主义的特点和影响(见本术

语)，参见爱德华多 ·科伦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社会构成中的意识形态与社

会构成之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社会构成》(瑞士洛桑:

CIRA，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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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Monatte和 LaVieouvrière1杂志编辑用这个概念来定义能够从内部激励工会的小型

激进团体，这要归功于他们对书籍的“热情”和品味。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核心”与(在一个

较为温和的时期和低潮时期)处于高峰时期的活跃的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少数派是一致的，并

且以一种更原始的方式与巴库尼尼亚的亲密圈子是一致的(见这些术语)。

文化(见手册/知识分子)。

愤世嫉俗。一场流产的反抗变成了否定的持久影响。它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双重的怨恨，这种

怨恨不满足于贬低和贬低他人，而是转而反对正在经历它的人。因此，愤世嫉俗者是一个被

提升到第二种力量的人，幸运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避开自由意志主义的环

境。

皮埃尔 ·莫纳特(1881-1960)是一位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他于 1909年创办了工人生活(LaVie

ouvrière)，这是法国总工会的官方期刊。1907年，他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国际无政

府主义代表大会，他早年对阿纳基斯主义的同情，后来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杰里米 ·詹宁斯

(JeremyJennings)指出，“工作生活是围绕着一群或者说‘noyau’的固定捐助者建立起来的。”参

见詹宁斯的《法国的工团主义:思想研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146-48,1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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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ism (见宋明理学)。无政府主义和中国道教之间的接近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1.

对农民起义、博学的道教徒的个人主义和不从众、这场运动的性实践、对男女平等的主张、

对语言和等级制度的激进批判、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排斥以及“法家学派”的官方极权主义等方

面的大量历史和社会学观察，都可以证明无政府主义和中国道教之间的接近但正是在哲学领

域(我们在这个小词典中关注的)，无政府主义和 Daoism之间的同源性同时是最强烈和最隐

含的。在《道德经》的众多可能译本中，老子的神秘文本，伯纳德 ·博图里的译本无疑最好

地表达了无政府主义与道教(Daoism)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在第 42章的开头:“道生太初

合一，太初合一生天地，天地生间隔，间隔生万物。”2LikeDaoism，initsactionasinits

thought，就像道教一样，在行动和思想上,

尤其是 Wolfram Eberhard，aHistoryofChina，trans。迪克斯(伯克利，加州:加州大学出版

社，2004年)，42和 45;伊莎贝尔罗比特，道教:宗教的成长，翻译。PhyllisBrook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é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VariationsonaTheme，trans.H.m.赖特(纽黑文，康涅狄

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158,243etpassim;JacquesGernet，古代中国从开始到

帝国，trans。雷蒙德 ·鲁道夫(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118-19。

老子《道德王:道的传统及其智慧》 ，博图里译

译者注:尽管《道德经》的译本很丰富，但英文版中似乎没有一本能充分体现博图里的观点。因

此，这是一个译本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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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从现有的身份开始的(参见这个术语)，从在一个给定的空

间里，根据一个给定的秩序来定义或区分他们的东西，从而从不可避免地相互

对立的东西开始(联盟本身就是这种对立的结果;参见我们朋友的朋友)。它总是

从事物的中间产生(见这个术语)，在这个间隔中，唯一能够产生无限可能性的

地方(道德经中的“万物”)。无政府主义总是试图避免不同实体之间的直接对抗这

种致命的陷阱，这些实体彼此不同，因而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见阶级、阶级

斗争、权力和颠覆)。1无政府主义以广泛的肯定和解放运动自居，这些运动完

全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发展来维持。它作为另一种可能性，作为整体解放

肯定的多样性条件，在所有存在的事物中不断地重复出现，作为颠覆力量的涌

现(有时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见战争/好战，处死，亲密存在)。

定义(见分类)。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定义与概念是相对的。这个概念从事物的中间

产生，是为了揭示和表达意义的焦点——能够重组现有事物总体的力量节点(见这些术

语)——而这个定义，正如这个词所指出的，总是试图在既定的框架内，在既定的范围

内，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在一种简化和压迫的秩序内，把事物表达清楚。取代定义，自

由意志主义思想肯定了不确定的，不明确的，阿纳克西曼德和西蒙顿的顶峰，这种存在

的储备，一个新世界的概念和条件可以从中产生。

依赖(见政府和统治)。一个集体的存在屈服于一种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

量将它从自身能力中分离出来，破坏了它的主观能力。

欲望(见意志、集体力量、权力、欲望、缺乏和疏远)。力量的主观和内在

定义，即力量中想要的东西，等同于尼采的权力意志

博图里的法语译成英语)。

正是在 1936年的秋天，当反对军事政变的夏季起义最终转变为一场内战——两个阵营之间的

对抗——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确定了它的失败。

对于新莱布尼兹主义关于武力与欲望之间联系的方法，参见塔德，《单子学与社会学》 ，19。关于

力量和权力意志之间的区别，参见吉尔 ·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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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见遗嘱)。自由至上的运动所采用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意志(如当一个人说某

人是“决定的”，这个人表现出“决心”)。不管人们相信什么，自由意志主义的决心并不

反对不确定性(见这个术语)。它反对决定论的概念，因为与后者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的

决定论完全内在于表达它的存在。正是权力和意志的表达(见这些术语)在特定的时刻和

特定的情况下构成了这个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可以说“决心的力量”1

宿命论。一个与支配相关的概念，它假定存在完全依赖于定义其主观性的

外部原因和条件(参见这些术语)。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决定论。

魔鬼(恶魔，恶魔)(见外界的力量，符号/标志)。大多数主要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经常

正面地提到魔鬼和恶魔的形象——无论是巴枯宁的“魔鬼军团”，还是普劳顿对撒旦的赞

美，撒旦是叛逆天使的首领，上帝的敌人:“来吧，撒旦，来吧，你们这些被祭司和国王

诽谤的人，我可以吻你，我可以把你紧紧地抱在胸前！我认识你们很久了，你们也认识

我。你的作品，我心中的祝福，并不总是

尼采和哲学，翻译。休 ·汤姆林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49etpassim。

关于这种解释的(有争议的)争论和这场辩论中的问题，参见 Paolod’iorio，“Lesvolontés

depower”inMazzinoMontinari，“Lavolontédepower”n’existpas，trans。帕特里夏

·法拉奇和米歇尔 ·瓦伦西(巴黎:1996年版)，119-191;米勒-劳特，尼采，《权力意志

的生理学》 ;蒙特贝洛，尼采，《权力意志》。

《正义的骄傲》3:375。

在许多可能的例子中，巴枯宁在 1873年 1月 11日给 Jean-LouisPindy的信中提到了

EliséeReclus:“他并没有人们所希望的所有的恶魔军团。但这是一个气质的问题，一

个人所能做的并不比他所能做的多。”。

马克斯 ·奈特劳解释说:“Diableaucorps(“恶魔附体”)是巴枯宁最喜欢用来描述无限革命能

量和主动性的表达方式。”(在《 eliséeandélieReclus:Inmemory，ed》一书中，“自然的视

角、人类的作品和实际生活构成了获得当代社会真正教育的学院。”。约瑟夫 ·伊希尔[新泽西州

伯克利高地:金莺出版社，19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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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和善良，但只有它们才能赋予宇宙意义，防止它变得荒谬。”
虽然魔鬼和上帝之间的无政府主义对立提供了一个模型，听起来对每个人都很熟

悉(毫无疑问，以一种过于明确或暴力的方式)，但它显然与宗教无关。正如迪迪埃

·弗兰克(DidierFranck)在其他地方与尼采(Nietzsche)有关的论述，2它与一种激

进的、一般性的本体论立场有关，在这种立场中，巴枯宁使用的“肉体中的魔

鬼”(thedevilinone’sflesh)这一表述不再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教学评论(如塞古尔伯

爵夫人(CountessofSégur)的“好小魔鬼”;3seebody))。反对上帝的人作为人类身

体统一的保证

-因此，一个完全“人性化”的、普遍有序的、没有任何“剩余”的世界的统一-无

政府主义肯定了一个摆脱了理性和宗教的“束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尼采

所谓的“无政府时代”与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人类的“权力”的“无政府状态”相对

应，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的所有自发性、存在的所有致命诱因、宇宙中的所

有神灵和魔鬼都汇聚在一起。”Varuna和 Mitra，魔术师国王和祭司法官，暴

君和立法者，债券和契约的神，都遭到了 Indra的反对，Indra是好战的神，是

“纯粹和不可估量的多样性”的神，是“短暂”和“变形”的神，是“解除债券就像他

背叛契约一样”的神。将秩序和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符号与无政府主义分裂和

分离的象征符号相对立(见直接行动)，肯定了存在的自主性，使得完全不同性

质的联想成为可能。

辩证法(见解放、主人/奴隶、矛盾和力量的平衡)。面对有序的表达(见这个术语)，他们想要

修正未来的意志，并且通过将其奴役于他们利益的宠物而浪费现有的力量，辩证法假装在思

想和现实中引入运动(见这个术语)。但是正如德勒兹所展示的，辩证法

法官蒲鲁东，3:433-434。为了澄清蒲鲁东赋予撒旦在宇宙意义中的重要角色的神

秘特征，看看外界的力量。

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

苏菲 ·罗斯托普钦，塞古尔伯爵夫人(1799-1874)，因她的道德儿童书籍而闻名，其中包括《一个

善良的小恶魔》(1865)。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174。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矛盾经济学》 ，第 2卷(巴黎:里维埃尔，1923)，第 253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个高原》 ，352页。

关于“魔鬼”这个词的区别和词源，参见吉尔伯特 ·霍托伊斯，西蒙顿和“文化技术”的哲学(布

鲁塞尔:德 ·博克大学，199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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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自称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主义，它总是

一个“错误的运动”，一个“抽象的逻辑运动”，也就是说一个“媒介运动”(参见这

个术语和直接的行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同于辩证思想，它拒绝一切调解，

而倾向于在现实和思想中直接和立即地进行斗争。这样，从思想的角度来看，

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可以在尼采或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倾向中认识到自己:“将形而

上学运动起来，付诸行动......使它行动起来，并使它执行直接的行动”(见行动

章节)。事实上，正如德勒兹所写，像思考一样的艺术、反抗和所有的解放斗争

-并不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运动代表;代表已经是调解。相反，这是一个在作

品中产生一种能够影响所有表现之外的思想的运动的问题;这是一个使运动本

身成为一种工作的问题，而不需要干预;用直接符号代替中间表现”(见直接行

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次德雅克之后，思想和写作也可以用行动来代替宣

传(见这个术语):“这本书根本不是用墨水写的，这些页面根本不是纸张的叶

子。这本书是用钢铁做的，折叠成八度，装满了雷鸣般的思想。这是一个权威

的炮弹，我投掷在文明的人行道上的一千本。愿它的碎片飞得远远的，致命地

刺穿偏见者的行列。让旧社会彻底摧毁它的根基！这本书绝不是一篇文章，而

是一种行动......它是用心和逻辑、血和热锻造而成的。这是起义的呐喊，是思

想之锤敲响的警钟，在人们热情的耳边回响......这本书是仇恨，是爱(强调我自

己的)。”3

差异(见矛盾、观点、多样性、平等和不可辨别性)。在莱布尼茨(和他的不可分辨理论)之后，

无政府主义(从斯蒂纳到巴枯宁)肯定了存在的绝对独特性。4.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中，存

在的身份不是通过其局限性和它在时空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外在和客观的方式来定义的。这是

一种警察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中，问题总是在于确定事物，知道它们在哪里(地址、国籍、年

龄、职业)，能够“定位”它们(见地方主义)，从而控制它们。身份是每个存在固有的，存在的

理由(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存在的理由)

《差异与重复》 ，保罗 ·巴顿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 8页。

同上。(翻译:我自己的修改)。

约瑟夫 ·德雅克，《在厨房里》(1971年，巴黎自由冠军)，86-87。

“自我......是我的全部存在和存在，它就是我自己”(马克斯 ·斯特纳，《自我与他自己》 ，译注)。

史蒂文 ·t·拜因顿[纽约:本杰明 ·r·塔克，出版商，190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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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以及在特定时刻赋予它存在的奇异力量(参见这些术语)。

尊严(见平等、自治)。一个人对自己独立自主、众生平等的主观认识，以

及他们做自己能做的一切的权利。

直接(见单子)。直接性反对调解(参见直接行动)和代表(参见这个术语)。自由意志主义思

想反对任何工具的概念，反对任何中立和客观的工具和缓冲，以维持集体力量之间的联

系(见这个术语)。对于反对派来说，一切都是集体力量，好的或坏的，传递着压迫或解

放。正是这些力量之间的直接和立即的相遇(见这个术语)，以及构成它们的内部，才能

产生一个没有统治的世界(见这些术语)。

直接行动(见行动的宣传，行动的通过，塑料力量，和转化)。在一本关于画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Bacon)作品的书中，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解释了“绘画是如何直接试图释放

表象之下、超越表象的存在”。色彩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系统。”这是革

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发明的一个实践和理论概念，是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早期先例

的延续。2在自由意志主义意义上，直接行动包括从社会斗争到绘画，从哲学到礼仪等人类

在世界上的活动和与世界的关系的总体。在某种情况下(但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只有情况)

，直接行动的概念为理解 20世纪初经济和社会背景下自由意志主义项目的性质提供了一个

基本的关键。1914年以前法国 cgt3的领导人之一埃米尔 ·普吉给出了以下定义:”直接行

动，即工人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根据环境和背景，通过可能非常温和的行为表现出来，就像

他们可能很容易很暴力一样。这仅仅是一个需要什么的问题。因此，直接行动没有具体的形

式[强调我自己]。”4

吉尔 ·德勒兹，弗朗西斯 ·培根:《感觉的逻辑》 ，丹尼尔 ·w·史密斯(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3)，45(转:强调我自己)。

论直接行动与行为宣传之间的联系及其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意义，科尔森，“科学无政府主

义者”

CGT(劳工总联合会，简称劳工总联合会)成立于 1895年，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团主义联合会。

埃米尔 ·普吉特，《直接行动》 ，译者:凯特 ·夏普利图书馆(伦敦:凯特 ·夏普利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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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塑性力(参见本术语)，它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

-因此与尼采或德勒兹的单一存在中的物种活动概念非常接近-体现直接行

动理念的经验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所构想的工团主义实践密切相关。这是通

过两个广泛的操作实现的，它们相继或同时发生:

首先，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操作。革命联盟必须通过冲突和分裂摆脱法律、代表

和谈判的象征性陷阱。它必须拒绝作为“中间人”、“工人利益的临时代理大

使”2在劳工运动及其与其他社会力量关系的现实的双重层面上，它必须拒

绝成为”中间人”，因为它作为”代表”的地位，将它声称联系的东西分离开

来，将它提出的联系转化为链条和障碍，禁止工人阶级”物质、智力和自然

力量”的任何直接联系或有效结合。工会拒绝在错误的理性、透明和有序的

法律和代表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它不仅必须退回到“不规则”、“多样性”和

“工人阶级生活”的明显“不一致”中，而且，它还必须包括并暗示自己作为一

个“自治团体”的孤独的亲密关系 4由于这个条件——它所保持的亲密关系的

自主性和它所假定的集中度——这个联盟就其本身而言，能够从

2003)，23(转换:我自己的修改)。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6与被动。

FernandPelloutier，“DuroledesBoursesDulabour”，inJacquesJulliard，

Fernand PelloutieretlesoriginsDu syndicalism d’Action Direct(Paris:

Seuil，1971)，41;Pouget，DirectAction，23。

Fernand Pelloutier， “l’organisation corporative etl’anarchie,”in Julliard， Fernand

Pelloutier， 407。在盖伊 • 德博尔德 (GuyDebord)之后，乔治 • 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阐明了一种“纽带分离”，如下:“妨碍沟通的是交流本身;人类被团结他们的东西

分开”(GiorgioAgamben，TheComingCommunity，trans。MichaelHardt[明尼苏达大

学出版社，1993]，81)。塞特出席 1882年 8月 13日至 1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无政

府主义者大会的代表宣言:“我们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分裂。”。乔治 ·伍德考克，《无

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 ，英国，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86

年，214页)。

VictorGriffuelhes，《工团主义革命者》[1909](图卢兹，法国:CNT-AIT，197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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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观点来看，“工人阶级生活的表现形式和细节过于复杂，不能委

托给无能的领导人”，也就是“表达”这种“工人阶级生活”，成为“工人内

心关切”的“论坛”和“回声”2

作为一个“经济斗争的实验室”，用 Pelloutier的话来说，3是一个“生机勃

勃、充满活力的集合体”，对 Pouget来说具有“活力”和“影响力”，4是

Griffuelhes社会革命的新炼金坩埚，5在这种条件下，工会可以与其他

人联系和对抗，将其独特的亲密关系延伸到整个有组织的劳工(其他工

会、合作社、各种团体、劳工交换所、贸易或工业联合会、联合会、国

际组织)。通过这种联系和对抗，每个工会都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增强

了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认识，扩大了自己观点的敏锐性和丰富性，以便最

终”揭示”由此产生和积累的生命力，进一步”发展”生命力，直到”最高

斗争将构成革命总罢工”6

直接民主。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对立。一般认为，它有三个主要程序:1)召集某一集体所

有成员的主权大会，以便决定与该集体生命有关的任何事情。这通常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

达成共同协议，举行表决(亲手提出或征求在场所有人的意见)，以表明出席者的观点并促成

协商一致;2)可撤销的授权，任何代表随时可能被替换;3)强制委任，除了授权他的集体授权

他作出的决定外，他无法作出其他决定，需要提出任何新问题供集体讨论。矛盾的是，因为

它是直接的，自由意志主义民主需要时间。为了运作良好，它需要其参与者的大量其他条件

(平等，亲和力，信任，实际意义等)。新的交流方式(互联网，移动电话，小群体立即协调的

可能性，以及

维克多格里菲尔什，l’action工团主义者[1908](巴黎:工团主义出版社，1982年)，15-16。

格里菲尔斯，《革命工团主义》 ，29-30。

Ibid.404.

同上。8和 4。

同上。

同上。30;乔治 ·伊维托，abc工团主义者[1908](法国图卢兹:CNT-AIT，s.d。)，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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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解决那些仅仅涉及会议和协调的实际困难的缓慢的问

题。由于颠覆性的拨款[驱逐]和明智地使用新的通信手段，大会的协调以及

代表的可撤销性和强制性任务几乎可以立即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

作出决定的缓慢也经常构成自由意志主义实践的必要条件。

良知的方向(见牧师和政治委员)。一种古老的基督教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每个存

在都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思想、意图以及最亲密的感知和内部运动置于外部权威的

判断之下，而外部权威以超验规范的名义，负责认识、评估和纠正这种存在，使其

权力服从于外部秩序。这种基督教服从集体力量的模式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实

践和概念中被广泛使用。它深深地植根于所谓的西方文化中，甚至在某些自称属于

自由至上的运动中也是如此。

分离(见关联)。

自律(自律)。一种约束(参见本术语)，旨在使集体生命服从组成它们的外部秩

序。纪律可以被这些存在内化(我们当时称之为“自律”)，但是只有通过使他们

失去能力，使他们无法做出他们的天性使之成为可能的动作——就像有人说某

人有一根棍子插在他的屁股上[ilaavaléunparapluie]。

统治。集体力量的组成，其中某些力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使他们与自己的能力分

离，使他们服从于与自己分离的一般秩序(见本术语)。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统治，因为它提

议由自由和自治的力量组成(见自治)，能够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这些力量组成的力量更加

强大，因为它们拒绝任何消极的东西，任何对可能性的扭曲，任何对潜在力量的捕获或拉

拢。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接近于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但现在的问题是知道是否存在关系

(以及哪些关系可以直接复合形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关系，或者能力可以直接复合形成更

“强大”的能力或权力。这不再是一个利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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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但社会和社区。”1集体力量如何才能在不损害或压迫其中一

些力量、尊重和维护每个力量所包含的整体力量的情况下组成一个

优越的集体力量？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元论(见一元论)。

记忆的责任(见永恒的回归)。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6。



E

经济(见统计学和新自由主义者)。提及经济在自由意志主义的话语和思想中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甚至有时还披上了最数学化的外衣:例如，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但更广泛地说，在自由意

志主义工人运动总是努力抵制政治、国家、道德和宗教的陷阱的辩论方式中也是如此。自由

意志主义运动的反对者们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并非没有理由)指出，在这个学科中，他们对经

济学的重视并不一定伴随着很强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普鲁东著作《经济矛盾体

系》的粗俗嘲弄中看出来。1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在其重新组合现存事物总体的意愿中——

正如其批判的激进性一样——拒绝把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和科学，与生活的其他方面

分离开来，人们参与性的批判必须通过这个领域来使其建议可信。正如这个简短词汇的全部

内容应该清楚表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对于任何关于一个计划或提案的概念(见无政府主义、

外部/内部、内部等等)，以及对于任何要求它在现有秩序的法庭上证明自己的要求，都是陌

生的。经济的分离和过度升值——特别是在其数学表示方面，其野心远远超出其对现实的解

释能力——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是一种压迫和还原秩序的最明显标志，这种秩序建立在

统治、扭曲和压制我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其代价是无限的痛苦、浪费和权力的丧失。如果

我们愿意的话，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看出来。

卡尔 ·马克思，《哲学的贫乏》 ，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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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效率[效率](见目的/手段，外部，给定时刻和功利主义)。一种功利主义和政党政治的概

念，它定义了一个存在或一个行动的价值，这个存在或这个行动之外的一个目标或利益。人

们常常指责无政府主义是无效的，但这样做是因为无视这种明显弱点的原因，从目光短浅和

自私自利的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渴望从下到上改变的那种秩序的代码和账簿。无政府主义

反对存在的有效性或其机械的和外部的工具化，提议考虑那些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下由他

们自己组成的存在(见这些术语)。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两个存在之间的相遇和联系永远不

能用外在的方式来定义。它可能是其中一个将另一个维度整合到它自己的计划和利益中(奴隶

和主人，雇员和公司，人和领导者等等)。或者，两者之间的联系的意义来自于它们给第三方

带来的有利影响(例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是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崛起的联合

条件)。

无政府主义反对由单独或外部利益界定的战术和战略联盟(敌人的敌人就

是我的朋友)，它提出了建立在亲密和内部协议基础上的亲密接触(参见这

些术语)——一种能够改变联系人的性质并增强其力量的协议。

自我(看身体和人)。一种主观错觉，它掩盖了构成我们的力量和可能性的巨大

多样性，从而阻止我们产生其他被赋予更多权力和更多自由的主观性(参见这

些术语)。

Élanvital(见 vital/vitalism)。

解放(肯定)(见反物种歧视)。在自由意志主义的项目中，人民解放总是被认为是一种肯定的形

式:一种对完全不同的关系的肯定，一种对能够使生活更加紧张和自由的其他存在模式的肯

定。解放的愿望和意志往往源于过去或现在的压迫和统治的情况或条件。这可能是一种被消

极地经历为无法忍受或不可接受的情况，一种(作为一个“奴隶”、“雇员”、“家庭主妇”、“士

兵”、“孩子”服从其父母权威的情况，等等)能够渴望另一种生活的力量和身份被伪造的情

况。因此，这些潜在的解放力量具有三个特点，即对统治国家的否定性和拥有属性:1)通过它

们所承受的压迫，它们是压迫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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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这些斗争总是处于被限制在仅仅拒绝压迫的危险之中;3)

通过他们进行这种斗争的手段(见这个术语)，这种手段通常是由斗争的要求所

塑造和支配的，并且最终是由要进行斗争和消灭的敌人所支配的。因此，这一

容易核实的历史后果是:即使在被压迫者取得明显胜利的情况下，被压迫者为取

得胜利而采用的手段和身份也会立即重新获得压迫的永久胜利。因此，自由意

志主义计划的核心问题，一个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际上的问题:我们如何将这种

三重依赖主导者的局面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主的力量，即组成这些力量的主

人？统治产生的集体生命如何将自己转变为解放的主体？如何使斗争的手段同

时成为这场斗争的目的？(见”革命联盟”是否仅仅是一种斗争手段或他们渴望产

生的社会行政机构这一激烈争论的问题;西班牙民兵的军事化问题;经常被误解

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革命”纪律”、等级制度的有效性，最后是国家，国家最终

总是被说成是解放被压迫者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手段。)自由至上的运动既不相

信辩证法的神秘和魔术，也不相信神圣眷顾(甚至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外

衣)。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斗争不会自动被赋予解放的特质。必须逐一、实际

地、在构成它们的每一个最后细节中评价每一个国家:评价它们使用的手段，评

价它们激励它们的意愿，评价它们从现在起确认另一个世界反对一切压迫和统

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摆脱属于每一种统治形

式的关系的陷阱，是因为它结合了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每一种力量都在

自己的现实层面上自由至上的运动。

遭遇(见关联、事件和情景)。

Ends/means(参见 entelechy)。无政府主义拒绝功利主义和权谋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区

别(“理想”的目的证明了最具争议性或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是，它拒绝了这种区分所预先假

定的随时间推移的掌握(在短期和中期通过一系列操纵和策略运作的长期战略)。对于自由意

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来说，目的必然包含在手段中。最终目标完全包含在当下。不仅如此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从历史上看，这种观点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国

通过这种专政，声称要以最恶劣的奴役为代价，为人民未来的幸福铺平道路。

这一立场也为最直接的军事行为提供了依据(例如，可撤销的授权和强制委任的

代表权[见直接民主])。它意味着，通过这些直接的实践，拒绝马克思主义长期

以来的战略。

能量(见张力)。一个借自物理学的术语，在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词汇中，用

来定义一个集体可支配的力量的数量(见此术语)。这种能量，其数量随着所讨论的存在的不同

而不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取决于被考虑的存在的构成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存在的关

系。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能源”的诉求是一种呼吁，要求以不同的方式不

断重新组合构成集体的力量(“个人”、间谍活动、工会、工会联合会)，将它们牵连到一种新

的安排中(见这个术语)，这种安排更加强大，更少地依赖他人(见自治)，正如德勒兹所解释

的那样，能够“超越其能力的极限”1

Entelechy(见项目，集体原因)。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由莱布尼茨和普鲁东重新提出

(见集体理性)，这使得我们特别有可能思考集体力量、自由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见这些术语)。

2正如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所使用的那样，“entlehy”传统上表示一个人的完成状

态(从而表示完美状态)。在这个概念中，正是运动的“目标”，就像“最终原因”一样，允许从

“权力”做某事到做某事的“行为”的通道。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运动的动态模型，而不是这种

静态的“状态”的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中，内特勒希将指定最终状态。在他的著作中，术语

“entelechy”表示一种“趋势”，从一开始就存在，它通过一个“扩张”或“展开”的过程引导每一

个存在去发现它能做什么，它从它的构成开始就包含了什么。这排除了所有的“终极主义”“目

标”(或“结束”)不是一个人倾向于什么，在外部方式，作为一个外部目的，后面我们的行动，

并作为一个功能的意识，逻辑或理性的错觉。相反，它使我们在它之前，按照意愿和愿望，

在我们自己最深处和最模糊的部分，按照在特定时刻构成我们的安排行事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正义》 ，3:267。

关于《 Leibniz》中的“内在”概念，参见《哲学的修正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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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使用的概念，是事物和存在的同义词(参见这些术

语)。

平等(参见自治、差异、基础、等级、限制和力量的平衡)。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平等是自治、自

由和平衡的同义词。它与民主和人权的抽象法律平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平等在抽象理想的

幌子下，证明了各种真正的等级制度、统治和不平等(正如其倡导者的阴谋所证明的那样)是合

理的。它也与威权社会主义的平等(在历史上相当真实)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社会主义中，绝

大多数人被党的领导人和国家官僚主义所控制，服从于顺从和服从。无政府主义反对这些虚

假的平等，无论是虚幻的还是外界强加的，肯定了差异(参见这个术语)，所有的差异，每个

存在在特定时刻构成它的绝对奇异性(参见不可分辨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不是衡量的平

等，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平等。相反，这是一种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平等，基于生命的绝对自主

性，基于每个生命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愿望、欲望和品质的极限，根

据的原则是”最小的生命一旦不脱离其自身的能力，就等同于最大的生命”(见力量平衡)。这要

求自由意志主义力量能够构建一个基于这种自治和自由的世界，基于拒绝任何一个人屈服于

另一个人，基于每次反抗的无可置疑的价值，无论它是什么，基于这种自由在某一特定时刻

通过构成他们的东西在那些真正受到鼓舞的人中间立即引起的团结(见这些术语)。

永恒的回归(见混乱，过去，给定的时刻，和外部力量)。这是尼采内部一个模糊而有争

议的概念，但对于理解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本质，尤其是它与时间和历史的关系很重

要。无政府主义运动经常因其不合时宜的性质、对历史规律的拒绝和对必要阶段的决定

的威慑而受到指责。“我们现在就要一切!”可以啊

《哲学作品选集》。在 GillesChâtelet，计算空间:哲学，数学和物理，翻译。

施普林格科学 +商业媒体出版社，2000年)，23;埃米尔布特罗克斯，《莱布尼

茨的哲学》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单一世界》(巴黎:lelivredepoche，

1991)，133n1和 254-255。

1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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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盲目的批评者眼中，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座右铭，也是其最激烈的肯定

时刻:从 19世纪末的总罢工到 1968年 5月，包括更悲惨的 1919年慕尼黑事

件，俄罗斯和西班牙革命，或 1932年冬天在安达卢西亚一些村庄宣布的自由

至上的运动。有时候，无政府主义似乎支持进步的理念，这种幻想诞生于 19世

纪，是下一个世纪灾难的牺牲品。但是，无政府主义在其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

想象中，与所有“进步主义”——无论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物质的还是道

德的——的时间关系始终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志主义解释所

表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与线性时间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它所指的时间和定义

它的时间是一个多重和定性的时间，它与存在的持续时间有关，与伯纳德 ·罗

塞特所说的“持久事物的现实”有关，与增加、减少或摧毁这些现有事物的行动

力量的组合、重新组合和分解的关系有关。在这里，对尼采的永恒回归的自由

意志主义解释有助于澄清无政府主义者与持续时间和事物秩序之间关系的原始

性。

在他们对尼采、卡尔 ·勒维思和在他之前的奥托 ·魏宁格的盲目看法中，他

们无疑最好地阐明了永恒回归的自由意志主义意义，尽管是消极的，尽管他们

自己也是如此。尼采为古老而神秘的循环时间概念增加了什么？勒维斯想知

道。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一种可怕的肯定，那就什么也不

是，因为它等于拒绝基督教留下的不可逆转和不可逃避的时间。因此，它是对

过去和未来、开始和结束的拒绝，对等待和希望的拒绝，对历史的“意义”的拒

绝(在“意义”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即“意义”和“方向”])。因此，它是对所有变

化、所有进步和任何新事物的所有可能性的拒绝。“永恒回归的教导”作为相同

的和作为“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的重复:3这是勒维思和魏宁格建议的解释，

其唯一和遥远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回声将是朋克“没有未来”的 70年代和 80年

代。一切

参见《空间与时代》(巴黎，1991年)，176和被动，以及科尔森，《斯宾诺莎的无政府

主义解读》

卡尔 ·勒维思，尼采的同一永恒循环哲学。哈维 ·洛马克斯(伯克利，加州: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7)。奥托 ·魏宁格(1880-1908)。勒维斯主要是指魏宁格的两部作品:《性与人格》 ，译

本。 Löb(London:w。 Heinemann， 1906)(Germanedition1903)和 OnLastThings，

trans。史蒂文 ·伯恩斯(纽约路易斯顿:埃德温 ·梅伦出版社，2001年)(德文版，1904年)。

勒维思，尼采《同一事物永恒循环的哲学》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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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以恒星和宇宙的方式死亡和重生，没有目标或完成。对于勒维思的尼采

来说，面对一个荒谬的、完全穿透了它的陌生世界(见外部力量)，人类被一种

对自身存在漠不关心的自然的盲目力量所压垮，将不得不满足于接受自己的命

运。这将意味着对这种冷漠和荒谬说“是”，从而打破人类长期以来渴望用其生

命投入的理性和意义的谎言，彻底打破人道主义的挫折和幻想:一个能够通过宗

教、道德、科学和技术统治宇宙的适当的人类历史的幻想，成为其中心，使其

人性化并赋予其意义。

因此，勒维特和魏宁格非常错误地指责尼采及其永恒回归的概念，他们提出

了三点:1)他的自然主义，拒绝区分人性和自然，拒绝承认一个被上帝创造和诠

释的人的超越性和象征性层面，人类向上帝呼吁，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并保

证将其用于拯救这个世界的故事;2)他的宿命论和拒绝自由意志，这种自由迫使

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见这个术语和有罪的一方)，并在他的创造者面前，在

法院面前，或在内部的“道德法则”面前作出自己的解释;3)最后，他顽固地拒绝

记忆，这种“记忆，通过这种记忆，人类可以回忆起自己的整个存在,”正如勒维

思解释的那样，“给予人类内在的连续性，使责任成为可能[见有罪的一方]，并

且本身已经是一种道德责任。”1没有这种记忆，就不可能自由，勒维思坚持认

为，不可能用一个人记得的过去、一个人记得的现在和一个人通过这种记忆准

备的未来来建立一段历史。2然而，同时，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

指责都是尼采的功劳。它们构成了一种与它们所要建立的东西完全相反的肯定:

对另一种自由的肯定;对另一种时间概念的肯定;对一种文化、一种意义[感觉]

的肯定，以及一种摆脱现代人道主义陷阱的新人类的肯定，在现代人道主义的

陷阱中，自由等同于奴隶制，文化等同于压迫，记忆等同于罪恶、负担和监

狱。

尼采和无政府主义仅仅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对存在的力量的肯定上，建立在特

定时刻和特定安排下的力量和欲望的积极性上(参见这些术语)，从而拒绝了通常被

记忆所理解的东西。以保罗 ·里克 ·乌尔所说的“现在的不合时宜性”的名义，“活

在当下所带来的中断，即使不是过去的影响，至少也是它的影响。”

160.

关于这一切，参见同上，第 7章，156节和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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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无政府主义的确从根本上拒绝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

主义长期以来“把我们的记忆能力......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伴随着它的教育则

变成了“为死亡做准备”对于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来说，记忆，“记忆的责

任”，以及他们在古老的怀疑论的时间悖论中所规定的持续时间的类型，是一个

傻瓜讨价还价的基础，在这个讨价还价中——以记忆的能力为名，并将其现在

和未来建立在这个记忆之上——人类立即被要求认识到它从中取得生命的时间

的根本的“本体论缺陷”，并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以这个缺陷为食的超越。3过去

不再是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已经过去，没有任何现实，只有这一段不

断的、转瞬即逝的、不可察觉的(参见这些术语)，而且没有内容，在这一段

中，为了生存，人类只能记住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在一个跨世系(神或道德)法

庭面前回答它如此短暂的存在，而这个法庭是人类未来的唯一裁判。

对于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过去的记忆，这个永恒的纪念碑和坟

墓，人文主义想要囚禁人类——这种哀悼，这种缺席，以及它将使我们承受的

这种无限的债务——只不过是压迫性的、凶猛的力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贬低

他们所支配的人的生命和力量，剥夺他们任何可能的主动性，使他们在悔恨和

罪恶中变得无能为力。与永恒的回归相反，只有当下时刻才算数，当下时刻是

“时间的综合”，同时是现在和过去，现在和未来。4具体而言，正是在这一点

上，对永恒回归的人文主义批判既不能维持其愤怒，也不能掩盖其真实面目和

丑陋的利益机制。事实上，尽管人们可能会相信，勒维兹、魏宁格和人文主义

对尼采的谴责并不是真的想要忘记过去——忽视它，拒绝记住它——而是相

反，想要它回来。对于人道主义而言，人们必须永远记住过去，因为正是通过

这种记忆，这种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依恋，这种对不再能够改变的事物的依

恋，这种依恋是人类永远负有责任的，人类最终确保了它的奴役，它的无限债

务，它的永恒

时间与叙事，第三卷，叙事时间，翻译。凯瑟琳 ·布拉米和大卫 ·佩劳尔(芝加哥: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1988年)，312n42和 235-236。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反对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

思想的哲学家能够最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在什么方面代替了记忆的“责任”。

伯纳德 ·埃德尔曼，尼采，《迷失的大陆》(巴黎:PUF，1999)。

关于这一点以及西方传统中关于时间的预言，参见《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保罗 ·里克，《时间

与叙事》 ，第 1卷，译。KathleenMcLaughlinandDavidPellauer(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1984)，5etpassim.

参考文献 GillesDeleuze，NietzscheandPhilosophy，48et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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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过去决不能再回来，因为那样它就会再次成为现实:它不再是过去，它

可以再活一次，第三次，无限次。因此，它可以被改造、修改，从而使人类摆

脱任何债务、罪恶或罪恶，同时使我们成为一个永不停止存在的现实的同时代

人和参与者，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始终被赋予，除了解放关系尚未重新构建

的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现在，人道主义在永恒的回归中受到了最严重的指责——宿命论和拒绝自

由、自然主义和拒绝人类，以及拒绝意义和象征性——可以说，这些指责落在

了那些将它们平等化的人的头上。现在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愤怒地否认

建立在缺乏自由基础上的秩序，否认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的秩序，否认存在者

屈从于一劳永逸的单一和简单的意义。这种秩序非常清楚地看到，尼采和永恒

的回归从根本上威胁着它的伪善和奴隶制度:通过使其宣称的理想有效，而努力

使它们无法实现。

人们必须时刻注意倾听人道主义话语，以便听到它在其原则和愤慨表达背后

的真实意图。根据这一论述，尼采以其永恒回归的观念，将人类贬低为自然，

贬低为盲目的力量和专横的本能，而不考虑人类的特殊性、文化和意义。根据

这种论述，尼采和永恒的回归将使人类永远重复同样的事情，剥夺人类的任何

自由。但在这些话的背后，我们可以听到其他人说的恰恰相反。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文化和象征。人文主义呼吁并以意义和意义为荣。这

种意义超越了世界秩序，赋予人类“在整个超人类世界中骄傲的孤独”但它也超

越了它以康德方式运作的那个人，以法律的命令形式:一种从根本上将它与世界

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它不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主人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与

他们肯定的其他东西相反

一神论宗教的过去，建立在亚当和夏娃的神话和原罪之上，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赎回

的无力偿还的债务。

勒维思，尼采关于同样永恒循环的哲学，162。

“因此，他(人)也有自己的法则，因此，他自己就是完全的法则，没有滔滔不绝的任意性......这就是

可怕的伟大之处:对他来说，服从职责的召唤没有进一步的意义......但他必须服从自己无情的、

不容置疑的明确要求。”如果他还想行动，悲叹，欢笑，跳舞，或者反抗，让他一劳永逸地明白

“康德最孤独的人不笑也不跳舞，他不嚎叫也不欢乐”，因为他必须给出的唯一“是”就是对他的孤

独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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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宁格和勒夫如此强烈地谴责尼采不仅想让过去回归，而且特别想通过这种回

归无限地重新定义过去的“意义”，宣称过去的意义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固定下

来。人道主义对尼采和永恒回归的谴责并没有剥夺人类解释的权力

-使它屈从于世界力量和本能的盲目命运-但恰恰相反，赋予它无限的能力去解释和

重新解释事件和事实的意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指责尼采剥夺了人类存在的理由，相

反，人道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理由，特别是拒绝将这些理由置于来自其他地方

的意义之下，这是上帝强加的一种明确的、单一的和命令性的意义。更糟糕的是，

他邀请人类抓住这种解释的力量(迄今为止使用得如此拙劣)，并将其无穷无尽地倍

增成为一种成就，在这种成就中，一切事物总是可以恢复、重复和重新估价。

一方面缺乏意义——尼采将人类降低到荒谬的境地，降低到漠不关心的盲目力量

的境地——另一方面又过分地缺乏意义——尼采被证明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意义和虚

构的力量。一个人不应该轻易地被人文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矛盾、隐藏的时代和恶意

所欺骗。事实上，魏宁格和勒威兹指责尼采意志永远回归“谎言”和“虚假历史”，无

休止地解释过去，不断地创造新的版本，说任何事情和它的对立面，这是非常虚伪

的。他们非常清楚，对于尼采来说，一个人永远不能把现实和它的解释分开。但对

勒维思、魏宁格和人文主义而言，这恰恰是一个不断地将现实与解释分离开来的问

题，强烈地拒绝(没有任何解释)去想象它们可能只是同一现实的两面(见集体理性和

共同概念)。过去带着它所有的生命力和决心回来了，正是因为它回来了，它才能改

变其意义和现实:这就是对永恒回归的自由意志主义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永恒回归的

罪恶和丑闻(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既不在于所谓的对意义的放弃，也不在于意义的

过度，而是谎言和胡言乱语的同义词。相反，它们在于能够通过肯定事物和语言、

它们所包含的力量和观点的无限力量使这些多重解释成为真理，能够使它们变得有

效，从而使它们成为真理

以及建立它的法则:“只有那才是道德”(OttoWeininger，SexandCharacter，qtd)。在

Löwith，尼采的哲学永恒循环的相同，162)。

“每一个谎言都是对历史的篡改......这个谎言是不道德的，是时间的倒流:因为改变的意愿，在

这里，关注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在 Löwith，尼采的哲学永恒循环的相同，16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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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可改变的时间秩序以及上帝、科学和道德所要求的事物进行攻击，拒绝向

这种秩序屈服，不断地断言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这种秩序。事实上，

如果人文主义的唯一的和命令性的意义超越了世界，那么满足于在世界上(在科

学和决定论的粗糙特征下)找到构成其基础的外在规律的同源性(参见这些术语)

，尼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众多意义(参见透视主义和观点)对于世界来说是内

在的。它们是世界的直接表达，是其无限可能性的无限表达(见此术语)。换句

话说，人文主义对尼采的指责并不是接受事物不可改变的回归(被大多数人误解

的“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而是相反，想要通过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即存

在事物的永恒回归，来“改变”事物的这种秩序:1在一个不断的运动中，用德勒

兹的话说，回归本身就是“成为的存在”，来交换过去和现在 2人文主义指责尼

采不是否定人类自由，而是以它所表达的必然性的名义(见这个术语)，肯定人

类的无限力量，因为它能够修改过去本身。

永恒(见亲密的存在和永恒的回报)。

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幼稚和愤世嫉俗的科学主义相反，正如 Murraybookchin3所强调

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是一个伦理项目，在其最小的实践中，直接参与判断关系和情况的价

值。然而，自由意志主义项目的道德层面与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规范(宗教或

其他)完全无关。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外在的和先验的规定，无论是在十诫的标题下，人的权

利，或任何其他旨在规范行为和判断的”定言令式”，这将适用于特殊情况，证明法律审慎是

正当的，这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的祭司，法官和其他专家委员会。自由意志主义伦理是在各

种集体存在所经历的事物、情况和关系的内部构成的(参见这些术语)。它完全取决于这些情

况的质量

“不想承认过去(毕竟，所有的‘理性’和‘义务’都在其中)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不想

改变和重新创造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这是不道德的”(lowith，尼采的同样永

恒循环的哲学，164)。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23。

MurrayBookchin，“关于自由意志市政主义的论述”，载于《无政府主义者论文

集》 ，ed.DimitriosRoussopoulos(蒙特利尔:黑玫瑰出版社，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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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他们有能力或无能力增加的力量和自治的存在，他们是

原因或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伦理学可以在一个更

古老的哲学传统中得到认可:从斯宾诺莎(Spinoza)到尼采(至少在所

谓的西方世界)的传统。

评价(见观点和家谱)。构成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基础的存在和观点的多样性，有时被那些

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怀有恶意或无知的人视为纯粹的相对主义或自由主义，其中所有事物

都是平等的，因为任何事物都和其他事物一样有效(见平等)。相反，因为它是建立在存

在的差异和独特性之上的，在这种差异和独特性之上,”最小的变得等同于最大的，一旦

它没有脱离它自己的能力”，1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见这个术语)和联合的方法，它使得

有可能预先假定一个对行动、观点和立场的解放或压迫性质的持续评估。与一些人认为

可以从多元主义中推断出的漠不关心的立场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的肯定是建立在对存在

及其交往质量的永恒判断之上的。这是一项没有法院或民法或刑法(见法律/权利)的判

决，其中每个部队通过”普遍判例法”2在某一特定时刻不断评估其他部队的质量，从而

从解放的角度评估它们结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事件(参见停止，重复和给定时刻)。任何局部的(因此是支配性的)秩序都试图控制空间和时

间，秩序和固定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并预测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因为它是局部的和

支配性的，它从来没有达到这种掌握，必须不断地允许新的和不可预见的，令人惊讶的和未

掌握的，逃脱。它不断地被各种事件所刺穿，这些事件既有微小的(玻璃杯掉落，交换眼神)

，也有大规模的(战争，革命)，它们孕育着最直接的秩序和期望，也孕育着最永久的组织和

项目。这是他们不自觉地、不可避免地向现存的力量(他们渴望主宰)和现实所包含的可能性

(他们徒劳地试图掌握)敞开的大门。这个事件，无论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每一次都是独一无

二的，并且无限地重复着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吉尔 ·德勒兹:《莱布尼茨与巴洛克》 ，汤姆 ·康利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

学出版社，1993年)，67页。

对事件概念的自由意志主义分析，参见 l’effetWhitehe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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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是最持久、直接、直接和积极的实验——对所有统治固有的限制，以及

肯定另一种秩序的可能性，这种秩序将解放被这种统治所困住的权力。在这个

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为是停止的反面，以及它使什么成为可能(见这个术语)。

社会和欲望机器的停止使现有秩序暂停(在所有起义之前的停止)，不但没有造

成空缺和空虚，反而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性的明显混乱的破坏。它构成了起义使

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和内容，起义宣称要解放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力量的表现形

式(见积极的无政府主义和超越自我)。

经验/实验[经验](见直觉和实践意义)。正如这个词最常见的用法让我们能够理解，“经验”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在最近的广泛意义上，经验[”实验”]表明，相当具体的科学操作，

旨在通过同样具体的过滤器，即实验室，并通过选择、还原和净化，确定和确定一定数

量的客观和决定性的事实，同样可重复，但受限于数量有限的最普遍可能的法则，然后

通过科学家的声音，试图团结和组织我们的生活。1在普通意义上，“经验”恰恰相反，

总是主观的和单一的，因为它暗示了一个集体可以“尝试、感受、生活在自己的个体中”

的方式 2因为无政府主义宣称绝对主观主义(见本术语)，它只承认这第二种意义，并要

求那些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意义的人，为他们自己和他人，明确表明激励他们并产

生科学和技术安排的主观力量的独特性质(见专家)。

专家(科学家)。专家们声称自己是中立和客观的，描述和定义他们所处的外部现实。这

种中立和客观的借口使他们毫不含糊地站在支配的一边(见这个术语)，特别是因为他们

虚伪地试图掩饰激励他们的欲望的本质，并将现实置于外部力量之下。正如

我在这里主要是指布鲁诺拉图尔的工作，关于这类实验的逻辑和它的发明条件，以

史蒂芬夏平和西蒙谢弗，利维坦和 Air-Pump: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生活(普

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

埃米尔 ·布特鲁克斯，威廉 ·詹姆斯，阿奇博尔德和芭芭拉 ·亨德森(纽约:朗曼

斯，格林和公司，1912)，47。

见米歇尔 ·福柯，《性史》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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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谈到社会科学的黑格尔主义和功利主义性质时说，“在这种抽象

的关系中，无论它是什么，我们最终总是以第三者对这些活动的观点来

取代真实的活动(创造、说话、爱等等):活动的本质与第三者的收益相

混淆，他声称自己应该从第三者的收益中获益，他声称自己有权收获第

三者的收益(无论他是上帝、客观精神、人性、文化，甚至是无产阶级...

...)。”1

表达式(见符号/标志)。Expression反对表示(参见本术语)。在自由意志主义实践

中，符号、符号、话语和理论是产生它们的力量的直接表达(见本术语)。他们既不

必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见直接行动)，也不必声称代表他们不同于的其他势力发

言。他们可以为自己说话(尤其是在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作

为他们自己的自主力量(见这个术语)，从来没有声称要替代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或任何东西(见反物种主义)。

外部/内部(外部/内部，外部/内在)(见现实平面，选择和外部力量)。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外在

的联系(见社会联系)，无论这种联系采取服从的形式，还是——在似乎相反的情况下——否

定和辩证关系的形式。自由意志主义的解放对应于存在者内在的需要，对应于推动他们达到

其能力极限的内在力量(即，超越其能力极限[参见本术语])，因此，它对应于解放这种力量的

非常特殊的结社方式，而这种力量使之成为可能。然而，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是与

支配和解放之间的区别同时存在的。

如果解放来自存在的内在，以肯定他们所能做到的形式，那么这种内在只不过是

(用德勒兹的话来说)一种“被选择的外在”2它只是外在的一种折叠，从某种观点来

看，它具有某种力量的特性，暗示着存在的整体性——存在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参

见这个术语)，即一种没有外在的力量(参见 monad)。因此，统治纽带的外部性

——一种与这种统治秩序有关的外部性——与一种完全不同的外部性相对立，这种

外部性必须称为本身的内部外部性，因为它包括所有的东西:统治的绝对外部性、它

所包含的权力的外部性、破坏性的外部性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74。

“内部只是一个选定的外部，和外部，一个投射的内部”(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

学，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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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解放的力量肯定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世界将拥抱存在的总体，一个对存

在的总体的重新定位(见停顿，类比)。

相反，如果认为统治仅仅是被它捕获在网中的生物的外部，那将是虚幻的。

这种联系的外在性，可以说，只是因为它需要将各种力量从它们的能力中分离

出来，并排斥或压制存在的力量(除了它本身)，以便维持它对现实施加的有限

和特殊的秩序。但是对于这些限制，这些限制确实是外在的，相当于一种在集

体存有内部运作的劳动，这种秩序需要这种劳动来进行再生产:一种基于这些存

有内在品质的劳动，一种在特定时刻选择构成它们的力量、欲望和意志的劳动

(见现实层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存在对某种力量和欲望的内在服

从，一种埃蒂安德拉博埃蒂称之为自愿服役的约束——主导秩序有能力将自己

作为一种特定的秩序强加于人，将它们所服从的力量与它们所能做到的分开。

埃蒂安德拉博埃蒂，《服从的政治:自愿服从的话语》 ,。

HarryKurz(蒙特利尔:黑玫瑰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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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见联想)。在自由意志主义的话语中，联邦主义定义了各种解放

力量相互联系的方式。联邦主义总是把不同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是

相同的，他们就会合并，因此不再需要联系)。这种差异不是数字和数量上

的(在空间上分布的“相同”:一组加上一组加上一组;一个连加上一个连等于

一个营等)，而是定性的。每一个相关的力量在构成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联合的方式，联合的力量的性质，以及它们联合的结果定义了这种联合的

解放性质。决定其自由意志主义性质的条件在于组成社团的力量享有自主

权和绝对的不介入权，以及组成社团的力量本身(它们本身就是社团)等

等。

反馈[回缩](见身份和羊群)。民族学家 Jean-LoupAmselle和 Elikiam’bokolo提出的概念，

用以界定压迫性命令所界定的身份和分裂如何被人主观地接受，转化为致命和消极的主体性

焦点(聚焦)(见联合、直接行动、给定时刻和力量节点)。在《正义》一书中，蒲鲁东解释了

“事物和社会的所有关系”是如何在法律的“焦点”中得到“反映和结合”的

Jean-LoupAmselle和 Elikiam’bokolo，在民族之源:种族、部落主义和国家

非洲，第二版。(巴黎:发现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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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和”自我”在不同的方面，这种聚焦的力量适用于所有的集体存在或主观性的

类型(见这些术语)。每个存在都从特定的角度，通过对存在事物的特定描述或评

价，聚焦于存在事物的整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可以解释说，每个集体

存在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尼采可以用一种非常接近莱布尼茨的方式写道，“最小

的细节包含整体。”2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至上的运动从不害怕成为极端

少数派，甚至有时(错误地或正确地)将转变与一种被误解为攻击的孤立行动联系起

来(见恐怖主义和自由至上的宣传行动)。与掌握整体、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形式的

循规蹈矩和大部分都是表面的大众成员(西班牙自由至上的运动本身无疑也是部分如

此)相反，一种主义提出了局势的力量、集体安排和行动，这些局势、集体安排和行

动是地方性的，因此能够集中某一特定环境中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能量，然后将

这种能量传播到所有存在的事物中(见活跃的少数群体，核心)。历史上，亲和团

体，尤其是联盟(在革命工团主义概念中)构成了自由意志主义行动的主要焦点。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会可以被佩卢蒂埃视为“经济斗争的实验室”，或者被格里菲尔

赫斯视为社会革命的炼金坩埚(见这个术语)，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通过他自

己的“实践实验”和“准备”，“利用运动可用的行动形式......，提取它们，挖掘它

们”，就像“石匠”工作在他的石头上或“矿石开采者”寻找他的金属一样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这次 Simondon可以说，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就像第一国际的劳工组织，

巴库尼亚秘密社团，亲和团体，化学制剂，注意力，或者大脑本身一样，是以“信息

张力”的形式构想的，“能够调节更大能量的安排”4

法官的骄傲，3:162。

《让 ·班卡尔:多元化与自我管理》 ，第 2卷，实现

(Paris:Aubier，1970)，41;Nietzscheqtd.inMichelHaar，NietzscheandMetaphysics，
trans.

MichaelGendre(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127。人们在

GabrielTarde的著作中发现这个观点并不奇怪，当他解释“一切都是一个社会，每个

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事实”时(MonadologyandSociology，28)。

格里菲尔斯，《工团主义革命者》 ，10。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与集体，53-54。关于大脑，参见加布里埃尔 ·塔德(GabrielTarde)，他认

为大脑是一个“力量的节点”，传递“来自远方的冲动”，这些冲动“意欲远行”(Milet，Gabriel

Tardeetlaphilosophydel’history，172)，或者是约瑟夫 ·德雅克(Josephdéjacques)的技术

新单子论:“就像热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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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语境——“一种过度饱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事件

即将发生，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结构随时可能出现”——然后它变得能

够“穿越、活化和组织一个各种各样的主要领域，越来越多样化和异质

化的领域”，通过这些领域“传播自己”(见行为和传导的宣传)，并绘制

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折叠(见直接行动、外部力量、主体、亲密和亲密的存在)。德勒兹从巴洛

克思想中借用了这个概念，以思考各种形式的主观性

力量(集体力量，集体存在)(见结果，焦点，主体，主观性和安排)。正如埃米尔 ·普吉特

(émilePouget)解释的那样，“力量是每个运动和每个行动的起源，必然地，它是这些运动和

行动的顶点。生活是对力量的运用，没有力量，只有遗忘。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

么是物质化的。”武力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无政府主义反对三种错觉:

1)错觉，根据这种错觉，人类和人类(从本质上说)从根本上脱离了自然，脱离了它们周围的

事物和存在，而这些事物和存在必须被无政府主义所利用和利用;

根据这种错觉，这个人类和这个人类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并列或先验相同的“个体”

的集合——自足的，同质的，并被赋予相似的(工具性的)理性和自由(自由意志)

的属性;3)根据这种错觉，人类的行动依赖于“思想”，依赖于对现实的纯粹理想

的表现。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人类和人类与他们移动的现实和他们嵌入的现

实没有区别。就像他们所构成的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一样，人类和人类是各种力

量的综合体——物质的、有机的、心理的、伦理的——这些力量控制着我们能

够拥有的一切思想。个体是力量的复合体，正如 Proudhon所说的“活着的人类

是一个

蒸汽在火车头的大脑中凝结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同样地，在人体内，我们感觉

的沸腾，从我们头盖骨中的蒸汽凝结形成了我们的思想，驱动着我们智力的所有电力，驱动着

我们身体机能的车轮。”！193).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与集体，53-54。

参见 Deleuze，TheFold，以及 Foucault，trans。西恩 ·汉德(明尼阿波利斯:明尼

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特别是“折叠，或思想的内部(主观激发)”一章

EmilePouget，DirectAction，23(转换: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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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1“存在”(主观性)并不存在于他们自身。他们是组成他们的各种力量的

无限可能的组合的不稳定和变化的结果，他们与这些力量相关联。意志的性质

和命题或陈述的意义本身并不存在;相反，它们取决于产生它们的力量的安排。

自由意志主义的实践不在于孤立地判断命题、意志和存在，而在于总是将它们

归还给产生它们的社团或集体安排(见本术语和族谱)，在那里事物可以改变，

并且有可能试验其他社团、其他安排，以及其他包含更强大和更自由的意志和

命题的集体存在。

分裂(见集体理性和力量平衡)。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经常因其无休止的争吵而受到指责，在这种

争吵中，它经常呼吁的无政府状态，以如此明显的消极方式，显示出它的混乱组织效应(见停

止)。自由至上的运动之所以喜欢争论和争吵，主要是因为其项目雄心勃勃，难以实施相应的

做法和逻辑(见目的/手段)。分裂同时证明了这种弱点和野心。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以及大多

数政治辩论中，易怒不仅或多或少是对组成任何联合或集体存在的力量的自主性的精神病态

的肯定(见这个术语)。它也是无政府主义构想发展一个共同项目(见集体理性和共同概念)的方

式的表现，这个项目与力量的平衡有关。在集体行动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中，任何观点都始

终是一种力量的表达，一种力量以其野心和独特性迅速而必然地引起对相反力量和观点的肯

定的散漫的面孔。正是在这种对立和分歧的游戏中，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试图--通过不断测试

和评价所涉力量的质量和安排--建立一个没有支配地位的世界，能够解放现实所包含的一切

力量。

自由意志(见自由)。当前秩序的自私幻想，将抽象自由的抽象力量减少为个人自由的虚构，将

集体力量的集合与它们的能力分离开来。人类的个性被迫(通过道德、教育、法律和语言)否认

组成它的内在复合和变化的力量和欲望(见主观性)，否认使它能够重新构成自身和一个完全

不同的世界的超自我(见个性化、选择、,

1Proudhon，PhilosophyofProgress，23(转: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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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力量的平衡)。与此同时，人类的个性被从自身和自身的能力中驱逐出去，从

根本上服从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试图完全根据其自身的预设来塑造它，1使它完全

屈从于自身的命令和要求。通过自由意志，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上帝、法

律和社会面前)，因而对实际构成人类的所有力量和愿望负责(见这个词)，而这些

力量和愿望实际上构成人类的主体(见这个词)，人类总是被迫压制，体验作为人类

本身以外的现实的危险和邪恶的现实，人类必须拒绝和拒绝这些现实，尽管这些现

实是人类解放的唯一手段。从原罪学说到萨特意识的虚无，再加上笛卡尔的“认

知”，康德的定言令式，以及契约和市场中规定的权利，自由意志是专制主义的主

要来源之一。正是巴枯宁最清楚地阐述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立场:“没

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自由意志是不可能的，是无稽之谈，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

发明，它直接把我们引向神圣专制，把我们从天上的专制引向地球上所有的权威和

暴政......”“唯物主义否认自由意志，以建立自由为目的;唯心主义以人类尊严的名义

宣布自由意志，在每一个自由的废墟上建立权威。”3

自由(见必要性、权力、自由意志、奴隶制/自由和欲望)。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与所有道

德和专制话语所宣扬的抽象和虚幻的自由意志毫无关系。它也与“为自己”、“毁灭性的断裂”

的空虚无关，这种自由的义务是萨特哲学强加给它的。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自由和权力

是同时存在的。每一种力量都是一种自由，每一种自由都是一种力量:一种不会与自身可能性

隔绝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是同义词

而且还通过选择(参见这个术语)什么可以符合人类的这种秩序，体现它，赋予它权

力，同意它。

Bakunin，uvrescompletes(Paris:Champlibre，1982)，8:439-40.

米哈伊尔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纽约:多佛，1970)，48页。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 ，trans。巴恩斯(纽约:Citadel出版社，2001)，415。毫无疑

问，在这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科尼利厄斯 ·卡斯托利亚迪斯的思想和他

的完全萨特式的抽象解放思想，这种思想以二元论的方式(通过制度与制度、自治与他律之

间的区别)，以虚无创造的方式。要了解卡斯托利亚迪斯概念的全貌，请参阅杰拉尔德

·大卫，科内利厄斯 ·卡斯托利亚迪斯，《自治计划》(巴黎:迈克隆出版社，2001)。

“libertas这个词来源于 libet，libido，即，情感本能(饥饿)，驱动力，自发性[参

见本术语]”(Proudhon，économie，28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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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参见本术语)。正如蒲鲁东在谈到人民这种潜在的单一集体力量时所写的那

样(见这个术语)，“经过大量的工作，哲学从其长期的思考中发现了什么，即相反术

语的同一性和同质性——例如，它用谚语“summalibertas，summanecessitas”所

表达的自由和必然性——在人民中得到了实现。在人们的亲密体验中，生活的这两

个方面，自由和必要性的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积极的、必要的、有机的，就像人类

的意志，就像物质的吸引力。”1

我们朋友的朋友(见 affinity，puttodeath，Daoism，solitude，andanal-ogy)。因为无政

府主义对所有的外在性都是陌生的(见表面)，所以它拒绝了政治的机械游戏，在这个游戏

中，它始终是一个定义他人的问题，将他们定位在一个地方和一个空间(见地方主义)，并将

他们归类为权力棋盘上的朋友或敌人，以便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战略征服或捍卫他们。像尼采

一样，无政府主义赞同德里达所说的哲学家之间的友谊:“作为朋友，我们首先是孤独的朋

友，我们呼吁你们分享不能分享的东西:孤独。”2因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友谊建立在亲和力和

存在之间的直接联系之上(参见这些术语)——一种对构成它们的东西的内在亲和力和一种没有

中介的关系——它拒绝任何工具化或逻辑推理。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朋友的

朋友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而他们的敌人，在特定的情况和特定的时刻，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很可能是我们在另一个现实层面上的朋友(见这些术语)。因此，无政府主义不适合被理解

为权力游戏的政治，因为它宣称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尼采所说的“伟大政治”，一种没有外部

性的政治，一种没有权力或支配的政治。

逃亡(转瞬即逝)(见生命、成为、运动、事件和给定的时刻)。巴枯宁用这个

概念来描述生命的亲密关系，这是自由至上的运动试图重新构建另一个世

界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就像尼采一样，没有任何现实

本身是不可改变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接近的，结构化的，现象或现存的

现实，只是表象，将依赖于它们。没有后世，就像上帝一样，只会证明当

前秩序的永恒性和义务性。正如巴枯宁所证明的那样，存在的现实完全与

现象和“表象”相同，以至于即使是亲密的存在(参见这个术语)也恰恰是“最

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一面，并且立刻,

蒲鲁东，《经济学》 ，2866[9/2]。

雅克 ·德里达《友谊的政治》 ，乔治 ·柯林斯译(伦敦:Verso，200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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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真实、最短暂、最难以捉摸的事物和存在:这是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正

的个性(见个性化)，如它呈现给我们的感官。”只有语言和表现的陷阱(见这个

术语)才能使我们相信它们束缚和限制的现实的永恒性。自由至上的运动本身也

不能幸免于这些陷阱:它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历史变成古怪的、深褐色的图像，把

现实生活变成制度，把实验变成教条公式，然后要求人们从中推断生活和实践

(见圣经和理论/实践)。

即使革命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实验在实践中最成功地实现了最大的多样

性和开放性，也不总能逃脱代表性的陷阱，代表性是一种主导秩序的机制，它不断

努力将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降低到简单的、无实体的代表性。毫无疑问，穆雷

·布克钦的伟大价值在于，他展示了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原创性和脆弱性，以

及转瞬即逝的、临时性的和环境性的特点。这就是它们的本质:运动(参见这个术语)

，德勒兹“逃亡路线”意义上的间歇性和逃亡性的“时刻”，一切似乎都可能发生的时

刻，既因为它们与历史和经济上的秩序和逻辑的不同(和冷漠)，也因为它们反对这

样一种秩序和逻辑，这种秩序和逻辑本身绝不能保证人类的解放，即基于正义和自

由本身的另一个世界的出现(参见停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书中所指出的，

通过对各种革命工团主义经历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

从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概念(见阶级)。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

力量(毫无疑问，任何具有阿纳齐斯特性质的运动都是如此)总是具有传导性(见传导)

，无论是植根于工作关系还是书中恰当地命名为“过渡阶层”3(例如来自农村世界或

移民)的“分解的农业阶层”，或者当它与更古老和更持久的职业环境联系在一起时，

受益于任何环境，甚至是最稳定的环境中都会出现的变化、保留、回避或偏差，最

倾向于完全按照组成它们的顺序来定义自己。我们可以

巴枯宁，《哲学思考》 ，uvres3.39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可能被视为与怀特海

的分析相交叉，在怀特海的分析中，存在的本质被认为是“暂时的凝结”、“事件”、“流动的单子”

关于这一点以及怀特黑德和西蒙顿之间的联系，参见《吉尔伯特 ·西蒙顿:个性化和技术的思

考》 ，19-54。

Bookchin，“论自由意志主义市政主义”，9-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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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角度，在美国世界工业工人的短暂而激烈的冒险

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具有这种传导性和

环境性的特征——转瞬即逝，但总是以新的形式重复出现。我们可以在朱拉联邦钟

表匠的简短历史中找到它，正如玛丽安 ·恩克尔所描述的那样，朱拉联邦钟表匠实

际存在的时间不到十年。然而，我们也可以在法国找到它，在第一国际在第二帝国

末期四到五年的高峰时期;在 25年后，从 1895年到 1901年，劳动交易所独特而

短暂的历史中;或者，用另一种方式，从 1901年到 1908年，在劳工总联盟(CGT)的

七个革命年代，在法国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开始明确放弃它的希望，在维伦纽夫-新

城圣乔治事件之后彻底改变。3即使是西班牙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尽管看起

来持续时间很长，但也需要对其存在的几个时刻进行非常精细的分析，分析导致它

从一场斗争和转变到另一场斗争和转变，到 1936年悲剧性对抗的转变和分裂。我

们必须提供各种各样的例子和具体的分析。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就像

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从来没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和永恒性，它们

的头衔在雇佣它们的人的表象和想象中是那么容易唤起的。一般来说，自由意志主

义运动是非常少数主义的实验，它们只是表达了生存的时刻和形式，而不是被记录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甚至是辩证地——或者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即使被历史

学放大——而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在它作为另一种可能性逃避的另一种现实中，主

张自己反对这种历史。它们是对存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解放性肯定，这个组成部

分源于巴枯宁所说的事物和存在物的瞬间和逃亡特征，在这个特征中，活着的现实

让位于生命，因为生命本身是”逃亡和短暂的”，而且只有生命本身”能够而且确实总

是包括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所有的过去或转瞬即逝的生命”4

关于国际产业工人组织，参见拉里 ·波蒂斯的《工人革命运动史》(巴黎:CNT-RP/Nautilus出

版社，2001年)，第 49-67页。

玛丽安 ·恩克尔，《侏罗纪联邦:瑞士无政府主义的起源》(洛桑:城市，1971)。

正如肯尼思 ·h·塔克解释的那样，“1908年在 Draveil和 villeneuve-saint-georges的罢工

中死亡的几名工人，被 CGT内部的许多人归咎于工团主义领导层的激进言论,”工团主义领

导层发现自己被从内部清除，从外部受到迫害(法国革命工团主义和公共领域[剑桥，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24-5)。

巴枯宁，《哲学思考》 ，乌弗雷斯出版社，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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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谱学(见评价、观点和判断)。正如吉尔伯特 ·西蒙顿所证明的那样，集体的存在总是比他

们本身更重要，因为他们包含着参与自然的力量，使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极限(见这些术语)。

因此，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立场、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内在的他性的力量，这种力

量决定了这种观点、这种立场和这一行为的性质。“家谱”一词所指的是对这种性质的评价。

评价与谱系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可以解释“谱系是如何同时意味着起源

的价值和价值的起源。系谱学既反对绝对价值，也反对相对价值或功利价值。”2

大会(见直接民主)。

将军(和起义者)罢工(见伟大的晚上，非暴力，战争和起义)。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的表述

尽管与普鲁登或尼采不同，西蒙顿倾向于迅速地将任何形式的个体化(在普鲁登的词汇中是集

体力量)指向无限和无限，如普鲁登和尼采，但他并没有忽视任何个体化的“复合”特征，这

种特征是由其他个体的多重性复合而成的，如穆里尔 ·库姆斯所证明的(吉尔伯特 ·西蒙

顿和跨个体哲学，译者注)。ThomasLaMarre[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

22)。同时，“不确定性”本身只是“与个体存在有关”，从而与存在的“模式”有关，对于这一

点，西蒙顿只注意到“概念是缺乏的”(西蒙顿，l’个体化精神与集体，204)-我们在蒲鲁东或

尼采中发现的概念。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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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4-1918年战争之前，主要是在法国，“伟大的夜晚”作为广大工人阶级的

口号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在集合所有生产者的过程中，他们自己是由贸易、

工业部门和公司联合起来的，工团主义定义了一个特定的现实层面(参见这个术

语)，这个层面跨越了人类现实的全部——劳动(参见这个术语)。当每个人都停

止工作时，生产者就停止了经济和社会机器的再生产，这种停顿(见本术语)为

现有秩序的根本转变创造了条件，为所有解放力量的行动创造了条件。总罢工

计划的独创性无疑在于它有能力在一种通常非暴力的集体表达方式下，恢复 19

世纪起义运动的叛乱和战争层面，因为它在特定时刻和特定背景下跨越了大多

数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罢工的想法和计划根本不限于某一特定时期

或人类形态，如劳动。它们是任何集体反抗的第一步，是任何其他可能性出现

的前奏。

慷慨(见暗示)。对集体力量能够超越自身能力的肯定。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

中，只有慷慨——即一种不受外部或内部限制的力量的力量(见力量的平

衡)——才能成为利他主义的基础，以及不是建立在内疚和外部道德基础上的

对他人的开放。

姿态(参见工具/武器，塑料力量和行动)。一个来自日常语言的重要概念，从它的多元感官，

它与身体的联系，它的本质特征是“运动”，以及它频繁的伦理和审美维度(“美丽”和“丑陋”的

手势，等等)，是一个罕见的词汇，使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条件出现的人(除了通常语言的还原

作用)。哲学家、数学家吉勒 ·夏特莱(GillesChâtelet)继让 ·卡瓦莱(JeanCavaillès)之后，

进一步强调了手势概念在物理和数学领域的丰富性。在这个例子中，当思想不再害怕“把自己

定位在晦涩难懂的前沿，把非理性的东西不当作‘恶魔’和难以表达的东西，而是当作产生新维

度的手段。”1.作为行动、其创造力以及所有解放经验的语言表达(从行动的宣传到

“Makhnovshchina”)，“手势不是实质性的:它通过决定自己而获得振幅[见决定]......手势不

是简单的空间位移:它决定、解放并暗示一种新的形式

1Châtelet，figureSpace，10and3.



G 101

这个手势是有弹性的，它可以自己蹲下来，跳过自己......这个手势在抓住它之前就

已经包裹起来了，并且在表示或例证之前就勾勒出它的展开:已经被驯化的手势就

是那些作为参照物的手势;......一个手势唤醒了其他的手势......”

给定时刻(见情况、事件和焦点)。埃米尔 ·普吉特解释说，由于“直接行动”的“无与伦比的可

塑性”，“积极参与实践的组织”可以“以一切可能的战斗力活在当下，既不牺牲现在，也不牺

牲未来，也不牺牲现在。”2不应将特定时刻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与列宁主义的军国主义和机

械主义的”危机”或”现状”概念混为一谈。3反对力量作用的机械和外在的观点——给我一个杠

杆(党)和一个支点(危机)，我就可以移动世界，列宁想——在这个世界里，外来的代理人可以

操纵和利用它们的结果为自己谋利,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反对现实的内在维度，这个维

度是“当下最热的时刻”，普盖特和普劳顿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可塑性”(见塑性力量)，尼采和

德勒兹的物种活动和单一存在，古斯塔夫 ·兰多尔的“单一精神”。在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力量

的安排中所构成的特定时刻，聚焦和重复各种可能性，每次都不同，这既不是其他任何事物

的象征，也不是其他事物的例子。这些可能性，在这一时刻或这种情况下与存在本身相关

联，是存在及其单一性的表达

同上。

直接行动，13。

列宁(vladimirilyichlenin)，《门口的革命:从二月到二月的作品选》

1917年 10月，埃德 ·斯拉沃伊克(伦敦:Verso，2002)，24,21。

科尔森转述了列宁的《该做什么》 ，其中列宁转述了阿基米德的“众所周知的警句”(“给

我一个站立的地方，我就能移动地球”):“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的组织，我们就能推翻

整个俄罗斯!”参见《阿基米德的方法》(纽约:多佛出版社，1953年)，十九世和弗拉

基米尔 ·列宁，《列宁的基本著作:“该怎么办?”以及其他著作(纽约:多佛出版社，

1987)，150页。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人类秩序的创造》(巴黎:里维埃尔，1927)，421页。

“当各种社会结构本身相互排斥和独立，充满一种单一的精神时，就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高度文

化”(古斯塔夫 ·兰多尔 qtd)。在 MartinBuber，pathinUtopia，trans。R.f.c.赫尔[雪

城，纽约:雪城大学出版社，1996]，53[转:我自己的修改]。(译者注:参见古斯塔夫 ·兰

多尔《革命和其他著作:政治读者》 ，译者注)。加布里埃尔 ·库恩[加州奥克兰:首相出版

社，2010]，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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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义力量试图发现、发展和追求的，是关于存在的总体的观点。这

样，这一特定时刻就可以与 HélèneChâtelain提到的与 1917年乌克兰无政府

主义起义 Makhnovshchina有关的”历史机遇”相提并论，这一”历史空间”与

gulyai-polye周围平原的”自由和开放的地理空间”相吻合

上帝(见自然)。这是集体力量总体的一种虚幻的结果，只要这些力量与它们的能力分

开，就无法理解它们的行动动机和这种行动的影响的性质(见这些术语)。上帝从结果变

成了第一原则。因此，它从一种对内在力量的想象和虚幻的表达，转变为赋予它意义的

力量，成为一种超然的力量，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命令它们，统一它们，使它们服从

牧师和其他集体力量代表的真正力量，服从统治关系的专制和压迫枷锁。

好/坏[bon/mauvais](见善/恶)。

善/恶[善/恶](见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拒绝区分善与恶，这两个定言令式的范畴不可避免地

涉及到一个超越世俗的权威(上帝、国家、定言令式)，就像伊甸园或西奈的上帝一样，被指

控命令人类必须做什么:善在哪里，恶在哪里(“你不可吃那苹果！“你应该尊敬你的父亲和母

亲!”.正如 GiorgioAgamben所证明的那样，善与恶并不是相互之外的，在这种关系中，善的

任何延伸都会减少或抑制为恶所保留的份额。2对于这种外部关系(参见本术语)，无政府主

义反对一种内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善与恶只是对存在方式及其相关联的关系的两种内在

和主观评价。在这种关系中，这一次在吉尔伯特 ·西蒙顿的词汇中，评价主体不仅仅是个人

的(参见这些术语)，因为它打开了自身所包含的外部(apeiron)，打开了阿甘本所说的“最里

面的外部”(参见集体)。3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概念是平行的。无

政府主义不问善恶，而是问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对于这样那样的存在，什么是好的，什么

是坏的。什么是好的(或积极的)是增加一个存在的力量;什么是坏的(或消极的)是

HélèneChâtelain，RadioLibertaire，1993年秋。

阿甘本，未来的社区，13和热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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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减少了它。每个存在自己决定通过经验来评估这种积极和消极的可能性。一

个存在的力量的增加表现为一种快乐的感觉，一种悲伤的感觉的减少。因此，好的

和坏的东西是完全内在于生命体验的。

好的感觉(见常识)。

政府(见自我管理，特别是私人/公共)。这是 19世纪的一个古老的名词，用来表示国家(“如果

你真的感到幸福，你就会幸福/政府必须离开!”但是，同时，由于它的海洋词源(从拉丁语

gubernare，到舵[gouver-nail])，使得我们可以思考所有集体生命的自主性和相互依赖

性。这表现在“治理自己”的想法中，因此“被他人治理”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斯

塔夫 ·库尔贝(GustaveCourbet)认为，任何私人(见特定的和私人/公共的)——也就是说，任

何存在于特定时刻的人——都是一个政府。这是因为，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每个集体根

据其构成要素(见平等)，具有自主和自由选择的绝对特权，而当前秩序的维护者只为国家主

权保留这些特权。正如 Courbet所说，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本身(在传统意义上)

仅仅是一个”特定的”个人(可以说)，过分要求将其权力从其他个人手中移交给其权威。在这

个意义上，怀特黑德也可以说笛卡尔，从他的窗口凝视着幽灵戴的帽子和穿的外套(在他的“第

二次冥想”3)，那么他就是“一个特殊的，只有普遍性的特点”，同时，“每一个所谓的‘普遍性’

都是特殊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与其他事物不同”(见不可分辨)

译者注:不要唱“Fautplusd‘Government”(“NoMoreGovernment”)，这是弗朗

索瓦 ·布鲁内尔(FrançoisBrunel)的一首歌，他是一位好战的咖啡馆侍者，摄于

1899年。

参见 GustaveCourbet给 Bruyas的信 1853年 10月 qtd。在詹姆斯亨利鲁宾，现

实主义和社会远见在 Courbet和蒲鲁东(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1980年)，15。

在《第二次冥想》中，笛卡尔沉思着“我的思想是多么容易犯错误”，例如，他反思道，

“如果我偶然看到窗外有人穿过广场，我通常会说我看到了那些人自己......但除了帽

子和衣服，我还能看到什么呢?”(22).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 ，翻译。Cress

(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93)。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过程与现实(纽约:自由出版社，1978年)，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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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夜晚[伟大的晚上](见罢工和革命总论)。当我们读到在 1914年之前的日子里，工人阶

级的激进分子在相信革命已经爆发的时候，至少从街上的噪音中跑到窗前，我们可以开始理

解“伟大的夜晚”这个概念的力量迈克尔 ·洛伊恰如其分地将世纪之交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

动描述为一场弥赛亚式的运动。几十年来，劳工运动的广泛领域预计，罢工和与国家的对抗

(叛乱、骚乱和各种违法行为)将最终导致现有世界的彻底转变，一种事物秩序的彻底重组，在

这种秩序中，正义和自由将在迄今为止被压迫、谎言和统治所奴役的世界的残骸中维护自己

的权力。这种对所有现存事物进行彻底改造的救世主愿景——没有救世主的救世主，完全独

立于当时欧洲(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机构——不应与它也彻底改造的革命思想相混淆，甚至

也不应与大罢工的口号和计划、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表达方式相混淆(见这

些术语)。与传统的革命思想相比，“伟大的夜晚”的概念无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最大的不同:

1)拒绝将社会变革仅仅与政治变革、国家最高层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共和主义、布兰奎

斯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伸等同起来;(二)拒绝将革命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推翻旧政府

的群众，另一类是负责以独裁统治的形式重建新的公共合法性形式的开明和受过教育的政治

先锋;(三)拒绝将转型运动与或多或少的长期战略和令人窒息的工具化组织形式联系起来(政

党、工会和其他专门从事这方面或那方面生活的群众性“组织”，坚定地服从于党的战术和战

略方向).“伟大的夜晚”，就像它在某一特定时刻所表达的所有自由意志主义项目一样，与时间

和空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首先，时间:在它的流行形式，以及它的神秘和宗教形式，3伟大的黄昏表

达了激进和普遍的性质的转变，现实是能够在时间的领域。事实上，与革命以

及人们对革命的看法相反，“伟大之夜”的时间激进性并不与未来以及即将到来

的变革相联系

尚未出版的回忆录，洛朗 ·穆林，金属工人工会秘书，香槟-弗格罗莱斯(卢瓦尔)。

MichaelLöwy，RedemptionandUtopia:JewishLibertarianThoughtinCentralEurope:aStudy

迈克尔 ·洛伊，《救赎与乌托邦:中欧的犹太自由主义思想:一项研究》

霍普 ·希尼译(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

在这一点上，参见洛伊的《救赎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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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是作为“乌托邦”的承诺而存在，通过征服权力而得到保证，从而赋予这个权

力以责任，在未来某一天——将来某一天——使之成为现实(“共产主义”，国家的消

亡，等等)。“伟大的夜晚”的世俗激进性总是与一种先行性和一种积累的力量联系在

一起:一种先行性或过去(参见本术语)与现在融合在一起(参见重复和永恒的回归)，

因为它是事物的实际状态的特征;一种能够实现蜕变的解放力量，而“伟大的夜晚”

就是这种蜕变的最终证明。虽然革命被认为是一个起点-一个转变即将到来的起点-

伟大的夜晚被认为是一个结果:一个已经实现的转变的结果。

第二，空间:由于它包含了从微小到广大的所有存在的事物，在没有任何等

级制度或功利主义表述的情况下，一个现实的某一方面与另一方面相比,”伟大

的夜晚”概念所表达的转变是一种立即的转变(见本术语)，其中每一情况和每一

时刻都包含这一革命概念所要求的转变的总体(见焦点，活跃的少数群体)。每

一次斗争，每一条裂缝，每一条裂缝，每一次回避，在现实中都是最终爆炸的

重复和表达(见这些术语)。正如埃米尔 ·普吉特解释的那样,”日复一日的斗争”

和”为未来奠定基础的任务”既不是”矛盾的”，也不依赖于从外部思考的计划或

战略。每一个致力于斗争和反抗的“过渡时刻”(参见这些术语)的生活方式都是

“既不牺牲现在也不牺牲未来”(参见目的/手段)

“伟大夜晚的黎明来临!”正如这个幽默的短语所暗示的那样，“伟大的夜晚”既是

一个晚上，也是一个早晨，既是黄昏，又是黎明，是现存秩序的直接蜕变，在这个

秩序的裂缝中，可以感觉到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即使是现在，它仍然存在于事物的

中心。

群体(群体)(见亲密的，集体的存在，和联盟)。

内疚(见怨恨、反应和责任)。内疚是怨恨的正面或隐藏的一面，在这种情绪中，一种支

配的关系从支配的角度被内在化，从这个角度证明一种永无止境的补偿是正当的。内疚

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但它包含着自己的满足或利益，它授权一种微妙的权力、迫害、服

从和统治的混合，这种混合反对所有的解放。一个成功的有罪化的历史例子:基督教。

1émilePouget，DirectAction，13埃米尔 ·普吉特，《直接行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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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的一方[有责任的一方](见权力)。“Aupoteau!”(“去鞭子那儿!”)这一古老的战争口号表达

了 20世纪上半叶破产的店主、股东或退伍军人的怨恨，可以作为本世纪任何一个极右翼运动

的口号:渴望找到那些应为自己的疾病负责的“有罪的方(责任者)”——“富人！“Spics！犹太

人！共济会员！匈牙利人！堕落者！“其他人!”把他们拖到法庭上，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自己

伸张正义，用自己的双手割断他们的喉咙，用他们的鲜血(暂时地)淹没自己的无能和对自己所

经历的一切一无所知的愤怒，因为自己不幸只是一个人，没有更美丽或更富有，身体不好，

衰老，不得不死去。正如伯南克所写，从经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愚蠢的愤怒充满了世界。”

事实上，“鞭笞柱”、“行刑队”以及为了事业或公共安全的名义在清理树林时发生的大屠杀，

并不是极右势力的专利，甚至也不是那些总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由那些自相残杀的白

痴，不管是前一天的邻居，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变性人，重新挑起的身份战争。鞭笞职位和政

治暗杀同样容易产生，用更冷酷和科学的术语来说，是上个世纪左翼革命的一大部分:在俄罗

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妻子”、“小资产阶

级”、“富农”、“人民的敌人”、“看似左派但实际上是右派的机会主义者”、“反革命者”以及其

他“好色之徒”都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集体和匿名地，为他们所谓的“客观”和“集体”责任的

经济灾难，饥荒和灾难，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如资本主义，从未停止产生。因为自由意

志主义道德拒绝任何道德，拒绝任何以一种外在的或超然的准则为名的召唤，这种准则声称

要规定一个人是谁，该做什么，自由意志主义道德拒绝承担责任的概念，以及包括罪行、审

判、法官、检察官、心理学家、教授、牧师、教育家和其他“教训”分配者在内的宏大进程自

由意志主义者可以参与

在法语中，métèque是过时的英语单词“metic”的同源词，是对“外国人”的通用贬

义词，有时被比作“意大利佬”或“意大利佬”等冒犯性的美式英语单词

乔治 ·伯南诺斯，《我的时代日记》 ，帕梅拉 ·莫里斯译(伦敦:鲍里斯伍德，1938),

30.(译者注:伯南诺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作家，在这本 1938年的书中记录了他对西班牙长枪党

运动的幻灭。根据 Sethd.Armus的观点，“愚人的愤怒是他在西班牙看到的”[法国反美主义

(1930-1948):复杂历史中的关键时刻(Lanham，MD:LexingtonBooks，2007)，139.]

这个“教训”总是一个知识(被打成一个)和一个“分级[更正]”，两者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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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时间的协调行动中，需要大量的努力和自我控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

西总是与所采取行动的性质和质量有关，也就是每个参与者选择采取这种行动

和接受这种行动所带来的限制的原因，这些限制随后转化为必要性。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信任(参见这些术语)。但是，这些联系的持续存在以

及这些联系所预先假定的承诺从来不是建立在外在的道德基础之上的，这种道

德基础是一种正确的行为准则，试图确定一项共同行动的框架(法律或其他方面

的)，而与这种行动的性质和方式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意志主义进程中，

任何一个相关势力总是可以断绝与其他势力的联系，恢复其独立性，或者，如

果它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如果援引更高的必要性，即与所采取的行动有关的至

高无上的必要性，它就可以反抗。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每个势力都可以选择

不加入那些表现出过于轻浮以至于无法持续参与任何时间的集体行动的人。

由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在其宪法中拒绝这种责任逻辑[责任]，因此，与它所反对

的那些人相比，自由至上的运动也同样拒绝这种逻辑。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暴力行为

(见叛乱、起义、战争/好战)总是与特定时刻、特定情况或特定背景下对抗各方的各

自情况和立场相联系。它所对抗或(有时)杀死的敌人，就其当时的地位而言，总是

一个敌人，但肯定不是因为它要对一种想象成某种无形本质的政治或社会选择负

责。的确，在西班牙或其他地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斗争往往伴随着处决和“清

算”(牧师、老板、地主)——统治暴力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在事后或伴随着反抗和

起义运动(见这些术语)。无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无论他们是在事实发生之前还是

之后被要求处决，这些”处决”本身与当前情况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为了扭转酷刑者

和受害者的立场，完全违背了自由意志主义解放的动态和逻辑。他们只是再次证

明，被统治者的地位绝不是解放的保证，反抗和起义总是可以变成报复、怨恨和”清

算”，被产生他们的统治关系所腐蚀或污染，他们试图破坏但最终以另一种形式复制

的关系本身(见肯定和解放)

这个词的崇高和微不足道的暴力意义。

关于这种自由意志主义伦理及其引发的争议，即使在内战最恶劣的条件下，见 ACL出版的与

SimoneWeil和 LouisMercier-Vega有关的著名文本 inpresencedeLouisMercier:

ActesduColloqueautourdeLouisMercier，Paris，1997(Lyon:AC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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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见理论/实践，常见概念和集体理性)。对历史的神圣(或虔诚)叙述，虚假和压迫，自由

至上的运动对此并不陌生，当它提到过去时，它常常诉诸于口号和图像。任何实践、任何实

验都包含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与它在特定时刻安排在一起的内在力量和欲望不可分离。产

生最强大和最自由的存在的结合过程与属于每个集体存在的意志和力量的相遇相对应，这些

意志和力量属于每个集体存在的内部(见自由)。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解放性质的协会来说，

它决不能被任何外部的叙述或表述所束缚(见直接行动)，这些都是压迫、支配和剥夺权力关

系的确切症状。因为它总是在军队行动的当前时刻颁布的，这种拒绝代表权的做法(见这个术

语)也反对任何对过去的外部重建，认为它是一个已经结束和死亡的现实。只有在解放运动和

工程中，过去的意义和意志的内在实现和重复——它们作为另一个总是实际存在的东西的恢

复——才能具有力量和意义。因此，被认为属于过去的存在或安排的差异性并不比现在的存

在或安排更大。尽管与这些过去的存在和安排的联系是独特的(任何联系都是独特的)，但这

并没有引入任何性质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带来虚假的必然性，即统治关系通常附属于过

去的观念(见永恒的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枯宁可以肯定，他的朋友尼古拉斯 ·斯坦

科维奇(NicolasStankevich)的亲密存在是永恒的，而让 ·塔尔迪厄(JeanTardieu)可以唤起

铁匠铆接阳台栏杆的回归:“但铁匠仍然在附近，如果我用钥匙轻敲他过去打过的铁器，我仍

然可以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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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纯洁的声音中听到，从几个世纪的犯罪深渊中涌出，他的努力和胜利的呐

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伯特 ·西蒙顿可以认为是永恒的或永恒的呈现了

“反抗中奴隶绝望的、匿名的姿态”，2不仅仅是一个图像——例如以说教场景

或叙述的形式传给后代——而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存在”(见传导)，作为一种

经验，在它出现和获得其意义的“环境”中留下了印记，“环境”的消亡也“预先假

定媒介[环境]的消亡”3

(见群众和群众)。在尼采和自由主义话语中，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极端的

贬义词，用来谴责现有秩序所界定的角色、职能和从属关系(阶级、性别、国

籍、宗教等)的一致性(见这个词)和主观接受性(见反馈)。

他律(见自治，诺莫斯和游牧)。

等级制度(见领导、平等、差异、限制和力量的平衡)。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这是一个

重要而模糊的概念，要求我们区分外在的等级制度(见约束)——压迫性的、支配性的和

被自由至上的运动强烈抵制的

另一方面，自由至上的运动在构想自己的发展和现实的方式中所固有的内

在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反对外在的等级制度，即现实的纵向和金字塔式

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一些集体存在以外在的方式服从另一些存在，给

予一种地位和位置，这种地位和位置以一种抽象和一般的方式在一个以统

治关系为基础的广泛指挥规模上确定。但它也反对(并以同样的决心)虚假的

平等，每一点都是外在的(蒲鲁东称之为“共产主义”)，在这种平等中，出于

同样的地位和地位的原因，所有的生命，如奴隶或原子，都是平等的，但

只有在法律、国家、上帝、政党、程序以及那些代表他们说话的人的自私

和外在的注视下才是平等的。

《地下河》 ，戴维 ·凯利译(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血斧出版社，1991年)，141-

143页。

西蒙顿，《精神与集体的个性化》 ，105。

Ibid.102.(译者注:要进一步解释西蒙顿的“转换”概念，即“个性化操作的方式和手段......

以便进行修改(转换),”参见大卫 ·斯科特，吉尔伯特 ·西蒙顿的《精神与集体个性化:

批判性介绍和指南》[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4]，特别是。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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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对于这些外在的、压迫性的等级制度，

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假定市场或法院的形式上的平等，也没有假定兵营的共产主义，

而是另一种等级制度——人类组成中固有的等级制度，它以两种方式运作:1)通过对

集体力量的质量和它们相互联系的可能性进行持续的、微妙的评估，而不是以二元

的方式

-在善或恶，黑或白方面-但在一定的情况下，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

的力量的永恒变化(见这些术语);2)通过生命的差异，这需要进一步

的解释。
无政府主义肯定了存在的独特性，因此他们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

何给定的情况或现实平面(参见这个术语)中发现的集体力量永远不会相等，而

且每一种力量或联系(对于一项任务或行动而言，它永远都是单一的)必然导致

这种力量、这项任务或这项行动内部的一种积极的等级制度。这种积极的层次

结构体现在一个新的集体存在的构成中，其中一些组成部分比其他组成部分更

多地传授某种技能、品质、味道、能量和力量，这些技能、品质、味道、能量

和力量同时产生于他们在特定时刻的能力，以及任务、行动或联想的短暂或持

久的性质。即使是最微小的集体行动经验(做家务、付账单、奋斗、演讲、开

会、唱歌等)也能证明这一点。正如巴枯宁解释的那样，“在行动的时刻，在斗

争的过程中，角色自然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分配的，由整个集体来评估和判

断。”1在任何一种集体存在中，在某一特定时刻，由各种力量组成的这种等级

秩序，蒲鲁东所说的这种“复杂的结合模式”，其中“社会中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

之间，或同一个人中的一种能力与另一种能力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差异”，2并

不构成这种存在的限制(参见这个术语)或必要的邪恶(从功利主义的外在观点来

看)。作为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秩序，它是这种存在的固有组成部分，它的可能

性，它产生的力量，产生它在相互联系，低音吉他往往产生的强烈的快乐，伴

随着一个特别雄辩的萨克斯管独奏，或满意时，一个人参加会议与一个称职和

有效的促进者。

然而，在某一特定时刻，构成一个存在的力量所固有的这种等级秩序从来不

会自动发生，仅仅因为一项任务、一种行动或一种形式的结合被宣布为自由意

志主义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 ，259。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什么是财产?》 ，本杰明 r。塔克译(纽约:多佛，1971)

，242,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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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职能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避免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一方面，它在自身内部

复制它本来要取代的外在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任何力量固有的支配意志，因

此，它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试图使其他部分服从它自己的意志、它自己的

观点、它自己的愿望的风险。传统的划分(例如男女之间，手工和智力之间，年

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等等)和服从外在权威的做法继续在似乎是最和平和自由的

行动中运作(见纪律、自律和责任)。一些集体力量(个人、团体或机构、秘书、

秘书或委员会)以极大的谦虚(见人民的仆人)表现出迄今未曾料到的倾向，试图

将其特权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试图通过暴力、法律或各种崇高的理由使这些

特权永久化，并将自己转变为一个专制力量，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此，不断

评估各种力量是如何按等级排列的——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安排下的解放或压

迫性质——需要大量的技巧和对细节和最微小关系的关注(见反独裁)。此外，

这尤其需要具备反叛的高度准备，对反叛、傲慢和讽刺的敏锐感觉(和类似战争

的感觉;参见这个术语)，以便能够拒绝(参见这些术语)在特定时刻、特定任务

和特定背景下可能需要的任何等级制度的僵化和外化。

更广泛地说，根据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经验，各种力量之间关系的自由意志主

义性质——当它们把它们的分歧结合起来，解放现实所包含的所有权力(从而解

放所有自由)的能力——取决于三大条件:

首先，自由意志主义法(见法律/权利和直接民主)。支持某一行动或某一安排的

集体力量发明或执行某些(正式或非正式)工作规则，以抵消现有秩序在这一

行动的展开过程中以及在这一安排的(短期或长期)运作中产生的影响:任务

轮换、代表可撤销、严格的报告回顾会议、成员模式、统计工具的使用、

决策方法等。这些共同的规则与集体理性一起，构成了无政府主义计划的

一个重要方面

巴 枯 宁 谈 到 差 异 变 得 “僵化 ”的 危 险 (MikhailBakunin， TheBasicBakunin:

Writings，1869-1871，ed)。译者注:。罗伯特 ·m ·卡特勒[纽约阿默斯特:普

罗米修斯出版社，19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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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条件:它们始终与不断变化的关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只是

暂时的表述和编纂。这些明确的规则旨在防止外在的、主导性的等级秩序

在内部复制，它们象它们所反对的等级制度一样，总是容易改变，或者变

成服务于外在秩序的形式，或者变成为霸权意志的权力工具。通过一系列

规章和书面或口头程序来加强集体存在的内在逻辑，自由意志主义协会为

自己制定的规则不断处于变形为类似于外在秩序强加其支配关系的令人窒

息的模型的机构的危险之中(见本术语)。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必须立即被第二

和第三个条件所平衡。

第二个条件是力量的自主性(见这个术语)。无论集体力量如何很好地融入一个更

大的力量，与其他力量联系在一起，这种力量必须始终保持其能力，首先，

这种力量必须不断评估将其与其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的质量，以及这

些关系影响其自身力量的方式，其次，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鼓手加入一个

新的乐队，工会脱离其联盟等)，断绝这些关系。显然，就这种能力而言，

在考虑的集体范围内，以及在其各个组成部分内，可以评估一个协会的自

由意志主义性质。因此，自由意志主义集体力量必须保持其能力，在法律

和习俗领域承认其每个成员有权脱离或对该联盟内的某些特定关系或情况

提出异议。此外，它尤其必须建立和平衡自身(见力量平衡)，使这种自治作

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因为它产生于这种建立和这种平衡，并使任何争

端或异议立即得到以前所有其他相关力量的理解(如果没有得到支持)。

最后一个条件是在同样多样化的现实层面上交往关系的倍增。集体存在的奇

异性、差异性以及无政府状态毫无例外地影响着所有的存在，无论它们

的大小和强度如何，从无限小到无限大。共同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使其

与现有的整体相一致的意愿，根本不意味着构成这一运动的各种关系和

力量的同质性或一致性，也不意味着这一运动的各种力量的同质性或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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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力，也不在其行动的目的，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它将拥抱所存在的

事物的总体性(见无限平面)。相反，它们意味着自始至终有多种实践和结社

形式，每种形式在某一特定时刻都要求具有同样独特的品质，因此也要求

具有同样独特的力量等级秩序。爱、思考、奋斗、计划、感觉、看到、创

造等等。所有这些实践只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微弱的概念，关于什么是由存

在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关于这种力量开启的多样性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

的实践都对应着同样多种不同的可能组成和力量的等级排序，选择同样多

样化和多样化的品质和能力。因此，每个集体力量或存在通过试验每个联

系、每个现实层面，通过选择似乎最适合更强有力地肯定其潜在力量的力

量和品质，来发现其能力达到极限的可能性(即超越主导秩序对其施加的限

制[参见本术语])。德勒兹对这种将等级概念化的自由意志主义方式下了定

义，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等级的无政府扩散，即最大和最小的力量之间相互

联系和不断变化的等级，其方式如下:”有一种等级制度，根据它们的限度，

根据它们的接近程度或距离原则的距离来衡量人类。但也有一种从权力角

度考虑事物和存在的等级制度:这不是一个考虑绝对权力程度的问题，而只

是知道一个存在是否最终‘跳过’或超越其能力极限，无论其程度如何”(见限

制和力量平衡)

后世界(见逃亡者)。

历史(见传记和永恒的回归)。

同源性(参见类比)。

水平度(见底部)。

人文主义(看到外部的力量)。

1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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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见行为和集体理性的宣传)。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总是用大写字母书写)不是一个理想，

一个乌托邦，或一个抽象。它既不是一个程序，也不是一个规则或禁令的目录。相反，它是

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见直接作用力，塑性力)，表达了所有这些存在所包含的可能性的总和

(见这个术语)。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一种活力(见生命)，使我们超越自我，保罗 ·布鲁斯

(PaulBrousse)在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时给出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这个思想应该被表现出

来，不是在纸上，不是在报纸上，也不是在绘画上;它不应该被雕刻在大理石上，不应该被雕

刻在石头上，也不应该被铸造在青铜上这是一种可感知的力量，有时就像爱一样，在我们内

心深处抓住我们。正如约瑟夫 ·德雅克所写，“这个想法是一个情人，在她冲动的拥抱中，咬

你，让你大喊大叫，一刻也不让你离开，气喘吁吁，筋疲力尽，除了用更热烈的爱抚重新准

备你。为了追求她，一个人即使不是知识渊博，至少也要勇于直觉。”2

理想(乌托邦)(见想法)。理想经常被用来描述无政府主义。应该指出的是，这确实关系

到无政府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怀疑的日常现实。然而，这个

错误是双重的。如果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总是站在无政府主义和显而易见的一边

侏罗纪联邦公报(1877年 8月 5日);参见保罗 ·布鲁斯，《行动的宣传》 ，翻译。

保罗 ·夏基，《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纪录片史》 ，第一卷，《从无

政府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公元 300年至 1939年)，编辑。罗伯特 ·格雷厄姆

(蒙特利尔:黑玫瑰出版社，2005)，151页。

约瑟夫 ·德雅克，《这是一个乌托邦吗?》(1859)，在《厨师们》中，134页。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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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想，无论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很可能在崇高的概念中，在仪式上净

化的神圣历史中，在即将到来的正义、真理、美和纯洁的宏大概念中。然而，

在目前，理想从来没有为自己获得一个非常具体和普通的身体-一个简化和重复

的身体的祭司，理论家，代码，现成的形象，陈词滥调，义务和约束-是成比例

的，在其邪恶，卑鄙和肮脏(这一次是相当真实的)，它宣称的理想的宏伟。任

何具有合理一致性的直觉的反叛者只能以最大的厌恶(见这个术语)背离任何理

想主义和所有的理想主义。

同一性(见集体力量、结果、差异、反馈、分类和不可分辨)。集体存在的主观和客观形

式，往往是虚幻的，试图巩固其存在(特别是通过家庭、宗教和国家)，以便再现等级制

度和统治秩序。我们如何发明解放的身份和主体性的形式？无政府主义试图以两种方式

回答这个问题:1)通过谴责现有身份使我们的生活现实遭受贫穷、简单和还原性暴力，

将这些身份限制在几个同源或同质的类别(性别、公民身份、种族、政党、个性、年

龄、宗教、社会出身等);2)通过肯定可能的身份的无限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

用构成这些身份的新方法不断进行实验的同样无限可能性。

Ideomania(见观点)。一种盲目崇拜的、自治的观点，脱离其生产条件，

决心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地运用它自己。理想主义者是自由至

上的运动的诅咒。

特质(见性格)。

Imaginary(参见理想，可能性和单子)。想象常常与不存在的事物联系在一

起:一个虚幻的白日梦，它使我们从艰难而紧迫的现实中分心。相反，由于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拒绝分离或反对现实和思想，也拒绝自主表现，无论是

在符号领域还是在形象领域，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认为

柏格森，《创造性思维:形而上学导论》 ，梅贝尔 ·l·安迪森译

约克:哲学图书馆，公司，19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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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想象(梦想、幻想、幻想)构成了现实存在和可能性的重要表现(参见

这个术语)。作为“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见单子和主观性)含义的表达，想象与

产生它的存在的身体密切相关(见手势和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想象永远不是对

尚不存在的事物的未来的投射，相反，是对现实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的实际表

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罗 ·哈泽德可以听到莱布尼茨说，“研究了最多的动

植物图画、机器图画、房屋或堡垒的描述或平面图的人，阅读了最多的巧妙的

传奇故事，听了最多的奇怪的叙述——人会比他的同伴拥有更多的知识，即使

他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或所看到的描述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怀特海可以写道:“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无论作为抽象思想多么荒谬，

无论作为一个实体多么遥远，在任何一个实体的构成中，都有自己的相关性级

别。”2

内在性(看到超越，但也看到外在/内在)。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内在主义。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发生的一切都是内在的事物，存在，以及他们彼

此的相遇。没有任何东西来自外在的源头(上帝、国家、法律、思想、宪法);

一切都来自内在，来自内在的无限可能性，巴枯宁称之为自然(参见这个术

语)。

马上。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时性指的是空间和时间。自由意志

主义行为发生在瞬间，没有中介。它拒绝服从或多或少遥不可及的目标(见目的/手

段)，同时拒绝将其传播及其引起的联系关系委托给调解或代表，从它的角度来

看，这只能切断它的可能性(见直接行动)。

不易察觉(见生活)。

强制委任(见直接民主)。

保罗 ·哈泽德，《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 ，刘易斯 ·梅译,

纽约:纽约书评，2013)，217-18，强调我自己。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 ，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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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涵(利他主义)(见其他和外部/内部)。无政府主义厌恶利他主义、伪善主义和外在的道

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声称人们有义务忘记自己以照顾他人，将强制执行这样一个强制

性计划的任务委托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外部保证人和监督者(法律、国家、教会、超我

等)。真正关心他人首先是通过“关心自我”作为“与生活共同延伸的规则”来实现的 1换句

话说，一个人不是通过否定自己而从外部发现对他人的兴趣，而是相反，通过暗示，在

构成我们的那些东西的最深处，因为每一个存在都与他人有牵连，无论是好是坏，因为

每一个存在都与所有其他存在本身有牵连(见 monad)。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

慷慨本身就可以成为真正利他主义的基础。然而，慷慨总是来自于人的内心，来自于一

种无预谋的、自发的力量(见行动、直接行动)，这种被恰当地命名为“初始冲动(初始运

动)”的力量，是由它们在存在的事物中所蕴含的意义所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

主义接近于 Leibniz的思想，接近于一个基于生命自发性的世界的概念，一个一切都来

自内部的世界，一个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牵连的世界:空间，因为每个生命本身包含每

个其他可能的生命，而时间，因为每个时刻包含所有其他的生命，而且从自由意志主义

的观点来看，未来不可避免地牵连于现在(见目的/手段)。

隐含的(见折叠)。

阳痿/无能为力(见缺乏和疏远)。从这个词及其最新的意义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无能是任何集体存在与其自身能力分离时的状态。

冲动(见力量、力量、身体、自发性和内在性)。

Indefinite(参见定义，不明确，限制的无限性，和 apeiron)。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见停止，主题，无政府状态，无边界，限制的无极限)。因为它不断

地试图把更多的力量转化为更少的力量，把力量从它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分离出来，现

有的秩序，在它否定所有不是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以缺乏或不存在的形式，以模糊和可

疑的形式，构想着不确定的东西:一种青少年或未成年的不确定性，关于社会提出的角

色、职业、职能和属性;当被剥夺时，懒惰和梦幻的类型的空虚

米歇尔 ·福柯，《主题诠释学:1981年法兰西公学院讲座》

1982年，弗雷德里克 ·格罗，格雷厄姆 ·波切尔译(纽约:皮卡多，2006)，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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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不做任何事情，等待一种可能性或事件，社会机器否认任何价值或现实(见

停止)。在其自由意志主义的用法中，不确定性产生了另一种含义。如果它明显地反

对决定论，它就不是决定论的对立面(参见这些术语)。事实上，决定性表达了集体

存在的力量，而不确定性构成了它的来源或条件。然而，这涉及到这个术语的主要

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一种尚未由外部秩序”决定”的权力，尚未受到某一特定秩序的

束缚和限制。这就是可能性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可能性的现实性”(参见这些

术语)，也就是像吉尔伯特 ·西蒙顿(GilbertSimondon)和加布里埃尔 ·塔尔德

(GabrielTarde)这样的哲学家赋予这些词的意义上的“可能性的现实性”，这种存在

的力量是每一种集体力量、每一个主体本身所包含的，它使它能够超越自己的极

限，构成一个全新的或不同的世界

愤怒(见反抗和厌恶)。对不公正的一种亲密的、暴力的、完全的认识，对不尊重人的自主性的

认识，对他人强加给他们的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欲望和目的的不可接受的服从。直觉上，道德

上，而且无法衡量，愤怒根本不是个人的或者“感兴趣的”(在功利主义的意义上)。它的出现和

起源条件总是独特的或间接的，它主要或仅仅产生于被压迫或被工具化的感觉或这种压迫或

工具化的影响，而不是产生于缺乏正义本身构成的愤怒。这种愤怒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

人，自己也是另一个人，在一种包含整个存在的感知中，因为任何权力的减少，潜在地，都

是我自己权力的减少。通过愤怒，就像通过痛苦的感觉一样(见外界的力量)，每个集体力量

都在一次飞跃中(见直觉)进入到存在的整体——它自身所包含的这种整体，使它对所有的存

在，对可能联合它们的所有关系都敏感。与此同时，它承认遭到破坏和破坏的整体的根本意

义，这种整体排斥和压迫各种力量，切断它们的可能性，它承认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世界

的绝对和普遍可能性。作为一个积极的时刻，愤怒站在起源的反抗。在其积极性的短暂时

刻，愤怒为反抗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此之前，反抗不会产生，甚至是短暂的，其自身肯定

的积极影响。愤怒确实总是转瞬即逝或者是间歇性的。当它成为一个持久的存在，为了它自

己而培养，忽略了最初赋予它生命的整体性，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

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不确定性和其他作者，比如克劳德 ·勒福特，给这个词的含义

之间的区别，参见停顿。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空洞的姿态或狭隘的怨恨(见这个术语)，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个敌

人或替罪羊(见有罪的一方)。

不可分辨(见单数，单子，平等，联邦主义，差异，内在和身份)。莱布尼茨哲学的一个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两个真实的存在总是因其内部构成它们的特征而不是因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位置而不同(见地方主义)。继莱布尼茨之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拒绝仅仅基于数字差异(物质

的奥姆、群体或群体的个体、政治组织的“细胞”或“部分”)或有机差异(身体有头、成员和各种

器官、手表有各种齿轮和齿轮)来确定人的身份，同时，它否认人的身份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

的，是一种“个人”秩序(见人)，与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见自我)。正如 PierreGuenancia强

调的那样，Leibniz对身份的所有思考“都是出于恢复差异的考虑，这种差异使得宇宙中的每

一件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之所以成为自己，而不是另一件事物的理

由。”1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的身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根据个别物质身份的复杂性，在生

命的等级中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它是一种对每个事物的统一性的放大[参见这个术语]，每个

事物形成一个物种，每个个体形成自己的一个物种。”人们可以在普劳顿的书中找到这个位

置，当他解释为什么“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

他的群体更有生命力、更敏感、更有感知力，以至于它的器官、次要群体彼此之间达成了更

完美的一致，形成了更广泛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的身份并不取决于“将其与其他

所有事物分离和区分开来的限制的持久性，它的个别实质只能从外部被感知，就像一个简单

地位于一个地方的事物，它所占据的地方的承租人”，因此“识别一个事物归根结底就是定位

它，知道它在哪里，能够将它挑出来”(见局部主义)。4身份是“事物固有的”5巴枯宁解释的

一个立场如下:“每个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即它自身的特定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6

PierreGuenancia，“洛克和莱布尼茨之间的个人身份”，《莱布尼茨视角》 ，

RenéeBouveresse出版社，154。

(译者注:一个种属是一个种类的一个，一个类只有一个成员属于。)

蒲鲁东，《进步哲学》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Guenancia，“l’身份，洛克和莱布尼茨,”153。

同上。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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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见集体力量，个体化，群体和主体)。在自由至上的运动的外在表现中，无政府主

义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替代)会站在集体一

边，无政府主义会站在个人一边。这种方便但过于简单化的反对意见与所有自由意志主

义的观点(西班牙革命、 Makhnovshchina、无政府工团主义等)以及无政府主义理论本

身相矛盾。无政府主义拒绝个人和集体之间的错误区分。在无政府主义的现实概念及其

转变的可能性中，任何个体(与这个词的词源相反)都是一个集体;任何集体，无论它多么

短暂，它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因此，一个无限的个体或主体(见这个术语)是可能的。

个性化(见主题)。在加布里埃尔 ·塔德之后，无政府主义拒绝物质化存在，拒绝将个体

视为“原始的来源，绝对是基本的给予”相反，它要求把它们当作“涌现的”，1或者，这

次用 Proudhon的词汇表来说，当作结果(参见这个术语和无序)。但是吉尔伯特 ·西蒙

顿提出了最发达的存在概念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个体总是超越他们自己(见家谱和有

限的无限性)，因为他们是不断个性化过程的结果。给定个体的所有生产(个体化)都来

自于一个无限的内容，这个无限的内容在他们每个人的所有力量中涌现出来，没有任何

中继或中间阶段。虽然进化的历史可以按照不同的阶段进行追溯，但例如，集体或社会

个体化并不是精神个体化的产物，而精神个体化是生物个体化的产物，其本身也是物理

个体化的产物。每个个体都可以位于其他个体之内，因为每一次它们都通过“重新开始”

回归到存在的起源而重新调动存在的整体力量。因此，一个新的个体可以出现，一个全

新的个体，它既不是前一个个体的结果，也不是它们的毁灭(通过替代)，而是通过对现

实所包含的权力和紧张的原始回归而发生，而前一个个体既不能耗尽也不能解决(见永

恒回归)。

本能(见自发性、权力、生命力和内在性)。这个概念在 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词汇中经常使

用，但主要是指力量和欲望，冲动和兴奋。与现在的方式相反

看 Milet，GabrielTarde和历史哲学，154。

西蒙顿，《精神与集体的个体化》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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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本能通常被认为与遗传决定论毫无关系。即使“本

能”与生物密切相关(尽管不是唯一的)，“本能”这个术语确实可以用来表示

自发性或自由的表现形式(参见这些术语)——即权力——在某一特定时刻，

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表征任何集体的存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

不服从命令(见战争/好战和起义)。无政府主义词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内部(并不总

是没有天真或夸张的言辞)表达解放力量的态度和自由意志主义性质。与此同时，从狭

义上说，它有助于表明拒绝军事机构以及国家和其他权力机构制造战争恐怖的一贯做

法。

起义(见战争和总罢工)。从 19世纪到 1936年西班牙革命的集体实验(在时间上非典型)，包

括重要的马克诺维斯特运动，自由意志主义革命的经验和想象中的军事层面或(更准确地说)战

争层面。尽管有时因其大男子主义的内涵(见男子气概)而受到指责，有时因为某些主张非暴力

的倾向(见这个术语)日益增长和可疑，但是，叛乱即使不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概

念，至少也是反抗的最直接和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以及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的项目和运动

的多样性特征。集体起义、起义及其好战或侵略性方面的伟大运动，从最大到最小，从民众

起义到劳动、爱情和个人生活的亲密方面的直接关系所要求的有时难以察觉的起义，在所有

存在的关系的总体内，都起着令人眼花缭乱和引人注目的作用。

整体和平主义(见战争)。一个特别令人反感的理想主义例子(见这个术语和令人

反感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一些自由意

志主义者在 1938年采用了总工会对抗纳粹主义的和平主义口号:”宁为奴，不

为战争!”这种奴役实际上导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法国国家和纳粹主义的忠

实仆人。

内部(内部)(见外部/内部，现实的平面，和外部的力量)。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外在的束

缚，在它看来，这就是约束和支配。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一切都发生在存有的内部，

在他们的能力中包括外在的组成他们的东西，从而组成更强大和更自由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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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世界(见亲密存在)。

间隔(参见 Daoism，middleofthings)。

亲密(亲密，亲密的圈子)(见亲密，活跃的少数，核心，主观性，结合，以及，在另一个

登记册上，科学，生活，逃亡者，亲密的存在)。一个哲学概念，巴枯宁用来定义(除其

他外)他在整个革命活动中试图建立的秘密“圈子”的性质。巴枯宁常常因其幼稚的嗜好或

对秘密和秘密社团的狂热而受到指责，但只有那些对自由至上的运动和计划的真实性质

缺乏了解的人才会这样做，因此，巴枯宁的”亲密圈子”是他们最好的表达方式。巴库尼

亚的亲密关系揭示了三个意义，可以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首先，它涉及到一个情感现实，建立在一些“朋友”、“盟友”或“伙伴”之间的

选择性亲密关系上(见这个术语)这是一种和谐，在这种和谐中，共同的

“观念”(见共同的观念)仅仅是气质、情感和与世界关系的接近的表达。这

种或多或少的亲密关系定义了一系列不同心的“圆圈”，根据组成它们的

关系的强度而变窄或变宽。1900年左右的一个钢铁工人联盟是一个具有

一定广度和强度的亲密圈子，它总是试图吸引新的成员，分解成组成圈

子(按行业、工作场所组织的各个部分)，其内部生活和扩展自身的力量

主要取决于大部分非正式、隐藏或隐含的内部圈子的强度(Monatte将试

图通过核心概念来思考这些圈子)。它们可以基于共同的项目和信仰(例

如，无政府主义者、 Blanquist或 allemanist1集团的成员身份)，也可

以很简单地基于共同的家庭或地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邻里关系、共同

的小学、共同的苹果偷窃)等。2

因此，巴枯宁人的亲密关系与特殊和独特个性的存在是同时存在的，或者，

在巴枯宁人的词汇中也是如此

译者注:德国主义者:追随 JeanAllemane(1843-1935)的领导，JeanAllemane是

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巴黎公社的老兵。

关于这种亲密关系，利穆赞在里昂建筑工人工会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Jean-Luc

deOchandiano，工会组织和社会游击队在地下工业中的形成:一个开放的身

份，里昂(1926-1939)，迪斯尼，卢米埃尔里昂二世大学，1996。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种亲密关系或多或少决定了他们存在的现实。这种集体力量，其力量

是可变的，可以对应于这个术语通常意义上的”个人”，但它通常表示人

类和非人类的或大或小的集体(一个石匠和他的铲子，马赫诺维斯特军队

的犹太炮兵和他们的枪),”亲密”集体——渴望某个特定的地方或文化(例

如，1914年以前的亚美尼亚、犹太、鞑靼、乌克兰或奥德萨的格鲁吉亚

无政府主义团体)，根本不对应于身体和”个人”生物学本身的局限性。

巴库尼亚人的亲密关系最终揭示了第三层含义，这是更严格的哲学意义，拉

兰德称之为“危险”并没有错 2“亲密”这个词指的是内在的、私密的和秘密

的，而不是外在的、明显的和公开的。对于巴枯宁以及后来的革命工团

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来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重新组合不能通过交

流的方式，也不能通过透明或开放的方式达到其权力和范围的高度，这

种方式允许迹象、专家、心理学家和压迫性机构张开他们的网，部署他

们所有臣服和统治的权力。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通过构成众多内部

力量，将其集中并缩回到人的最深处，这些内部力量实际上具有爆炸性

(见能量)，而且只有这些力量才能够炸毁并重新组合旧世界。

亲密的存在(永恒)(见主题，亲密)。巴枯宁提出的概念来定义现实和存在的主观和独特

的维度。对于巴枯宁来说，“亲密的存在”(人们可以把它与尼采所说的“存在的最亲密的

本质”等同起来，尼采认为这是权力意志的特征)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虚假的内在性，而是

深奥而难以理解的，据说一切都是从中产生的。对于巴枯宁来说，“这里确实存在于所

有事物中一个隐藏的方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一种亲密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

不可接近的，但却逃避了科学的掌握。它根本不是 m.Littré和所有形而上学家所说的

那种亲密存在

参见 michaelConfino的《意识形态与语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词汇》

《俄罗斯与苏联世界手册》30.3-4(1989年 7-12月):255-284。

拉朗德，“亲密”，《词汇技巧与哲学批判》 ，1:394。

尼 采 ， Nachgelassene fragment1888,14[80]， in Writingsfrom the Late

Notebooks，ed。吕迪格 ·比特纳，译。凯特 ·斯特奇(剑桥，英国:剑桥大学

出版社，2003)，247(翻译: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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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们的说法，构成了事物本身以及为什么会出现现象。”1对于巴枯宁和自由意

志主义思想来说，“亲密存在”实际上是一个“内在世界”，例如，孩子们获得的程度

和程度，“意志出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实现了一个“开始......帝国凌驾于自己之上”

但是这个内在世界仅仅是外在世界的一个折叠，它完全通过存有与外在世界保持的

关系的整体来“表达自己”，“这些多重的、往往难以捉摸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都没

有被观察到。”3对于巴枯宁来说，“亲密的存在”并不是指以事物和存在为基础的神

秘本质;“相反，它是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一面，同时又是最真实

的、最短暂的、最不可捉摸的事物和存在:它是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正的个

性，如它仅仅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之中，任何精神反思都无法把握，任何语言都无法

表达。”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表面性和外在性——正如德勒兹对福柯所说，“内

在”“比任何内在世界都要深刻”，因为它也是“外在的......比任何外在的世界都要遥

远”5——存在的亲密存在可以达到永恒，在某种程度上，“它根本不是一个亲密存

在，不能完全表现在它的外在关系或它对外在世界的行为的总和中。”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巴枯宁可以肯定他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尼古拉斯 ·斯坦科维奇的亲密存在是

永恒的:“我年轻时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尼古拉斯 ·斯坦科维奇。他是一个真正的

天才:伟大的智慧伴随着伟大的心灵。然而，这个人没有完成或写下任何能够在历

史上保留他名字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亲密的存在吗?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言

不发？完全不是。斯坦科维奇，尽管他是世界上最不自命不凡、最没有野心的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是莫斯科一群年轻人的生活中心，这些年来，可以说，他

们靠着自己的智慧、思想和灵魂生活了好几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

我把他看作是我的创造者......他的亲密存在首先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得到了完全的

表达，然后在所有那些曾经拥有过他的人的关系中得到了完全的表达

巴枯宁，《思考哲学》 ，uvres，3:393。

同上 3:387。

同上。

图 3:393。

德勒兹，福柯，96岁。

巴枯宁，《哲学思考》 ，uvres，3:390。

关于这一点，参见 AlainThévenet的《尼古拉斯 ·斯坦科维奇的踪迹》 ，分析

1(1997年冬)。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能够接近他真是幸运。”从巴枯宁到我们，尼古拉斯 ·斯坦科维奇的

亲密存在，这种存在的折叠或微笑，因此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并为之付诸行动。
以一种非常接近巴枯宁的方式，吉尔伯特 ·西蒙顿将这种永恒的事物和存在

——无论是“奴隶在反抗中绝望的、匿名的姿态”还是“贺拉斯之书”的天才之处

——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任何个体总是超越自身，无论是在作为主体的

构成方面(参见 apeiron)，还是在与其个性“相关联”的“环境”结构方面。这就是

尼古拉斯 ·斯坦科维奇的内心世界所表达的存在的折叠或结构，这个标记或符

号(参见这个术语)是这个个体在某一特定时刻为整体存在的形成而构成的单一

的“决定性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说——这次和西蒙顿一起

——任何个体都是永恒的，“不是作为物质、主体或实体、意识或活性物质”，

而是“作为一个传导性存在”(参见传导)，它在其出现的“媒介”上留下了自己的

印记，而媒介的湮灭也要求我们“预先假定媒介[环境]的湮灭”4

直觉。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将革命性的辛迪加主义与伯格森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他

赋予直觉概念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自由意志主义的直觉来自于集体的存在(见这个术语)

，来自于组成它们的最深处(见亲密的，单子，内在的，观念)。直觉支配着众生之间的

关系以及他们联合起来的潜能，构成了一个更强大的众生。直觉支配着我们最直接和最

重要的关系，也支配着我们考虑加入或不加入某人的原因的能力(参见类比、亲和力、

排斥和反感)。直觉不仅仅是每个集体存在固有的礼物(作为这个存在特有的构成模式的

结果)。它还假设在集体力量之间的关系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是一种好坏遭遇的艺

术。

非理性(见直接行动，存在的理由，常见概念和集体理性)。当前秩序所使用的一个争论性的概念，

用来指出所有逃避其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89。关于巴枯宁的青年和智力形成，参见:Benoit-P。

Hepner，Bakounine以及革命者:关于俄罗斯和欧洲思想史的五篇文章(巴黎:Rivière，

1950)。

西蒙顿，《精神与集体的个性化》 ，105。

”个人...是一种决心的表达。他是...另一个现实的补充符号，相关的媒介[环境]”(吉

尔伯特 ·西蒙顿，l’individuu及其基因物理生物学[格勒诺布尔:百万，1995]，

62)。

西蒙顿，l’个体化精神和集体，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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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一切都是理性的，因为每个存在，每个

事件，每个情况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巴枯宁

可以断言“每一件事物[看到这个术语]都包含着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自

身的特殊发展模式”，1和蒲鲁东可以写道，“每一种错误，每一种判断或公平

的偏差，都只发生在它所隐藏的同一条理性规律之下。”2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并

不反对真理与错误。它取代了这种错误的区分，取而代之的是对存在的质量以

及由它们的联系所产生的力量的永恒评价。它并不反对善与恶(参见这些术

语)。这两个还原概念被认为是为了维持世界秩序，它假定权力的不断发挥(见

本术语)及其促进(或不促进)一个解放世界的存在的能力，去做(或拒绝做)它们

能够做的一切。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52-354。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1808-1849)

(Paris:Beauchesne，1982)，243.





J

快乐/悲伤(见好/坏)。

判断(见评价，实际意义，厌恶和法律/权利)。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判断”的概

念有两层含义。作为一种外在的、超然的东西——例如，当它吸引到第三方(国

家、法官、精神导师、专家等等)时——它是当前秩序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

一。然而，作为集体存在的内在和内在的东西，调动他们所具备的和他们能够具备

的整体性，它恰当地界定了他们不断评估其内部关系以及他们与他人发展的关系的

解放性质的能力，从而界定了他们可以在其中部署力量的世界的能力。

正义(见平等、自主、愤怒和力量的平衡)。对集体存在的激进自主性的内在认

识，对这种自主性所要求的尊重，以及它所预设的平衡的内在认识。通过它的

自主性和对所有存在物本身的占有(见主体)，每个存在物都是所有其他存在物

的平等。因此，通过肯定构成它的东西及其与他人的自由联系，它能够达到其

能力的极限。

正当化(参见描述和功利主义)。正当化是正义的反面。正义是对事物、存在和情况的尊重和

亲密、客观和内在的。相反，正当化是侵入性的，不谨慎的，对于那些被它网住的人是专制

的。同时，它是完全外部的存在，它如此有效地召唤，压制，并牵连在其审判和供词，它借

给谁一个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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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信服和有效的，但同时，完全不真实的，完全陷入了语言和社会互动

的陷阱。辩护，无论是在世俗意义上还是在宗教意义上，总是预先假定存在一

个外在的、更高的权威(上帝、党、法院或其他)，在这个权威面前，我们必须

为自己辩护，对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我们的存在作出解释，用我们必须乞求承

认我们的强制性外在性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来定义我们是什么(见主人/奴隶)。

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为自己和他人辩护。评价一个集体存在及其与其他集体存在

的联系的质量(在解放或权力增加方面)始终是这个存在及其联系的内在，与它

们在特定时刻的内在联系密切相关。因此，它通过集体理性和共同观念发生(见

这些术语)。



L

劳动/工作(见战争/好战和工具/武器)。在历史上，无政府主义长期被认为与生产关系、体力

劳动者作为“生产者”的地位以及劳动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经验有关。与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

和抽象的偏爱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尤其密切关注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和直接方面，以及

从中产生的自由至上的运动可能性。然而，过去两个世纪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共有的最明

显的特点不应掩盖这些运动的巨大多样性，首先也不应掩盖一个从不局限于一个特定条件或

身份的 emanci-patory项目的独创性，这个项目根据各自为解放提供的可能性将所有这些条

件或身份联系起来。这种独创性可以通过那些各种各样的经历的独特性得到证实，这些经历

每次都是不同的，而且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抵制了所有的概

括。在阐明 19世纪下半叶各个工人阶级的解放潜力以及同一时期劳动的性质和关系方面，

蒲鲁东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工作，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对自由意志主义工

人运动的外在看法，摆脱这些运动的神圣历史，以及摆脱对体力劳动和认同体力劳动的“生产

者”的非历史价值化，后者往往妨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和想象力。

虽然蒲鲁东将劳动定义为“社会的可塑性力量”，他指出劳动“在其领域[计划]中

是一致的”，“在其应用中是无限的”，但“在其领域”——“就像创造本身一样”，蒲鲁

东补充道——也就是说，它源自于一种力量

1“劳动，在其领域[计划]中是一致的，在其应用中是无限的，就像创造一样

131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劳动”，特别是劳动，因为它是在现有秩序的框架内实

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使劳动成为可能的力量，劳动本身逃离了禁锢劳动并将

其转变为奴隶的决定论(参见本术语)。从它所包含的力量中产生了一个更广泛的创

造性活动领域，这个领域通过爱、战争(参见这个术语)、艺术(“人是一个工作者，即

一个创造者和诗人”)或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来表达。从某种角度来看，从创造力的角

度来看，工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体的人类活动。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这种

劳动所展现的现实平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从限制其权力的局限性的角度来看，工作

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监狱，在这种监狱中，人类集体力量与支配所有动物物种的决定

论毫无区别。正如 Proudhon所写:“如果自然界把人类定义为纯粹的工业化和社会

化的动物，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人类从一开始就会沦落到动物的地位，而动物的

命运完全由社会决定;......生活在纯粹的社会中，我们的文明就会成为一个牛棚。”

从这个意义上说，骄傲的霍尼亚式的工作和社会关系批判如此紧密地依赖于它，它

预示着当代的工作批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过度价值化的工作中构想解放的方

式。正如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Simondon)所证明的那样，与马克思主义所肯

定的相反，工作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性，根本不是人类及其能力的物种特征。对于西

蒙顿来说，工作，就像马克思构想的那样，与蜜蜂和蚂蚁的合作没有什么不同。它

是一个“物种”社会，只关注作为“环境行为模式”的活着的个体“被理解为世界上有生

命的东西，(人类)可以联想以开发世界,”但只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就像所有其

他动物物种一样。“劳动作为对自然的剥削而存在于生物学层面;它是人类作为一个

物种的反应，一个物种的反应(见本术语)。”4

换句话说，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通常用来定义人类物种的东西——通过

劳动对抗自然——并不构成其具体的人类维度，而仅仅是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成

员身份,

”(Proudhon，DelaJustice，3:89)。

傲慢，经济矛盾体系，2:361。

“因此，人类，在动物中独自工作，给予了自然界......不能产生的东西存在,”同上。

傲慢，《战争与和平》 ，31-32。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89和 191。



L 133

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一样，以封闭和重复的形式存在于“共同体”和“牛棚文明”中与

它所拒绝的旧的人类学相反，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把人类主体性的力量建立在对自然

开放的能力上，对自我中的他者，对构成它的外部(见这些术语)，作为一个物种，

它的专业化推动它作为一个活着的物种与其决定论作斗争并服从其限制。换句话

说，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它有能力向非人类开放，

抛弃蜂巢或牛棚的伪人性，即奥威尔所恰当描述的“动物农场”。它存在于人类总是

回归到不确定的、前个体的能力之中(见这些术语)，从而发现新形式的主体性的可

能性。正如西蒙顿再次写道，“自然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1人类的力量正是在于

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回归自然的整体性，重新调动外部力量的整体性的可能性，存

在的保留，自然的控制，有限的无限性(见这些术语)。

实验室(见实验，专家和科学)

缺乏(见欲望、欲望、权力和主/奴)。从基督教到精神分析学，欲望与缺乏、缺席和剥夺的认

同在使人们屈从于一种破坏性和压迫性的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取代

了消极的概念——欲望，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怨恨的符号之下(参见这个术语)，只存在于没有

目标的情况下，通过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每种力量都与其自身的能力分离(参见男子气

概)——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取代了对欲望的认同，即权力、充裕、富足和慷慨(参见这些术

语)。的确，在这两种情况下，欲望都被剥夺了一个客体: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因为欲望在一

个已经消失或不可能的客体中被异化，从而无可救药地与之分离;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欲

望不需要外在的客体存在，因为它从自身吸取一切(见 monad)。然而，这两种形式的缺失是

彼此的对立面。然而在缺乏欲望理论中，与他者的相遇变得不可能，自由意志主义的欲望概

念及其力量不断地使得与其他集体力量的总体相遇成为可能

Ibid.196.必须记住，对于西蒙顿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自然”是存在和它的力量的同义

词。巴枯宁提出这一立场如下:”人类不可能反抗我称之为普遍因果关系或普遍性的东西;普

遍性包围和渗透人类;它在人的内部和外部，构成人的整个存在。在反抗这种普遍性的过

程中，他将反抗自己。”(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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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某个层面，因为这些力量也是主观存在，其中每一个都潜在地包含

着从某个角度看到的其他力量(见欲望)。任何遭遇和任何差异，只要它们能

够避免外部冲击和对抗永远不会失败的陷阱(辩证的或其他的)，就可以成

为向每个人展示其所包含的无限力量的机会(见事件)，成为它超越自身极

限和尽其所能的机会(见力量和矛盾的平衡)。

法律/权利(契约、公约)(见等级制度和自治)1.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概念与绝对权力、自治、

逻辑连贯性和法律的外在性质无关，无论它来自上帝、国家，还是所谓的“普遍意志”(卢梭的

“社会契约”)。对于无政府主义，正如蒲鲁东所写，“每一种力量”“每一种力量”“包含它自己的

法则”“权利”做它能做的一切。2这样一个概念已经存在于马克斯 ·斯蒂纳(“你有权力成为什

么样的人，你就有权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埃米尔 ·普吉特(émilePouget)的书中发

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直接行动是工人可能用于创造性目的的行动:它是产生新权利的力

量，产生社会法律!”4.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法律是集体力量内在的，与集体力量一样，

法律的来源和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巴枯宁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个事物都包含自

己的法律[loi]，即它自身的特定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原文强调;参见 entel-echy]实验性

和直觉性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权利与存在的力量，以及他们的联系和分离的方法是共同延伸

的(见这些术语)。这些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乔治 ·古尔维奇称之为“行为-规则”——是始

终将集体力量内部的正义称为“一项先前存在的法律的正式声明的技术程序，该法律本身确认

了公约的效力。”6.它不是遵循单一的超验来源(”主权”)，而是依赖多种主要来源(集体力

量)、”法律的生成中心”、”法律的自治来源”，这些来源相当于在联合和组成方面的多种多样

的实验

译者注:在法语中，droit可以同时表示“权利”/“权利”和“法律”，尽管法语也有同源

的 loi(“法律”)。

蒲鲁东，《战争与和平》 ，133。

Stirner，自我和他自己，247。

Pouget，DirectAction，23(转:我自己的修改)。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52-354。

古尔维奇著，《让 ·班卡尔》 ，《多元主义与自我管理》 ，第 1卷，Les

Fondations(巴黎:奥比尔-蒙田，1970)，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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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义法作为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其特征的冲突和团结的表达，更具体

地帮助表达和产生(连同集体理性[参见本术语])在特定时刻相反利益之间的平衡，必

要的矛盾之间的平衡(参见力量的平衡)。在各种形式的合同、公约、条例、习俗、

荣誉法庭、仲裁和契约下，与所有的法律科学相反，它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没

有法律[规则]的法律[权利]”2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实践接

近于莱布尼茨的巴洛克思想，在这种思想中，人们不再问“什么可用的对象对应于

一个给定的发光原理，而是什么隐藏的原理对应于给定的任何对象，也就是说，对

应于这个或那个‘令人费解的案件’”，而不是“给定的案件”，人们发明了这个原理，

从而使法律转变为“普遍法学”3

领导者(见老板和层级)。一个英语术语，它可以区分一个集体在特定情况下或特定

行动中有时可能获得的卓越地位与老板的卓越地位。后者仅仅被定义为他们从外部

强加给其他集体力量的地位或暴力。

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

生活(逃亡)(见亲密的，直接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活力主义)。无政府主义经常提到“生活”

生命不应该被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它同时是力量和肯定的

同义词(参见这些术语)，但也是自由意志主义项目试图从现实中发展和建设另一个世界的逃

亡性、短暂性和亲密性(参见这个术语)的一部分。巴枯宁最好地阐述了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赋

予“生命”这一术语的原始含义:“只有生命......与事物的有生命的、感性的、难以捉摸的和不

可表达的方面有关。”“科学只关心它自己的影子......有生命的现实逃离它，并给予它自己。”

关于这一点，参见安托万 ·加拉蓬《原力》中的“社会权利的概念:乔治 ·古尔维奇”

皮埃尔 ·布雷茨(巴黎:精神出版社，1991)，215-

(加拉蓬显然没有意识到，古尔维奇的分析具有压倒性的、明显的傲慢的霍尼亚

式的“原创性”。)

译者注:这个短语也可以被翻译成“没有规则的权利”

Deleuze，TheFold，67.让 ·班卡尔，在描述骄傲的权利概念时，谈到了“法理学的行为”(骄傲，多

元主义和自我管理，1:130)。对于当代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方法，参见罗纳德 ·克里格(Ronald

Creagh)在《 réfraction》一书中的“Au-delàdudroit”

(2000年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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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对生命而言，生命本身是短暂的，可以而且确实总是包含着所有的生

命，也就是说，所有逝去或转瞬即逝的生命。”这就是这种亲密存在的

本质，科学永远无法触及这种本质。它是个体作为事物的直接的和真实

的存在:它是永恒的瞬间，是永恒的和普遍的转变的无常的现实。”1

有限的无限性 2(见 apeiron，超过自己，塑性力量，无政府状态，和可能性)。中国道教的一

个基本概念(见本术语)。它可以在西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找到，尤其是在吉尔伯特 ·西蒙

顿身上，他用它来描述存在的力量及其产生无限可能的集体存在的能力。正是通过这种“有限

的无限性”，人们才能理解吉尔 ·德勒兹如何将平等定义为集体存在达到其能力极限的能力，

即“超越其外部限制”，即压迫性命令强加给他们的限制，特别是(在与他人联系和面对他人时)

他们的内部限制(见力量的平衡)，因为任何集体存在总是超越其本身，超越其当前的个性(见

超越自我和个性)。

限制(见权力、内在、平等和力量的平衡)。德勒兹用一句奇怪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平等(参

见这个术语)不在于众生的一致性，而在于众生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其能力的极限”，也就

是说，德勒兹立即补充说，超越其自身的“极限”3根据几个世纪的统治所形成的一个常

识，一个“有能力”的存在怎么能够超越它的身体、智力、性和其他“限制”——被阉割和

压迫我们的命令所强加的“无能的门槛”？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原

创性，相比之下，存在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同样深刻的短视。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

中，对集体存在有两种可能的定义:第一种是对限制和被占领的地方的外部定义(见差异

和地方主义)，因果关系，对整体的依赖;另一种是对力量、权力和欲望的内部定义。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94-395。

译者注:我借用了乔纳森 ·r·赫尔曼(Jonathanr.Herman)翻译的《 RedenundGleichnisse

desTschuang-tse》中的“有限的无限”一词，这是马丁 ·布伯(MartinBuber)翻译的《庄

子的谈话和比喻》(ThePlaceofTao)，收录在《我和道:马丁 ·布伯与庄子的相遇》(i

andTao:MartinBuber’sEncounterwith庄子，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63

页。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方式翻译成英语科尔森的法语表达，在限制中的无限，更字面上

“在限制中的无限”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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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限制确实是外部(但也是内部的;看到力量的平

衡)固定，框架，并定义了一个无限的内在力量，是这些限制和它们所建立的秩

序所无法约束的。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源自于阿纳克西曼德所说的“无限”(即

直接行动)，或者在当代哲学中，吉尔伯特 ·西蒙顿所称的“前个体”，即每个

个体所包含的超越自我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授权出现新的、更广阔、更强大

的个体(即主体)。任何集体不仅可以脱离其目前的“极限”(例如，为了暗杀某人

或为了那个人献出生命)，而且正是在超越这些极限，在其他情况下与其他力

量构成关系，从而产生新的生命时，它才发现了实现其所有潜力的潜力，“尽其

所能”

地方主义(见单子和不可分辨物)。这是一个贬义词(包括自由至上的运动内部和外部)，指的

是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在大量的斗争和团体中分散他们的努力(往往是小规模的和内向的)，在

他们眼前的环境和特殊关注的狭窄范围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和根据他们在特定时刻的行

动。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不存在限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和他们对事物的感知仅仅局限于他

们自己的个性的问题。这种模棱两可的批评(见个人)通常无助于防止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反复

出现的分裂，实际上表达了对这场运动的现实和自由至上的运动的解放逻辑的深深无知，其

中”地方主义”是其主要表现之一。事实上，不应将”场所”与主导秩序试图缩小其范围的”场所”

混为一谈，这样，每个事物的位置(房屋、共产党小组、工作场所、城市、性别、”身份证”等)

都在整体界定的范围内(见本术语)，因此需要一个由越来越广泛的协调当局组成的金字塔，

负责综合和协调较小的下属当局，因为它们较小(城镇、县、地区、国家、联合国;小组、部

门、联邦会议、中央委员会等)。正如 Jean-CletMartin所证明的，1“本地”是“对整体的一

种观点[参见这个术语]”莱布尼茨通过城市的例子解释了这一点:“每个城市综合体呈现自己作

为一个集合或一个‘块’。它指定了一个有限的元素组合，分门别类，数量众多的建筑。另一

方面，这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无限可能的视角必然会超过元素的数量

Jean-CletMartin，“OfImagesandWorlds:towardsaGeologyOftheCinema,”trans

LeGac和 SallyShafto，inTheBrainisTheScreen:DeleuzeandThePhilosophyofCinema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0)64,62,73(转换: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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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它(强调我自己的)。”“因此，全球范围的扩展没

有覆盖到当地，这是一种扩展视角，其广度与场地的扩展空间无关(原文强

调)。”“一个不能简化为外部性的空间诞生了，它不是谴责我们从外部看待事

物，而是从内部澄清事物。”(见内部，单子)。最终，构建“新的交互主体性”成

为可能地方主义远远不是自由至上的运动发展的障碍，而是它的先决条件，是

建立在多种观点基础上的真正联邦制的先决条件。

锁角(见视角，外部/内部和单子)。对于那些无用的对抗(通常是在晚餐后)的一种口语表达，

其中涉及到是否正确、荣誉、挽回面子、是否拥有最后的话语权等问题，当时没有人再听别

人的话，而只是试图在争论中提出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两小时后就很难记住了。这些冲

突通常涉及少数几个人——通常是两个人，他们通常是男性(尽管女性也可能表现出大男子主

义的过敏，这种过敏通常会引发这种类型的争论)

-在越来越安静的观众面前，他们最终忘记了存在。这种荒谬和毫无意义的争

取”上位”的斗争(恰如其分地表现在一个”头”和另一个”头”被”锁住”的形象中)绝

不能与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和必须产生的讨论相混淆(见这个术语)，这些讨论

不可避免地充满活力，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讨论和对抗动员

了信念或信念(从加布里埃尔 ·塔尔德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来看)，这些信念或信

念来自于每个主角的存在本身，例如，到目前为止，它能够自我调整，并触及

构成它们的最私密部分。因此，他们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虚荣，角的锁定

(或“头”)。在这种遭遇中，恰恰相反，头脑被抓住了，而是被自己和他人内在事

物中产生的问题抓住了。矛盾的是，正是在这些经常是紧张的，有时是戏剧性

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出现在自己最深刻的部分，而不是出自那个

自我的表面和公众形象——真正的(和罕见的)相遇才能最终发生在这些存在之

间，并带来他们的转变。

同上.64,73;让-克莱特 ·马丁，l’imagevirtuelle，《论世界的建构》(Paris:

Kimé，19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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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场/第二战场(见好战分子、组织、平台和平台主义，以及我们朋友的

朋友)。一种古老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区别，试图从外部建立一个斗争和事业

的等级制度，使其中一些从属于另一些。这种区分主要是专制政党和革命

组织使用的，但有时(尽管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也被某些自由意志主义组织

使用，这些组织对其表面上的效力着迷。无政府主义既肯定了解放力量的

绝对独立自主，又拒绝任何斗争和革命力量的高级组织，又肯定了他们的

结社自由和自由决定斗争的理由。

手工/知识分子(见死亡、事物中间、理论/实践)。由于无政府主义在工人

运动中发展了很长时间，因此被强烈地标记为反知识分子的传统。因此，

我们可以强调这样一个悖论:一场对所有理论进行强烈批评的运动，其激

进分子却表现出对知识的巨大渴求。这可以从折衷主义和即使是最小的工

人图书馆在历史的变迁中幸存下来的百科全书性格中看出来。

他们渴望文化、科学和知识，但是他们认为“思想是从行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

反思中产生的。”1、无政府主义共济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激进分子拒绝理论和

科学形态(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这些形态试图从外部决定他们是

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以及界定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框架和限制。在自由意志主

义思想中，解放性知识从来不是它所说的外部的

1proudhonDelaJustice3:7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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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生它的集体存在。只有从生物的内部和它们之间建立的关系——使它们成为

可能的关系——才能产生一种与统治无关的科学。由于它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事物的

总体，任何力量或情况都能够阐明这种总体的含义，但只能从某种观点出发，从构

成这种力量或情况的特定时刻出发。正是在这里，自由意志主义立场的矛盾之处在

于:内在拥有事物意义的整体性，有权拒绝任何外在的决定或定义，但无法表达这种

意义的整体性，或者只能从有限的观点，通过内在的张力，通过一种奇异的力量本

身所具有的力量和意义的不一致性来表达这种意义，而这种力量和意义为了展现或

被解释，取决于无限的其他力量和它们的能力，在联合起来，产生其他更强大、因

而更清晰的存在(见集体理性)。

这种非巧合，或者用 Simondon的词汇来说，每一种个体化形式内在的这种“退

化”是它们作为主体存在的组成部分(参见这个术语)。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核

心，是存在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渴望，以及能够实现这种另一种可能性的结合和分离

的方法。但它也是实践与理论、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之间关系的核心。如果从某种

观点来看，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情况、每一项活动本身都包含了现有事物的意义和

力量的全部，那么这种全部性的表达就不需要仅仅等待尚未到来的集体生命的解放

性重新组合的效果。由于其能力与其当前存在的有限奇点之间的这种内在张力，现

在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情况、每一项活动都有可能唤起过去经验和观点的巨大差异

(相反，参见圣经)。每种力量都有可能通过一般所谓的文化来发现，即通过文字、

文本、手势、音符、画笔的笔触、数字等。它在某一特定时刻居住的生命整体的外

在必然结果(见传统)。在过去经验的象征性资源与现在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

中，以现在经验的能力——源于其最深层的存在和其特征的紧张——调动前者的力

量和意义，这不再是一个外部联系的问题，也不再是代表任何一方表达对方真理的

任何要求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它只是一个使不同模式之间能够直接相遇的问题，

以便表达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像普劳登和西蒙顿一样，无政府主义通过类比的概念

(参见这个术语)，设想了现在和过去的经验之间，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之间(只要这些

是通过语言和其他文化规范可以感知到的)之间这种内在和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好是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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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Mass)(见循规蹈矩，羊群和群众)。“群众”、“广大劳动群众”、“广大人民群众”、

“广大群众”、“群众路线”、“走向群众”、“群众要求”、“群众尚未觉醒”、“群众对社会

主义有着潜在的取之不尽的热情”(毛)、“群众”作为政治的“原材料[原文]”等等。从马克

思到包括列宁和毛泽东在内的意大利极左派，“群众”的概念(仅仅是这个名称就足以让

最迟钝的墨守成规者气得发抖)构成了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确表达，是其自命不凡的

傲慢和可怕的白痴行为的盲目表现。

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到共产主义，不可否认的是，群众是 20世纪的悲

剧发明。19世纪的人民——这个人民的概念，其革命潜力模糊不清，但革命工

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能够把它(以工人阶级和劳动的条件

为出发点)转变成复杂而不同的解放力量

然后持久地转变为匿名的和不分化的群众。这首先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

泞战壕中，在那里，一百万人学会了如何失去所有的奇点或差异，剥夺生命的

所有价值。然后，它发生在莫斯科、罗马或柏林的右翼和左翼革命的暴乱和嗜

血的人群中，在为劳动和战争而集结的军队中，在为种族或阶级的荣耀而举行

的伟大的“群众”仪式的完美无瑕的芭蕾舞中，在明智地回归到体育场、住房项

目和超市中顺从和诚实的大众消费之前。

主人/奴隶(见辩证法)。无政府主义拒绝主奴辩证法的陷阱(见解放)。在尼采看来，无政府主

义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主人一边，而不是奴隶一边。解放的观点是主人而不是奴隶的观点:被

统治者通过反抗从根本上解放他们自己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

122,40,122,128,122,128,124,123-124,126,121。

巴利巴，群众，阶级，思想:前后政治与哲学研究

马克思，詹姆斯 ·斯文森(纽约:路德里奇，1994)，144-145,186,

《野蛮的反常: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和政治的力量》 ，迈克尔 ·哈特译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84。

关于对 19世纪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人民”革命潜力的模糊认识，参见阿兰 ·佩辛

《人民，神话与历史》中的“骄傲与人民的矛盾”。西蒙 ·伯纳德 ·格里菲斯

(SimoneBernard-Griffiths)(图卢兹:未来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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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将他们与外部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束缚，肯定他们的新权力，成为他们自己

的主人(参见这些术语)，并打破统治所强加的边界。在这里，从这个角度来

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总是与马克思主义(黑

格尔主义的一个变体)及其阶级斗争的概念如此格格不入。实际上，在无政府工

团主义或革命工团主义的概念中，工人阶级，从其解放的角度来看，最初或主

要不是由阶级斗争或反对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定义的。它的革命力量主要

取决于它作为一个自治的、独立的力量构建自己的能力，拥有其独立所必需的

所有服务和机构。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来说，工人阶级首先必

须以激进的方式分裂出去，必须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没有更多的共同点。在属于

工人运动的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的话语中，这种分化运动被称为“工人分离主

义”(从尼采的观点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工人运动必须将自己与社会的其他部

分“分离”。这就是蒲鲁东在他的遗书《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所解释的:“我

所建议的分离正是生活的状况。区分自己，定义自己，就是存在;正如融合和被

吸收，就是失去自我。脱离，一个合法的分离，是我们确认我们的权利的唯一

手段......愿工人阶级，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如果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幻

想，记住:他们必须首先抛弃他们的监护，并且......从现在开始，只为他们自己

和他们自己行动。”2

从这个角度来看，阶级斗争并非不存在，但它不再是一种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

关系中，吉恩 ·格雷夫所说的”垂死的社会”(工人运动所拒绝的社会)总是威胁要把

那些反对它的人困在致命和麻醉的老虎钳里，迫使他们接受共同的作战规则，并采

取属于这一运动首先要否定和摧毁的秩序的斗争形式。对于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

来说，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特权表达，包括两个方面:1)它是一个永恒的重复建立

丹尼尔科尔森，“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翻译。保罗 ·哈蒙德，《我不是人，我是炸

药:尼采与无政府主义传统》 ，编辑。JohnMooreandSpencerSunshine(Brooklyn，

NY:Autonomedia，2004)，16-17.

傲慢，《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巴黎:里维埃尔，1924)，237页。

《垂死的社会与无政府状态》 ，伏尔泰琳克蕾译(旧金山:a。伊萨克，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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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一个总是单一的和间接的“冲突”，打破了以前的联系和界限(见直接行动)。

这是一种断裂，通过局部冲突的多次发生和运动本身，决定性地促进了工人生活的

转变。这是工人们”教育自己”、”强化自己”和准备日益”普遍”范围的”运动”的方

式，直到总罢工的最后爆发。在这众多的局部斗争中，工人协会当然可以给自己制

定直接的目标并达成协议，但这些目标总是次要的，而这些协议总是临时的。由于

它们构成革命力量，它们的目标不是达成这一目标所依据的框架所界定的任何”合

理”妥协，也不是从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可以获得的任何”满意”，因为经济和社会秩序

受到该秩序的限制。甚至，特别是当他们签署协议的时候，工人们也不会把自己置

于请愿者的位置。他们满足于暂时获得其”权利”的一部分，同时等待充分、自由和

清楚地获得这些权利，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守卫者”。如果工人们什么都不要

求，那是因为他们对旧世界没有欲望，他们想要废除旧世界，他们蔑视和忽视旧世

界。他们的反抗纯粹是对组成他们的势力和运动的肯定，他们只是以衍生的方式被

迫与反对这种肯定的反动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不要求任何人，只要求他们自己

的一切，从他们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和发展他们所包含的力量。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

系既是选择的关系，也是肯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事物的重新组合的关系:

从现有秩序中选择肯定这一新权力所必需的手段;通过资产阶级秩

序以及价值观、道德观、经济观和政治观的根本转变，主张有

朝一日占据整个社会空间的权利;

对现存事物总体的重新组合。

维克多 ·格里菲尔赫斯对这个项目的阐述如下:”工人阶级对其领导人和主人

没有任何期望，否认他们的治理权，追求他们统治和支配权的终结，组织起

来，集团起来，给自己结社，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研究、反思、努力

准备和确定被征服的保障和权利的总和。然后，它决定了

格里菲尔斯，《革命工团主义》 ，11。

Yvetotabc工团主义者 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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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这种征服，从社会环境中借用它们，利用这种社会环境所包含的行动模

式，拒绝一切企图使工人成为受制于和被管制的存在的企图，始终保持自己行

为和行动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仲裁者。”1

物质(参见上帝，国家和类比)。因为无政府主义宣扬激进的一元论，它否认任何独立和超然的

存在，以“心灵”，“理性”或“思想”然而，正如巴枯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怀特海的分

析，它同样强烈地拒绝将“物质”以对称或类比的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神性:“对我们来说，物

质根本不是人类抽象所产生的惰性基质”，“它不是实证哲学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的

统一、无形和抽象的物质”;相反，“它是一切存在事物的真正集合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的感

觉、思想和意志”。这样设想的关于物质的通用词汇是“存在”，即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

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运动始终和永恒地产生于所有特定运动的无限和，直至无限小，相互作

用和反应的总和，以及所有依次出现和消失的事物的不断变化[原文强调]。”2

中介(见中间的事物，Daoism，和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总是从事物的中

间开始，在那里一切都再次成为可能，在那里存有可以通过亲和力和类比

关系，从构成它们的内部进入真正的解放关系。事情的中间部分恰恰是调

解的反面:在后者中，第三方或某种其他通信渠道假定充当中间人，将各种

力量或利益从分离中分离出来，以便强加其自身的存在，将它假装团结起

来的各种存在固定在原地，将它们包围在其确定的角色中，将这些存在所

包含的无限的他者力量——一种它既损害又利用的力量——减少到它自己

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无论是中间人(在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牧师(在人类和上帝之间)、工会代表(在工人和所有者

之间)，还是祝福你的朋友、有其需求的组织、强加其职责的角色、被认

为赋予生命意义的法律和戒律的荒谬性等等。

Griffuelhes，《工团主义革命者》 ，19-20。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45和 3.347。关于永恒和连续的物质概念及其对

“多元现实主义的各种体系”的灾难性影响的当代批判，参见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

黑德的《过程与现实》 ，78et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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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事情[环境的选择](见手工/智力，但也直接行动，理论/实践，常识，和 Daoism)。无

政府主义通常表现为对知识分子和理论的强烈排斥。这种态度与长期以来自由至上的运动的

工人阶级特征有关，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怀疑的，但它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的消极一面:

拒绝任何超越性，拒绝任何从其外部视角的”高度”要求了解和界定每个人和每件事物的存在

理由和意义的全能体系。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科学，在它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自命

不凡中，它已经发展了三个世纪，是资本、国家和宗教的类比(见类比)。对于无政府主义来

说，任何知识或意义只能出现在事物的中间，在直接关系的中间(见这个术语)，即经历或经

历它们的力量立即感知到的关系。这种对直接生活关系的认识，一方面需要一种本地知识[自

知之明]，这种知识同时包含在实践和实验中，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具体的理论发展，这种理论

发展的渊源如同整合和统治科学一样古老，这种科学和理论方向，在德勒兹和瓜塔里之后，

人们可以称之为”次要”或”游牧”

Milieu(无政府主义环境).1通常是组织对话中的一种贬义或贬义的表达，用来指称任

何拒绝这些组织的陷阱和限制的具有自由意志主义内容的个人或力量。“环境”，有时被

比作营养丰富或难以消化的“污泥”，一种或多或少可以消耗的资源，然后可以想象成一

种金鱼缸或水生环境[水生环境]，在这里，革命的鱼会找到他们历史使命所必需的资源

(寻找选民，招募示威者，征收资源等)，一个“金鱼缸”，反革命机构主要感兴趣的是排

干或控制。相反，在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及其思想中，环境(见万物之中)构成了唯一的空

间，唯一的现实，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东西可以通过自我组织进行解放性的重组，从

自身发展出这种解放所必需的力量和关切的总体。

译者注:英语中最常用的等价表达(至少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场景”然而，

这个隐喻的内涵包袱(包括它对景观、表演、外观和凝视等的暗示)引起了与外来词“环境”完全不

同的反思如果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无政府主义环境，请参阅劳拉 ·波特伍德-斯塔瑟的《生

活方式政治与激进行动主义》(London:BloomsburyAcademic，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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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分子(见战争/好战)。一个考虑不周的术语(见组织等术语)，借自军事语言，用来定

义某一特定类别的集体存在，他们选择解放所有人作为其存在的首要理由。这个词的军

事含义绝非偶然。它直接表达了那些宣称自己“好战”的团体和组织通常具有的独裁性质

无政府工团主义更喜欢谈论活跃的少数民族(见这个术语)，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试图

思考解放运动可以发展的方式。

流动性(见环境、运动和变化)。

Monad(见可能性、地方主义和不可分辨性)。在《革命中的正义》和《教堂》一书中，普鲁

东解释了与自由相关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回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一个终于从神

圣抵押中解放出来的单子论:“对莱布尼茨来说，单子论只不过是一个假设，现在是把它变成

真理的问题。”1反对整体决定部分的虚幻和支配性的主张(见限制)，莱布尼茨肯定了唯一存

在的无限的单一的，个人的存在不可约化的任何外部决定(见这些术语):单子。从属于每个单

子的特定观点来看，每个单子包含并表达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宣

称，“人是一个工人，换句话说，是一个创造者和诗人”，因为他“从自己的深处创造”和“从他

的内在存在中生活”单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莱布尼茨告诉我们，3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内

在的关系(见这个术语和亲和力，亲密)，这关系到他们“相互表达”的世界的质量这是一个

35年后的 1893年，加布里埃尔 ·塔德用他的单子论和社会学重新开始了这一尝

试。

蒲鲁东译于鲁宾，现实主义和社会视野于 Courbet和蒲鲁东，113-21。

莱布尼茨，《单子论》 ，变性人。罗伯特 ·拉塔(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98)，219:“单子

没有窗户，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它进出。”这允许一些人，相当错误地，把单子论作为现

代个人主义的理由，这种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经常受到指责，这种

“近自由主义，只关心自己，崇拜独立，牺牲社会”(AlainRenaut，TheEraofThe

Individual:aContribution to aHistoryofSubjectivity， trans。 M.B.DeBevoise和

FranklinPhilip[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36-137)。

Deleuze，TheFold，81(转换:我自己的修改)。在这里，康利的翻译说，单子“表达彼此”，但这显

然没有捕捉到原来的法语表达的维度，“s‘enter’实验,”科尔森打算在这里，一个表达，仅仅一

页前，康利翻译为“表达彼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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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神圣假设的消失，世界变得多元化，因此迫使我们，如 Tarde所说，构想

一个“更新的单子论”这将允许我们认为单子不再是“相互外部的”，单子能够从

内部向他人“开放”，“相互渗透”，1本身成为“多样性的内在原因”2，从而在无

限可能的世界中选择适合其充分发展的(见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新的意义上，

莱布尼茨的单子，摆脱了上帝的假设，使我们能够理解阿尔希诺夫在毁灭马克

诺夫之后不久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所发出的呐喊:“世界无产阶级，看看你们自

己的内心深处，寻找真理，并且自己去认识它:你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它。”4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路易斯 ·米歇尔是如何以厌恶女人的普

劳顿的方式，在类似的思想运动中，把握“妇女的全面解放”(她们“从地球的一

端到另一端......形成一个整体，每个群体，甚至每个女人”)和艺术活动之间的

密切关系的，“有一天，也许甚至很快，将成为人类的精神!”这一切都是在普遍

解放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解放的背景下，“所有出现的人彼此联合起来，互

相补充，就像和弦的音符一样”，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在生命和群体的运动中发

生，这些生命和群体被折叠在一起，被卷在一起......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它们彼此和谐和结合，就像形成世界的星云一样”5

一元论(多元论)(见自然)。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激进的一元论。它不承认身体和灵魂、思

想和物质、人性和自然(二元论)之间的区别和等级。正如 Proudhon强调的那样，人类

的复合体在任何方面都与其他复合体没有区别，与任何其他复合体没有区别

两者“相互表达”似乎都不足以满足科尔森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更为传统的概念，即某种东

西从一个单子传递到另一个单子。马克 ·莱斯特和查尔斯 ·斯蒂维尔在德勒兹的《感觉的逻

辑》中将同样的表达翻译成“表达之间”(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1990)，177。

Tarde，MonadologyandSociology，26塔德，MonadologyandSociology，

26。

MaurizioLazzarato，Monadologie和社会学博士，GabrielTarde(巴黎:思考的企

业家，1999年)，116。

关于这个新单子论或新巴洛克派，这一次来源于怀特黑德，参见德勒兹，The

Fold，81。

彼得 ·阿尔什诺夫，《马克诺维斯特运动史》 ，洛林与弗雷迪 ·帕尔曼译(底特律:

黑与红，1974)，261页。

1902年 3月 22日写给艺术和职业女权主义联合会的信:我晚上给您写信:1850-1904

年，编辑。XavièreGauthier(Paris:LeseditionsofParis，MaxChaleil，1999)，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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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力量的程度之外，大自然还包括:“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

晶一样，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体更有生命力、更敏感、更有感知力，

因为它的器官、次生群体......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组合。”德勒兹 ·斯宾诺莎认

为，无政府主义可以肯定:“一种自然适用于所有身体，一种自然适用于所有个

体，这种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其变化方式无穷无尽。”2然而，这一次无政

府主义和怀特海一样，一方面拒绝赋予一个主要的现实以特权，不管它是被称

为自然、物质、上帝还是物质(参见这些术语)，另一方面拒绝反对“一元宇宙”

而是“多元宇宙”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一元论和多元论是一致的。

超越自我(参见主体，单子，皮铁，力量平衡，无政府状态，外部力量和事件)。“我是另一个

人,”兰波说。4.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藏着另一个人，不是以双重身份、兄弟、守护天使或

灵魂的方式，而是像无政府状态一样，就像吉尔伯特 ·西蒙顿(GilbertSimondon)所说的，

存在的不确定性总体性，或者有限性的无限性，以及在他面前的巨大的道教传统(见这个术

语)。这种有限性的无限性使人类能够敞开现实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性，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发

现他们所包含的力量，从而允许自由表达所存在的整体性。如果一个人不理解自由意志主义

悖论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独创性，这种悖论要求完全解放的人既是“自然界

最伟大的东西”，又是“自然界所有东西的总结”，正如蒲鲁东所肯定的那样 5.正是在无政府

状态和积极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人类解放出现了，人类有能力通过反抗一切形式的统治和试

验新的社团来表达所存在的一切，这两种状态是一切生物(物质的、生物的、精神的、社会的)

所包含的不确定的力量和积极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种状态是对存在的力量的有序和坚定的表

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吉尔伯特 ·西蒙顿写道，如果“心理个性的领域......作为某种叠加在物

理和生物领域上的东西存在，严格地说，它不是插入在它们之间，而是加入它们，部分包括

蒲鲁东，《进步哲学》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2。

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96怀特海，《过程与现实》 ，96。

兰波，《致保罗 ·德梅尼的信》 ，1871年 5月 15日，诗，保罗 ·施密特译(纽约:

阿尔弗雷德 ·a·克诺夫，1994)，275页。

《正义的骄傲》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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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它们位于其中(强调我自己的)。”同样在这个意义上，Proudhon说“人——

多重的，复杂的，集体的，进化的

是他试图吸收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在任何有组织的存在中，合

成的力量就是那个存在的自由，所以这个存在，无论是水晶、植物还是动物，

越接近人类类型，它的自由就越大。”3最后，由于人类是多元的、复杂的、集

体的和进化的，他们总是有可能通过丰富的社团和创造来增加他们所包含的力

量和自由，以充分表达存在的力量和自由

运动(变成)(见生命和逃亡)。在当前的 anar-chism词汇中，“运动”一词被用来替代生物化的

和误导性的组织概念(参见本术语)。取代“组织”(自由意志主义或其他)，“运动”提出了一个共

同的现实，同时在其限度内开放，其组成部分多样化，最重要的是，完全参与力量和生命的

形成。正是在这最后一个用法中，运动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

色。无政府状态(参见这个术语)不仅宣告了多样性，而且还在不断变化，拒绝任何整齐的安

排，这只能是墓地的安排或者统治者的暴力(“谁也不许动!”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地.从这个意义

上说，运动的概念与行动的概念密切相关(见这个术语)，这是一个全面的哲学概念，巴枯宁

阐明如下:”在本质上，一切都是运动和行动[参见这些术语]:存在的意义仅仅是做。所有我们

称之为事物属性的东西——机械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有机属性、动物属性、人属性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没有例外，甚至包括那些看起来最无生命的东西，包括最简

单的物体和最复杂的组织:石头，化学原子，以及天才和一切知识和社会的东西[强

调我自己的]。”(见生命，逃亡者)。5墓地，阅兵式，或昆虫学家的陈列柜的安息

(见分类)构成的不过是一个压抑和支配性的小说，因为,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52。

骄傲，正义，3:409。

Ibid3:433.

“在人类自身中，自由意志更加积极地表现出来，因为由他们的社区产生他的要素本

身就是在力量中发展起来的:哲学、科学、工业、经济、法律”(同上).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84-385。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自然，严格地说，没有一个点是永远处于静止状态的，因为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

秒的最小的无限小的分数中，每一个都被一个不停的行动和反应搅动着。我们所说

的静止，一种静止状态，只是一种粗糙的表象，是一个完全相对的概念。”我们在加

布里埃尔 ·塔德(GabrielTarde)的作品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概念，当他表明“休息只是

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时，一种运动“无限期地”放慢了速度。革命工团主义项目中也

有这种概念，例如，在维克多 ·格里菲尔什(VictorGriffuelhes)的著作中，他解释

了“工团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他们希望在工厂和作坊中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3

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反，自由意志主义工人项目总是拒绝(甚至辩证地)使工人

阶级身份认同本质化或实质化，并且拒绝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下(见这些术语)短

暂地将其所能做到的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Griffuelhes澄清了这个概念，这

个概念往往被那些后来宣布效忠革命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人所忽视。当他

想知道革命工团主义者对待“那些充满宗教思想或者相信统治阶级改革主义价值观的

工人”的态度时，他用一种特别有启发性的方式澄清了这个概念一个显而易见的马克

思主义者的回答被共产国际著名的赞美诗“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我的朋友！“/在工人

统一战线前进/你是一个工人，直到最后!”5就这一回应而言，用另一个标签取代基

督教或改革主义者的标签就足够了，即”工人”的标签，这个标签被认为是前面的或

更具决定性的，因为它被认为源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础。相反，Griffuelhes反对

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格里菲尔赫斯告诉我们，如果革命无政府工

团主义不必排斥基督徒和改革派工人，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是“工人”;相反(或以不同

或矛盾的方式)，是因为仔细区分“运动和行动一方面，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总是一

个好主意 6在眼睛里

同上。

塔尔德，《单子学与社会学》 ，40;让 ·米莱，加布里埃尔 ·塔尔德，《他的故事

的哲学》 ，159。

格里菲尔斯，革命工团主义，2。

Ibid.3.

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和汉斯 ·埃斯勒(HannsEisler)，《统一战线

之歌》(TheUnitedFrontSong)，译。恩斯特 ·布希，《不朽的火焰:大屠杀的

歌谣》。JerrySilverman(Syracuse，NY:Syracuseuniversitypress，2002)，

6-8.

“如果它拒绝他们，这将使不同的因素相互混淆:一方面是运动和行动，另一方面是

工人阶级”(Griffuelhes，《工团主义革命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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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与人们有时认为的相反，渴望工人阶级并不能保证什么，因为工

人可以是“基督徒”或“社会主义者”(见阶级)。解放性的差异不是在普遍存在的或等

级的身份认同(见这个术语)的背景下运作的，而是在事物本身和事物本身的背景下

运作的，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及其所谓的解放性美德将通过宣传、

陈规定型观念、情感、约束和循规蹈矩而获得。它是在“行动”和“运动”的背景下运

作的，只有“行动”和“运动”才能对事物和标签采取行动，打乱它们的参照点和局限

性，吸引“工人”、“基督徒”、“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但也吸引“共济会

员”、“钢铁工人”、“糕点师”或“希腊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参与进来，这个过

程赋予它一套不同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因为它试图改变工厂、工厂和整个社会，从

而废除工人阶级的状况(见 nomad，nomos)。格里菲尔赫斯很快重申了这一观点:

“让我们重复一遍，工团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行动，不是工人阶

级本身。”1

多重性(见身份、主观性和现实层面)。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在给定的时间里能够做到

什么，也不会知道他在给定的时间里(无论是好是坏)拥有多少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留给事

件、情况、遭遇和联想去揭露或隐藏。这种不可预测性不仅关系到这个存在的未来，甚至只

关系到它的现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正如人们所说的，任何与爱情或友谊有

关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2它也关系到这个存在的过去，即使在这个存在消失之后，通过

它在事物形成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或印记(见亲密的存在、永恒和永恒的回归)，它总是以多种

方式拥有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在永恒的幻想之下，从一个特定秩序粗糙的

分类和分类赋予它的身份的角度，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评判一个存在(见圣经)，或者从旁证

的角度来评判一个存在，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

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

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

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厌恶女性的普劳顿能够使我们，在一个半世纪后,

同上。

看看娜塔莉 ·萨罗特，没什么大不了的，翻译。菲利帕 ·威勒，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

娜塔莉 ·萨劳特，米歇尔 ·维纳维尔，吉尔达斯 ·波尔德，恩佐 ·科尔曼，让-克劳

德 ·格鲁伯格(纽约:PAJ出版社，1986)，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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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认识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和价值，以及她们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潮流的肯定和

意义。同样地，他的反工会主义和他对罢工的激进谴责并没有阻止他(出于许多原

因，好的和坏的)激发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思想和行动(见理论/实践)。

多样性(见一)。与一相对的，在当前意义上理解的第一原则或基础。正是在这里，我们

可以发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殊性和伟大的原创性:它不仅以多元的方式构想一个，以

不同的方式构想共同的，而且还将这种思维方式指向存在的东西，说这对应于现实的整

个维度，以及它的可能性和发展的最大条件。因此，它试图在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在

构成它的力量的绝对奇异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培育一个普遍的解放运动。继

Proudhon和 AntoninArtaud之后，毫无疑问，Deleuze为建筑师项目提供了最好的

定义:“无政府主义和统一是同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的统一，而是一个更奇怪的统一，只

能描述多重性。”1

群众(见群众)。“群众”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群

体”(没有一篇文章)指的是无政府状态，指的是多元的和不同的，指的是由单一的力量和

主观性的扩散所产生的潜在的无限的组成。在主流思想——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

共产主义——中,”群众”(连同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以大量相似的个人的形式存在的，这些

个人可能聚集或积聚在同样没有区别的群体中——这种相同和数量的特殊力量对于成功

的示威和革命、选举或市场胜利是如此必要。马克思主义灵感的某些革命潮流在这个术

语的第二层意义上继续唤起群众。非常错误的是，他们把这个职业指向了斯宾诺莎，特

别是他的政治著作。但是，即使是最不愿意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也已经证明，在这

位哲学家的政治著作中，大众的概念完全没有出现在伦理学中，通常具有消极的意义。

2如果一个人必须把它与斯宾诺莎的主要概念联系起来，那也不是为了认为一场即将到

来的革命，一场后天的解放，在这场革命中，人类被认为是从他们对自然的原始控制中

解放出来的，将会聚集成大众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58页。

参见 Balibar，mass，Classes，Ideas，10etpassim。



M 153

“政治宪法”的任意真空，1它们的物质性沦为纯粹的人类激情。相反，

继德勒兹之后，人们将不得不考虑一种先验的解放，在我们所包含的大

量力量中，这些力量永远不会停止构成我们(见永恒的回归)，德勒兹如

下描述:

身体(和灵魂)是力量。因此，他们不仅仅是由他们的偶然相遇和碰

撞(危机状态)来定义的。它们是由组成每个身体的无限多个部分之

间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些部分已经将身体描述为一个“群体”。因

此，有组成和分解身体的过程，这取决于他们的特征关系是否适合

他们。两个或几个身体将形成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另一个身体，

如果他们组成各自的关系在具体的情况下。这是对想象力的最高锻

炼，也是激发理解力的地方，让身体(和灵魂)按照可组合的关系相

遇。2

Negri，TheSavageAnomaly，226内格里，《野蛮异常》 ，226页。

德勒兹在《疯狂的两种制度:短信和采访》中的《野蛮反常的序言》

1975-1995，翻译。AmesHodgesandMikeTaormina(NewYork:Semiotext(e)，2006)，

192.为了批评内格里的分析，参见丹尼尔 ·科尔森，“斯宾诺莎的无政府主义解读。”





N

自然法则(见自治和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见至关重要的/活力主义，但也包括自然，外在的力量)。

自然(见无政府状态和内在平面，也可见塑性力、外在力、物种活动、普遍因果关系、混沌、

组合统一等)。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的一个传统和普遍的概念，表明存在的东西的总体

性，巴枯宁将其定义如下:”由于我必须经常使用这个词‘自然’，因此有必要使我的意思清楚地

理解。我可以说，自然是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总和。然而，这将给出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

自然概念，相反，在我们看来，它是所有的生命和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事物的总和是什

么？今天存在的东西明天就不会存在了。明天它们不会消失，而是会被彻底改变。因此，如

果我说:“自然是现在和将来在它的子宫中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如果你觉得

它有趣的话，就称它为绝对——这真的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把上帝这个词赋予一个与我们刚

刚建立的词不同的含义:普遍的、自然的、必要的和真实的，但绝不是预先确定的、预先设定

的或预先知道的结合，即所有具有真实存在的事物不断相互作用的特定行为和反应的无限

性。”1

必要性(自由)。必要性反对强制。强制总是外在的(参见这个术语)，是压迫和支配

的同义词。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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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总是内在的(参见这个术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由的同义词。正如斯宾

诺莎所说，“那东西被说成是自由的，它完全出于自身本性的需要而存在，并且决心

独自行动。如果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决定存在并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那么它

就被认为是必要的(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限制的(共同行动的)。”这就是

巴枯宁的立场，他解释说:“在遵守自然法则时......人不是奴隶，因为他只遵守自己

本性中固有的法则，这些法则是他自身存在的条件，也是他整个存在的组成部分。

在遵守这些规则的过程中，他服从了自己。”2

否定(见类比、矛盾和不确定性)。

宋明理学(参见自由主义和 Daoism)。在当前自由资本主义努力使存在的总体服从其秩序的过

程中，从所有现存文化中选择(参见本术语)有利于这个世界的要素和机制(理性主义者、功利

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常规主义者、普遍主义者等等)成为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

阿拉伯思想中看到这一点，例如，摩洛哥哲学家穆罕默德 ·阿卜杜勒 ·贾布里(Mohammed

Abedal-Jabri)对阿拉伯东方灵知的品味的批判，以及他对某些欧洲哲学家的非理性主义(见

非理性主义)经常被谴责为“东方”思想家(斯宾诺莎 ·尼采[Spinoza，Nietzsche])给阿拉伯文

明的神秘传统带来新意义的不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方面经历了可

以称之为“新儒家”的重读，这种重读有时试图打开对方的陌生之处，但通常满足于重新发现

最具压迫性的西方哲学潮流中的陈词滥调。在法国，弗朗索瓦于连无疑是这种重新解读的最

重要代表。4西方人文主义(与卢梭一起，他可以概括为“人就是人”的宣言)重新发现了西方人

文主义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 7，塞缪尔 ·雪莉译，《斯宾诺莎全集》 ，217。

Bakunin，uvrescomplete，8:201巴枯宁，完成，8:201。

MohammedAbedal-Jabri，《阿拉伯理性批判导论》(巴黎:Lacouverte，

1994)。

弗朗索瓦于连的《进程还是创造:中国文学思想导论》(1989年，巴黎)、《内在的人物》

(1993年，巴黎)、《易王哲学讲座》(1993年，巴黎)、《思考的人物》(2000年，巴

黎)、《思考的人物》(2000年，巴黎)、《思考的人物》(2000年，巴黎)和《思考的人》

(2000年，巴黎)。关于这种新儒家思想在以西方为标志的当代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参见

乔尔 ·索拉瓦尔的《哲学中的中国:东方思想，西方思想;人性及其人物》 ，《精神》

(1994年 5月):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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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习俗的奴役(如孟子的道德重言)。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

在其自身的选择论著作中提出了道家的“自发性自由”，也就是哲尔奈特所

说的“解除束缚”。这种对立在道教(Daoism)和儒家对中国思想的开创性文

献《易经》的解释方式上的分歧上尤为明显。

新儒家对阴阳的解释建立在一种等级二元性之上(天与地之间的二元性)，根

据这种二元性，人类既可以试图在其思想的还原性假设中“封闭”现实，也可以

非常正确地将其行动的目的与天堂的“发起者”2(天堂本身建立在帝国模式之上)

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这种解释包含了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初期意愿，意图

把事物的秩序锁定在良心及其相应的社会、道德和经济习俗的狭窄的隔离牢房

里。由于道家观念是一元论(见此)，对等级制度漠不关心，并且与万物(道德经

的“万物”)参与整体及其运动的世界有关，因此有利于形成一种具有明显自由意

志主义维度的态度和观念:拒斥对区分、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游戏的无效掌握;

不断地回归到“无差别”(见有限和无限)，回归到存在的单一性，“神秘是自发的

第一祖先,/许多多样性的根源”，5回归到“神秘的”源头，“天地的根源”;6认识

到“自发性”的事物，把人类的活动置于现有的和导致它们存在的流动之中。为

了反对一种虚假的新儒家的掌握，由无数的奴役——礼仪、社会习俗、等级制

度和道德——所支付的费用，Daoism 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单一的“服从”形式:

“服从自然的[内部]秩序”作为整体的单一表达。这样一个概念非常接近于斯宾

诺莎《伦理学》的开篇:“那个东西据说是自由的，它完全出于自身本质的需要

而存在，并且决心独自行动。答:

《中国的情报:社会与精神》(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1994年)。

朱利安，《进程与创造》 ，184。

同上，特别是第 13章:“分析成为他的主人。”

关于这种冷漠，尤其是在道教炼金术中，见伊莎贝尔 ·罗比内，《道教:宗教的成

长》 ，译。PhyllisBrooks(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

，255-256.

葛洪，包朴子，《机器人》 ，道教，82。

老子，特道清，罗伯特 g。亨里克斯译(纽约:现代图书馆，1993)，60。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第 2卷，《科学思想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

社，1991年)，第 582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如果某事物是由另一事物决定存在并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那么它就被认

为是必要的(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限制的(coactus)。”1它也接

近巴枯宁，当他解释说“每件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的特

定的发展模式，存在和行动，在它自己之内[强调原文]”2

新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3(见个体和个体化)。新自由主义者不应该与右翼的无政府主

义者混淆(见这个术语)。右翼无政府主义相当于一种单纯的个人态度，很少能够在怨恨

的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运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实践和意见的

集体安排，与右翼无政府主义者特有的怨恨或厌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GillesChâtelet

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给出了最好的定义:“一股知识潮流，常常巧妙地甚至开玩笑地将

顺从市场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成熟的化身。因此，市场似乎是历史上某种无政府主义诡计

的胜利，完成了对所有社会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和平综合，而这些社会关系只

能从特定个人的角度来理解。”5.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自由主

义者的欺骗行为可以通过两个对他们的世界观至关重要的假设得到证明: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 7，塞缪尔 ·雪莉译，《斯宾诺莎全集》 ，217。

Bakunin，uvres，3:352-354.

在法语中，自由意志主义者指的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支持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社

会主义者。法语单词 libertaire，就像它在其他欧洲语言(libertario，libertär等)中的同源词一

样，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同义词;然而，在美国，这个英语同源词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被自由

意志党(libertarianparty)的创始人挪用，该党是一个拥护反国家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相结合

的组织。正如穆雷 ·罗斯巴德所说，“‘你们这边’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关键词......‘自由意志主

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只是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礼貌词汇，也就是反对私有财产无政府主

义者，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工团主义者。但现在我们已经接管了它。”(《美国右翼的背叛》

，ed。小托马斯 e.伍兹[奥本，AL: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7]，83)。同样的意识形

态，传入法国，得到了新词自由主义，但更常见的是-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它被简单地称为

“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主义的起源，见瓦伦丁 ·佩洛斯的《约瑟夫 ·德雅克与新词学“自由主义”

的创立》(1857)，《经济与社会》4.12(1972):2313-2368。

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Céline的案例。

GillesChâtelet，《像猪一样生活和思考:市场上的嫉妒和厌倦的煽动》

民主国家，罗宾 ·麦凯(伦敦:Urbanomic，2014)，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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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人确定为一个没有特殊品质的存在，与所有其他个人(见平等)一样，从

根本上与任何力量或可能性分离，这种力量或可能性超出了产生它的系

统的要求，而且它完全依赖于这个系统。在这个概念中，个人被降低到

机械的和外部的贫穷(见这个术语)，被降低到“自由的粒子”，这种粒子

预先假定并强加于市场、统计和民主的选举逻辑的测试。

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现代的上帝)，一个最小但是凶猛而全能的国家(绝对

的君主)来强迫人们严格遵守一个无情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个

人”——这些新的鲁滨逊漂流者，他们尽可能地“狂野”，为了利润和成功

而斗争，但同时，作为大量的“合同饲料”，超市、体育场、政治或宗教

集会的“炮灰”——“不过是一粒粒沙子，贪婪的单位，可悲的交战台球，

他们每一次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的努力只会使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对等中

陷入更深的困境。”1

力的节点(见焦点/聚焦)。GabrielTarde使用的概念，他的观点(非常接近 Proudhon的

观点)“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的行为就好像它们是力量的节点，力量寻求与其他生物结

合，构成新的、更复杂的力量节点，然后与其他生物结合，等等......所有生物都是力

量，猿类(Tarde也说‘欲望’)，它们寻求彼此结合。”2

Nomad(参见 war/warlike和 nomos)。

Nomos(见战争/好战和自治)。一个希腊单词，在其后期职业生涯中，同时指法律、财产和领

土分割。有三个理由拒绝这样一个概念，即通过”自治”和”他律”的二分法，自治可以包括拒

绝外部法律以给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而实际上所有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来自外部(见自治-

我)，从而影响到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本身。作为国家、立法者以及财产管理者和监护人的俘

虏，nomos这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游牧起源，与所有法律相对立，与以空间和货物

分割形式构想的所有财产相对立(见地方主义)。最初，nomos及其衍生的 nomas指定了没有

边界的空间，没有围栏的牧场，以及穿越这些牧场的牧群。德勒兹和瓜塔里强调,

ibid.55.

米莱，加布里埃尔 ·塔德和历史哲学，172-17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t]游牧路线可能沿着小径或习惯路线，但不能实现定居路线的

功能，即将封闭空间分配给人们，分配给每个人一份股份，并

调节股份之间的交流。游牧轨迹则相反:它将人(或动物)分配到

一个开放的空间，这是一个不确定和非交流的空间。游牧民族

来指定这个法则，但这最初是因为它是一种分配，一种分配的

模式。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配方式，没有分成股份，在一个

没有边界或围栏的空间里......[It]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法律或城

邦相对立，就像偏远的乡村、山坡或城市周围模糊的广阔地带

[原文强调]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nomos在其起源成为法律之前，可以与 Ibnkhaldn

将 Hadara比作城市的所在地，将 Badiya比作 nomos，2或者将 bilad比作柏

柏尔人的 siba，即“反叛国家”、“反叛边缘”或“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这个空间

难以服从国家的权威......国家既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主人”，HélèneClaudot-

Hawad在介绍自由意志主义者 Tuareg，Hawad的诗集时谈到了这一点

非暴力(见暴力、战争和起义)。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反对支配性机构和

势力的一个重要战术概念，有助于从内部摧毁这些机构和势力(见颠覆)，

防止起义和起义本身采取它们打算反对的支配性和对外关系的压迫性暴

力，防止它们变成压迫、支配和关系的新来源，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

看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当它被转变成自由意志主义项目的核心概念时(见疯

狂思想)

围绕它自己的需求和它自己想象的非暴力组织整个项目总是有损于解放性质的

风险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80。

Ibnkhaldn，TheMuqaddima:AnIntroductiontoHistory(节选)，trans.FranzRosenthal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93。

哈瓦德，《无政府主义的格林桑法典》(巴黎:地中海，1998)。

(译者注:参见乔治 ·古格尔伯格的《沙漠海岸:萨赫勒文学》 ，“Tuareg(Tamazight)

Literatureand Resistance:TheCaseofHawad,”inTheDesertShore:LiteratureofThe

Sahel，ed。克里斯托弗 ·怀斯[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林恩 ·里纳出版社，2001]，101-126和千

年诗歌，第 4卷，加利福尼亚大学北非文学之书，编辑。PierreJorisandHabibTengour

[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13]，52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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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充满活力的运动，将其与自身能力分离，迫使其接受和内化在当前

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框架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的统治和暴力的

象征形式(见这个术语)。





O

目的。目标被无政府主义双重拒绝:在其空间维度，当一个人谈到“客观”事实时;在其时

间维度，当一个人谈到要达到的目标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回到”客体”和”主体”之

间的旧有区别的问题，在这种区分的幌子下，以区分两种等级的存在(客体和主体)为幌

子，不断试图将所有存在的东西都降格为纯粹的客体，无情地服从一种超然的外部秩

序，在这种秩序中，唯一被容忍的主体被认为是上帝和国家。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只

有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主体(参见这个术语)，作为构成它们的变量(在大小，质

量，以及由此相关的存在的性质上)，作为现实所包含的无限集体存在。

对象(见工具/武器)。因为它拒绝任何二元论，拒绝任何基于文化与自然、人与非人之间对立

的区分，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客体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其他集体存

在一样，除了它们的权力和自由(或自主)的程度之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区别

“自发性，在无组织的生命的最低程度上，在植物和动物的更高程度上，在自由的名义下，在人身上

获得了它的丰富性”(Proudhon，DelaJustice，3:403)。

例如，参见布鲁诺 ·拉图尔的《论客观间性》 ，《思想、文化与活动 3.4》(1996):228-245。关于

物体的自主性和主观性对技术安排的历史和空间延伸，如同一家 19世纪的冶金公司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广泛性，见 DanielColson，LaCompagniedesfonderies，forgesandacériesdesaint

étienne(1865-1914)。自治和主观技术(saintétienne:Publications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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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永逸地被另一种性质的外部力量一劳永逸地引导，这种外部力量只被赋予

了它们的物质特性(重量、密度、形状等)——这些工具会顺从地服从于意图、

目标和构思它们的主人的命令。相反，客体有其自身的力量和性质，这种力量

和性质来源于它所属的活动或集体安排的性质，以及它具有意义并反过来赋予

意义和效果的情况的性质。这种属于客体的力量作用于所有的集体存在，包括

人类，客体在特定时刻与之相关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给他一把卡拉什

尼科夫冲锋枪、一间办公室、一件衣服或一把螺丝刀，他每次都会变成另一个

男人(或另一个女人)，往往会产生不可预见或令人惊讶的效果。这些影响不仅

或主要是由于所拥有的物体的社会和象征意义，而且还由于其排列的力量，以

及这种力量在人类活动的背景下能够产生意义的方式。

一(统一)(见多样性和无政府状态)。在安东尼 ·阿托之后，德勒兹和瓜塔里解释说:“无政府状

态和统一是一回事，不是统一体的统一，而是一种更奇怪的统一体，只能用来描述多重性。”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并不排斥一个的观点。它满足于去掉这个词的大写字母，并赋予它一个完

全不同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认为，“一”总是指定一个生命的奇点(见事物)，

在明确或不明确的文章“a”，“an”，“the”(“an”愤怒的人群，“the”Gryffe书店，“the”建

筑工地罢工)，指示词“this”和“that”(“this”日落，“that”愤怒的人群)，或相对术语

“which”，“that”，“who”(“who”eattoday？如何打开这个裂缝？“士兵”“谁应该”)。换句

话说，正如怀特黑德所说，“术语多以术语一为前提，术语一以术语多为前提。”2这就是为

什么无政府主义者项目在 1882年 8月日内瓦国际大会上塞特镇代表的提法中如此容易地承

认自己:”我们团结，因为我们分裂 3这就是为什么它有充分的理由在怀特黑德的评论中承认

自己:”最终的形而上学原则是从分离到连接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新的实体，而不是在分离中

给出的实体”4(见结果和张力)

圣埃蒂安大学，1998年)。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58页。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 ，25页。

《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1880-1914》(巴黎:大学出版社，1955年)，105页。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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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赞同这位英国哲学家的座右铭:“成为众多人中的一员，以及成为众多人中的

一员的自我享受。”1

压迫。对一种普遍秩序的亲密和主观的感知，在这种秩序中，一些集体力量受到其他集体力

量的支配

被它们塑造、压制或否认。主观上，压迫感首先是消极的，因为它主要是由压迫秩

序所定义和产生的(见矛盾)。它总是处于通过怨恨而最终固定在这个秩序中的危险

之中。只有通过反抗，那些经历过压迫的力量才能摆脱压迫他们的秩序，使他们屈

服于自己的意志，产生这种秩序之外的其他力量，从而摧毁这种秩序，并试图依次

创造一个新世界(参见类比)。

顺序(系统)(见一致性平面)。一个局部的和支配性的组织，试图通过选择和压制，

使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服从于它自己特定的存在理由。如果无政府主义是所有秩序的

敌人，无论它是什么——一个人作为命令所接受的”命令”或者为它们辩护的比例

——那么它就是以解放所有存在的东西的名义，解放一种不再与其自身能力分离的

存在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巴枯宁所说，无政府状态可以被认为是“生命的

秩序”

组织(见运动)。一个从生物学中借来的不幸术语，用来指代武装组织(见本术语)以

及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这个粗糙的概念试图隔离元素，在分层的基础上对待它

们(手/头、底部/顶部等等)，并使它们服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将赋予它们功能和

价值。作为集体力量(参见这个术语)，自由意志主义团体(工会，正确地说，团体

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联合)服从组织以外的逻辑——一种基于有限性、亲密性和自主

性的逻辑(参见这些术语)，没有等级制度或外部依赖性。

其他(其他)(见外部/内部和外部的力量)。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被归类为脱节和利

己主义，对个人的过分肯定，存在的绝对独立性，因此无法理解他人，因而无法接受与他人

同居所必需的规则和限制。这种肤浅的解释未能感知到自由意志主义计划及其思想的原创

性。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另一个是在自己的内心。只有向他人敞开心扉，一个人才有可

能向他人敞开心扉

14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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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力量，与此同时，拒绝现有秩序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支配性、盲目性和有限

的外部性的纽带。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向他人敞开心扉并不是通过否

定自我——否定自私和接受束缚我们与他人的外部枷锁——或者服从那些被认

为需要我们牺牲自我的角色和职能来实现的(见主题)。相反，对于无政府主义

而言，向他人敞开心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有意愿去探索构成我们的

极限:我们欲望的极限，我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极限，我们所包含的这种他性的极

限，只有这种他性才能使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从而需要与他们建立关系——

一种完全属于集体存在现实的内在关系——通过增加权力的方式。我们对他人

的这种有效发现通常发生在“特殊情况”(参见停顿和事件)的背景下，“特殊事件

的启示”，正如西蒙顿所说的，“从启示的外部呈现”，以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

拉》中走钢丝的人的尸体从他的高空钢丝上掉下来，人群转身离开，因为它刚

刚失去了现有秩序在其中承认的唯一功能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只有像查拉图

斯特拉在他的洞穴里那样，远离克鲁斯特式的交流平台，立即回归自我，人们

才能找到与他人的新关系，一种解放的关系。1

外部/内部(见外部/内部，外部的力量)。无政府主义的明显悖论可以表述如下:无政府主义拒

绝一切外在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与统治相联系——反而总是肯定存在的自主性至高

无上，从构成它们的内部建立关系的能力至高无上(见亲密关系、亲和关系、直觉)，无政府

主义同样强烈地拒绝它们希望自己足够的假象。它拒绝自给自足，不可避免地占主导地位，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以相当大的痛苦、不幸和压迫为代价)想要掌握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组

织、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自己的实践、在他们展现自己的现实层面上的东西的总体性，从

而在他们个性的不可避免的有限形式内(见个人化、总体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狂)。为了反

对这种自给自足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阿德里安 ·德尔卡罗(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6)，12和被动;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55和被动。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使我

们有可能思考内在与外在、外在的他者以及自身内在的他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德勒兹在

《叠与被动》中提出的“巴洛克式的房子”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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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战争——所有人与所有人的外部冲突和统治，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治，以及使其

生机勃勃的意志或决心完全指向外部，指向其他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某种观点

和通过特定的联系方式)增加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增长不是通过外部力量的增加

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内部揭示每个存在自身所包含的力量和他性(参见单子，力量的

平衡，而不是自身)。由于根据德勒兹的提法,”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折叠”——”外

在”完全是内在的存在，它同时是外在和内在的——它总是准备在某一特定时刻在存

在的事物中部署它的力量，只要这些存在从他们自己中脱离出来，脱离他们目前个

性的有限性质，只要他们与其他人一起打开构成他们作为子主体的不确定性(见这一

术语)，从而形成更自由和更有力的个性。





P

特殊性(见政府、普遍性、基础性和私人/公共性)。一个 19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在某

种意义上最接近于它的通用用法。事实上，与其词源和学术意义相反，“特殊”既不是指整体

的一部分(见局部主义)，也不是指粒子或原子的概念，而是指在特定时刻存在的集体的绝对

奇异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事物或存在都是特殊的，因此“a”是特殊的，也就是人们说的

“奇怪的种类”(drôledeparticlier)或“通配符”(drôledenuméro)，意思是这些卡片本身就是

狂野的(因为数字把它们自己也变成了正切)。1

行为的通道(见直接行动、行为的宣传、无政府主义者的化学反应和符号/标志)。精神病学家

加埃唐加添德克雷宏波(gaëtangatiandeclérambault)反对“两种主要的错觉，即理想错觉

和主动错觉。”一方面，“一个典型的偏执狂解释理想的重要制度”:施雷伯法官的精神错乱，

他行为疯狂，相信自己怀上了上帝的孩子，但他继续明智地管理自己的金钱。另一方面，“一

个充满激情的、后置的主观体制”:例如，克里斯汀和莉亚 ·帕平姐妹的精神错乱，她们似乎

是完全合适的女仆，突然野蛮地暗杀了她们的情妇，或者是那些农村的农场工人，据说他们

突然“行动起来”，杀死了她们的老板，或者放火烧了干草堆和农庄。德勒兹和瓜塔里证明了

这一点并没有错

翻译注释:法语单词 particlier的意思是“特殊的”和“个人的”

在关闭本条目的文字游戏中，以各种难以捕捉的方式激活的意义。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121德勒兹和瓜塔里，《千年高

原》 ，121页。

关于乡村纵火犯的行为，参见雷吉娜 ·舒尔特的《法庭上的村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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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神病学(见主题)，这两种精神错乱也可能与阶级或集体情况有关。前者与资

产阶级或统治阶级有关，“(a)阶级具有光芒四射的思想(当然“,”符号的主人或只是刻

在他们的顺序，并从这些符号中获益。后者关系到一个被支配的阶级，在现实中受

到这种秩序的暴力影响，而在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则沦为“线性的、零星的、局部

的行动”然而，这一次，米歇尔德塞都，而不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我们可以拒绝减少

这些局部和零星的行动-行动代替思想，行动代替迹象-仅仅是一个“逃跑路线”，一

个纯粹的“激情”爆发，“威权主义”和暴力，在主导的象征秩序。2除了他们的“线性”

和社会的疯狂和暴力，超越或超越他们的最极端的形式，行为的通道也可以与一整

套“战术”有关，从最不可察觉的到最暴力的。它们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

的，但它们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形形色色的，并且不断地重复。如果形而上学本

身，比如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可以“付诸行动”，“为了行动而行动，并且为了执行即

时行动而行动”，那么通往行动的通道——超越它们的“线性”和社会的疯狂和暴力，

超越或超越它们最极端的形式——也可以与一种“弱者的艺术”相关联，这种艺术“在

个案的基础上，在孤立的行动中运作”这种”在任何特定时刻抓住提供给自己的可能

性”的艺术涉及到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关系，利用”特定连接点在监视所有权力方面

打开的裂缝”(见停顿)。这就是为什么，在行动的宣传和自由意志主义工团主义和无

政府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中，即使在最极端的层面上，在一个旨在替代符号与力

量、语言与事物、意义与影响之间的另一种关系的整体革命计划中，这个行动的段

落也具有意义，以取代它所部署的主导秩序和特定符号秩序的陷阱。在这个项目

中，正如埃米尔 ·普吉所写,”直接行动，即工人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根据环境和背

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

纵火，杀婴，法庭记录上巴伐利亚州，1848-1910年，变性。

巴里 ·塞尔曼(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25-78。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 120-121。

在这一点上，同上。121和被动。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8。

参见 deCerteau，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37(转:我自己的修改)。在这一

点上，丹尼尔•科尔森(DanielColson)在《无政府工会主义与工人运动》

(anarcho-syndicalism etluttesouvrières，Lyon:ACL，1985)一书中也提到了

“无政府工会主义与权力”(anarcho-syndicalism and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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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可能非常温和，就像它们可能很容易非常暴力一样，因为没有

“直接行动的特定形式”1

过去(见传统)。“再也没有传统的枷锁束缚我们了!”2用这个短语，国际社会的国歌——

通常在其他诗句中更为恰当——试图赞扬 19世纪末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对自身力量即

将产生的感觉

-通过它的意志(见这个术语)-另一个世界。但它使共产主义和其他未来政权(”无产

阶级的独裁政权”)的革命和唯意志主义幻想长期存在，为此，现存的一切都沦为一

块空白石板，党及其领导人以科学和国家的一切权力为武器，企图在上面刻画人民

光辉的未来。自由意志主义关于时间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自由意志主义运

动观察到一个多重的、定性的时间，这个时间对应于属于每个集体存在的持续时

间，以及增加、减少或摧毁他们自由至上的运动力量的组合、重组和分解的关系(见

永恒回归)。如果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由意志主义的持续时间转移到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范围内，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论先验和后验。无政府主义，不

亚于马克思主义，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东西，但是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这种

即将到来的转变不是后天的，在空虚、任意、权力的乌托邦和唯意志主义中。它是

一种先验(一种总是存在的先验)，在现实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中(见这个术语)，人

类实验在一个“内在的或一致的平面上展开(见这个术语)，这个平面总是可变的，并

且不断地被个人和集体改变、组合和重组。”3

父权制(见类[性])。

人(见群众和群众)。一个或多或少有点神话色彩的概念，在整个 19世纪(及以后)用来界定革

命的主题——革命行动，但也——反对大机构和特权阶级——成为一个更加公正和真正的集

体的承诺和保证

Pouget，DirectAction，23(转:我自己的修改)。

译者注:这个翻译来自查尔斯 ·h·克尔长期流行的翻译

尤金 ·波蒂尔(EugènePottier)的《国际歌》(l’internationale)(在《工人之歌:在路上，在丛林

里，和

在商店里[芝加哥:世界工业工人，1919])。在最初的法语中，这一行写着“Du

passéfaisonstablerase”，这可以更忠实地表达为“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一笔勾

销。”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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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像其他社会主义潮流一样，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与“人民”联系在一起，

但从未被这个概念的神话层面所欺骗。在这一点上，普劳顿无疑是最明确的。对蒲

鲁东来说，19世纪的“人民”首先是一个“现实”，一个和任何其他现实一样复杂多样

的现实:其功能、性别、年龄、行业、职位、历史多样化;观点多样化(参见这个术语)

;简而言之，一个社会在现在和过去为了重新存在所需要的一切(以及许多需要的东

西)。因此，人民构成了一种力量和权力(见这些术语)，因为其组成部分的丰富性和

多元性，以及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和主导作用。但是这种真正的权力，就像

其他任何权力一样，是模糊的。从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组成它的各种关系和要素的

多样性、横跨和构成它的各种矛盾来看，人民的力量可以产生同样多样化的效果，

将自己转变为一种解放力量，消极地接受不公正和统治，甚至成为其他变形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仇外心理和各种民族主义)。对于蒲鲁东(例

如，不像马克思)来说，历史上没有什么是真正铭刻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或者

将会联合起来产生这个未来的力量的性质和质量。

除了其现实的综合性质所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之外，还必须加上人民的另一

种模糊性(从解放的角度来看)，这一次涉及其作为集体力量的规模和组成它的

力量的数量。因为它是直接的、相互纠缠的力量超多的结果(参见这个术语)，

人民的力量无限地超越了组成它的每个元素、个人和群体在这种力量中可以发

挥的作用的任何意识。因此，这种力量倾向于逃避他们，并迷惑其自身的起

源。从解放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戏剧性的结果:

人民的力量从一个物质的现实转变为一种表征，在这种表征中，“一切都变成了

虚构的、象征的、神秘的、偶像的。”1人民的力量脱离了使之成为可能的物

质和直接条件，转化为一种来自其他地方的神秘和超然的力量，人民的想象

力立即将这种力量归功于上帝及其在地球上的代表和国家，归功于声称体现

这种集体力量的所有老板和暴君，他们声称是这种力量的源泉。

由于没有意识到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多样性和内在差异人们开始相信，恰恰

相反,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联邦原则》 ，理查德弗农译(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9

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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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力必然要求其作为一种结果的特性所赋予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共和国

的”一个国家，不可分割”，导致人民以极端暴力拒绝任何分离和任何多元化

的集体墨守成规。然后，一个民族被转变为“人民”——一个群众、一个平

民、一个群众、一个国家、一个盲目的、有限的、压迫性的和极权主义的力

量，像一个人那样行事，为所有可能的暴君和专制主义、领导人、国家、暴

君、教会和宗教服务。

人(个人主义)(见身体和不可分辨)。在其最常见的用法中,”人”(以及它被认为有权得到的明显

尊重)声称拥抱人的整体性、身体和灵魂，身体是灵魂的所在地(穷人的”身体”，人们照料它，

人们给它衣服和食物,”身体”的完整性和神圣性受到法律和宗教的保护)。像皮埃尔 ·布迪厄这

样的社会学家巧妙地证明了这个“人”是如何建立在一种双重错觉之上的:“有自我意识的感知

主体”的学术和科学幻觉，把它面前的世界设定为一个客体，“作为一种奇观或表象”，但同时

也是建立在“孤立的、杰出的身体的自我证据”，即“生物个体”的自我证据，这个“生物个体”

在一个地方、物理空间以及社会空间都“坐着”(见地方主义)之上的天真和直接的错觉。测量、

称重、计算、分析、保存和像对待一件事物一样对待这个个体的责任落在了科学身上。另一

方面，以生物个体的自证为基础的道德，又使我们回到了“人的独特性”的“个人主义”信仰布

迪厄反对这种双重错觉，他反对将实践意义(参见这个术语)作为接近构成存在的“内在关系”的

一种方式(德勒兹会说，事实上存在的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单一折叠)。布迪厄总结这一点时

说，任何个人都“居住在自己居住的世界里，全神贯注于自己积极干预的世界里，处于参与、

紧张和关注的直接关系中，这种直接关系构建了世界，赋予了世界以意义[原文的重点]。”2

与蒲鲁东，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认为“[t]

关于这一切，参见皮埃尔 ·布迪厄，《帕斯卡利安沉思录》 ，理查德 ·尼斯译(斯

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131-133,142。

同上。142.一种居住在一个人通过身体生活的世界里的方式，使得莫里斯梅洛-庞蒂可以肯定:“我居

住在我的身体里，通过它我习惯了事物”(莫里斯梅洛-庞蒂，《自然》 :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笔

记，翻译。罗伯特 ·瓦利尔[埃文斯顿，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74[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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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活着的人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程度要高于其他群

体。”1事实上，人只是长期驯化和选择的结果——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

的——与它所声称的相反，它试图否定身体的力量和现实，否定人类所能做到

的。通过教育(伯纳德 ·埃德尔曼 2提到的“死亡教育”)，人类获得了一种非常

特殊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由社会要求它遵守的道德和行为规则、身份和条

例的总和决定的，这些规则、身份和条例轮流强加给它的身体，将它训练成社

会秩序所要求的顺从、永恒和统一。人类的身体(参见这个术语)，特别是大

脑，调动着“我们最直接的力量，以及那些就其起源而言最遥远的力量”，而它

们“是传递来自远方、意图远行的心理冲动的机制”，它们试图通过大量的症状

和迹象使之可以理解，而现有秩序灌输的意识却对这些迹象视而不见——或者

更确切地说，将它们转化为一种“代码......它颠倒、伪造和过滤通过身体表达的

东西”5、“被意识所掌握”，身体“将自己从流经它的冲动中分离出来......因此，

它的“大脑”活动只选择那些保持这种活动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可以

被它同化的力量。身体只接受那些允许它维持自己的大脑活动的反射，就像后

者今后接受身体作为它自己的产品一样。”作为“意识的工具”，身体“不再是自

身的同义词。”从它自身的能力中分离出来，它最终成为“人”的同音词，它的神

圣座位:一个超然而神秘的“人”，与它本身完全相同，无论它的年龄、它的愿望

或它的持续时间迫使它忍受的情况(即使它有时会失去一条胳膊、一条腿或由此

产生的幻觉);一个由它的社会保险号码和终身伴随的身份证保证的“人”;一个具

有作为人的地位所必需的所有考虑因素的“人”，只要它设法在狭窄的法律和道

德范围内狭隘地限制其身体所包含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无政府状态。

我自己的修改])。

蒲鲁东，《进步哲学》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埃德尔曼，尼采，一片迷失的大陆。

Klossowski，NietzscheandtheViciousCircle，23(转:我自己的修改)。

米莱，加布里埃尔 ·塔德和历史哲学，172。

Klossowski，NietzscheandtheViciousCircle，26克洛索夫斯基，尼采和恶性循

环，26。

Ibid.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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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主义(透视)。基于某一特定集体力量的结果的观点的知识理论。从哲学上讲，

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可以与两个哲学传统联系起来:尼采的观点是强制性的，而莱

布尼茨的观点是存在自主性的。

扭曲(见性)。

怜悯(见暗示和痛苦)。

地点/地点(见地方主义)。

内在平面(一致平面，合成平面)(见自然，合成和不确定)。我们的生活所依赖的、我们

在其中行动的、我们必须不断创造的众多现实层面，定义了解放力量可以在其中出现的

空间。这些力量倾向于改变它们所展开的情况，并且通过加入在其他现实层面上行动的

其他解放力量，可能构成更广泛、更强大和更自由的存在或力量的安排。

这种解放集体力量的联合或组合的可能性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通常称之

为“自然”的整体中运作(见此术语)。正如巴枯宁写道，“自然是在其子宫内

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是普遍的、自然的、必要的和真实

的，但绝不是预先确定的、预先设想的或预先知道的特定行为和反应的无

限组合，所有具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都不断相互作用。”1

自由意志主义词汇所称的“自然”，在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之后，人们也可以

称之为内在的平面或者一致性的平面，甚至是构成的平面:“一个自然对于所有的身

体，一个自然对于所有的个体，一个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在无限多的方面变化

着。所涉及的不再是对单一物质的肯定，而是对所有身体、所有思想和所有个人都

位于其上的一个共同的内在层面的布局(原文强调)。”2“自然，内在的或一致的平

面，它总是可变的，不断地被个人和集体改变、组合和重新组合。”3

在这个自然界，在这个共同的内在层面上，存在着一个

可能的世界无穷大。例如，蜱虫的世界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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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这样描述它，“一个只有三种影响的世界，在浩瀚的森林中进行着”:1光的影

响(爬上一根树枝)，嗅觉的影响(落在从树枝下经过的哺乳动物身上)，和热的影响

(寻找毛发最少、体温最高的区域)。许多这样的世界——从蜱虫到伟大的古代文明

——可以在自然界中共存而不受太多干扰，对存在于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漠不关

心。但是，由于它们都是通过在自然界中选择(积极和消极的)适合它们的东西来运

作，通过分解不适合它们的关系并将它们重新组合成适合它们的关系，这些世界都

或多或少地以多种方式——潜在地或实际地、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并根据它们能够

产生影响的数量和性质——在掠夺和竞争的情况下。他们努力肯定自己的现实，却

不利于他们试图分解或适用的陌生世界，使其服从于自己的关系，以避免在其他现

有或可能的世界的框架内被分解和重新组合。这就是为什么集体生命，作为一个特

定世界的组合形式，可能已经或可能没有被更广泛的生命和世界所捕获(或多或少地

限制或破坏)，在他们的存在和共存中，以斗争、反抗和统治为特征:努力确认自己

的存在和自己存在的理由;反抗以逃避一个更强大的生命的破坏性或致命性影响;统

治以使其他生命和其他世界服从他们自己的特定世界，他们自己存在的理由。世界

是无限的，因此可以从解放的角度来评价每一个世界，根据它是否有能力包括尽可

能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解放大自然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见这个术语)，同时避免

将这种可能性减少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徒劳和有限的斗争，避免耗尽自己在支配、

残害和毁灭其他集体生命方面的力量。因此，所有被支配和破坏的势力都要进行颠

覆性的斗争(见颠覆)，把自己从狭隘的霸权主义政权中解放出来，这些政权把它们

与它们的能力分隔开来，确认大自然的全面和解放性的重新组合是存在的一切的总

体。

同上号 124-125。

通过空间分离、规模差异以及许多其他原因，即使他们有机会见面，也会彼此忽

略。

正如通过劳动界定的与世界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参见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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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名副其实的自由意志主义斗争来说，这不仅仅是选择一个特定

的世界(甚至是一个人认为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并将其强加给其他

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从确认被支配的力量开始建设一个解放的世界的问

题，这个解放的世界将与内在层面本身相吻合，与整个自然界相吻合，在

一个永远有待恢复的运动中

现实平面(构成平面、世界平面)(见普通平面、外部/内部平面和内在平面)。集体存在(见这个

术语)是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这种多样性和构成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生存所在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不同的爱情体验、不同的汽

车驾驶体验、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保安队伍、不同的武装民兵等等，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情

况，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特殊的，都属于许多不同的现实层面——实际的或潜在的，持久的或

短暂的，长期的或暂时的——每一次，都选择和揭示我们和其他人所包含的可能性(见这个术

语)，我们能够做到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见这些术语)。这些现实或存在的层面同时产生:

1)来自对层面所构成的存在的主观肯定，而这些存在又依次赋予层面它们的存在;2)来自更普

遍的、主导的和外部的秩序或命令(通过国家、法律、资本等)使它们相容，并将它们自己的需

求强加给它们;这些命令捕获或击退这些命令，但它们通常逃避这些命令，甚至在它们最短暂

的表述中，使我们能够瞥见其他命令的可能性，或者甚至是在没有任何特定命令的情况下出

现一种命令的可能性，这种命令是一种一般性的力量安排，它将表现出存在的整体的更大力

量(见停顿和内在层面)。

在这个被束缚和扭曲的世界里，秩序的再生产总是需要限制这个秩序所控制

的存在的力量，使他们服从于自己的逻辑，从自身中驱逐出去，或者在自身内

部压抑无限

“这不再是一个利用或捕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社区的问题......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点对点的关

系，也不是世界的选择，而是大自然的交响曲，一个日益广泛和强烈的世界的组成”(德勒兹，斯

宾诺莎:实践哲学，126)。我们可以在皮埃尔•杜邦(PierreDupont)的《工人之歌》(Chantdes

ouvriers[SongoftheWorkers])(1846)中找到一个关于这个“解放世界”的神秘表述:“让我们相

爱，如果可以,/让我们聚在一起喝一杯,/让大炮沉默或爆炸——/我们喝，我们喝，我们喝/为世

界的独立!”(qtd.在沃尔特本杰明，拱廊项目，编辑。翻译:RolfTiedemann。HowardEiland

andKevinMcLaughlin[Cambridge，MA:BelknapPress，1999]，710;强调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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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揭示它所排除的可能性而不断回来威胁它的剩余部分。在这一框架内，构成我

们生活的各个现实层面(如性生活者、工人、摩托车手、武装分子、集邮者等)之间

的关系和协调不仅由外部管理——即通过实施标准化程序、表述或限制性法规和统

一的行动模式——也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市场和道德的客观要求——程序和要求，

以确保国家、资本以及各种形式的教会和宗教机构的安全。现实的各个层面之间的

这种协调和一致性——这些层面是如此杂乱无章，如此开放，以至于主导秩序既没

有设法封闭或排斥，也没有从它的能力中分离出来——也利用了这些现实的各个层

面在特定时刻调动的所有力量所共有的品质，这些力量的内在品质(见外部/内部)，

以及产生这些力量的欲望和必要品质。这些基本品质，经过精心挑选，并由主导秩

序延续，确保了力量之间的类比关系(见本术语)，将它们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保

证了所有力量的“对应性”。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行动首先不是对一切形式的统治的外在攻击(见反抗)，

最重要的是，它也不采取广泛的”反抗阵线”的同样外在形式，这种广泛的”反抗

阵线”将包括所有被统治的力量，无论它们在现实中处于何种位置，根据这种统

治和这种单一斗争的唯一共同基础，根据我们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我们的朋友这

一荒谬的一般原则。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行动首先试图在现有秩序的情况和存在

的空隙中选择和解放新的力量，从众多的、微不足道或普遍存在的内在的反

抗，通过“一场激情的斗争，一场不可磨灭的情感斗争，在其中一个人有死亡的

危险”。它试图创造一个共同的解放的存在层面，能够穿越当今世界和现实的总

体，也许有一天能够重新组合现存的总体，因此符合德勒兹所说的内在层面(见

这个术语)。

塑性力量(见直接作用、无政府状态、无边界和有限的无限)。在《秩序的创造》一书中，蒲鲁

东解释了“劳动是社会的塑性力量”，这是他在《正义》一书中以更明确的方式回到的定义，

他解释说“劳动，在其领域[计划]中是一样的，在其应用中是无限的，就像创造本身一样。”然

而，应用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力量的概念是相当短视的

Deleuze，EssaysCriticalandClinical，145;seecommonconcepts德勒兹，《批判与临床》 ，

145;参见常见概念。

骄傲，创造人类的秩序，421。

骄傲，《正义》 ，3:89。



P 179

当劳动实际上涉及到所有形式的“创造”时，劳动的层面(参见这些术语)，并且由普

劳顿平等地定位于，例如，艺术创作、爱情或好战活动的源头(参见战争/好战)。1

在人类活动展开的所有现实中，塑性力的概念使得德勒兹所说的“陌生人的统一”有

可能表明，“那只能表征多重性”2这是一种统一，巴枯宁有时称之为组成的统一，

或者更经常地称之为自然(“自然是在其子宫内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

，但也包括生命、团结或普遍因果关系。它是一种单一的、未定型的现实，没有起

点也没有终点，但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它只存在于无穷无尽的特定现实之中，每一

个特定现实都通过无穷无尽的可能关系来表达整体，每一个特定现实都依赖于其他

特定现实

埃米尔 ·普吉特运用可塑性的概念来具体说明他所说的直接行动是什么意思，

这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技术或仅仅与工

会主义相提并论。由于“力量是每个运动和每个行动的起源”，因此“直接行动没

有特定的形式。”通过直接行动，未来、现在和解放力量的多样性发现自己联合

在一起:”直接行动的战术优势正是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可塑性:积极参与实践的组

织不必局限于幸福地等待社会变革的到来。他们生活在当下，有着所有可能的

战斗力，既不为未来牺牲现在，也不为现在牺牲未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意志主义话语的塑性力量可以被联系起来:

一方面，尼采的权力意志或物种活动，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活动，“历

史呈现给我们的种族，人民，阶级，教会,”这种物种活动，“嫁接

社会组织，协会，社区的反应性，寄生虫覆盖和吸收它”;

参见《战争与和平》 ，31-32。论《 Proudhon》、《 Rubin》、《 Courbet》

和《 Proudhon》中艺术活动、爱情和作品作为同一“创造”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

系。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58页。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世界，尽管组成它的是无限多样性的生物，但它是一样的”(米哈伊尔 ·巴枯宁，《论科

学与权威》 ，翻译。史蒂文 ·考克斯(StevenCox)，《文选》 ，编辑。Arthur

Lehning[伦敦:JonathanCape，1973]，159)。

Pouget，DirectAction，23and13。(转:我自己的修改)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 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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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西蒙顿用来解释个体化过程的潜在概念，或德勒兹的独一无

二的存在，这种”权力”不能简化为它通过在社会形式和个人内部行动而

帮助产生的社会形式和个人,”作为一种先验的原则:作为一种可塑的、无

政府的和游牧的原则，与个体化的过程同时发生，它既能够消解和毁灭

个人，也能够暂时构成个人 1

平台，平台主义(见综合)。

富足(见慷慨、权力和单子)。

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见一元论)。多样性的同义词。然而，在自由

至上的运动层面上，它可以被认为是联邦力量的集合，蒲鲁东将其定义为

“自治集群”

多元化(见无政府主义、多元化和一)。

观点。与这个词的普遍用法相反，观点并不是在一种语言及其可用意义范围内形成的意见(不

管是模糊的还是定义明确的，广泛的还是限制性的;参见综合和平台)。正如这个词的起源本

身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必须始终回到起源)，观点总是与世界上的立场和它们所发出的现实

(一个人离开的“点”，一个人有“观点”)有关。即使当它表现为最理想或最抽象的时候，一个概

念首先是在构成现实的物质力量总体中某一特定时刻占据特定位置的力量的物质安排的产

物。它的质量和重要性密切依赖于产生它的安排。每一个“观点”都是片面的和带有党派色彩

的——因此需要增加“观点”并不断尝试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是必要的，不是因为他们

的意识形态结果，这只是一个领域的游戏逻辑，恶意和吹毛求疵。相反，正如其他地方所说

的那样，它必须“从下面”(见下面)进行——即，在产生这些观点的力量的集体安排的层面上

——进一步，在构成这些安排的力量的层面上——这些力量本身由其他力量组成等等。无政

府状态具有分解秩序和现实的无限能力，它找到了试图重建秩序和现实所需的理由和力量，

而这种秩序和现实将是完全不同的(见家谱和评价)。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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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委员(见牧师)。

政治活力主义(见生命与活力主义)。

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否定，超过自我，平衡力量，紧张和外部力量)。这是一个骄傲

的霍尼亚概念，也被用来将自由意志主义项目与消极和怨恨区分开来。当反对统治关系

的斗争没有通过拒绝、分裂和反抗立即转变为一种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解放的方式重新

构建世界的积极力量时，它总是可能引起消极和怨恨。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是对一种新的

动态和新的安排的肯定，这种动态和新的安排能够将集体力量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

们能够尽其所能。

占有(财产)(见身体)。蒲鲁东，这位作家年轻时有句著名的口号:“财产就是盗窃!”人们常常指

责他在晚年成为这种财产的捍卫者，在他看来，这种财产是抵御国家要求的必要保护，而且

(以”小财产”的形式)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注视下，证明了无政府主义主要理论家之

一的资产阶级性格。这种指控(从某些角度来看)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却掩盖并忽视了一个更

为激进的方向。在他 1848年写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书中，蒲鲁东宣称:“在财产和

社区之间，我将建立一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占有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瞥见。占有和财产

并不是对现有的所有权和享受的同质权利的较小或较大程度。这两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是世

界不同结构的起点。每一个，在强加自己的同时，都改变了另一个的含义。

作为一个出发点，财产(及其脆弱的法律变体，占有)往往将现实切割成

彼此之外的固定实体，除了额外的当事方，这些当事方从占有同一地点一

段确定的时间的专有能力中获得其身份，而其他任何东西都被排除在这个

地方之外。相反，占有的观点试图定义一种全新的“财产”模式，一种“尚不

存在”的模式，Proudhon告诉我们，这对我们的存在概念本身具有暗示作

用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与最近重新发现的加布里埃尔 ·塔德的理

论相一致。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解决社会问题的乌维尔完成，第 6卷(巴黎:拉克鲁瓦，

1868年)，131。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财产理论》(巴黎:拉克鲁瓦，1871)，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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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假定了一个建立在“拥有”之上的概念笛卡尔的“我是”将

人与外在的现实(一个可以被否定的现实)区分开来，而笛卡尔的“我是”假定了一种

拥有，因此“我是”我所拥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所拥有的定义了我是什么。世界

不再是由以笛卡尔“主体”、“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拥有各种“客体”(包括其他主体)

或什么都没有的方式以外在的方式相互占有的自足存在组成的。相反，由自由意志

主义思想构想的“现实”指的是无限的集体力量(参见这个术语)，或者，在 Tarde的

词汇中，“冲动”努力表现自己，“意志”寻求表达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一切(参见意

志)。然后，占有可以转化为“财产”，但是没有“所有者”的财产，这是一个词的物理

意义上的财产，就像当人们谈论“一个身体的财产”时，一个身体能够通过它所组成

的力量和它组成这些力量的方式。这个概念构成了一个总体思路的一部分，正如让-

克莱特 ·马丁和让 ·米莱所说，现有秩序的粗糙表述，“被僵化的存在范畴所包围，

发现自己被......推翻，有利于单一的，个体的，个体的多样性，填充每个个体,”让

位于一个由“力量节点”或“潜在欲望”组成的世界，能够构成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见

这个术语)

可能性(见外部的混乱和力量)。“在午夜/他要求太阳/他想要太阳/他要求太阳/在午夜，在非

常午夜...”2没有可能性的想法，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意志(见这个术语)彻底改变当今世界是不可

想象的。然而，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中，一种可能性根本不是一个乌托邦，仅仅是一个“想

法”，不是一个应该通过某种未指明的暴力奇迹或跳入未知的事物而变成现实的东西。对于自

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可能性已经存在，就像禁止它表达自己能力的秩序一样真实。这种自

由意志主义的可能性意识可以与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见这个术语)和经常被嘲笑的“所有可能

的世界中最好的”联系在一起对莱布尼茨来说，有无数可能的世界，上帝在其中选择了“最好

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因此，这是一个必然和谐的世界(因为它是最好的)，在这个世界

里，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伏尔泰

米莱、加布里埃尔 ·塔尔德、历史哲学和让-克莱特 ·马丁，《普遍反对派》序言:《反对理

论》 ，加布里埃尔 ·塔尔德(勒普莱西罗班松，法国:综合研究所，1999年)。

让 ·塔尔迪厄，《先生，先生》(巴黎:加利马，19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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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个所谓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的荒谬和不公正性，嘲笑这个概

念的天真(因而令人厌恶)的性质并不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

的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并没有意识到，如果神圣抵押被取消，莱布尼茨的理论

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随着上帝的死亡，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多样

性不再受制于一种超然的意志，这种意志从外部(参见这个术语)中选择了“最好

的”。1如果现有的世界是“最好的”，据说它在三个方面是“最好的”:1)因为它

存在;2)因为其他世界不存在于其他地方(既不存在于神的意志中，也不存在于

社会主义光明的未来中);3)因为这个现有的世界，尽管其目前的秩序可能令人

厌恶，却包含了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全部。所有这些可能的世界共存，通常以混

乱和暴力的形式存在，因此也存在着伏尔泰所谴责的悲伤、死亡和压迫。在这

种混乱之中，从这个可能性极大的世界的内部(因此以一种严格内在的方式，没

有“上帝，凯撒，护民官!”)通过实验，自由至上的运动试图使“最好的”这些世界

出现，一个将在其充分表达的整体存在，存在的力量。

潜能(参见塑性力和可能性)。西蒙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

是所有可能的集体存在的起源，这种存在永远不会停止，是“亚稳定的”，总是

处于变化和转变的状态。

权力[权力，力量](集体权力)(见反独裁，集体力量，自由，顽固，男子气概和可塑力

量)。正如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从 Déjacque，Stirner，Proudhon，和 Bakunin

到 Malatesta——权力和自由是同一个现实的两面。每一种力量都是一种自由，每一种

自由都是一种力量。一个生命的力量在于它有潜力去达到它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去

超越它目前的极限(见这个术语)，去组成一个更大的力量，从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

更大的自由。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性，有必要摒弃这

个词的两种用法:一种是博学的，另一种是世俗的或日常的。

在重新解读莱布尼茨的《上帝之死》中，单子不再假设“存在的实体和身份来发现它的活

动”，相反，它使得“解释存在的多样性和变形”成为可能，基于其自身的多样性和异

质性，参见毛里齐奥 ·拉扎拉托，Monadologieetsociology，106的后记。

译者注:这是另一个参考尤金波蒂尔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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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博学的用法。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任何集体安排或存在都具有特

定而有效的力量:在所有存在的“普遍运动”中，与这个存在的特定程度和质量相

对应的物质力量。然而，它也具有主观力量，以特定的内在性和自发性的形式

出现，正如蒲鲁东所说，这种主观力量对应于每一种安排内部关系的质量和复

杂性，对应于与其存在相关的功能的或多或少的和谐。在这方面，自由意志主

义思想对权力的整个传统和哲学概念提出了质疑。对蒲鲁东来说——就像斯宾

诺莎、莱布尼茨和后来的尼采一样——任何权力都是一种“主动权力”，具有“特

定的意志”，因此也具有同样特定的“目的”作为一种力量的“目标”，它试图做它

所能做的一切，这种“目的”适合于每个集体存在，“积极地追求”，并不真正是

存在于自身或最终原因中的“外在”目标(见内因)。对于蒲鲁东来说，目的不是一

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见结果)，一个产生它的安排的创造。追求它的“意

志”(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接近尼采)只不过是一种对“权力”的“意志”，这种权力的

意志是一种既定安排的双重结果或效果，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性质。目的并不

是通过追求目的而产生目的的活动的外在物，也不是使这种活动成为可能的力

量的外在物，或者是定义和产生这种力量的集体存在的外在物。在这个意义

上，任何存在，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根据定义，一个集体存在——在不

同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力量”，蒲鲁东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权力存在于每个存

在中......它是这个存在的特有的，固有于它的本质，......它属于它的基础或主

体，它是个体的，独立于其他一切存在。”5

自由意志主义关于权力的概念也从根本上区别于这个词的常识或普通意义。

事实上，权力变得具体或有效，有时被错误地认定为权力和统治，这种看法往

往归因于那些遭受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外部力量约束的人，在这种约束面前，

他们要么不反抗，要么屈服于怨恨(见这些术语)。

《进步哲学》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皮埃尔 ·安萨特，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巴黎:PUF，1969)，

313。

Ibid.156和 161-162。与学术传统相反，“积极力量”是莱布尼兹的一个概念。阿尔弗雷德 ·吉

迪恩 ·兰利[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96]，174)。

同上。

《正义的骄傲》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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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统治者，特别是牧师、专家和人民的仆人(参见

这些术语)，他们急于掩盖自己统治的基础，以禁止任何反抗和任何对外国势力的肯

定。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统治只是一种非常特殊和消极的权力形式(政权)

，既有破坏性的，也有破坏性的，它将其他力量与它们的能力分离开来，以便以局

部和外部的方式使它们受制于统治者自身发展的限制，受制于他们自己的观点。支

配地位的力量受到双重破坏和限制:一方面是它禁止其他力量做什么，另一方面是它

本身由于这种禁止而无法产生什么。相反，一个生命的解放力量是指，在设法打破

强加于它的束缚并自由地与其他自由力量结合时，能够超越其自身的限制并允许发

展更大的力量和自由的力量(见等级制度和力量的平衡)。因此，应该清楚的是，在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一个人的权力范围(从而其自由)并不取决于其占有的范围或

限制(参见这个术语)，按照当前秩序对这一概念所赋予的有限的法律意义，一种可

由第三方衡量或在外部尺度上衡量的占有(例如，根据表面、居民或成员数量、坦克

数量或国内生产总值)。权力也不取决于暴力的强度(参见这个术语)，它能够强加给

组成它的众生，它与它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或屈从于它。相反，权力完全取决于在特

定时刻构成它的关系的或多或少的内在或外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见等级制度)

最小的不仅可以等于最大的，而且可以指挥一个无限大于后者的力量，如果它解放

了组成它的所有力量，允许他们做他们能做的一切或超越他们的极限(见这个术

语)。因为它征服的是外在的存在，从而使它们屈服于存在的理由(见本术语)而不是

它们自己的理由，支配力量不仅扭曲了这些存在的能力——从而通过这种扭曲限制

了它自己的力量——而且还将这种力量转化为纯粹的消极力量，在与其他可比较的

力量(国家、教会、政党、个人等)对抗的外部对抗中转化为力量的损失或浪费，以

及在它对其自身构成力量施加的同样的外部约束中转化为力量的损失或浪费。也正

是在这种实际和直接的意义上，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可以与莱布尼茨和尼采的思想联

系在一起。它可以与 leibniizian关于厌恶冲击和暴力的概念(见本术语)联系起来，

与一个人的积极立场在辩论中转变为其他人争夺的消极立场联系起来，与各种力量

的分裂和对立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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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也可以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联系起来，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通

往另一个世界和新世界的双重开口，在某一特定时刻，在它所构成的众

生之中以及极限之中

外部力量(见无政府状态和塑性力量)。在当代哲学家中，吉尔伯特 ·西蒙顿无疑作出了最协

调和最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对于“表观”、“前个体”或“不确定性”的概念(参见这些术语)——

通过拒绝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对立，离开现有秩序的圈子(既是魔法的圈子，也

是恶性的圈子)和人文主义的监狱。因此，他因为拒绝“人类学”而受到了一些强烈的指责，而

且并非没有理由人们很可能会不安地看到他的分析是如何导致“奇点和断裂的绝对无政府状

态，思想再也不能严重束缚”，促进“意义破碎成单子和瞬间”，“一个破碎的、奇妙的、可怕

的宇宙，没有原则或真理，或有无限的原则和真理”，“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宇宙——在其中没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4与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相反，对西蒙顿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而言，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肯定人类存在的特殊性的问题，人类存在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有能力

向他人敞开自己，向不是自己的东西，从而向不是人的东西敞开自己，向自身内在的外部敞

开自己，向自然或存在的多形性力量敞开自己，从而能够不断创造新形式的个性化或主体性

(见这些术语)。这就是西蒙顿拒绝传统人类学的原因，在传统人类学中，相反，这是一个把人

类锁在堡垒的“不可改变的界限”之内的问题

关于莱布尼茨哲学的这个维度，参见克里斯蒂安 ·弗雷蒙特的《存在与关系》 ，以及莱布尼

茨给老板们的 37封信(巴黎:弗林，1981)，20和被动。德勒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每当

有人对我提出异议时，我都想说:‘好吧，好吧，让我们继续讨论别的话题。反对从来没有

任何贡献。”(GillesDeleuzeandClaireParnet，dialogueII，trans.休 ·汤姆林森和芭芭

拉 ·哈伯杰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1)。(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

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词汇。)

关于这一点，参见穆勒-劳特，尼采，《权力意志的生理学》 ，105和被动。

西蒙顿，个体化精神与集体，205-206和 181与被动。关于西蒙顿的论文在法国哲学家

中的受欢迎程度，参见《辩论》 ，《法国哲学社会公报》第 54期第 5期(1960年):

第 751-65页，特别是与保罗 ·里克尔和让 ·希波莱的交往(758-65)。

GilbertHottois，Simondonetlaphilosophydela“culturetechnique”，116and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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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岛屿”，采用康德的表述，1，人类的特殊性建立在与其周围的自然的斗争

上，以及它自身所承载的——非人类(或原始)——为了主宰的斗争上。对于西

蒙顿来说，“自然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因为人类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回归自然

的可能性，回归自然的整体，重新调动外部力量的整体，存在的力量(“可怕的”

力量，吉尔伯特 ·霍托伊斯会这样说)，作为存在的保留，作为有限的无限(参

见这些术语)。

因此，西蒙顿的哲学计划直接回答了尼采 70年前给自己的指控:“我的任务:一

旦‘自然’的纯粹概念获得了胜利，自然的非人性化以及人的自然化。”这种“自然”被

认为是我们之外的，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承载的。5西蒙顿呼应了尼采将人类从自

己的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意愿，在这个监狱中，人类也试图锁住

“我们现在不仅探索了纯粹理解的领域，仔细地审视了它的每一个部分，而且还衡量了它的范围，并

将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分配给它应有的位置。这个领域是一个岛屿，被自然本身包围在不可改变

的界限之内。它是真理之地，名字迷人！被广阔而狂风暴雨的海洋所包围，幻想的故乡，在那

里，许多雾堤和许多迅速融化的冰山给人一种遥远海岸的假象，用空洞的希望再次欺骗冒险的

海员，让他参与他永远不能放弃但又无法完成的事业...”(伊曼努尔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qtd)。 在 Jean-CletMartin， Variations:The Philosophy ofGillesDeleuze， trans。

Constantinv.Boundas和 SusanDyrkton[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0]，3-4)。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96。

他还总结了西蒙顿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层面:“整个生命历史，直到并包括人类的出现及其

作为一个物种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不过是一个个体化的存在，一个复杂而支离破碎的

个体发生过程，除了回归存在，没有其他的未来，它从中发出，然后重新回归死

亡”(同上)。111).

《尼采与上帝的影子》 ，1881,11[211]，qtd。

尼采，NachgelasseneFragmente，1881,11[238]:“人类和哲学家们想象地把人置于自然之中——

让我们把自然非人化吧！后来，他们会在自己内心想象更多，而不是哲学和艺术作品，将有理

想的人，谁每五年将从自己形成一个新的理想！后来，他们更多地自我暗示，在哲学和艺术作

品的位置将是理想的-人们，所有 5年来自己一个新的理想形式](强调原文)(后释放片段:1880-

1882，ed。GiorgioColli和 MazzinoMontinari。Taschenbuch-Verlag，198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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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没有最少的“剩余”，1通过捕获它，也在其代码的粗糙陷阱。像西蒙顿一

样，尼采试图创造其他的视角，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很强的人种”的视角，“更具

体地说，是一种决定性很强的本能，一种群居本能”，通过这种本能，人类“试

图统治世界”相反，这些是“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存在的观点”，这些观点认

为一个存在在自身中发现了不确定的力量，混沌的力量:“我告诉你:一个人必须

在自己身上仍然有混沌，才能诞生一个舞蹈明星。我告诉你:你的内心仍然充满

混乱。小心！人类不再生出舞蹈明星的时代即将来临。”4

“起来吧，你们这些伟大的星际猎手,”路易斯 ·米歇尔喊道，随即又加了一句，

“革命的海洋将带领我们升起。”无论它被称为混沌、不确定性、无政府状态，还是

一些完全不同的名称，外部的力量肯定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愿望的核心，它的意

志是要诞生另一个世界，诞生新的恒星。然而，这也是一个赌注或挑战，毫无疑

问，它会引起许多怀疑和痛苦。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然主义，而是一

种天真或幸福地向自然的欲望和其他需要屈服的意志。无政府主义不是自然主义。

无政府主义对“外部”力量的召唤常常与绝望和毁灭联系在一起，与 curderoy所说

的“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联系在一起，与其旗帜的颜色明确象征的混乱和死亡联系

在一起，这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见战争/好战)。外面的世界

“整个现存世界也是我们评估的产物——除了那些保持平等的世界”(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84,25[434]，qtd。在法兰克，op。引用，184)。

1886-1887,7[16]，qtd.inFranck，NietzscheandtheShadowofGod，185.

1882-1883,4[172]，qtd.inLöwith，Nietzsche’sPhilosophyoftheEternal

recurrentoftheSame，99。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举一个更接近 Simondon的例子，参见 Nietzsche，

NachgelasseneFragmente:1882-1884,5[1]128:“在你自己身上保留一份混沌:那些即将

来临的人必须拥有形成他们自己的物质 ”[IhrshouldChaosineachwahnh:all

Kommenden mustStoffhave， to sich zu formaus](Nietzsche， 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82-1884,201)。

Qtd。 inXavièreGauthier，introductiontoLouiseMichel:《路易斯 ·米歇尔的

简介》 :我晚上写给您，通用舞蹈(1850-1904)，11。

经巴枯宁表示(见自然)。

Curderoy，“Hourra!!!!orlarevolutionbylescosaques,”。



P 189

无政府主义的诉求，在它的眼中，包含了无限的其他可能性，自由的集体安排和解

放的主体性，但也同样包含了许多压迫和致命的力量和身份，以及，正如 Guy

Hottois惊恐地发现，在 Simondon，盲目的和破坏性的，“奇妙的和可怕的”力量，

“没有原则或真理”，对他们的权力的影响漠不关心。正如这整个词汇让我们理解，

无政府主义绝不诉诸于“自然的”有益的原始力量，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一种历史

的方向(甚至是辩证的)，一种创造性的或决定性的力量(在 Marx中，被简化为生产

力)。相反，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原始力量不可避免地以所有这些形式与神

圣眷顾的虚假古老神话，以及神圣第一原则的压迫性幻想联系在一起(参见 anar-

chy和 result)。在它能够对应(也许有一天)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所宣称的积极的无政

府状态之前(见这个术语)，在对应现实所包含的力量的总体的解放性表达和安排之

前(见内在层面)，无政府主义所呼吁的“外部”必须首先指混乱，主要或原始意义上

的不确定的“无政府状态”，一种确实令人恐惧的无政府力量，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可

以证明的那样。吉尔伯特 ·西蒙顿(GilbertSimondon)在一篇关于痛苦的优美文章

中强调了这种恐惧，在这种经历中，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所包

含的超越自我的东西(参见这个术语):

主体痛苦地膨胀着，失去了它的内在性;它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被一

个普遍的其他地方从这里分离出来;它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

间，变得与存在共存;它是空间化的，时间化的;它变成了一个不协

调的世界。存在的这种巨大膨胀，这种无限扩张，否定了它的任何

避难所或内在性，代表了与存在本身相关的对自然的控制的融合[参

见这个术语]:个体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相互混合并扩张，因为它们从

对自然的控制中取走了这种无限的能力:已经个体化的存在被前个体

侵入;其所有结构受到攻击，其所有功能被一种新的力量激活，使它

们不连贯。如果这种痛苦的体验能够充分地持续和忍受，它甚至可

能导致存在内在的一个新的个体化，导致真正的蜕变;痛苦已经存在

关于所谓的“法国尼采主义”，这次是以西蒙顿(Simondon)的名义，在一个完全传统的道德意义上，

对这种冷漠的所谓庆祝，参见尼古拉斯 ·多迪尔(NicolasDodier)在《人与机器:技术社会中的集

体 良 知 》 (LesHommesetLesmachines:La Conscience collective dansLessociétés

technicisées，Paris:Métailié，1995)中提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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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断扩散的混乱中预感到个体存在的新生;也许痛苦的存在感

到它将能够把自己重新集中在一个本体论的超越预设的所有维

度的变化中;但是为了使这个新生成为可能，旧的结构必须完全

溶解，旧的功能必须降低为单纯的潜能，从而导致个体存在的

毁灭[强调我自己]......现在被掏空，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跳入过

去和未来溶解了现在的屏幕，剥夺了它的经验密度。个体逃离

了自己，抛弃了自己。然而，在这种放弃中，存在着一种内在

的本能，即在别处以一种不同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自己，并将世

界重新纳入自己，以便一切事物都能生存。痛苦的存在在宇宙

中发现自己，以便找到另一个主观性(强调我自己)。”1

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动中关于外部的危险和痛苦也可以在吉尔 ·德勒兹关于

福柯的书中找到，尽管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本书中，外部力量的概念成为一个主要

的概念。在最后一章，德勒兹引用了福柯(Foucault)的一段著名文字，他(不像西蒙

顿)对人类无法逃离人性的牢笼，无法突破地牢魔幻和虚幻的墙壁感到惊奇，仿佛这

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总是同样无法跨越界限，无法跨越到另一边......对于权力的

一方，对于权力说了什么，或者它导致说了什么，总是同样的选择。”毫无疑问，正

如德勒兹所强调的那样，福柯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权力并不以生命为目标，而不暴

露或引发一种抵制权力的生命”，或者“外部的力量继续存在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12-113。这篇文章应该与德雅克的文章一起阅读，他独自一人在

阁楼上，刚刚写下了“乌托邦”——“那个独眼巨人，用火热的眼睛将人类的邪恶进程拖入地狱的

最热之中”

他把自己扑倒在床上:“我会失去我的生命还是我的感官？我觉得我的头要爆炸了，我

的胸部被老虎钳夹住了。我快要窒息了:钢铁般的肌肉勒紧了我的喉咙......我在抽泣

中窒息而死。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在我的脑海里掀起滔滔的波涛，沸腾的洪水

不断地涌过我所有的动脉血管”(约瑟夫 ·德雅克，《人类世界: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

义》(1857)，在《厨师！133-134).

德勒兹，福柯。

MichelFoucault，“Lalifedeshommesinfâmes”，LesCahiersduChemin

29(1977)，qtd.inDeleuze，Foucault，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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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图表，把它们颠倒过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解放意志的任何经验

经常表明的那样——“如果抵抗的横向关系继续重新分层，并遭遇或甚至构建权

力结，会发生什么?””如果权力是真理的组成部分”，通过其范畴、秩序和定

义，通过语言本身,”我们如何能够设想一种‘真理的力量’，它将不再是权力的真

理，一种释放横向阻力线而不是整体权力线的真理”？1我们如何“跨越界限”？

这是无政府主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第一个问题立即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它的无能或绝望引发了一种相反

的、甚至更强烈的痛苦，这正是西蒙顿强烈表达出来的愤怒。打破目前构成我

们(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数据处理器、一个所有者或一个公民的公民身份受到法

律、官僚制度、社会秩序的保障)的熟悉和令人安心的角色和职能的限制，这种

暴力难道不比我们想要摆脱的监狱更糟糕吗?不管我们对它阻止我们经历的一

切有多少预感？“如果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外在力量的生活，那么是什么告诉我

们，这种外在并不是一种可怕的空虚，这种似乎在抵抗的生活，并不仅仅是‘缓

慢、局部和渐进’死亡的空虚中的简单分布呢?”2我们怎样才能在不死亡的情况

下跨过这条线呢？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限制和压迫我们的人类，而不至于不

可挽回地迷失自我？我们如何体现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死亡的力

量，恰恰相反，是生命的力量？这些问题，西蒙顿、尼采、福柯——以及德勒

兹——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回答。从 1848年的起义事件到 1968年的五一劳动

节，从巴黎公社到上海公社，从德国和匈牙利起义到俄罗斯和西班牙革命、乌

克兰革命、慕尼黑革命、喀琅施塔得革命、布达佩斯革命和巴塞罗那革命，这

些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和思想在其最激烈的时刻总是面临着如此严峻的挑战。

从德雅克到巴枯宁，只要数一数最早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参考资料，人们就

会遇到许多文本——从 1848年事件后不久开始——呼吁外界的力量，特别是 c

urderoy在 1852年出版的小册子，名为 Hourra!!！或者是西班牙人的革命:

德勒兹，福柯，94-95。

Ibid.95.

Curderoy，“Hourra！或者是海盗的革命。”毫无疑问，在 1848年 6月悲剧事件发生之后，一段文

字以简略的形式写成并传播开来(关于这一点，参见马克斯 ·奈特刘的《乌弗雷斯引言》 ，第一

卷，欧内斯特 ·c·urderoy[巴黎:股票，1910]，第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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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伟大的人类，永恒的未来，巨大的世界在无限的空间里震

动！而我们却是如此渺小，短命的文明人声称要把法律强加于

宇宙和时间的边界！但你们又是什么人，光荣的君主和深刻的

西方立法者，你们相信自己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活在阳光

下的生物吗？悲惨与怜悯！但你难道没有听到火焰深渊的咆哮

吗?它在人们中间掀起革命，那永远裂开的深渊，永远饥饿，永

远复仇？它会吞噬你和你的谎言系统还有你的教师们的虚荣

心。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虚假的，所有的制度都是压迫性的！

我们不会再忍受任何政府，财政紧缩，统治。无论你是凯撒，

耶稣会，共产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还是法兰斯特主义者，都

渴望不再领导我们。人类终于离开了奴隶制的学校！...革命将

我扫向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它使我的存在具有百分之百的潜力;

它像飓风的呼吸一样掠过我......这个世界是我的地牢......”

“作为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让我们在最高层次上宣布这一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的洪水上;我们没有未来，只有混乱;我们没

有路可走，只有一场全面战争，混合所有种族，打破所有既定关

系，将从统治阶级手中夺走压迫的工具，他们用这些工具侵犯了我

们用自己的血液[强调我自己的]购买的自由。”2

“......当每个人为自己的事业而战时，没有人再需要代表;

在语言的混乱中，律师、记者、舆论独裁者将陷入沉默......

语言也是如此......国与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将导致各种习

语的交流。我们将用不完美的、不完整的术语进行交流;发

音、拼写和语法将受到无数的歪曲。因此，现在的语言会发

现自己被侵入了绝对规则的庇护所;因此，民族的混乱会导

致语言的混乱，语言和思想的无政府状态。”3

Curdery，“Hourra!!!!ortherevolutionbylescosaques,”325,332-333。

同上。

Ibid.257和 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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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反对 1848年 6月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写的 curderoy的

黑暗吸引力，反对巴枯宁对巴黎工人大屠杀前几周革命的回忆令人陶醉，

同时注意到同样的观点，即废除空间和时间，废除现有秩序，这种观点不

再是想象的和前瞻性的，而是积极的和真实的:

在这无限的自由中，在这疯狂的狂喜中，所有人都是如此宽容，

同情，爱他们的同胞

-正直，谦虚，有礼貌，和蔼，机智......这是一个月的精神陶醉。

不仅是我，每个人都沉醉其中有些人因为不计后果的恐惧有些人因

为不计后果的狂喜，因为不计后果的希望。我用我所有的感官，通

过我所有的毛孔，吸收了革命的狂喜气氛。这是一场没有开始也没

有结束的盛宴。在这里，我看到了所有人，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因

为所有人都迷失在一个无穷无尽、漫无目的的人群中。我和每个人

都谈过，但我不记得我对他们说了什么，也不记得他们对我说了什

么，因为每一步都有新的话题、新的冒险、新的信息......似乎整个

世界都被颠覆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不可能的事

情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1

然而，在同样的事件中，傲慢凭借他个人的秩序倾向、他对语法的鉴赏力以及他

对词语或思想上的混乱的拒绝，最清楚地突出了无政府主义计划及其思想的挑战

性。正如皮埃尔 ·安萨特所证明的那样，如果说蒲鲁东很早就谈到了无政府状态，

那么这个词对他来说长期以来仍然是模糊和不精确的:只不过是一种意愿，要在道德

和逻辑的基础上谴责蒲鲁东大部分思考都致力于的现有秩序或“制度”;对另一种秩序

即将到来的肯定，对现有秩序的矛盾，因为它建立在自由、主体性和“行动的自发性”

之上，但蒲鲁东首先(以马克思的方式)宣称，从这种现有秩序，从它的矛盾(见这个

术语和停顿)，从它们在解决自身问题时产生一个全新的、性质不同的社会的能力

中，可以诞生和推导出这种秩序。3一条死胡同，正如皮埃尔

米哈伊尔 ·巴枯宁，米哈伊尔 ·巴枯宁的忏悔:沙皇的边缘评论

尼古拉斯一世，劳伦斯 ·d·奥顿译(纽约州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55-

57。

从他 1840年的第一本回忆录开始，什么是财产？

主要经济矛盾体系(1846)。关于蒲鲁东重新考虑这一最初思路的方式，参见力量的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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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art显示。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奇迹或以什么样的上帝的名义，从

“逃避人类意志和行动的必要运动”中，自发性、自由、主体性和无政府

状态，甚至辩证地产生了呢？“一个完全活跃的社会，没有任何约束”是

如何从“一个客观和限制的过程”中产生的？1

对蒲鲁东来说，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发展这样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直觉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将来自体制的外部及其矛盾。正是在 1848年革命事件之外，他才完全

接受了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制度的异质性，不再把无政府状态想象成前者的必然结

果，在这种关系中，制度就是一切，因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既是问题，也是解

决问题的办法。18482年，骄傲党以国家、资本和教会三重身份对现有秩序进行了

强烈谴责，现有秩序随后停止界定社会激进变革的未来将在何种框架或界限内进行;

它不再被用来表达和构成整个社会现实。现有秩序的局限性很小，其决定性也很明

确，它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特定方面，在它的自命不凡方面尤其值得怀疑，一个”人

造社会”，远远没有”耗尽社会的现实生活”(甚至远远没有创造这种现实生活)，而是

满足于通过剥削和使这种现实生活服从于它自己的要求，把自己”叠加”在社会上。

在无政府主义者 Proudhon的著作中，这些经济、政治和宗教形式只不过是外在的

手段，它们表面上的迫切需要(甚至在他们最坚信的批评者眼中)在更高的需要面前

消失了:这些事件如此突然地暴露出来的社会的明显现实。在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之间

最初的对立面中，他起初试图站在制度这一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普劳德洪倾向

于站在无政府状态这一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并不是毫无疑虑的

《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 ，148-149。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杂志文章》 ，1848-1852,3卷。

在这一点上，参见 Ansart，Marxetl’anarchy，159。

正如皮埃尔 ·霍布特曼遗憾地报道的那样:“让我们追溯自矛盾经济学以来走过的道路。现在，“真理”

不再像 1846年那样包含两种对立倾向的“和解”，即财产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无神论倾

向，而是排除前者和后者的上升”(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SavieetSapensée(1849-

1865)[Paris:DescléedeBrouwer，1988]，196)。关于这种分裂造成的困难，普鲁东的作品

的整体解释，参见皮埃尔安萨特，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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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政府状态不仅不再是体制及其矛盾的可能结果，而且也不再代表未来的

现实，不可避免地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在当前只占有一个消极的位置:一个空

隙，一个由社会秩序的矛盾造成的真空。通过将它与他反对国家、资本和教会

的诡计的“真实社会”等同起来，蒲鲁东建立了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作为任何可

能生活的原始条件。因此，无政府状态从一个模糊和可疑的概念，在人类发展

事实之后(事后)加上，变成一个现实，其多样性和力量过于丰富，更好地被视

为这种发展的源泉(事先)，现有秩序和任何可能秩序的变相和隔离的源泉，任

何机构形成的无限基础。因此，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自发性被转化为初始条件。

正如那些了解普劳顿这个有秩序和理智的人可能会怀疑的那样，在 1848年

事件最激烈的时候，对无政府主义计划的这种重新评估来之不易——一年后，

他在《 LePeupl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他一

如既往地坦率和一丝不苟，长篇大论地重新审视了那些事件和他当时的感受:

作为协会、工作室、研究所的共和主义者，当我看到接近共和

国的事物时，我吓得发抖......我逃到了民主和社会的怪物面前，

我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冻结了我的心，

使我陷入思考......这场革命

即将在公共秩序中爆发的社会革命是一场没有人能说出名字的

社会革命的关键时刻。与所有的经验相反，与迄今为止历史发

展一贯遵循的秩序相反，事实会在想法出现之前到来[见行动的

宣传]...因此，在我对未来的思考中，一切似乎都令人震惊，令

人惊异，自相矛盾，这种思考每一分钟都在我的脑海中升至现

实的高度。在这种吞噬的焦虑中，我反抗事物的漂移，我敢于

谴责命运...我的灵魂在痛苦中...在 2月 21日的晚上，我仍然劝

告我的

无政府主义，311。

在这一点上，皮埃尔 ·安萨特(PierreAnsart)在《 p.j》中写道:“骄傲，权力和自由”。骄傲，

权力与自由:1987年 10月 22日、23日和 24日在巴黎举行的讨论会的活动。Pierre

Ansartetal(Paris:AtelierProudhon，198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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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架的朋友。22日，当我听到反对派已经撤退的消息时，

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自己的殉道已经结束了。23日的到来

打破了我的幻想。但是这一次，正如拉马丁先生所说，命运

已经注定。卡普切尼街的枪击事件瞬间改变了我的性格。我

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我们如何能够想象那些激发了 curderoy和 Bakunin的事件，它们似乎不仅立

即超越了文字，而且超越了概念本身？我们如何才能深入了解一个对于那些经历过

的人来说同样令人困惑的现实之谜？一个人怎样才能有效地成为另一个人，这个尼

采在 40年后肯定的超越人类的人，能够解放它所包含的权力和意志，从而使“陶醉”

-这种由生活环境引起的”崇高的权力感”，这种”爆炸性条件”-强化我们的身体

和感官，改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感觉”，并允许我们感知到”极其微小和迅速的

东西”？塔德和西蒙顿这一次，我们如何能够想象和“支持”，作为“生命的表

现”，“每一次爆炸”，“各种形式的异议，所有的叛乱，每一次起义，无论它们

来自何处，无论它们何时发生”？3我们如何能够想象这些“革命前的状态”，这

些“过饱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一个结构随时可

能出现”？或者，用 curderoy，我们怎么能想象“浩瀚的世界”，“无限的空

间”，和“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的革命？我们如何能够想象从一个没有“法则”的

“宇宙”和从一个“没有边界的时间”发出的“力量”的侵入和组合？简而言之(可以

这么说)，正如蒲鲁东在他的矛盾经济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想象

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种在人类内部可以找到的“自然”的“力量”呢？我们如何

才能“穿透那些无法触及的......置于凡人的眼前，一句话，无限”？5

《人民》(1849年 2月 19日)，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回忆录

伯纳德 ·沃恩(BernardVoyenne，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83)，《我的生

活》(malife，ed。

尼采《权力的意志》。沃尔特 ·考夫曼和 r.j。霍林戴尔。沃尔特 ·考夫曼(纽约:Vintage

Books，1968)，420-21,428-29。参考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141。(参见巴枯宁

的生命概念条目

米莱，加布里埃尔 ·塔德和历史哲学，153。

吉尔伯特西蒙顿，qtd。在阿尔贝托托斯卡诺，“不同的:本体论和政治在

Pli:TheWarwickJournalofPhilosophy(january2012):113.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矛盾经济学》 ，第 2卷(巴黎:里维埃尔，1939年)，第

253和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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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无政府主义一直在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尽管并非没有困难)，特别

是通过普鲁登所说的积极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是(在大规模和半个世纪的过程

中)在实践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解放试验，这些试验通常被归类为革命

——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在这些试验中，新形式的主体性(见这个术语)

努力表达现实的力量。

实践意识(见经验、直觉和事物的中心)。感知赋予我们生命的东西的能力，从而根据我

们促进更强大和更自由的生活的能力(或无能力)，评估我们在构成这些东西和关系的情

况下遇到的事物和关系(与人或非人)的能力。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评价，首先是

一种价值判断，它涉及每种情况所固有的解放性质，以及构成解放性质的情况。它与功

利主义或功利主义无关(见功利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

看，任何对局势的功利主义评估迟早都会涉及统治关系。

实践(见行动和理论/实践)。

预备个人。西蒙顿使用的概念，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存在的保留，不确定，有

限的无限(见这些术语)。

私人/公共(见政府和特别)。和 EliséeReclus一样，anar-chism从根本上拒绝了私人和公共

之间的区别。1对于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来说，一切都是私人的，在“特殊”(pri-vatus)的基本

意义上是“适当的”或“个人的”公众是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私人，它只是从它强加给其他力

量、其他集体存在的暴力、约束和统治(参见这些术语)中获得它的“公共”身份，无论这些力量

或集体存在被导致自称为“公共”或“私人”1853年，这位画家和骄傲的霍尼安 ·古斯塔夫 ·库

尔贝(GustaveCourbet)在回忆他与一位艺术部长的谈话时，最好地表达了他对私人和公共之

间区别的拒绝，这位艺术部长试图以”政府”的名义委托他画一幅画:”我立即回答说，他说的话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因为他声称代表一个政府，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该政府的一部分，我也

是一个政府，我要求他为我的政府做任何事情

无政府主义、地理学、现代性:激进的社会思想

约翰 ·p·克拉克和卡米尔 ·马丁(Lanham，MD:LexingtonBooks，200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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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接受。我接着说，在我看来，他的政府就像任何普通公民一

样[特殊]......对此，他回答说:‘m。库尔贝，你非常傲慢！“’1

挥霍无度(见超级富有、慷慨、好战、权力和肯定)。福音书的败家仔服从他父亲的

律法，看到他的挥霍变成了毁灭和罪恶，这就要求他在故事结束时寻求宽恕，回到

家庭经济的狭窄界限，无政府主义反对积极的挥霍，因为它利用了存在的源泉，因

为只有它才能解放这种力量。

支持女权主义者(见支持某种东西)。

项目(见行动，目的/手段，集体原因和内在)。自由意志主义——一个项目与自由意志主

义运动(例如，以遥远的目标或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形式)并不分离。项目和运动是不可分

割的，因为任何运动——就像我们花时间彻底研究的任何现实一样，任何在特定时刻存

在的现实(即，在所有情况下)——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项目、存在的理由、它所趋向的和

使它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是因为项目同时是行动的结束和开始，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

动机和目标，它的内在逻辑。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参与解放斗争的力量或运动的看法，总

是要求我们审视这些力量或运动为自己设定的表面目的的背后，审查它们真正的动机是

什么，构成它们在特定时刻作为集体安排的愿望(或意愿)的性质(见先验/后验)。

通过行动进行宣传(参见实践、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化学、恐怖主义、行动通道和传导)。这

个概念是 19世纪 70年代末由巴库宁主义的军事集团发明的，他们试图通过化学的爆炸性和

各种形式的起义，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和变革性的行动，不管这些行动看起来多么微小和重

要，用“行动”代替“言论”，用“行动”代替“话语”与 19世纪 90年代的个人袭击事件相关，“以

行动进行宣传”通常名声不好，但它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概念之一。有了这个概念，一个

新兴的无政府主义爆发了

给阿尔弗雷德 ·布鲁亚斯的信，1853年 10月，马克，古斯塔夫 ·库尔贝，109-

10。

关于行动的宣传，参考科尔森，“科学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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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与任何理想主义或意识形态政治概念。军事行动不再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

宣传”，对此，首先是根据”意见”采取行动，以想法和理由说服他人(使他们投票给

你或加入传达这一信息的组织)。无政府主义以行动宣传的概念，拒绝在思想(作为

一种逻辑和认知上的先决条件，位于时间之外)和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的传播之间分

离和建立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思想从必须以话语信息的形式进行宣传的宣传，转

变为通过行动进行自我宣传的直接宣传。通过模仿这些行为及其直接效果，这种行

为培养了一种革命性和变革性的力量，可以说，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回声、放大器或

引爆器。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计划或一个乌托

邦。它不再讲述事物的真相，也不再试图对它们采取行动或从外部塑造它们。相

反，“事物”(“事实”[事实])、“情况”和“事件”通过它们的运动，通过构成它们的特定

选择和组成，立即和具体地表达思想，向每个人展示另一个世界可能存在的方式(见

行动)。在直接行动的名义下，行动的宣传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是革命工团主义和随

后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

财产(见占有)。

支持某事(见反对某事和人民公仆)。在 70年代，有一个极左的政治倾向，“亲中国”，他们宣

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目前，其他激进分子，男子，宣称自己是“亲女权主义者”，并声称，

如果不是“服务”妇女，至少将自己置于其领导之下(见说明)。“黑人”、“妇女”、“动物”、“受

压迫的民族”、“无证移民”、“环境”、“第三世界”、“自然”、“残疾人”以及其他“原因”可以起

到同样的作用。这样一个怪物名单应该足以取消这些激进行为的资格，这些行为也许只能被

完全假定的受虐狂所证明。无政府主义以暴力和厌恶的方式拒绝这种虚伪的倾向，即把自己

置于他人的位置，为他人服务，在这种关系中，服从和支配、内疚和怨恨(见这些术语)与任

何真正的解放愿望背道而驰。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正如 curderoy所写的那样，每

个集体存在都是它自己的原因

Curderoy，“Hourra！或者西班牙人的革命,”257:“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事业而战

时，没有人再需要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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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奋斗，他们找到了与其他生物相联系的理由。从自由意

志主义的观点来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每种力量都需

要其他力量来表达它所能够表达的东西。在这里，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互

惠和平等的地方(见这个术语):在存在的绝对自治中，同样绝对的平等是这种自

治本身保证的，并且实验是这种自治和平等使多种结合和分离成为可能的唯一

措施。

精神病患者(见易怒，脾气)。这个概念指出了一定数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积极和

消极倾向，他们不善于与他人协商他们的关系。心理变态倾向保证了力量的自主

性，但却常常反对力量的平衡或等级制度(见这些术语)。他们往往是被动的，他们

总是可能导致怨恨，并提供了右翼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这些术语)。

公开忏悔(参见描述)。一种古老的基督教服从和谦卑的做法，由马克思列宁主

义运动以自我批评的名义重新引入。一般是在法庭审讯的框架内进行，罪犯通

过向社会及其代表坦白他们的个人错误和罪行，自愿将他们的身份和能力置于

外部法律、外部秩序和外部力量之下。

处死(见暴力、战争/好战、有罪的一方和朋友/敌人)。一种奇怪的表达方

式，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或行为总是压迫秩序的征兆。无

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不会因为其计划的死亡、一个人自己的死亡和其他人的

死亡而退缩，这取决于存在者之间存在关系的环境和性质。但是，无政府

主义者的死亡总是(而且理应如此)在一种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

一种特定的暴力关系中，当生命的确认和更强大的生命的构成需要一个人

以另一种方式反抗和重组这些关系时。死亡，总是消极的，然后伴随着生

命作为其肯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谋杀或暗杀的情况下，死

亡也必须遵守它的规定。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死亡都不可能变成

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

词汇表。

在这一点上，参见斯宾诺莎写给 Blyenbergh(XXIII)的信，引自斯宾诺莎的 Deleu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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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对于任何关于处死的想法都是陌生的，在这种想法

中，死亡变成了一种“逮捕”的行为，其本身具有政治性，产生了自己的仪式(例

如，以法庭的形式，甚至是最即兴的或者所谓的“革命”的形式)。

实践哲学，35。

在政治逻辑中，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疑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个逻辑，

参见卡尔 ·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主权概念的四章》。乔治 ·施瓦布(芝加哥: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2005)和朋友/敌人。(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

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词汇。)





R

存在的理由(见集体理性)。

理性(见非理性)。

反应(见动作)。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话语中，这一政治概念传统上表示依附于过去的政治

力量，其行动仅限于对新的力量作出”反应”，对这些力量作出消极的定义。在自由意志

主义思想中，“反应”的概念成为评价试图为另一个世界而战的集体力量(见本术语)的解

放性质的标准。与主动力量不同的是，主动力量只是根据它们自身的关系和它们所参与

的联系的类型来决定的，反动力量只存在于与其他力量的关系中，受到这些力量的影

响，然后对这些影响作出反应，通常是以怨恨或内疚的形式(见这些术语)。压迫和支配

的陷阱在于，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被支配和被压迫的力量转化为反动力量，转化为反动力

量(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独创性在于它能够将被支配的力

量转变为活跃的力量——这些力量只依靠自己，能够逃脱否定的陷阱，将自己的存在建

立在无限的资源之上，这些资源逃脱了它们试图解放自己的秩序的掌控(见类比)。

拒绝(见反抗、破裂、起义和反对某种东西)。

力的关系(见力的平衡)。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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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见评估)。

呈现帐目(见功利主义、罪恶感和支配)。一种起源于基督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见公开

忏悔、良心指引和自我批评)，在北美涌现的某些潮流中复活，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称自己

为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潮流的思想和实践中，压迫局势并没有提供自治解放力量的出发

点，这些力量能够通过反抗从统治的框架中挣脱出来(见这些术语)，并通过它们的联系以一

种新的方式重组现实。在自己的实践中再现现有秩序的划分和分类，提供说明的党派将这些

分类反过来划分为自己的主导等级，从而考虑到这一秩序可能包含的所有犯罪和怨恨的可能

性(见这些术语)。在无休止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和歧视中——由于目前的秩序经常将这些统治和

歧视写入身体(性别、肤色、鼻子或头盖骨的形状等)，这种统治和歧视更加持久和持久——

每一个被统治的人相对于其他更被统治的人而言总是处于统治地位:男人对于女人，白人对于

黑人，城市居民对于农村村民，大学毕业生对于非大学毕业生，健康状况良好的妇女对于残

疾妇女，骑自行车的人对于行人，等等。基督教徒希望永远颂扬最贫穷和最弱小的人，同时

让自己为他们指责他人的行为感到内疚(为了更好地防止他们造反和产生解放力量)，与此同

时，改变帐户的党派要求每一个反叛力量立即服从一个比它更受控制的力量，向另一个力量”

交代帐户”，在它的监督下行动和思考然后，肯定和解放被转化为否定和服从。由于执政者必

须屈从于其他势力，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能力，不仅丧失了颠覆一种秩序的能力，而这种秩序

又一次将其等级和分类强加于他们。此外，由于内疚，他们也失去了定义自己的能力，从什

么构成他们的内部，联系的模式，甚至高层次的模式，他们被要求建立在自己之间。事实

上，一个人如何能够精确地建立起一条长长的相互提交的链条，在“交代”的最后，导致最终

被支配的，纯洁的所有罪恶的逾越节羔羊，所有人都应该向他交代清楚？毫无疑问，白人异

性恋男性将不得不服从他们最大的

在基督教的表述中，这就是上帝本人，更接近我们的是那些声称有权利代表上帝说话的祭司，尽管

他们犯了罪，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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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人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亲密想法、行为和运动(见公开忏悔)，她们将能够对白

人女同性恋者做同样的事情，她们自己将置于黑人女同性恋者的“监督”之下，她们

依赖于身材矮小的黑人女同性恋者，黑人女同性恋者反过来又会对身材矮小的黑人

女同性恋者作出解释，这些黑人女同性恋者也肥胖，然后遭受斜视、文盲或其他身

体(或社会)特征的打击，这些特征标志着她们受到歧视或羞辱。但是，如何精确地

定义哪一个——斜视或肥胖——是更多的耻辱，更大的压迫和支配的来源？在这个

支配链中，亚洲女同性恋者的位置在哪里？以巴西种族主义的方式，人们如何将不

同的“混血”类型分类？在哪个法庭上，人们必须在不幸的程度上声称这个群体优于

那个群体？什么样的科学或革命权威可以界定统治系数，衡量苦难和压迫的程度，

对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地位和处境进行分类和排序？如果一个黑人男性无疑可以要

求一个白人男性提供他的叙述，在这种最明显的统治的倒置等级制度下，他自己是

否必须接受一个白人异性恋女性的监督？肤色是否比性别或种族更具歧视性(从压迫

程度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动物(通过它们的倡导者和代表的自私的声音)难道没有

权利要求被视为长期以来由人类主宰的世界的最终受害者吗？是否有必要求助于自

然分类(以行为学的方式)，并在动物中区分无数种捕食者和猎物，以精确地确定各

种食物链的形式(见反物种歧视)？除了像基督教一样古老的快乐——痛苦和沉溺于

罪恶之中，然后在他人面前赎罪和坦白自己的罪行之外，“交代情况”的支持者还可

以因此增加同样强烈的请求——狡辩、讨价还价(见功利主义)和吹毛求疵(在法律意

义上)，即盲目、残忍和无休止的争取承认受害者和被压迫者的“权利”的斗争。这种

斗争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它试图斗争的秩序之上，建立在从不平等、

歧视、羞辱、挫折、内疚和怨恨的影响中获得的利益、补偿和利润之上，而这种秩

序从未停止产生，更好的是使它永久存在下去。

重复(见永恒的回归)。人们可以谴责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罢工是一种

革命

指出我们作为罪人和罪人的地位。

在动物保护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上，“利益”和大量的幸福和痛苦，看到反物种主义和功利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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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1或“排练[重复]”，在戏剧意义上的术语，在期待和准备伟大的夜晚，起义和

总罢工(见这些术语)。这种指责表达了对自由至上的运动思维方式和解放运动的持

续节奏、现实性和特征的真正误解。自由意志主义者不断重复的斗争和反抗，这种

在现有秩序框架内不断重新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性(见停顿和事件)，与托洛茨基或列

宁的机械和决定性愿景没有任何关系，后来把 1905年俄国革命变成了 1917年的

“着装预演”，在这一过程中，党及其技术总指挥抓住机会，完善他们的工具、公式

和口号。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反抗或起义的重复性质，无论它们多么微小和难

以察觉，都从根本上逃避了这种线性的时间概念——在这种时间概念中，是过去在

排练[重复]和为未来做准备——以及对事实和事件表面的任何工具化和分类。2正如

常识中的词语或儿童玩耍的方式一样，自由意志主义的重复总是重复过去及其可能

性。它总是与一种先行性和一种积累的力量有关(见《伟大的夜晚》)。每一次冲

突，每一次反抗，都以新的视角，新的环境，以新的强度重复着其他所有的冲突。

每一次，尽管这些冲突和反抗明显不连续，但它们通过回报、变异和选择，再次肯

定了存在的内在力量，毫无例外，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利用构成它们的东西。正

如德勒兹(像尼采一样)关于自然的论证，重复，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是“一种

通过一切变化自愿自己的意志，一种反对法律的力量，一种地球内部反对其表面的

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德勒兹来说，解放性的重复反对表现(见这个术语)，

“正如运动反对概念和表现一样，表现又把概念引回到概念。在重复的剧场中，我们

体验到纯粹的力量，空间中的动态线条，它们不以精神为中介，直接将精神与自然

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语言在语言之前说话，手势在有组织的身体之前发展”(见直接

行动)

“部分罢工是一种训练，一种有益的体操，它使无产阶级为将成为革命总罢工的最高级斗争而变得更

加坚强”(伊维托，abc工团主义者，40)。

在这一点上，丹尼尔 ·科尔森(DanielColson)的《集体和单一的侦察:1956-1959年卢瓦尔铁

路 和 锻 造 公 司 (CAFL)的 企 业 协 议 》 (Reconnaissancecollectiveand mountéein

singularity:l’agreementofthecompanydesacériesandForgesdelaLoire，1956-

1959)以人们赋予的名称:身份认同过程、公共经历、公共题词、教育。ÉtienneSavoie

(Paris:l’harmattan，2001)，55-77。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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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代议制民主)(见符号、标志和辩证法)。“当每个人为自己的事业而

战时，就不再需要代表任何人了。”1.无政府主义反对直接民主，反对”代

议制”民主，反对所有声称以他人名义发言、代表他人行事或(更糟糕的是)

代表他人行事的”代表”(代表或工会官僚)，从而对政治和制度领域的代议

制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批评，这种批评构成了其革命项目的核心制度的基

础。在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代表这个词必须被理解为各种意义:政治、

宗教、科学和象征(见这个术语)——每当人、标志或机构声称代表某些事

物或说出这些事物是什么的时候。事实上，对无政府主义来说，这不仅是

拒绝政治代表权，而且是拒绝任何形式的代表权，这种代表权不可避免地

被认为是外部的和操纵性的，与它所适用的真正力量分开，与它们所能做

到的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对表象的批判可以与尼采的思

想、他对科学的批判、对国家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国家是一只伪君子的猎

犬......它喜欢用烟雾和咆哮说话

科学，教会，国家——它始终是一个征兆和表象的谎言征服现实的问

题，征服“运动”(见这个术语)征服“物质”，主动力量征服反动力量(见这

些术语)。

反感(参见亲和力和类比)。“母亲，合上学校的练习本,/满足和非常骄傲地离开了，没有

看到,/在他的蓝色眼睛下面，他的前额充满突起,/她的孩子的灵魂是一个猎物，再次反

感。”尽管它的直接，物理维度可能会让人相信，厌恶涉及到生命的本质在一个特定的

时刻。每一种集体力量在与他人联系中的安排都定义了由此产生的欲望的质量。从这种

品质和由此产生的结果中，品味和厌恶作为世界本质的无价指标而出现，在这些世界

中，这些生物承担着他们的力量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厌恶是亲和力的排斥面(见排

斥)。它以其主观的强度和暴力，以其表现形式的直觉性和显然的非理性特征，始终准

确地表明对人们想要生活的世界的判断，以及对与之相应的社团的质量和性质的判断，

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社团的判断。

Curderoy，“Hourra!!!!orlarevolutionparlescosaques,”。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亚瑟 ·兰波，《七岁的诗人》 ，译。斯坦利 ·阿佩尔鲍姆，《地狱和其他作品的一季》

(米诺拉，纽约:多佛出版社，2003)，146-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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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参见厌恶、亲和力和联想)。自由意志主义的战略取代了正面和野蛮的对立，

在这种对立中，冲突的存在严格和固定地依赖于破坏性关系，破坏权力(见权力和

辩证法)，取而代之的是排斥: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欲望从不适合我们

的力量中驱逐出去，因为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破坏性和破坏性的世界，这个

世界与我们试图建立的世界格格不入

存在的储备(见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力量)。

尊重(见平等和自治)。相互承认自主性，从而实现生命的平等。尊重作为联合和分离方

法的核心意味着密切关注他人，关注他们的构成，以及这一宪法在新关系方面能够带来

什么。作为反抗的源泉和与之相关的特殊暴力，尊重排除了任何统治的企图和任何侵入

性或破坏性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自由意志主义关系的中心。

责任(见内疚和永恒的回报)。一种内在的保护伞或假体，意在稳定人类，并使他们服从

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构成他们作为生命体的外在因素。如果上帝的眼睛一直盯着该隐

直到他的坟墓，那么责任就是上帝和国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植入的眼睛，以保证他们权

力赖以建立的秩序的永久性。

怨恨。被统治者的挥之不去的反应，他们没有设法将他们所处的统治关系转变为反抗，转变

为解放和肯定的力量(见这些术语)。怨恨(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身也不例外)总是具有消极性、愤

怒性、抱怨性和拥有属性。美国的男人和女人

关于“斥力”概念在天体物理学中的重要性(“暗能量”)，请参阅《世界报》布卢瓦第 13届

国际会议(2001年 6月 29日)的报告。(译者注:参见《宇宙的边界:十三世布卢瓦会

面记》 ，法国布卢瓦城堡，2001年 6月 17-23日，编辑)。CelnikierandJeant。

trâsomething[s.l。 ，Vietnam:ThêGiói，2004]

译者注:这是参考了维克多 ·雨果的著名诗歌《良心》 ，其中叙述了该隐在世界上

的流浪，“上帝之眼”追寻着他;甚至在最后，“上帝之眼在坟墓里，盯着该隐”(雨

果，维克多 ·雨果的作品[波士顿:小布朗，1887]439)。

正如约翰•克拉克(JohnClark)在追随尼采(Nietzsche)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参见克

拉克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地理学》(Geography)、《现代性》

(moder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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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情绪总是声称要与他们遭受的压迫作斗争，要与那些支配或剥削他

们的人作斗争，要结束这种支配或剥削，但是，他们不能没有这种支配

或剥削。这已经成为他们生存的理由。他们需要它，需要在任何地方找

到它，并继续能够感受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也无限期地

授权他们发表对他人的永久谴责。

结果(见集体力量、联合/分离、个体化和 1)。伯格森解释说，与威廉 ·詹姆斯有关，“一个人

可以是一个精神唯心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泛神论者，就像一个人可以对哲学漠不

关心并满足于常识:事实仍然是，一个人总是设想一个或几个简单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可以

解释整个物质和道德事物。”1结果的概念是普鲁东继莱布尼茨之后提出的，其目的是考虑集

体力量的首要地位，但也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对任何原始原则的拒绝，从而考虑到多数优先

于一个原则。任何集体力量(即任何集体存在，任何个人)都是多种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在

联系和构成它们的关系时赋予它生命。在构成我们的现实中，没有原则，没有开始，没有主

要的存在，只有结果。资本、国家、观念、理论、国家、阶级和性都是结果。上帝是结果。

普劳登告诉我们，人类本身——连同其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幻觉——是一种结果，是“力量的

综合体”3换句话说，在人类中，就像在一切事物中一样，原则上似乎存在的东西，从一开始

——自由和灵魂一样多，能力和元素的总体一样多，或者显然是人类复合体起源的本质，创

造的统一和自我的统一——只有在后来才出现——只不过是构成的效果。巴枯宁解释说，“每

个人”只不过是“无数行为、环境以及无数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结果，这些因素持续产生了这种

生活，直到它持续下去。”4对于存在的所有事业来说也是如此:”普遍团结不能具有绝对第一

事业的性质;相反，它只是特定事业的同时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在原文中强调]，其总体构成普

遍性

柏格森，《创造性思维》 ，249页。

关于 Leibniz理论中的结果概念(及其与实质内涵概念的关系)，参见 YvonBelaval，Leibniz:

initiationàhisphilosophy(Paris:Vrin， 1962)， 245etpassim， 更 一 般 地 说，

Frémont，l’êtreetlarelation。

傲慢，《战争与和平》 ，128。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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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它创造并将永远被重新创造;它是由所有现存事物的无限变化的无限总和

永恒地创造出来的组合统一体......[强调我自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

义可以在怀特黑德的思想中认识到自己，对怀特黑德来说，“实体”(参见这个术

语)“不是物质，而是过程;不是静态的现实，而是结果。”2

可撤销性(见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的程序，代表的撤销表达了自由至上的运动

的一种更普遍的态度:在某一时刻和某一特定情况下，决定集体行动或安排的有效性(见

这些术语)。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宁愿等待，然后再决定这样或那样的立场或那样或那

样的决裂，以确保不会以某种其他必要的名义而损害正在进行的行动。但是，从自由意

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旦他们认为任何立场或承诺属于压迫性逻辑或带有太强的普遍

支配秩序的痕迹，他们总是有可能通过权利(即他们承认的具体权利概念)质疑这些立场

或承诺。承担从共同行动或项目中断的后果的责任(见本术语)，他们总是能够暂时或永

久地从从事这一行动或项目的集体中分离出来。

反抗(见义愤填膺和起义)。解放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时刻是，当被支配的力量残酷

和根本地摆脱支配关系的陷阱时，拒绝在这些关系中采取任何解决办法，肯定另一

种可能性，并为根本性地重新构成现实创造条件。正如 RenéFurth解释的那样，

反抗总是肯定的:“因此，在反对中，人们假定他们自己。在最自发的层面上，这意

味着力量的爆发，被既定秩序所阻挡的重要活力的突破......在反抗中爆发的否定揭

示了更深层次的肯定，对构成人类现实的自由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

可以支持让 ·吉奈的话:“我不爱被压迫者。我爱那些我爱的人，他们总是英俊潇

洒，有时也会受到压迫，但他们会挺身而出，反抗”(见主人/奴隶)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 ，53-54(转:我自己的修改)。

DomenicaJanicaud，“翻译形而上学的过程”，l’effectWhitehead，71。

RenéFurth，“无政府主义或整体革命”，inDictionnairedumovementouvri-er，

ed.AndréNataf(Paris:editionsuniversities，1970)，52。

《玫瑰的奇迹》 ，伯纳德 ·弗雷希特曼译(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88年)，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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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19世纪的一个古老概念，源自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概念中，世界的转变被

想象为政变或人民起义的形式，结果是宪法或政权的改变影响到国家元首(共和

国、帝国、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19世纪中叶，旧的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思

想(见这个术语)——一种构想社会变革的非常不同的方式——所取代。一个世纪

后，旧的政治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重新流行起来。国家问

题再次成为变革的关键，无产阶级专政加入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行列，参与

了国家为使其统治永久化而发明的长期悲剧进程。革命的概念不应与 19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发明的“伟大的夜晚”(GreatEvening)和起义总罢

工(见这些术语)相混淆。

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见直接行动、运动和总罢工)。

右翼(左翼)(见分类)。一种模糊的政治区别，源于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 500平方

米内人民代表的席位安排。这种区分是在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狭窄范围内作出的，主

要目的是使”公民”受到这种秩序的约束，使他们产生错觉，以为他们一般每五年在处理

和计票时自由决定选票的方向。

破裂(见反抗、起义、等级制度和直接行动)。集体存在的自由结合(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

在政治中)必然要求他们总是能够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打破这种结合。如果反抗是统

治和压迫关系破裂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那么一个社团中集体力量之间的破裂可能仅仅相

当于一种带有悲伤的无益的矛盾，从而导致社团权力的削弱(见这些术语)。任何破裂都

必然加剧这种悲伤的感觉，至少是暂时的，但是，除非它转变成一种持久的怨恨(见这

个术语)，否则就会产生新的联系的条件，从而对联系我们的关系进行解放性的重新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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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喜悦(见好/坏)。

科学(参见手册/知识分子、符号/标志、运动、变化和生命)。柏格森和他之后的德勒兹证明了

科学的还原论和统治论特征。为了通过一种简单的、操纵性的“实用效用”来支配和利用众

生，科学用符号代替事物，阻止它们的运动或成为，因此声称要表达它们是什么的真相，而

它将它们与它们自身的能力分离开来。正如德勒兹所写的，“作为一种测量方法，他喜欢用一

种应该表达它们全部的抽象关系来代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似乎是科学和哲学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2“[a]虽然它是从属于生活的简单手段，但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法官、最高实

例。”3但无疑是巴枯宁最有力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因为这个领域自 17世

纪以来就已经形成了。4.对于巴枯宁来说，如果“科学和科学家的政府......不能不是无能、荒

谬、不人道、残忍、压迫、剥削、邪恶的政府”，那是因为科学依赖于

“科学的本质在于处理符号，用符号代替物体本身。毫无疑问，这些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不同之

处在于它们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高的功效性;然而，它们与符号的一般状态相关联，这

种状态就是在一种被限制的形式下表示现实的一个固定方面。阿瑟 ·米切尔[伦敦:麦克米

伦，1911]，329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74。

同上。

关于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参考科尔森的《科学无政府主义者》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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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和声称说真理或事物的本质，没有抓住生命和运动-同时亲密和逃亡的性质

-的存在，其中的力量展开自己。对于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尼采来说，最亲密、

最真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最不可捉摸、最直接、最明显的东西，只有“感官”才

能理解，因为它们涉及到与世界的直接、直接的关系:“在所有的事物中，确实

存在着一种隐藏的方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存在，它

并不是不可接近的，但却逃避了科学的掌握。根本不是利特雷先生和所有形而

上学家所说的那种亲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种亲密的存在构成了事物的本

体和现象的原因。相反，它是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方面，同时

也是最真实的、最瞬间的、最飘忽不定的事物和存在的方面:它是它们直接的物

质性、它们真正的个性，如它只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之中，这是任何思想的反

映，也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人们在尼采的书中发现了同样的概念:“‘表

象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只是被欺骗性地添加了......我们今天拥有

科学知识的程度恰恰是我们决定接受感官证据的程度......其余的是堕胎，而不

是科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认识论。或者公式科学，符号系统:

例如逻辑和应用逻辑，数学。2正如巴枯宁写道，尽管它相信自己能够了解事

物的最深处，“科学只关心它自己的影子......活着的现实逃离它，只把自己交给

生命，生命本身是短暂的，可以而且确实总是包括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所

有的过去或转瞬即逝的事物。”3

科学定律(原因)(见法律/权利、科学、物质和决定论)。如果科学，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只关

心自己的影子”，它自己的理论和逻辑工具同样是虚幻的。自然科学断言的“规律”和“原因”更

是如此。正如巴枯宁为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所坚持的那样，“支配世界的自然法则”只不过是法

律和政治表述(它们本身来自神学)在科学领域的转换

巴枯宁，《思考哲学》 ，uvres，3:393。

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r.j。霍林戴尔(伦敦:企鹅出版社，1990年)

，46。

巴枯宁，《哲学思考》 ，乌弗雷斯出版社，3:395。

同上。

同上。3: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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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真实的事物之外，什么都不是......它们就是这些事物。”甚至“被认为

是一个整体”，“事物不遵守这些法律，因为除了它们，没有任何人或任何

东西可以对它们发号施令，对它们施加法律。”“每个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

规律，也就是说，它自身内部的特定的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参见

monad，entelechy，andslavery/freedom)

科学家(见科学和专家)。

分离(见分裂、反抗和主人/奴隶)。

保密/透明(见直接行动，亲密关系，私人/公共关系，亲密关系和符号)。无政府主义者

经常被描述为阴谋家——隐藏在阴影中，穿着黑色长披风，以隐藏他们的炸弹和匕首

——巴枯宁对秘密社团的喜好凸显了这一点。无政府主义确实站在保密的一边，而不是

透明和交流的幻想，站在私人(或特定)的一边，而不是公众(或一般)的一边(见这些术

语)。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与现有秩序所表现出来的方式没有太大关系。最常

见的是非正式的，这种秘密起源于亲密的，亲密的，隐含的。如果它拒绝交流的陷阱和

主要旨在剥夺人的所有内在性(从而剥夺所有自主性)的透明性，使他们服从它自己的秩

序，将他们固定在它的分类表上，并强迫他们在神父的祈祷长椅上忏悔他们是什么，或

者精神分析学家的沙发-阿纳基斯的秘密，同时，完全是表面上的(见亲密的存在)，容

易获取或摧毁，根据一个人的兴趣或怀疑它。不断更新的，它是在直觉、直接和直接行

动(见这些术语)的一边:没有中间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必要的解释，没有翻译或翻译，

在某种程度上，它确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内在关系，一种通过保持亲密关

系而成为可能的关系。正如德勒兹和哈瓦德所证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或亲密

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矛盾的，它可以与游牧战争机器的开放和“平滑的空间”相提并

论，在这个空间里，集体生命不再服从于“有机力量的垄断”，而是被“游牧空间中的漩

涡体的力量”所带走 3

Ibid.3:352-354.

关于这些陈述，特别是 1892年至 1894年在法国遭受攻击期间的陈述，参见 UriEisenzweig的《无

政府主义小说》(巴黎:ChristianBourgois，2001)。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 ，36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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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见永恒的回归)。像许多其他概念一样，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选择有着各

种各样的含义。在当前盛行的等级制度和外部秩序中，选择指定程序，授权某些生物从

一个等级晋升到另一个等级，从而爬上等级制度的阶梯。它还指出，这种秩序使用同样

的程序，可以同时拒绝和压制现实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从该现实中选择它所需要

的所有要素，以便复制和扩大它自己的优势，正如”选择”一词所指出的那样(见外部/内

部)。在这个术语的自由意志主义用法中，选择同时是内在的、水平的和永恒的。它设

计了集体存在构成其关系的方式，选择一些遭遇而避免其他遭遇(见亲和力)，从而构成

了一个在他们自身内部以及与其他人联合的更大的权力和自由的世界，一种集体力量的

安排，能够解放存在的事物的整体权力(见内在层面)。

自我(见身体)。

自我批评(见公开忏悔)。

自律(见自律)。

自我完善(见账目呈现)。一种来自道德和宗教的古老的、压迫性的、规定性的概念，它

被所有现代的主观化和责备(心理上的、政治上的)机器所复制，目的是使我们每个人都

成为他或她自己的折磨者(见良心和自我批评)。虽然无政府主义谴责工作(见劳动/工作)

及其服从关系并不妨碍它观察其条件和效果也可能允许确认新关系的方式，但它毫无保

留地拒绝服从自我改进[自我劳动]构成的框架，即”自我改进者”[劳动者]以自己为原

料，无情地将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罪恶和怨恨之源。

自我管理(自治)(见自治、集体力量、积极的无政府状态和力量的平衡)。自由意志主义

思想中最近的一个概念在法国劳工运动中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强调，这个概念可追溯到

1970年代初，随着工会融入国家机器、与雇主共同管理以及构成其动力和可能性条件

的工人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出现在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候，自我管理的概念可以直

接放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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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的解放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国家、资本或上帝及其代表所垄断的权力必

须被产生这种权力的众多集体存在重新分配，每个集体存在都有自己的人格，无论

这种人格多么微不足道。一个世纪前，继蒲鲁东之后，画家古斯塔夫 ·库尔贝

(GustaveCourbet)在他 1853年对一位“政府”成员的采访中，最有力地表达了自我

管理思想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这位“政府”成员打算以国家的名义委托他创作一幅

画。”我立即答复说，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因为他声称代表一个政府，我不认为自己

以任何方式是该政府的一部分，我也是一个政府，我要求他为我的政府做任何我能

接受的事情。我接着说，在我看来，他的政府就像任何普通公民一样。”18年后，

在奥斯陆协议下，这位画家在他关于选举该地区代表的原则声明中，邀请艺术家建

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并创立”艺术家联合会”:”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在我的鼓动

下，画家们刚刚采取了这种思想秩序[联合会原则]的主动权。愿我们社会的所有行

业都以他们为榜样，这样，在未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战胜我们。所有自我管理和

根据自身利益组建的协会都将成为我们的州，它们自我管理得越多，就越能减轻公

社的任务”2尽管这个案文可能(错误地)使我们相信，在企业、宣传或政治组织的管

理方面，自由意志主义的自我管理并不包括下放权力，将一点有限的自主权赋予社

会组织的较低级别，以便使他们”感兴趣”他们应该做什么，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

地执行所要求的任务，更有热情、主动性，甚至可能还有工作满意度(见自律和新自

由主义者)。无论正在考虑的集体的本质是什么，与自由意志主义自我管理相关联的

自主性(见这个术语)是一种绝对自主性。这是一种建立在真正的主观性基础上的自

治(见这个术语)，与任何主观性一样，它具有通常与主体主权、敏感性、生存权、

分离和尊重、对世界的总体观点、平等的发言权——不论集体力量的大小——这一

概念有关的所有特权

Courbet，LettertoAlfredBruyas，October1853，inMack，GustaveCourbet，109
-10.

GustaveCourbetqtdinGonzalojSánchez，OrganizingIndependence:TheArtistsFederation

巴黎公社及其遗产，1871-1889年(林肯，东北: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97)，46-7(转:我自己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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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考虑中(见平等)。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我管理总是处于紧张(见这一术语)、冲突

和必须不断寻求的不稳定平衡(见力量的平衡)的状态之下，这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

自我管理总是处于紧张(见这一术语)、冲突和必须不断寻求的不稳定平衡的状态之

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见这个术语)在混乱和自愿建设的双

重方面相联系。

自给自足(见他人和超越自我)。在它的模糊性中，这个词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自由意志主

义思想的原创性。在其恰当的意义上，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的意义上)似乎刻画了通常

归因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主意志。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给自足使现有秩序规定的角

色和职能个性化，从而阻止集体存在向其所包含的无限力量敞开大门，而这种力量只能

通过与他人联合才能得到解放(见力量平衡)。它将这种权力降低为无效的、消极的、外

部的竞争游戏。它将这种力量置于一种秩序的限制之下，而这种秩序是自给自足的生物

徒劳地相信自己能够适应的(见总体/极权主义)。

敏感性(见敏感性)。一个集体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察觉到组成它的各种关系的多样性和往往微

妙的微妙之处，并且能够将它与其他集体联合起来或者与其他集体对立起来。与感性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在这些关系之外，令人放心的自动语言机能，往往代替了这种判断和欣赏。正

如尼采所写:“愤怒、仇恨、爱、怜悯、欲望、知识、欢乐、痛苦——所有这些都是极端状态

的名称:温和的、中等的，更不用说那些不断发挥作用的较低等级，它们逃避着我们，然而正

是它们编织着我们性格和命运的网。这些极端的爆发

-即使是最温和的有意识的愉悦或不愉快，当吃东西或听到一个音符时，也许正确

地理解为一种极端的爆发——经常使网络四分五裂，然后它们构成暴力的例外，毫

无疑问通常导致拥挤:-因此，它们多么容易误导观察者！对他们来说，误导他们所

在的人并不比误导他们更容易。我们都不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这与我们只有

意识和语言的状态是一致的。”

《115:所谓的‘自我’》 ，《黎明:对道德偏见的思考》 ，R.j。

Hollingdale， ed Hollingdale， ed.Maudemarie Clark and Brian Leiter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71.虽然科学声称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但它仍然处于决

定性的内在性之外，这种内在性只在最直接、最直接的事物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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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见敏感性)。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一个集体内部，确保对组成这

个集体的各种关系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保持警惕的关注，保证自治和尊重

它所联系的各种力量。

分离主义(non-mixité)(见无政府状态)。“1968年 5月废除了男女分校，现在女权主义

者想恢复它们!”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权主义者

要求自己满足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组成一个自主的团体。以抽象的普遍主义的名义，

以无政府主义转变为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结构，对其自身运作的现实视而不见，这种

对单独联系的拒绝表明对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完全无知。妇女运动对单独结社的要求只

是无政府主义项目的多元化和基本要求的唯一表达:集体存在的自主性;需要组成无限多

的完全自主的集体力量，负责通过试验各种结社和分离方法，具体证明其有效的解放性

质。各种力量的自主性，一种相互纠缠的多种力量，它们使归属模式和相互关联和相互

对立的关系成倍增加，构成了自由意志主义重新组合现有世界的主要、必要和永久条

件，使世界能够解放现实所包含的一切力量。

系列辩证法(见系列[系列]、力的平衡和张力)。蒲鲁东(特别是在《秩序的创造》一书中)

用来思考集体力量通过掌握和选择其对手所形成的内在秩序能够解放最大的权力，从而

解放最大的自由的方式。在他发现黑格尔的短暂间歇期间，普劳顿在加布里埃尔 ·塔尔

德之前的几年，利用这一系列的辩证法，阐述了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了思考，为

了允许生命和运动，他必须肯定和建构“不可解决的矛盾，同时并且丰富。”2

显而易见的，最逃亡的。

1844年秋天，普鲁东一直孜孜不倦地追随着马克思。在 1865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解释了

“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我是如何把黑格尔主义传染给他的——这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偏见，

因为他不懂德语，不能从根本上研究这个东西......”(卡尔 ·马克思，《哲学的贫穷》 ，翻

译。奎尔奇[芝加哥:查尔斯 h。克尔和公司，1913]，186)。

勒普莱西罗班松的《社会逻辑》一书的前言，勒内 ·舍雷尔对塔尔德采用的公式是:“卢登人:生命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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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序列)(参见序列辩证法，力的平衡，类比，现实平面和张力)。这个概念是蒲鲁东在阅读

了查尔斯 ·傅立叶的著作之后提出的，主要是在《秩序的创造》中，为了思考使无数可能的

存在相容的关系和安排的本质。序列化不仅仅或主要是知识的顺序，它与每个主导顺序所建

立的固定的、任意的、破坏性的类别划分(见分类)没有任何关系。它发生在各种力量及其关系

之中，也发生在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之中。普劳登的序列通过类比、亲和力和对立性运作——

西蒙顿会说，以一种传导的方式——跨越存在的最广泛的多样化领域，使得大量不同的顺序

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一个生命在它所参与的事件和它所经历的情

况中，或者在它所遇到和联系的生命旁边，它会发现自己能够做什么。巴塞罗那突击卫队的

一名成员可以在 FAI的激进分子身边找到，1向叛乱士兵开火;一名虔诚而谨慎的德国会计师

可能成为一名有效的集中营指挥官;一名模范雇员可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画家;一个反抗的信号

可以变成权力的象征或崇拜;一把锤子可以变成武器;一把剑可以变成犁头;风可以摧毁森林，

使鸟类得以飞翔;海洋可以摧毁海岸，并允许发现新的大陆,”就像船是海洋的褶皱”2

人民的公仆(国家或任何其他事业或被称为“高级”的权力机构的公仆)(见支持某事和专家)。警惕那些

声称自己是“仆人”或者把自己置身于服务于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现实的人。尤其要警惕那些所谓

的人民公仆，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最虚伪的人。正如这个词应该指出的那样，“仆人”总是从压迫中汲

取力量(参见这个术语)，一般来说，在服务或共同利益的表象背后，努力为自己的统治辩护。

性(见身体、人格和权力)。因为“活着的人是一个群体”，是“权力的综合体”，3我们包

含了大量的欲望和信息

法国:合成拉博，1999])。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建立了一支特别警察部队——突击

卫队，以重新确立对城市的纪律，尽管如此，还是与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法西斯政变

作斗争[海伦 ·格雷厄姆，《西班牙共和国战争，1936-1939》(英国剑桥:剑桥大学

出版社，2002)，37-38,92]

德勒兹，福柯，97。

蒲鲁东，《进步哲学》 ，23(转:我自己的修改);蒲鲁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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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现有的秩序和它的语言分类和固定在一些等级排列的领域(消化，运动，性，

精神等)。性只是这些领域中的一个，临时的和受限制的，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

中，不能比任何其他领域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或主要动力(Eros，libido)，

或者被认为或多或少地支配或主要的人类活动。像任何事物一样，性或性欲望只是

一种结果(参见这些术语):一种特定的力量安排的结果，由其运作的顺序赋予其形

式。社会秩序为使这一结果服从规范和污蔑偏差(例如，以扭曲的名义)的任务提供

了大量的精力和关怀，最好将这一结果转化为有益或危险的第一原则，使这一结果

成为原因，使自然和文化，无论好坏，都能同时无可救药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

对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试图重新组合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它也试图重新组合性的构

成要素到新的安排。它试图产生与其他需求相对应的新的联想和新的欲望。因为它

向斯宾诺莎确认,”还没有人确定身体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还没有人从经验中学到

身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完全依据其自然法则,”1它试图(反对基督教和强加

统一性的众多其他力量)发明新的身体，在这些身体中，构成传统上称为性的力量将

在意义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最终能够在其他安排和其他协会的范围内做他们能够

做的一切。

意义(见符号/标志，主题和集体理性)。

奇点(见差异和不可分辨)。每个集体的存在都与众不同。巴枯宁对这一立场的阐述如下:“一

切事物都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恰当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的特殊性质;......每一件事物都

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行动形式......”2

情境。因为它拒绝二元论(见这个术语)，无政府主义拒绝高贵的生物(人类)和其他生物

(工具、动物等等)之间的任何区分。但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也拒绝区分稳定的存在(能够

在一个纯粹的状态中被孤立，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固定)，因此值得研究，而且仅仅是

还有和平，128。

Spinoza，Ethics，PartIII，Scholium toProposition2，trans.SamuelShirley，in

Spinoza，CompleteWorks，280-81《斯宾诺莎》 ，伦理学，第三部，学院到

第二命题，塞缪尔 ·雪莉译，《斯宾诺莎全集》 ，第 280-81页。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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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生物(见这个术语)，是第一类生物的意外事件或外部事件，即使第二类

生物可能决定第一类生物可能成为什么(风暴，汽车事故，偶然事件等)。相

反，与巴枯宁，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莱布尼茨，或尼采，无政府主义试图表

明，稳定和永久的存在只是显著的例外，“无限慢的运动”(塔尔德)，掩盖了不

断成为的存在，无限的“小知觉”(莱布尼茨)，组成了存在的现实。正如巴枯宁

所写，“在所有的事物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方面......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

最外在的方面，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最短暂的、最难以捉摸的事物和存在:它们

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实的个性，如同呈现在我们感官中的那样。”1从这个角

度来看，情况构成了集体存在结社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这些结社的背

景或背景，而且是(非高级别的)各种力量的总和，这些力量有助于界定由此形

成的集体的解放或压迫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况本身总是一个集体的存在

(一个暴动的地区，一个成功的政党，一个日落)，一个事件是决定性的潮起潮

落的解放。情境主义者 2谈到“构造的情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它

以一种单一的方式调动了存在的整体，在任何情况下，一种情境都不能仅仅服

从于有关集体中一个人的意志、支配或愿望，除非它立即转变为支配的外部关

系。

奴隶制/自由(见外部/内部、自然、法律/权利和自由)。在 l’empireknouto-germanique的

一段文章中，巴枯宁问道:“什么是自由？奴隶制是什么？人的自由是否存在于对所有法律的

反抗之中？我们说“不”，因为法律是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法律，不是权威强加的，而是

事物、关系、情况中固有的，这些法律所体现的自然发展。如果它们是人类强加给人类的政

治法律和司法法律，我们会说“是的”:无论是以暴力的方式;无论是以宗教或任何教义的名

义，通过欺骗和伪善;或者最后，通过虚构的方式，通过被称为普选权的民主谬误。对于自然

法则，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

巴枯宁 3.393。

情境主义者:情境主义国际组织(1957-1972)的成员，该组织由激进的理论家和艺术家组

成，其名称来源于”建构情境”的概念和实践:”由单一环境和事件游戏的集体组织具体

和有意构建的生命瞬间 ”(情境主义国际选集，编辑 )。翻译。 KenKnabb

[Berkeley，CA:BureauofPublicSecrets，19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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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部分，简单的理由是，他自己是大自然的产物，他只是凭借

这些法则而存在......大自然包围，渗透，构成了他的整个存在。他

怎样才能逃离这种自然？[原文强调]”1
人们很容易对巴枯宁的不一致感到讽刺。人们如何区分压迫性法律和解放性

法律，那些自由和必要性相吻合的法律(见这些术语)？人类怎么可能完全被一

种“包围”、“渗透”、“构成他整个存在”的本性所穿越，这种本性必须遵守，但

同时又产生必须反抗的压迫性法则，这些都是不自然的法则？大自然(见这个术

语)怎么可能既是存在的一切，同时又受制于除自身之外的现实的暴力和力量？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上帝的信仰，如果没有一种总能证明其自由意

志的超越性，如果没有在“是”和“否”之间不断摇摆的超越性，这种错误的辩证

法，马克思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以如此讽刺的口吻谴责了它，它真的能做到吗？

然而，巴枯宁明显的不一致超出了语言规则的范围

Curderoy2谴责的“说谎系统”和“校长的虚荣心”

-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问题以及它提出的解决办法的最明显的矛盾的迹象。正是因为

无政府主义要求一种激进的一元论和内在论(见一元论和内在论)，一个人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渴望把自己从一种“包围、渗透、构成他整个存在”的自然中分离出来但

是这种天性的安排对应于内部构成的无限模式。在这些组成方式中，人类被导致区

分两类法律:压迫性法律和解放性法律(见善/恶)。3这种区分并不涉及有关法律的性

质，而是涉及法律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维持的关系。我们可以

称之为解放，对于某一特定的存在或事物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是任何“内在”于这个

存在或事物并且“表达[它的]发展”的法律基于这个原因，巴枯宁可以解释“每个事物

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自身的发展、存在和行动的特定方式[原文强

调]。”人们所说的“压迫性”，是指在某一特定时刻某一特定的存在或事物之外的任

何法律，这些法律服从或服从于某一特定时刻之外的命令。为了构建一个一些人的

自由乘以另一些人的自由的世界,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 ，263。

Curdery，“Hourra!!!ortherevolutionbylescosaques,”325。

对于巴枯宁文本的一个相当不同的解释，见爱德华多科伦坡，“无政府主义，社会义务和服从的义务”，第 2

部分(1998年夏):83-117。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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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的法则在一个更强大的存在中变成了另一些人的法则，

授权其组成部分去做他们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计划(见单

子、平等和内在平面)。

社会(见集体)。

社会联系(见直接行动)。正如这个术语所指出的，社会联系是一种约束或束缚

的形式，它使集体力量屈从于组成它们的外部秩序。以直接相遇和人与人之间

关系组合的名义，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反对任何联系。

社会爆炸(见无政府主义化学，伟大的夜晚，总罢工和反抗)。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短语，它的

发明直接来源于行动的宣传和无政府主义者袭击的时代。许多年后，一本像《无产阶级革

命》这样温和的革命工团主义杂志竟然能够颂扬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复兴

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让让 ·麦特龙感到惊讶是错误的。1907年，皮埃尔 ·蒙纳

特(PierreMonatte)将革命工团主义确定为该行动宣传的直接继承者，“因为无政府主义炸药

的伟大声音已经消失了。”2如果在工团主义运动的思想和话语中，直接行动取代了行动的宣

传，如果呼吁进行”总的和起义的罢工”是为了传递化学的爆炸性力量，那么，这仅仅是自由

意志主义计划的一个新的变形，其要素已经改变了地方和意义，而不是停止构成符号和现

实、力量和思想、科学和政治的混合物(实际上是一种爆炸性的混合物)。正如这个词所指出

的，社会爆炸逃避了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反抗扩展到广大人口阶层，打破了阶级关系，创

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一段时间内，正如俗话所说，“一切皆有可能”，直到社会关系的游

戏恢复，重新牢固了社会爆炸曾短暂中断的纽带(见停工和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革命

和总罢工的概念直接依赖于行动的宣传及其化学成分(见这些术语)。随着革命性的大罢工(大

众想象中的伟大之夜)，无政府主义化学的现实和政治及社会意义仅仅被颠倒了。无政府主义

炸弹的革命意义在强烈的动员中被制造得足够物质化

无产阶级革命，1937年 11月和 1947年 10月;见 JeanMaitron，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第 1卷，

起源于 1914年(巴黎:f.Maspero，1975年)，259。

皮埃尔 ·蒙纳特(PierreMonatte)，《工人生活》94(1913年 8月):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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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大罢工做准备。与此同时，其化学和爆炸性的

现实负责赋予一项战略和一个项目以政治意义，其形式是社会“爆炸”，“一

场来自四面八方、无处不在的革命”，“突然爆发”就像“闪电”(Pelloutier，

Griffuelhes)。正如 FernandPelloutier所写，集体行动的“炸药”再一次取

代了企图者的“个人诉诸于炸药”1随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不再为社会革命

发声，社会革命开始发声，取代了硝化甘油和雷式炸药的物理和化学话

语。

社会革命(见《伟大的夜晚》和《总罢工》)。一项诞生于 19世纪中期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

革计划，一时间取代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毁灭所遗留下来的革命思想。在变成社会的过程中

(与所谓的“社会问题”平行)，革命不再被认为是从国家、政治权力和权力机构的最高层次上

进行的。相反，它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阶级和差异、财产和正义、权力关系和结社

方法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社会的一般秩序或平衡运作的任何领域——并以多种方式发

生，通过一种全面(因为多种形式)的转变，取消了巨大的支配作用:上帝、国家和资本。社会

革命是反对现有秩序的多样性起义的同义词，这种起义拒绝以任何方式被利用，成为解放历

史的唯一主题，社会革命也不再仅仅被视为仅仅发生在”起义日”的群众运动，而是发生在革

命的关头，尽管这种运动极为罕见，因为它们是短暂的。社会革命是在事物的核心发展起来

的，经过长期的斗争而变得坚韧，经过解放力量的全面重组而变得强大，社会革命最终可以

导致一场更广泛的、完全以其力量武装起来的战争。这场大火——前一天流行的想象中的“伟

大之夜”——是一场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发生了转变的大火，因为所有人都为这场转变运动做出

了贡献，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战术和战略上的区别。社会革命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密

切相关(见 1849年蒲鲁东在《人民之声》(LaVoixdupeuple)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社会革

命的计划一直持续到 1914-1918年的战争，特别是通过伟大的夜晚和大罢工的想法(见这些

术语)，直到它

FernandPelloutier，“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联盟”，在没有上帝，没有主人:一

《无政府主义选集》 ，丹尼尔 ·格林，保罗 ·夏基译(爱丁堡:AK出版社，

2005)，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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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军事领

导人的欲望发明的新形式的政变。

团结(见单子)。这个概念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词汇来说很重要，用来表达，从内部的观点来看，

将解放的集体力量相互联系起来的关系的质量。但是巴枯宁也用它来表达普遍因果关系的中

性和普遍意义，或者是生命和自然的意义。在这个用法中，团结表示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

现实所包含的所有存在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总体性，道家传统所说的“万物”。存在的无政

府状态是由于这种构成集体力量的关系的无限性质，因此也是由于它们能够在自己之间建立

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团结”这个词在自由意志主义话语中的实际意义或主观意义表明，集

体力量相互之间建立的关系具有某种解放性质——这种关系是通过斗争和选择，从大量其他

可能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其中往往包括带有死亡和压迫的关系。

孤独(见我们朋友的朋友)。在他告别被红军镇压的马克诺维斯特起义时，与第一国

际的号召相呼应(“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彼得 ·阿尔希诺夫发出了如下呼吁:“世界

上的无产阶级，看看你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真理，并自己认识到它:你们在其

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1事实上，有些时刻——微小的或历史的、显而易见的

或难以察觉的时刻——所有的交流、所有的联系都应该被拒绝(见中断)，以便在最

深的孤独中寻求庇护:唯一一个可以重建呼唤他人的条件的地方，开启其他可能性

的新联系的地方。正如西蒙顿所证明的那样，群体和个人之间建立的联系和沟通形

式通常仅限于指挥和维持在主导秩序框架内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服从和外部性的纽

带，使这些秩序所必需的作用和职能发挥作用，正如第三国际的情况一样。为了反

对这些他称之为“个体间”的功能关系，西蒙顿提出了他称之为跨个体的关系。这些

关系跨越个人和群体，呼吁其内部不能简化为目前将他们定义为个人和群体的东

西，呼吁他们所包含的超越他们自身的东西，以革命可能性的表现形式，从而以新

奇的形式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种退隐到孤独的过程中——这种逃离所有

贫穷的交流形式的过程中

PeterArshinov《马克诺维斯特运动史》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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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秩序，从这个秩序的垄断强加的要求，帕斯卡能够理解，整个他的

存在，基督是痛苦的，直到时间的结束，查拉图斯特拉可以“有一个宇宙之谜的

预感和......与太阳说话,”发现不是“上帝的创造者”，而是“一个世界的存在，服

从永恒的回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愿望可以重

新出现在被征服和绝望的人们的心中，邀请他们再次反抗，重新结合。正如西

蒙顿所写，“真正的跨个人关系只开始于孤独的另一面。”2“怎样才能建立一种

分离的政治?”雅克 ·德里达问道。这是无政府主义试图回答的问题。

物种活动。尼采的概念(见塑性力)。

自发性(见自发性)。自发主义有两种含义之一，这取决于一个人指的是内在的还是外在

的逻辑(见这些术语)。自发主义在其内在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指的是一个存在

在其自身资源的基础上独立行动和为自己行动的能力，在一个向外部的运动中，吸引它

与其他力量联合，以便构成一个更强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发性是自由的同义

词。工厂、地区或大学逐渐自我组织起来，组成协调机构、工会、理事会联合会或其他

形式的集体表达的任何解放和起义情况，都符合这第一个含义。这种解放的自发性(参

见这个术语)不应与外在的和专制的“自发性”相混淆，这种“自发性”指的是集体存在可以

服从于他们以外的一般历史逻辑的方式。这第二个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其自发主义和自

愿主义(见本术语)这两个方面特别发展出来的:作为历史规律科学的保存者，党以这些规

律的名义使解放力量的总体服从它的独裁统治，就像教会以上帝的名义所做的那样(见

决定论和决心论)。

自发性(行动的自发性)(见自由)。这是一个引以为傲的重要概念，允许我们思考集体生

命的无限多样性，以及它们的复合特性赋予它们的共同维度。虽然最初只是在社会和经

济领域，以创造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力量的形式，在对立面思考

西蒙顿，l’个体化心理与集体，154-156。

Ibid.154.

德里达，《友谊的政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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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发性的概念就使得蒲鲁东能够在现存事物的整体性的背景下构想人类的行

为:“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

体要高。”2由于这个原因，自发性——作为任何力量组合的结果——使得有可能把

自由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生物:”自发性，在无组织的生物中，在最低程度上，在植物

和动物中，在自由的名义下，在人类中获得了充分的自发性，只有这种自发性才试

图把自己从一切宿命、客观或主观中解放出来，而且确实解放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

说，蒲鲁东接近尼采，他希望把“感觉”、“思想”和“意志”延伸到无机世界，但他也

邀请人们与查尔斯 ·皮尔斯、威廉 ·詹姆斯、 a.n.怀特海德等人进行比较，用大卫

·r·格里芬的话来说，“一定程度的真正自由(自决)应归功于所有个人，包括非人

类，每种类型的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由。”5

州政府。尼采对国家给出了两个最好的无政府主义定义。第一种是众所周知的:“国家是

所有冷血怪物中最冷血的一种。它甚至冷冷地撒谎，这个谎言从它嘴里爬出来:‘我，国

家，是人民[看到这个词]。然而，第二种说法无疑更加准确:“国家是一只伪君子的猎犬;

...它喜欢用烟雾和咆哮来说话——使人相信......它是从事物的腹部说话的。”6

统计学(数学)(见手势，无政府主义化学，符号/标志)。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自命不凡和讽刺，

一些历史学家无端地嘲弄了人民解放工人运动对数字和统计的天真和顽固的热情。这是因为

他们完全无视自由意志主义对语言的批判及其支配效应，以及大量的符号和表达模式，无论

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通过这种批判来表达

在这一点上，参考安萨特、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141和消极主义。

蒲鲁东，《进步哲学》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正义的骄傲》3:403。

关于这一点，特别是蒙特贝罗，尼采，权力的意志，97和被动。

大卫 r格里芬，“怀特海德和建构主义后现代哲学,”在 l’effet怀特海德，174。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34,104。

《第一国际》 ，参见《卡尔 ·马克思，第一国际与统计》 ，《社会运动》6(1969):51-

84。关于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参见 PeterSchôttler的《劳动力市场的诞生:十九世

纪末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Paris:PUF，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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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事物的力量和复杂性。继尼采和米歇尔德塞都之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压迫，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信任的话语和话语-话语，谎言和话语，试图固定和陷阱的现实

在他们的网，包围在支配关系，他们都合理化和使之成为可能(见捕获和宣传的行

为)。面对语言的多样性、工人阶级现实的复杂性、理论家试图强加他们的观点以及

语言的修辞力量，劳工统计既是一种替代手段，也是一种辩论手段，可以平等地和

共同地肯定工人阶级力量的总体，特别是当他们在第一国际组织内部联系在一起

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论点，这些力量可以要

求他们运动的协调当局将自己限制在一个仅仅是“通信和统计的邮箱”，并且可以相

信，正如拉迪斯拉斯 ·米西罗维茨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统计将“把即将到来的社会从

所有卡尔 ·马克思在现在和未来的智力暴政中解救出来”，通过创造可能的关系，

“在没有计划者的情况下进行规划，在没有市场盲目机制的情况下进行自由交换”，

通过“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将通过自发性和自由得到解决”1

然而，把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解放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对数字和统计学的盲目

崇拜是错误的(见功利主义)。随着力量、平衡、本能、欲望、组成、正义、可能

性、集体理性等概念的出现，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在历史上吸引了大量其他表达模式:

电化学、生物学、伦理学、哲学、宗教、化学(见无政府主义化学)。此外，它并非

完全没有意识到数字和统计的局限性和危险性，正如 1840年普劳登的评论所证明

的那样，数学模型的狂热者，在哲学家和数学家安托万-奥古斯丁 ·古诺的一部著作

上说:“m ·古诺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证明财富、分配、占有和贫穷的不

平等是在数学基础上运作的。这对我来说不是很有趣，我知道任何一种错误，任何

判断或公平的偏差，只能在理性法则的条件下发生，这正是它隐藏自己的原因，但

我想知道的是，数学能否证明道德或不道德，条件不平等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毫

无疑问，一个计算总是回答人们的问题:如果我必须有 99股，当其他人除以 100股

时，计算将有助于调节我在股票上的利益

Mysyrowicz，《卡尔 ·马克思，第一国际和统计》 ，73-74。

安托万 ·奥古斯丁 ·古诺，《富人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巴黎:l·阿歇特，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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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我是否有权享有 99，那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停止(见一般罢工，事件，重复，不确定性和外部力量)。“我们已经停止了一切，我们有时间

思考，这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们停止了一切，我们在思考，这并不可悲)!”2这个 1968

年 5月的口号(即使它对“思考[反思]”的高估可能会受到质疑)恰当地表达了自由至上的运动的

一个重要方面。停止[l’ar-rête]不应与法令[l’rêté]相混淆，例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谈

到死刑[停止死亡](见处决)。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证明的，我们的现实可以用“机器”来构想:

机器之间的耦合，在这种耦合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关联的，每台机器“产生一个流”

连接到另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或多或少地以混乱的方式“中断”它，产生一个新的流，而这个

新的流本身又被中断，等等。3社会或欲望，我们实际存在的机械生产，因此使我们成为一

个有机体，我们生活的组织(见这个术语)(包括吃、睡、生产、消费、移动、繁殖、军事化、

爱)。但是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不断更新的序列中，我们因此“因为没有其他类型的组织或者根

本没有组织而受到这种组织方式的折磨。”正如 Proudhon所写，“人类不想被组织，不想被

机械化。他的倾向是杂乱无章，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无论在哪里，他都

会感觉到宿命论或机械化的重量。这就是作品，自由的功能。”5这种自由从哪里出现？在空

隙和停顿中，当一个人梦想片刻或卷烟的时候。正是在从一个机器到另一个机器的过程中，

从一个机器流动到一个机器中断的过程中，社会机器标志着大量的停顿或犹豫，甚至是不易

察觉的停顿或犹豫，这些停顿或犹豫让位于对另一个组织的渴望或任何组织的缺席。在人类

生产的线性系列中，有一个“第三项”，即在“整个过程将重新开始”之前，“所有东西都停止了

一会儿，所有东西都冻结在原地”正是在这种停顿中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见这个术语):

Qtd.inPierreHaubtmann，Proudhon:他的生活和思想，1809-1849,243。

Gébé，l’an01(巴黎:l’association，201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 ，海伦译

Lane，MarkSeem，andRobertHurley(Minneapolis，MN:uofMinnesota

Press，1983)，1etpassim.

Ibid.8.

《正义的骄傲》3:422。

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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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罢工仅限于一个服务机构或工作间，但也限于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罢工;或者，

以更一般的方式，在这些多次停工中，通常很小，几乎感觉不到，当一个人暂停一

个手势、一个眼神、一系列动作或当一个人停下来——总是——买烟时。但是这些

在所有反抗之前的罢工，没有任何消极的一面。因此，自由意志主义的罢工不同于

克劳德 ·勒福使用不确定性概念的方式(见这个术语)。自由意志主义的罢工不能与

纯粹的“偶然性”相提并论，“偶然性”是一个可以插入“选择”和“发明”另一件事物的

“间隙”。它不能被比作一个“空”的地方，相反，它指的是充足，指的是存在的无限

力量(见外部力量)——这种力量，在 Tarde、 Proudhon或 Simondon之后，属于

一种与 Lefort(或者，用另一种方式，Castoriadis)所描绘的思想和行动相当不同的

传统。2相反，因为它们表达了存在的无限力量，表达了它“能够”做的事情，自由

意志主义的停顿包含了一切可能性(见这个术语)。从历史上看，自由意志主义运动

以最广泛的方式考虑这些问题，通过工人阶级独特的大罢工口号(见这一术语)，当”

一切”确实停止时;当”一切”停止时，社会行为者一度认识到他们集体力量的表现和

来源，并在那里对现有的一切进行全面重组。

主体(革命主体)(见主体性、选择性、个性化、身体性、力量性、外在力量性)。什么是主体？

什么是生命？它是一种力量。”无政府主义者的主题与这个概念在现代西方传统中所表现出来

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见主观性)、它的规模差异和它的不断变化

(根据事件和集体力量之间的联系方式)，但也是因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概念所表示的力量和

可能性与这种力量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时刻产生的集体存在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本体论上的差

异。尤其是吉尔伯特 ·西蒙顿，他让我们认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主体是一种最精

确的解放力量。对于西蒙顿来说，“主体不仅仅是个人。”换句话说，它不是

关于即使是最微小的罢工的“停止”的性质，参考科尔森，“侦察集体和山在奇点,”55

-77。

关于勒福特和卡斯托利亚迪令读者惊讶的“谜团”和“挑战”，他们忽略了自由意志主义思

想的咆哮，参见德维特的《社会的深渊》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经济学》 ，2864[184]。

见西蒙顿，l’个性化的心灵和集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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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的框架内，只在这个框架内，认同构成个人的职能、身份或教派和角色

(家庭、专业、种族、宗教、个人等)。它包含了所有存在的力量的总和——这

种力量是每个社会秩序都渴望减少、固定和支配的。它包含了这个秩序的另一

个(参见其他和类比)，它的外部(参见外部的力量)，一个 GabrielTarde总结如

下的概念:“存在是将无限整合到有限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勒兹可以肯定，

主体被“剥夺了内在性”，因为它的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折叠——一个“外在的内

在和反向的”折叠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体与那些呼吁主体概念并声称以此

概念为基础的宏大理论截然不同，例如语言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理论。

事实上，如果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主体完全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就

不依赖于语言，而语言是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见行为、行动、集体理性和符号/标

志的宣传)。意义产生于可能的力量之间的差异，有限的无限性，和个性化的形式存

在于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顺序，并根据这个顺序。意义，在艺术中，就像在政治

或爱情中一样，总是先于那些声称要把它编纂成文字，把它封闭起来，并且像上帝

一样，要创造它，使我们相信它依赖于这种语言的语言。5.意义来自于存在的力

量，来自于无政府状态，“与主体所定义的个性相关联的外表”(参见集体理性)

GabrielTardeqtd，inMilet，GabrielTardeetlaphilosophydel’historire，

157。

库姆斯，吉尔伯特西蒙顿和跨个体的哲学 41;吉尔德勒兹 qtd。

西蒙顿，l’个体化精神与集体，199。

从变形虫到人类，仅仅谈到生物，每种集体力量对周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不

是所有的环境对它来说都是一样的(每个环境或多或少都是好或坏)。这种对集体生物

的观点提供了一种“事物的意义”，一种对现实内在的意义，同时把它们构成主体。关

于这一切，参考卡尔 ·波普尔，伊莎贝尔 ·斯泰格斯在《现代科学的发明》中的文

章。丹尼尔 ·w·史密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0)

，44etpassim。

“如果没有意义来支持语言，就不会有语言”(Simondon，l’individuationpsyqueet

collective，200)。

Ibid.关于这个问题对阿尔托思想的重要性，参见诺伯特 ·班迪尔的《超现实主义社会

学》(1924-1929)(巴黎:争论，1999)，第 207页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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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ages可以解释为“绘画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我宁愿说，不是说它传递了

一种意义，而是说它只产生了意义。它给观众带来的意义取决于观众是谁。”1

就弗洛伊德而言，如果他通过无意识、力量、力量以及人类所隐藏的无形的、

隐藏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概念来感知，那么他就错了，他把这种力量简化为个人的

心灵，把人类包围在令他们感到厌恶的孤独之中，并把他们交给牧师，而牧师声称

在他们的痛苦中谋生。他尤其错误地将这一治疗过程的“主体”(不可避免地是无限长

的)与社会在某一特定时刻所界定和指导的个人确定为一致。如果说精神病理或”心

理”痛苦与前个人有关，与任何存在所包含的外部力量有关，那正是因为这种外部

力量构成了个人主体性的基础，无法在现有秩序所限制的个人监狱(心理和社会)之

外表达自己，而不能形成与限制其权力的秩序相异的其他主体性。正如吉尔伯特

·西蒙顿所写，“心理病理学......出现在缺乏对变性个体的发现时，也就是说，当主

体与个体之间固有的自然电荷在其他主体中不能遇到其他自然电荷时，这些自然电

荷就可以形成一个个体意义世界。”2

主体性(见亲密的、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存在、个体化和主体)。无政府主义可以被定义

为一种激进的主体主义。3无政府主义者的主体性与现代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无政

府主义者的主体性很满足于携带身分证，扮演角色，思考思想，以及成为社会要求服从

其法律的人具备的一切东西。与自由至上的运动相反，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主观性与“个

人”也没有多大关系

现代主题的另一面。无政府主义者的主体性指的是一个更大的特征:它是多元化

的，包括在特定时刻构成它的人和非人的因素的多样性，以及在其形式和范围的不

断变化中的多元化。传统上或历史上，无政府主义区分了三种广泛的主观性类型，

尽管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也不排除其他类型的可能性:

个人主义的主体性，斯蒂纳是第一个和主要的理论家。这种个人主义经常被

混淆，错误地，与现代

世界报(1991年 9月 8日)。

西蒙顿，l’个体化精神与集体，203。

关于这一点，参见丹尼尔 ·科尔森，《自由文化:格勒诺布尔学术会议学报》 ，1996年 3月(里昂:

ACL，1997)，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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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然而，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个体——远不是在

一个单一的、广义的模型中与其他完全相似的个体一起定义它的存在

——强烈地肯定了它的绝对奇异性，从而将自由意志主体性的不可还原

性扩展到所有人类可能性的范围;

一种叫做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亲和主体性(参见这个术语)，在特定

的时刻，个性将他们独特的力量(他们的气质、品味、敏感性、倾

向、欲望)联系在一起。因此，通过”关系越来越亲密[参见本术语]和

复杂”(Malatesta)，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和更强的主观性，一个同样

奇特的结果(Proudhon和 Malatesta;参见本术语)，反过来又能够加

入其他类似或不同的主观性,”以至于这种联系延伸到所有人类和生活

的所有方面”(Malatesta);

一种集体主体性，从其规模的角度来看甚至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其组成

部分，在历史上与劳工和工团主义运动有关。工会、工业联合会、地

方工会联合会、联合会(按行业或工业)、联合会、国际组织各自构成

了许多主观性，每一个主观性都不同于其他主观性，也不同于自身，

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任何特定时刻。这些差异不仅来自于人类的奇

点，而且来自于物质上的奇点(木头、煤、铁、纸、铲子、电锤、刷

子、弓、速度、季节等)。这些集体的个人或主体性，可以与任何其

他现实层面(性别、家庭关系、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艺术、阶级、年

龄、革命时期的”群众”、革命情况下的他们自己等)产生的无限多的

其他主体性结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体性，在其所有的多样性中，表达了

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所要求的无政府状态。

Subversion(参见停止)。这是一个古老的犯罪学术语，它恰当地表达了一个国家如何习惯于

在权力范围内定位它的敌人和对手

这就是 ReneSchérer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奇点”，这意味着，甚至在 Stirner一书中，所有

“其他人”都构成了“他自己的奇点球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neSchérer，Regardssur

Deleuze[Paris:Kimé，1998]，124)。

埃里克 ·马拉泰斯塔，《无政府状态》 ，弗农 ·理查兹译(伦敦:自由出版社，19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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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多种多样和令人不安的威胁时，它本身就会痴迷于将这些威胁本地化(见地点

/地点和地方主义)，将其置于一个机构、一个政党、一个领土、一套制服之中——

任何可以明确界定和标记的东西，任何可以与之抗争的东西，但也可以与之做出妥

协、签订条约和结盟(军事、经济、婚姻等等)的东西。颠覆既不是秩序的另一面

——它隐藏的、邪恶的一面——也不仅仅是颠覆，这与权威的幻想相反，也与许多

确保其长久存在的神话以及颠覆这个词的词源相反。如果颠覆行为在权力的注视下

常常显得无形，如果它能显得如此具有威胁性，那么首先，这是因为它在一个与权

力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运作，其规模也与权力截然不同。它在其法典和法律的边缘运

作，在构成其秩序的最小关系的总体内，在当权者的身体和灵魂深处，在它总是威

胁要炸毁并重新组合成另一种可能性的权力机构内运作。

痛苦(见暗示)。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对痛苦麻木不仁，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还是他人的

痛苦(特别是通过怜悯之情)，只要这种感觉不受道德和宗教的托词和伪造的影响。但是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解放行动的外在理由(见这个

术语)，这种行动会立即转变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见功利主义)。由于痛苦完全是消极

的，是丧失权力的症状，因此，如果痛苦不能(通常如此)立即转变为反抗和创造性的肯

定，痛苦——即使是那些反抗和拒绝痛苦的人直接经历的痛苦——也永远不可能成为解

放的来源。

超级富足(见权力)。伯格森(Bergson)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用来描述自

然力量的一个概念是:“尽管我们的智力以其节俭的习惯将效果想象成与其原因严格

成比例的，但大自然在其铺张浪费中，对原因的投入远远超过产生效果所需要的。

虽然我们的座右铭是必要的，但是大自然的座右铭是不必要的——太多的这个，太

多的那个，太多的一切。在詹姆斯看来，现实是多余和过剩的。”1

符号(符号)(见表达、表示、行为的通过、对象和集体原因)。Proudhon最

清楚地表达了符号和符号的模糊性。

1Bergson，TheCreativeMind，249伯格森，《创造性思维》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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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符号在“互惠”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是各

种集体存在之间可以维持的。1通过这些互惠和交换的关系(经济的、浪漫

的、知识的等等)，并通过他们为此目的而共享的符号(金钱、语言、理论、

推理、艺术和模仿)，集体存在不仅有可能增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通过

联合，产生更大的集体存在，这些集体存在具有集体理性(见这个术语)，并

且能够在符号和语言领域“翻译”这些集体存在所包含的“行动方式”。但是，

这种积极的力量的迹象必然要求他们永远不停止表达(见这个术语)的力量和

组合的力量，他们帮助使成为可能。因此，在“集体理性”以“具体逻辑”的形

式“内在于集体存在”的关系中，自由意志主义行动和民族主义行动实现了“同

时具体化和意义化”3

另一方面，符号和标志的力量和危险恰恰在于它们能够用自己来代替它们应该表

达的现实，取而代之，并把自己变成代表(见这些术语)，从而使自己凌驾于

集体力量之上，成为牧师、领导人和财主手中的超然力量。然后，符号和符

号被转化为“陷阱”，4被转化为“捕获的老鼠”5.根据蒲鲁东的公式，作为与

资本和国家并列的”第三种力量”，象征性力量通过赋予人类创造的东西以绝

对性，来完成压迫的工作并使剥夺合法化

综合，综合(平台，平台主义)。一个古老的，无用的组织和辩论的区别诞生于两次世界

大战之间的时期，在某些特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这是一个时刻

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156。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看到，西蒙顿，l’individual及其

物理生物学基因，特别是 62。

Ansart，Marxetl’anarchy，293安萨特，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293。

同上，290,275,271。

看看路易斯 ·马林(LouisMarin)的《午夜出版社》(Paris:leseditionsofmidnight，1978)

注:本文节选译为《与太阳王共同书写历史:叙事的陷阱》。理查德 ·米勒和爱德华

·施奈德，《论迹象》 ，编辑。马歇尔 ·布朗斯基[巴尔的摩，医学博士: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出版社，1985]，267-288。]

参见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个高原》。

“骄傲，权力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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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在社会和革命舞台上被永久地消灭了(意大利法西斯

主义，保加利亚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镇压，俄罗斯的 bolshevism的胜利，法国、

阿根廷、美国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会运动的普遍崩溃...以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持

久霸权)。在与所有实践隔绝的情况下,”平台主义者”和”综合主义者”争论谁更清楚

什么组织适合无政府主义(无论无政府主义后来失去了什么):它是应该围绕一个严

格和必要的理论和战术方案(”平台”，大致建立在刚刚在俄罗斯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

民主集中制模式的基础上)统一，还是围绕一个协商一致和折衷的理论”综合”因为无

政府主义呼吁联邦主义以及集体存在和观点的多样性，所以它既拒绝平台也拒绝综

合。在这两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与这两种意识形态的

参考相反，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指在广泛思想的”综合”或在狭隘和排斥的”平台”内统

一的方案和组织”意见”或”思想”联邦主义和观点的多样性建立在真实、实际、具体

的力量和运动的基础上(妇女反对和组织自己反对男性压迫、雇员反对和组织自己反

对经济剥削、邻里或学生团体反对法西斯思想和做法、文化少数群体反对统治或殖

民化、自我管理试验、艺术创作等)。由于这些真正的力量和运动不可避免地具有多

重性和单一性，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根据定义)被简化为任何”综合”或”平台”，这些”

综合”或”平台”旨在将它们的差异粘合在一起，界定或排列它们的作用和政治意义，

将它们简化为最小公分母，或使它们服从组织、战术和战略的需要。因为它们是意

识形态的，纲领和综合都是与实践的现实相对立的，因此倾向于破坏蒲鲁东和巴枯

宁所构想的、在西班牙或任何自由至上的运动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真正发展的开始的

地方所实行的联邦唯物主义原则。事实上，只有当它们是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自由

至上的运动时，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才能同时 1)彼此完全不同，甚至相互

矛盾(现实也是如此，任何认同无政府主义的人都应该感到高兴)，2)让这些差异和

矛盾发挥作用，将它们联系起来，分离出来，评估它们的所有后果。这种评估不是

在思想、方案和旗帜的天堂里进行的——在那里，斗争的对象只不过是权力，有权

利排斥和逐出他人——而是在现实和真正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

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视角目睹这些问题，每天都可以独自或与他人一起经历、分

析和评估这些问题。





T

气质(特质)(见感性、构成和亲和力)。古希腊医学中的一个古老的化学概念，经常被用于自由

意志主义的迷思中，以表明每个存在的独特性，并强调需要在各种关联方法中考虑到这种独

特性。每一个集体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因为它是受其他集体存在影响的特定力量

和能力的原始组成部分，并通过它与他们建立的关系影响他们。无政府主义把气质的概念作

为一个集体存在的唯一组成部分，这个集体存在本身就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因此是相对持久的)

，无政府主义在它构想现实的无休止的交往和分离中引入了某种稳定性。但是，由于气质是

一种混合物、一种组合物、一种适当的个人炼金术，所以不应该把它(有时候是这样的)看作

是一种决定论，或者是一种注定的、无形的命运，它需要采取行动(公平)，但既不能被摧

毁，也不能重新组合(重新公平)。气质不位于构成、分解和重构的不断运动之外，对于无政

府主义来说，这种运动无一例外地影响着所有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只是一个结

果(参见这个术语)。1蒲鲁东和巴枯宁本身可以作为不同性情的例子，正如他们经历 1848年

革命事件的不同方式所证明的那样(参见外部力量)。

张力(见力量和一的平衡)。一个重要的概念，从电化学借用来描述自由意志主义方法的

本质

关于《斯宾诺莎:力量与本体论》中的气质概念，参见弗朗索瓦 ·祖拉比希维利的

《斯宾诺莎:力量与本体论》。MyrianRevaultd’allones和 HadiRizk(Paris:

Kimé，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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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如果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是指一种秩序的能力，这种秩序基于多重性来表达外

部力量而不至于死亡，那么 Proudhon并不认为这种能力仅仅存在于某一特定时刻

碰巧存在的集体存在:”个人”、家庭、工厂、工业公司、工会、合作社、贸易、公

社、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等等。他发现这种能力并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所能产生和依赖的社团，以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他还设想了一种

似乎更为抽象或脱离这些存在和主体的形式:基于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力

量以同样奇特的方式标志着这些存在和力量的存在和力量，它们穿越所有这些存在

和力量，使它们的能力两极分化。他根据电池极点的模型进行理论化，1以自主

的、矛盾的或对立的力的形式存在，努力只是为了认识它们的相互极性，彼此结

合，找到平衡，从而产生最大的能量和意义。这种矛盾和张力的概念，多重和“不同”

作为存在的条件及其能力，也可能与西蒙顿批判和完全反思信息和“良好形式”概念

的方式有关 2这种骄傲的霍尼亚式的“张力”在两种力量之间，它们是完全自主的、

相互矛盾的，彼此之间截然不同，却又矛盾地富有亲和力，它们从它们的效果和它

们的能力中汲取力量，这种能力不是解决反对它们的东西，而是选择和系列化“好的”

矛盾，通过类似的模型选择(电化学)，与西蒙顿所说的“信息张力”相对应。在这个

概念中，由于“定性指的是潜在的差异”，所以能量的可能数量既取决于相互对立的

“对立术语”的接近程度，也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良好”隔离程度。3在一个

Proudhon可能认可的模式中，因此，与 Simondon一起构想一种“良好的形式”(即

现有事物的最佳安排;见可能)是可能的，而不是作为一种相似事物与相似事物的概

率相遇，在这种相遇中，“最好的形式是......需要最少量信息的那种”，而是作为不

同事物与不同事物之间的有序张力。这将不是稳定和明确的有序的存在，在他们的

共性和兼容性方面，而是一个张力的信息，能够“结构化一个领域，通过它传播，命

令它”，“动画和结构化...越来越多

一个普劳顿从未停止尝试去理解和灌输到他的整个作品中的模型。

西蒙顿，l’个性化、心理和集体。

Ibid.5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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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领域。”1好的形式，根据 Simondon(或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根据

Proudhon)，因此将是“包含一个特定的领域，即，两个对立的，相互矛盾的

术语的分离，尽管如此，在同一时间，在一个互惠的关系,”或更好地，“多个二

进制协调彼此，即，已经是一个网络，一个模式，一个东西和多个东西在同一

时间”:“在一个联合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蒙顿非常接近蒲鲁东和

150年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他将帮助给德勒兹提出的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及其

与统一的联系赋予意义和内容:“无政府状态和统一是一回事，不是一个人的统

一，而是一个更奇怪的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3

恐怖主义(见无政府主义化学反应，行为宣传和行为通道)。恐怖主义被错误地认为

是无政府主义宣传的行为。世纪之交的无政府主义暗杀和爆炸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六

点不同: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所表明的那样,”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公众舆论产

生恐惧效应，从而勒索政治领导人，以获得政治利益。与此相反，无政府

主义者的攻击行为(即使他们没有因为直接威胁他们而“使领导人发抖”的快

感而退缩)，表现出一种蔓延的意愿，在这种意愿中，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

目标除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标，在这种意愿中，行为本身就是其预期的

效果。它是对反抗的邀请和煽动，是引发类似于其自身物质和象征现实的

普遍爆炸的触发器，它通过模仿、延伸和传染的简单效果，以未来革命无

政府工团主义的活跃少数派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根据 1888年《开放思

想报》的宣言:”你们每天都被剥削和抢劫;你们创造了所有的社会财富;你们

厌倦了这种痛苦和堕落的生活，反抗吧！工作的囚徒，烧掉工业监狱！勒

死那个奴隶主！打倒逮捕你的警察！唾弃那些谴责你的魔法师！绞死那些

在你手头拮据的时候把你扔到街上的房东！营房的囚犯，用你的刺刀刺穿

你上司的身体！...反抗万岁!”4

Ibid.54和 53。

Ibid.53.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58页。

《开放的想法》23(1888年 2月 11-18日)，qtd，Maitron，《法国无政府主义运

动史》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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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行动是由一个组织、一个秘密机构、一个有自己领导人的小型国家

机构、宣传部门、等级制度和指挥结构、突击队员和追随者、间谍和同

行者、叛徒和告密者实施的。正如吉尔伯特 ·西蒙顿 (Gilbert

Simondon)所说，这些袭击严格来说是个人行为，它们完全来自一个充

满反抗欲望的”超饱和”环境，没有领导人或战略家，没有组织总体规

划，因此，即使事后证明，行为的效果与行为本身相混淆，其原因或决

心(见这个术语)也完全包含在行为的实施中。

恐怖主义行动是一种及时计划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袭击的时间、日期和

严重程度，以及为利用或衡量其影响而进行的休战和谈判，都属于单调

和可预见的战术和战略设想，由僵化的武力政治关系规则决定。与此相

反，行为的宣传构成了行为的通道，一种自发的行动，一种立即改造世

界的意志的突然破裂，只有模仿的效果才能使一个及时制定的协调一致

的计划出现。

恐怖主义行动是在暗中进行的，行动者小心翼翼地逃避其攻击的影

响，并为自己消除任何危险。与此相反，攻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采取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提交人直接将自己的生活暴露于攻

击本身或其司法后果及其不可避免的影响之下

恐怖主义意味着一种机械的、工具化的因果链——从秘密领导人到他们渴望(而

且往往确实成为)的未来国家元首，通过恐怖主义组织的各级，攻击本身，

它们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有关国家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不可避免地进行的

谈判，以及这些谈判所涉及的领土或法律重新分配或分割。恐怖袭击是集

中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独特行为，没有分裂或外部性

目前只有一定数量的具有强烈宗教含义的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在巴勒斯坦，似乎表现出这一层

面——”无私的”、绝望的或盲目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进行宣传，尽管有无数种不

同的方式来表达意愿和实施自杀性爆炸，因为有无数种方式来表达任何事物的意愿和生

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虽然出于宗教原因而采取的行动无疑完全有

理由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截然不同，但与此同时，它似乎最接近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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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作者在一瞬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动员起来的解放美

德。
恐怖主义行动往往具有歧视性:几乎所有恐怖主义行动都与一个独特的宗教

或民族团体(科西嘉人、巴斯克人、新教徒、爱尔兰人、泰米尔人、天

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巴勒斯坦人、布雷顿人等)有联系，

并将敌对团体的人作为其目标，而敌对团体唯一的不当行为是由其他具

有环境支配地位的宗教或民族团体来界定的。与此相反，这些攻击是拒

绝任何外部分裂的攻击，这些攻击针对的是现有的一切(正确或错误

地，就所使用的暴力类型而言)，以便完全重新组合它，针对构成它的

无限关系和可能性的内部。

理论/实践(见中间事物，人工/智力，集体理性，和共同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社

会现实包含了无限可能的不同的现实层面(参见这个术语):在特定层面上结合在一起的力量的

临时安排(例如，战争、劳动、性、园艺、工团主义等)。这些安排或现实层面，就像组成它

们的存在和力量一样，都具有两个维度或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德勒兹的词汇中，是一个话

语方面——形式、表达和符号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内容、身体、力量和欲望的机械方面(见

集体理性)。但是，这些安排或实相层面也像任何集体存在一样，在更广泛的安排中联系或结

合，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相对于另一个占据话语维度或机械维度。

这两种现实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任何实践都有其话语方面，任何理论都有

其机械方面(参见手势和这个概念在数学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构成它们的东西，理论和实

践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存在一起发挥作用(同时不失去它们的双重象征性和机械性维度)，

在这个存在中，通过西蒙顿称之为“类比”的过程，一些特定的理论安排成为与之相关的某些

特定实践安排的话语方面，而这种特定的实践安排本身占据着机械性维度。在那个特定的联

想中，在它所处的水平上(就像在任何其他联想中一样，不管它有多小)，话语方面和机械方

面之间的时间对齐并不是完全自动的

话语方面和机械方面之间缺乏自动的一致性，并不违背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特定时刻存在的任何存

在或集体安排总是具有这两个维度，并且它们与其中一个维度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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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排列一方面要求相关力量作出大量的自愿努力和实验——正如德勒兹所强

调的那样，这是一个直接构成”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

不断受制于实现这种关系所必需的条件的机会，无论有利与否。(关于这种同步的不

确定性以及从解放的角度看它的影响，参见常见的概念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自

由至上的运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历史的矛盾可以这样

表述:在普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在社会和政治现实中，特别是在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

动的发展中找到明确和重要的实践必然结果的时期，这些运动和实践——不仅或甚

至主要是由于它们之间的时间差距，而且由于许多因素(除其他外，见人工/知

识)——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无法使这些理论成为它们自己的理论，无法履行它们的诺

言，无法在它们中认识到自己，除非以圣徒或外在的方式(见这些术语)。由于这种

无能，这些运动和实践不仅被剥夺了它们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自由至上的运

动和实践通过它们建立和传播的自己的现实的形象，使它们在今后的时代中部分地

变得不可理解，而在它们消失之后，它们又变成了不同准确性的单纯的外在表现。

正如这本词典所展示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成功地为自己装备了相当有

效的理论和理论，仅引用法国的例子(见直接行动，社会爆炸，主人/奴隶，焦点，

运动，但也

:另一个。这种不可分离性只有在连续和无休止的联想和分离过程(参见给定的时刻、

运动和成为)的当下时刻才成立，通过这个过程，力量和陈述、内容和形式、身体和

表达、欲望和符号之间的联系的本质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建。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6。

关于实践与理论、真实运动与表现之间的这种历史性转变，参见丹尼尔 ·科尔森，《无政府工团主

义与共产主义:圣埃蒂安，1920-1925》(里昂:ACL，1986)。关于将自由至上的运动历史转变为

图像(圣像或怀旧肖像;参见圣像)的风险，这些图像从根本上掩盖了这场运动的现实，产生的实

践与它是什么和它可能是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参见米歇尔 ·昂弗雷在《彗星群岛》(巴黎:

Grasset，2001)中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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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个 词 典 中 ， 理 论 家 的 重 要 性 ， 如 Pouget， Griffuelhes， 或

Pelloutier)。虽然这种理论表达方式与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文本和思想并非毫

无关系，尽管是弥漫性和间接性的，但它并没有发现——特别是在无政府

主义本身方面(除了一些伟大的历史文本 2)——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哲

学推论，即这两位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在 19世纪如此有力地开创了无

政府主义

事物(参见对象)。巴枯宁经常使用这个概念来表示任何集体存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

在加布里埃尔 ·塔德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个立场，对他来说，“一切(从分子到人类现

实，包括植物、动物和其他所有‘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但在怀特黑德也是如此，对他

来说，“事物”、“存在”和“实体”是同义词，对他来说，任何“普通的物质对象......都是

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甚至一块“石头”也是“一个由暴力骚动中的分子组成的社

会”5

时间(见混沌，内在，目的/手段，塑性力量，运动，暗示，给定的时刻，

传统和永恒的回归)。

与自己分离。任何集体存在都比自身更重要(比自我和个体更重要)，因为它自身包

含了所存在事物的整体性(见单子)。在这个意义上，它拥有包含其他可能性的主观

性(见主体)。然而，任何主导的(因此是部分的)或秩序都要求它所包含的集体存在

仅仅是这个秩序中的他们(一个角色，一个功能，一个地方，一个身份)。因此，它

将他们与他们的能力、他们所包含的权力区分开来(见外部权力)。

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所有能做的事情/去到能力的极限。

对于这种扩散的评价，参见所有 120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评论《工人生活》。

特别是 Voline(v.m.Eichenbaum)，TheUnknownRevolutionandGuillaume，

l’internationale，documentsetsouvenirs(1864-1878)。

然而，恰恰相反，与这种普遍缺乏形成对比的是，看看加斯顿 ·勒瓦尔的著作，他

是 20世纪上半叶为数不多的真正读过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之

一 。 特 别 是 GastonLevalLaPenséeconstructivedeBakounine(Paris:

Spartacus，1976)。

塔德，单子学和社会学，28。

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21,35,78Whitehead，过程与现实，

21,35,78。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冒着生命危险(见战争/好战和外部力量)。达到个人能力的极限，即超越个人能力的极

限，直到个人内在生命的尽头，因为他知道，根据德勒兹的表述，这种生命也是一种外

在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一个人总是冒着失去目前构成我们的个性的风险(参见其他

无政府状态)。

去邮局!(见罪人)。

工具/武器(见物体，手势，劳动/工作和战争)。每一个物体，在其平淡的意

义和当下的用途背后，都有其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其作为集体安排

的双重性质，即形式和内容、意义和力量(见集体理性)，以及它的起源和

历史、产生它的力量和它仍然包含的力量。

从这种产生意义和可能性的原始力量(Daoism中“万物”的来源)，从这种无

限的力量，在符号和文字之下，物体找到了它们所包含的力量，它们是一种表

现形式，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通过两种方式重新开始:

首先，通过斗争和实践:例如，通过行动和直接行动进行宣传(见这些术语);

通过回到行动，回到极度集中的行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某一瞬

间，试图发现人类现在和能够发现的所有意义和力量;通过不断重复的运

动来做到这一点，这种运动必须在回归原始力量的同时，拒绝压迫性的

标志自治(以及这种做法所允许的各种”专制主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

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部署人类所拥有的力量;一般而言，这样做是通过

一种破裂和毁灭的暴力运动，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回归原始力量的方

式如何总是带着它曾经产生并从未停止产生的意义和可能性的全部，那

么这种回归的人的层面仍然是不可理解的(见永恒的回归);

其次，通过理论，当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从普鲁东到德勒兹，努力在一个系谱和

类比的方式(西蒙顿)，把握的原始意义和权力的关系之间的客体和符号，内

容和形式，意义和力量。普劳顿寻求这种起源的复苏，在那里符号和力量合

并，首先是在劳动和工具中，原始人类凭借这些工具可以最终脱离“自然状

态”，拥有目标

1Deleuze，Foucault，95etpassim德勒兹，福柯，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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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代码能够“启动”他们，“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停止他们”在

“关系”的每个“术语”，他们的“行为”最初表达得如此糟糕，以一种

“直觉”的方式，以没有“反思”的“图像”的形式普劳顿认为，“原始人

在自发行为中遵循的内在视觉”，这个栖居在他内心的“梦”，在工业

的“机器”和“工具”中发现了人类“直觉”的客观必然结果，“系列”能够

“与心灵对话”2在这个意义上，对蒲鲁东来说，“所有工作的工具都

是分析工具”:

压缩、夹紧、支撑、筑坝、外壳的工具;

握持工具;

打击乐器;

穿刺说明书[原文];

分割或部分的工具;

运动器械;

转向工具等

对普劳顿来说，这些人类工业的“工具”起初可能是“粗糙的”和“原始的”，但它们

不仅仅是表面上抽象的语言或数学符号的粗糙、过时的祖先。6就像它们通过客观

化它们所包含的关系而加倍的“行为”一样，工具总是在调动人类的潜力和能力，以

准确理解现存的规律。普劳顿提议在理论上重振这一固有的重要角色，从而在一场

与无政府主义回归行动平行的运动中为工人们辩护

参见 Proudhon，DelaJustice，3:78,72and74。“这些是第一批工业机器，我们可以称之为

知识要素或劳动要素”(73)。

Ibid.74和 78。

同上。

我们在这里保留了 Rivière版本的措辞，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它以印刷错植的形式正确地翻译了蒲鲁

东的思想，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工具确实是人类智力的“导师”，“来自外部的导师”(同上)。78).

同上。

关于“发明”的“文字符号和计算”、“纯数学”和“理解范畴”，从“分解”的产物中人类

的工业，参见同上。77.关于工具的符号维度，伴随着语言的符号维度，参见

AndréLeroi-Gourhan，GestureandSpeech，trans。AnnaBostockBerger

(Cambridge，MA:MITPress，1993)和 l’hommeetlamatière:evolutionand

technologies(Paris:AlbinMichel，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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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解放的意志。他试图“颠覆”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从“自下而上”，培育一种

“新的哲学形式”，在这种哲学形式中，“工人，文明的退化的农奴,”将再次成为“思

想的作者和君主，哲学和神学的裁判。”作为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关系以及与万物原理

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一种有意义的表达，“劳动工具”，如文学的“字母”、数

学的“数字”或音乐的“音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革命性的“字母表”，一种“工业字母

表”，蒲鲁东以其一贯的大胆，立即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表述:“工人字母表”2

因此，蒲鲁东试图为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斗争和实践提供

一个劳动领域内部的理论和迹象谱系，这可以证明劳动反对资本的肯定，以及通过

类推，逐渐反对所有绝对权力(国家、教会等)的肯定，即一个完全解放的世界的肯

定。但是，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解放的目的来说，这种工业理论和这种标志谱系是否

过于狭隘了呢？工作及其机器、工具和产品与特定世界和象征系统的关系到什么程

度才能真正说明工人斗争所必需的实践和愿望？正如蒲鲁东告诉我们的那样，从劳

动中产生的标志的谱系——作为“知识的载体和工具”，“在人类思想的档案中”——

在什么方面使得有可能解释通过行为和直接行动(例如，表达回归自由意志主义项目

试图发现其力量和新奇性的原始权力)回归事实和宣传行为？(参见塑料力更糟糕的

是，除了意图取代的语言之外，标志和劳动的“分析”力量难道不是与工人起义旨在

谴责和击败的奴役关系密切吗？人类活动的其他客观产物、其他对象、其他现实层

面(参见本术语)能否比工具和劳动更好地表达人类的解放力量，作为构成人类解放

力量的关系的表达？这些就是 Proudhon和 Deleuze以及 Guattari试图回答的问题

《正义的骄傲》3:73和 75。

工人字母表:a杆或杠杆(桩、杆、柱、桩、桩、尖桩);b弯曲、弯曲杆(钩、钉、钥匙、

梭子、夹子、锚、榫、鱼叉);c握把(剪刀、钳子、两个钩子的组合);d邦德(最初由

一个可弯曲的杆组成，滚动着，物体;-钢丝、绳索、链条);e锤(大棒、锤子、岩钉、

连枷、磨石);f尖(长矛、长矛、标枪、箭头、飞镖、针等);g角[等]。75-76).

“我现在说，在人类心灵的档案中，有些东西比一切自古以来就充当知识的载体和工

具的标志更早”(Proudhon，DelaJustice，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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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和战争、工具和武器结合在一起，作为人类活动两个历史上重要的

现实层面的表达。

从 Proudhonian符号学的角度来看，1个武器和工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客

观化自己成为外部的“工具”，固定和孤立的“对象”，具体化自己的意义，这可

以安排分类，命名和零售货架。然而，正如蒲鲁东所看到的以及德勒兹和瓜塔

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对象化及其赋予的象征性智慧，处于与世界截然不同的

运动和关系之中。这在四个方面都是正确的:

“工作是一种遭遇阻力的动力事业”，“在外部运作”，“工具化”和客观化的外部，

用骄傲的奥尼亚语来说，就是“引导”和“启动”人类智能。“内省”和“内省”，

这个工具是由它与一个外部事物的关系决定的，人类通过劳动，试图收集

到自己和适当的。2“被动”和“惰性”，不同的一致性，这个事物“抗拒”这种

“抵抗-一致性”

具体到每个场合，分开，分开，连接，捆绑，网状，切割，锻造成形，

加固

决定了所使用的工具的含义、形式和阻力。武器涉及到一个相当不同的运

动。类似战争的活动不再涉及收集外部材料以便适当使用、克服和选择抵

抗或分开、解开和解开它们以便通过获得与这一目标和这种关系相对应的

工具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结合、捆绑或联系起来。在战争中，就像在狩猎

中一样(至少这两种活动是传统上实行的)，外部不是一种惰性和被动的物

质。人或动物的“他者”，在它的意义来源于现实的平面上，就是一个“他

者”，一个同样具有运动、意志和欲望的组合物。它是一种“移动的”、“主动

的”其他武器，可以被克服或驯服(当它没有被杀死时)，就像大力神与克里

特公牛或 Ceryneia的后面一样，正如 Proudhon在《 LaGuerreetLa

paix》中所描述的那样。“投射的”在反击和格挡中，在移动中是孤独的，

这种武器不依赖任何外部物质锚，不依赖任何可以确定和定义其行动意义

的东西。它的锚是纯粹的内在的或者同样性质的，与命令的冲动相同

Proudhon谈到“séméiologie”(Proudhon，DelaJustice，2:362)。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395-397德勒兹和瓜塔里，《千高

原》 ，395-397。

《正义的骄傲》3:77和 79。

骄傲，战争与和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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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它表达，或与闪避和威胁，表现自己的运动和表达的相同类型

因为它是在外部运作的，在它操纵的对象所受到的阻力上，“工作是一个发动

机，它遇到阻力，在外部运作，在其效果上消耗和消耗，并且必须从一个

时刻延续到下一个时刻。”正如普劳登所写的那样，“蒸汽机需要加油、维护

和修理，直到有一天，由于自然磨损，它不能再被维修或修理，必须被扔

到废料堆上，所以每天消耗的人力需要每天修理，直到有一天，工人失业，

进入医院或者进入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令人厌恶和艰苦”的工作可以

被看作是“奴役和堕落的原则”4与这种劳动的消耗相反，在这种消耗中，运

动活动必须始终面对外部压力，并由外部资源供给，战争的”自由行动””也

是一种运动原因，但这种原因没有任何阻力可以克服，只对机动身体本身

起作用，其效果没有消耗，而且从一个时刻持续到下一个时刻”5.工作中需

要的勤奋和精力的损失与战斗的“游戏”、“超人的力量”、“勇气”和“技巧”是

相对立的。蒲鲁东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游戏，他可以阻止一辆由两匹马

拉着的战车疾驰而去，他可以抓住一头公牛的犄角，扭转它的脖子使它转

向。他的手是钳子;他的大腿，又长又壮，不知疲倦。他可以在 18小时内

跑完 45英里，并且在同一条路上坚持 7天。”6

战争和工作、武器和工具的第三个区别是关于主观性、智力、“欲望”和“情

感”的定义

关于区分工作安排和战争安排的重要性，以及从一种安排转移到另一种安排的困难，实

际上，从后者转移到前者，关于通过繁殖生产扇贝的可能性，从而将渔船水手从”狩

猎采集者”转变为”饲养者-农民”，MichelCallon,”翻译社会学的一些要素:圣 Brieuc

湾扇贝和渔民的驯化,”权力，行动和信仰:一个新的知识社会学？他说。约翰 ·劳(伦

敦:routledge&keganpaul，1986)，196-233。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97。

《正义的骄傲》3:15。

同上。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97。

骄傲，战争与和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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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Proudhon所证明的，工作所带来的“智慧”最终是“学生的”主观

性。2“反射性”和“分析性”，它迫使一个人“停下来”，“一步一步地”，

通过“劳动及其工具分解成序列和可见标志的直觉的每个术语”德勒兹和

瓜塔里把属于这种劳动主观性的“欲望”或“情感”称为“感觉(情感)”“感觉

意味着对物质及其阻力的评价，对物质形成和发展的方向，以及整个重

力......感觉是一种总是被置换的、迟钝的、抵制情绪的东西。”在这

里，战争再一次调动了一种欲望和一种截然不同的主观性。战争超越了

劳动及其在意识出现中的作用，与“行为”和“事实”的主要推动力重新结

合，它“呼吁”人类的“自发性”，呼吁“创造力”的“即时性”，在任何“分

析”、“解构”、“反思”的精神之外或之前。6蒲鲁东称这种属于战争活动

的“自发性”为“神圣的”“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事实”:“我称自然界中的一切

事物为神圣的，它们直接来自人类的创造力，来自头脑或意识的自发

性。我称之为神圣，换句话说，所有发生在这个系列之外的事情，或者

作为这个系列的初始条件，对哲学家来说既不承认质疑也不承认怀疑。

神圣以强大的力量自我呈现:它不会回答人们对它提出的问题，也不会

遭受证明。”这种属于战士的“思想或意识的自发性”就是德勒兹和瓜塔

里所说的“情感”:“情感是情绪的主动释放，是反击...情感就像武器一样

是投射物;情感就像工具一样是内省的。”8

战争和工作、武器和工具之间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区别:战争和武器接近

人类的力量及其行动能力，因此战争及其武器并没有丧失象征性的力

量。因此，历史上它们为人类实现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工作

的符号学的代表，客观化的工具将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99-400。

法官的骄傲，3:73。

Ibid.78.

译者注:在法语中，sens既可以表示“方向”，也可以表示“意义”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 399-400。

骄傲，法官，3:72。

骄傲，《战争与和平》29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400。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战争提供了另一种符号学，具有表现力和移动性，刻在原始人的身体和

武器上，贴近他们，直接展示他们的力量。毫无疑问，“金属加工”、

“珠宝制造”以及身体和武器的“装饰”“并不构成文字”;尽管如此，它们

“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与文字同等的抽象力量”“这些腓骨，这些金牌或银

牌，这些珠宝......构成了纯粹速度的表现特征，携带的物体本身就是可

移动和移动的......它们附着在马具上，剑鞘上，战士的衣服上，武器的

把手上;它们甚至装饰着只用过一次的东西，比如箭头。”正是如此，用

普劳顿这次的话来说，“战士昂首阔步，头盔上插着羽毛，盔甲闪闪发

光......他所有的愿望就是被远远地认出来，与众神所爱的对手相比，...

...显示自己配得上这个对手，在两支军队之间，在太阳的注视下。”4

全体/极权主义(见观点，个人，无政府主义和单子)。正如人们可能注意到的(尼采)，即使是

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不能阻止自己去感知“生命的脉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5但是它能从自身解放的生命是多么的少，它能向自己和他人表达的生命是多么

的少。无政府主义基于对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的解释(见这个术语)，认为人类有能力(除其他

外)掌握基于自身资源而存在的事物的整体性——尽管是从有限的角度，通过一个无限小于其

所包含的可能性的个体化。无政府主义设想和实验存在的能力，以部署这种无限的权力的可

能性，他们从某个观点看到，并使这种潜在的权力实际上通过联邦制-通过与他人的联系，承

认他人与-在自己(也见亲和力)-作为单独能够揭示每个人拥有的权力。这就是日益强大的力量

的集体构成

同上。401。

同上。

同上。

骄傲，《战争与和平》58页。

乔治 ·科利(GiorgioColli)，《尼采之后》 ，帕斯卡 ·加贝隆译(Pascal

Gabellone)(巴黎:éclat版，1987)，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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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的世界中的力量(见多重性和力量的平

衡)
但是，即使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解放世界实验也与

人类表达整体性的疯狂愿望相冲突，这种整体性他们自己就有预感——完全基

于他们的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并使之服从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使

所有其他人都服从于他们自己。失败的向整个现实开放，然后转化为权力和统

治，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占有和主宰世界的意志。不是横向地向他人的观点

和愿望开放，从现实的内部产生一个更强大的存在，而是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

的情况下，将每个存在特有的观点和愿望投射到他人身上，使他人从外部听从

他们自己的运动和他们自己的逻辑。因此，以一种唯一的观点和唯一的欲望来

征服世界的极权主义需要一种等级模式，在这种等级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大

国希望从它们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位置来解释和精神化它们从中产生的基础，以

便适当地利用”生命的总体性”，使它陷入抽象的网中，陷入诱惑和约束的束缚

之中。

传统(见先验/后验)。兰多尔说:“我们需要传统。”。“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

上，而只能建立在与人民和谐共存的具体的多重性基础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无法预见革命可能走的所有道路。与总是匆匆忙忙的独裁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发

现两点之间的直线是最长的。正如兰多尔在 1907年，也就是俄罗斯第一次革命尝试两

年后，已经能够写作的那样，如果这条道路“可以通过俄罗斯，也可以通过印度”，以及

其他任何传统，任何人类文化的历史表现形式。沿着这些思路，柏柏尔诗人哈瓦德反驳

了某些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无政府主义是欧洲独有的，是 19世纪末出现

的一种全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能确实认为，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存在于西方

对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诞生的反应之前，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如，在哈瓦德，在柏

柏尔文明，或在中国道教(见这个术语)，以及在许多其他人类传统中。

与肤浅的解释可能使我们相信的相反，一个主义并不反对传统，因为传统不

仅仅是一个过去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58页。

GustavLandauer，qtd。 inMartinBuber，PathsinUtopia，48-49(转:我自己的修改)。

2000年 4月 15日，在 LaGryffe书店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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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在的方式提及。历史，在展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就像构成真实的一

切事物一样，在特定时刻继续在构成我们的生命中行动。这些经历可以是好的也可

以是坏的，解放和支配性的自由意志主义行动从中选择，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考虑

它们(见永恒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EliséeReclus观察到“现在的社会包含了所

有过去的社会。”就像构成现实的“自然”力量一样，它们只是现实的一个维度，与制

度、语言、神话和表象相联系的传统继续在当下发挥作用，这是唯一存在的时间。

正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在这些基础之上，在这些基础之上，在所有存在的基础之

上，自由意志主义行动可以尝试对世界进行一种截然不同的重组。因此，无政府主

义与国际社会不幸的口号完全不同:”不再有传统的枷锁束缚我们”对于自由意志主义

思想和自由意志主义计划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现在，在这个现

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给予了，在这个现在里面，所有的力量都在无限的可能的

安排中参与、限制和部署。

超越(见内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任何超越，反对任何声称是外在于他人

或另一种性质的存在或现实。上帝是一种超越性的最充分的表达，在所有存在

的事物中，这种超越性证明了统治的合理性。

转换(见行为、直接行动和亲密存在的宣传)。这个概念是由吉尔伯特 ·西蒙顿提出的，

它使人们能够思考一个存在的形成以及行为(见这些术语)通过传播对其不断重组的贡献

的方式:“我们通过转导一个操作来理解——物理的、生物的、精神的、社会的——通过

这个操作，一个活动逐渐地在一个领域中传播，这个传播是建立在一个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受到影响的领域的结构上的。”2

变性人(见主体、主观性、孤独和事物中间)。这个概念是吉尔伯特 ·西蒙

顿发明的，它使我们能够思考人的主体性是如何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错误

对立之外形成的。

《人与地》 ，第 6卷，当代历史(续集)(巴黎:图书馆)

Universelle，1905)，504，qtd。《无政府主义，地理，现代性:激进的社会思想》

约翰 p克拉克和卡米尔马丁(拉纳姆，医学博士:列克星敦出版社，2004)，

225。

西蒙顿，l’个体化心理和集体，24-25。(译者注:也见斯科特，吉尔伯特西蒙顿的心理和

集体化，特别是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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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见秘密)。

信任(见公共资源)。





U

无意识(见主题)。

联盟(革命)(见直接行动、权力和集体存在)。与亲和团体和个人一样，联盟历史上是自由至上

的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因此，应该从工会的解放潜力的角度来理解工会，这种潜力值

得称之为”革命性的”，以便将其与其他类型的工会区别开来，这些工会的解放权力相当薄

弱，因为它们只关心保护或改善它们所代表的雇员的命运(见代表权)，一般而言，它们置身

于现有秩序的网和陷阱之中，不受任何争议。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联盟的“革命性”或“解放性”

特征，绝不能在其纲领、领导人的党派承诺中寻找，也不能在使其存在的限制中寻找(见阶

级)。它的解放性质完全建立在这种组合模式与其产生的秩序(见起义和直接行动)的断裂之

上，同时也建立在以”联合”的名义组成的集体存在的本质之上，建立在解放或肯定的性质之

上，建立在其组合模式所产生的力量和反抗的强度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联盟经

常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因为马克思主义组织否认由联盟组成的集体存在的内在革命范围(见

异化)，而(同时，非常合乎逻辑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革命功用——从

外部看，这是它们唯一的理由。这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组织为了利用工会并以阶级斗争的超

越性质为名领导工会的同样外在企图的理由，尽管这些企图从解放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可悲

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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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工团主义(无论它们是源自资本主义还是源自所谓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通常概念的外在和功利性质，支持任何集体在某一时刻都具有的

解放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在历史上是工会的表现形式之一。

团结(见一)。

普遍(见政府和特殊)。

普遍因果关系(见塑性力)。一个巴枯宁的概念，在他的词汇中与生命，团

结，自然和组成的统一同义。在尼采或德勒兹的词汇中也是物种活动、单

一存在和权力意志的同义词。

德勒兹的概念(见塑性力)。

功利主义(见反物种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清算的呈现)。如果功利主义不能作为

某些潮流——例如反物种主义——的理论参考，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出现在这个词典中，这些

潮流有时声称接近自由至上的运动及其思想。功利主义在其各种形式中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双

重性，它将自由主义概括为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它的正当性以及它的社会心理条件。就像

一门应用道德的课程(沿着去年小学数学练习的方向)，功利主义旨在将我们的生活简化为一

种针对我们的行为和感情的市场投资策略，简化为几个简单的原则(快乐、痛苦、兴趣)，它

意在衡量这些原则，1其中构成我们的所有东西必须立即不断地转化为一种共同的、可兑换

的和普遍的货币:商业法则延伸到存在的所有东西的总体。转化为经济计算，功利主义的道德

判断总是外在的存在和他们的实践。2与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和分析相反，它从来没有处理不

可避免的主观的，单一的，内在的性质和质量的欲望，影响，和原因(见集体理性)，产生这

样和那样的行为，这样和那样的效果。相反，它规定了对这些行为和影响的评价，而这些行

为和影响只是

JeremyBentham采用了七个标准: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接近性，纯度，繁殖

力和范围。

作为一个先决条件，道德以判断(动员理由、计算和算术)的形式出现，然后必须“指

导 实 践 ”(参 见 PeterSinger， PracticalEth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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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和一般的(因为它是客观的或外部的)，把它们转换成成本和利润，因此，正

如边沁写道，“唯一共同的衡量事物的本质是金钱。”1“因此，可以建立一个量化的

评估，就像在政治经济学中一样，这是一个信贷和借贷、利润和损失的平衡。”2换

句话说，“效用原则”延伸到道德生活和行为和影响的质量(特别是在密尔)既不改变

其原则的性质，也不改变其还原论和外在性质(见本术语)。金钱和纯粹经济制裁的

“和平正义”只不过被其他人的法庭所取代(可以这么说)，这个法庭是一个要求不同

的法官和检察官，在他们面前永远是一个为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影响(男性、白人等

等)辩护的问题。然而，这个道德商业法庭(目前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实践的延伸提供

了一个邪恶的视野)永远不会停止回应对经济利益的卑鄙计算。

一个例子(在众多其他可能性中)将足以证明功利主义推理模式的普遍性和外

部性，由此产生的道德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之间的等价性，以及最后，这种

道德和法律专业知识总是引起的与世界关系的深恶痛绝的性质(见这个术语)(见

专家和法律/权利)。彼得 ·辛格(PeterSinger)是反物种歧视的首席理论家，他

在《实践伦理学》(PracticalEthics)一书中写道:“当一个残疾婴儿的死亡将导

致另一个有更好前景的幸福婴儿的诞生时，如果这个残疾婴儿被杀，幸福的总

量将会更大。”。因此，如果杀死患有血友病的婴儿对其他人没有不利影响，那

么按照总体观点，杀死他(强调我自己)是正确的。”5

杰里米边沁，边沁的政治思想，编辑比丘巴雷赫(纽约:巴恩斯和诺贝尔，1973)，

122。

米歇尔 ·迈耶，《盎格鲁-萨克森哲学》(巴黎:PUF，1994)，93。

“当......人们无法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任何理由时，我们可能会拒绝他们按照道德标准生活

的要求，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传统的道德原则[强调我自己的]”(辛格，《实用伦理

学》 ，9)。

Singer从这样一个假设开始:如果残疾儿童被杀害，父母可能希望(这里介入概率论)

再生一个有很大机会不生病的孩子。

Ibid.163.在辛格的辩护中，让我们强调这个“如果”的重要性(“如果杀死患有恐惧症的婴儿不会对其他

人产生不利影响”)，这个“如果”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对“有害影响”的功利主义计算(无穷无尽)，但

是，就像辛格的推理与科学的“万物平等”相一致一样，这个“如果”也开启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解决

方案，这次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秩序，一个解决方案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我们不会急于以“十诫”、社会习俗或道德原则的名义大声疾呼丑闻。与人们

可能相信的情况相反，前一句话的丑闻和耻辱主要不在于其功利主义计算的对

象:血友病婴儿的生活质量与其他生命的可能质量相比较，以及决定杀或不杀。

它们存在于合法性或专业知识的机构中，而这些机构能够首先假定这种选择。

他们居住在这个机器诱导的特定形式的快乐中。它们居住在这种两难困境所提

示的计算模式中(你更爱谁，你的父亲还是你的母亲？汰渍还是获得品牌洗涤剂

因此，在与世界的关系，这个计算需要。这种关系相当古老，与伟大的威权宗

教的诡辩密切相关。无论是在当地超市还是跨国公司的广告中，还是在任何专

家或经理的实践中，无论他或她的应用领域是什么(见本术语)，从禁烟运动到

信托或国家的管理，以及退休、安乐死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中，都可以找到这一

点，更不用说”道德委员会”的激增了这样，例如，根据其商业和普遍的等效原

则，Singer的声明可以简洁、立即、自然地转换成以下形式(因此也可以转换成

许多其他形式，你可以自由地推断出来，不管这是令你沮丧还是令你愤怒[参见

这个术语]):“当一家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的清算导致另一家盈利机会更大的公

司的诞生时，如果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被清算，利润总额就会更大。第一家公

司的清算通过第二家公司获得更大的利润可能性得到补偿。这就是为什么，从

总体经济角度来看，如果清算陷入困境的公司不会对其他公司造成更严重的影

响，那么它的清算就是合理的。”

因为它肯定了存在、情况和事件的绝对奇异性，以及这些存在、情况和事件

同样绝对的权利，去实验和定义他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而不必

参考外部权威(甚至不是还原论和数学公式的错误客观产物[见统计])，无政府主

义厌恶功利主义和功利主义。

乌托邦(见理想)。

从根本上粉碎了功利主义和它的店主的良好感觉。对于科学的还原性推理的批判，参见米歇尔

·塞雷斯，特别是《五种感官:混合体的哲学》。玛格丽特 ·桑基和彼得 ·考利(伦敦:布鲁姆斯

伯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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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见怨恨)。被侵略或被控制时对痛苦的延迟反应。无政府主义对于任何复仇的概

念，对于任何“分数设定”，对于任何不可避免的追溯性“审判”都是陌生的这是因为，在

某一特定情况下，它总是试图立即和直接地根据该情况允许的情况和它阻止的情况采取

行动，因为它认为，在这一直接情况下，一切都是可能的，无论是好是坏(见好/坏)。从

习惯道德的角度，以及从它(显而易见的)对立面——武力的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总是

从零开始——就像著名的 EdithPiaf歌曲“Nonrienderien，jeneregretterien!”1-

没有记分，没有账簿，在所有存在的基础上。

暴力(见反抗，矛盾，责任，处死，和类似战争的)。作为约束和支配的外部关系的指示(见这

些术语)，暴力表现出两个方面。虽然从支配性和限制性方面来说，暴力纯粹是消极的，但当

一种力量肯定自己的权利和能力，而其他力量试图将其从属于自己的存在理由时，暴力就可

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如叛乱和起义(见这些术语)。在与之相对应的行动中，暴力还包含

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没有外部限制的基础上的(见这些术语)，但它也经常冒

着立即转变为统治、转变为外部限制的风险，这是经常可以证明的:当俄罗斯工人，1918年

的叛乱分子，转变为一个酷刑者和 Cheka的代理人;当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工人利用他头上的

黑红帽子来转变

译者注:这里的歌词直接翻译为:“不，绝对没有，我没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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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警察、一个法官和一个施虐者。我们如何区分解放性暴力和压

迫性暴力？像斯宾诺莎一样，无政府主义拒绝断然判断暴力行为，遵循十诫(“汝不

可杀戮!”)的模式.杀人的方法和拯救生命的方法一样多(好的或坏的，程度不同)。无

政府主义者也拒绝根据他们的意图或目标来评判这些行为(见目的/手段，朋友/敌人

2)，而是根据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决心、意志的质量以及激发它的欲望来评判它们(见

这些术语)。暴力行为是否增加了与之相应的存在的力量，以及伴随着这种力量(它

的唯一判断者)的喜悦感？这种快乐的质量是什么？它是积极的和传染性的，如在反

抗或起义中，还是被动的(见反应)，如当一个人高兴的悲伤强加给他的敌人？这就

是无政府主义者判断暴力行为的标准，在每种情况下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蒲鲁东可以试图恢复战争的意义和价值，庆祝大力神的愤怒和暴力:

“赫拉克勒斯，由于他的许多功绩，已经是一个杰出的年轻人，但是他的教

育被极度忽视，从他的父亲接受了进入底比斯学校的命令。但是，Amphytrion

的儿子把他所有的意志力和理解力都用在了这些微妙的学习上，却徒劳无功。

他的智慧，所有的直觉，都不能成功地掌握任何分析性的东西。语法规则在他

的大脑中一闪而过，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一年之后，赫拉克勒斯什么都不知

道。另一方面，他的力量是超人的，他的勇气和他在每一个练习中的技巧都和

他的力量相当。就像所有的英雄一样，面对敌人，大力神突然灵机一动。他立

刻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此刻的智慧超过了最聪明的人。

学年结束时，校长宣布颁奖。当天，全市都去参加颁奖典礼。家长们，

孩子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只有赫拉克勒斯没有得到奖品。对于他所有的

能力，他所有的免费服务，3校长甚至没有给他一个荣誉的提名。

切卡河是苏联建立的第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全国劳工同盟，一个大型的无政府工团主

义工会组织，是 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主要参与者。

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

词汇表。

他在阿卡迪亚(Arcadia)杀死了一头巨大的野猪，用箭射穿了 Stymphalides(一群秃鹫，能够带走一

头两岁的小猪或小母牛)，用棍棒击碎了 Nemean狮子的头部，生吞了一个食人暴君，分裂了

Lerna的九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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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笑了起来。
”愤怒的赫拉克勒斯踢翻了讲台，掀翻了凯旋门，掀翻了长凳、座椅和洒满香水

的祭坛，打碎了三脚架，把王冠撒得到处都是，把它们堆成了一堆，然后大叫着开

火。然后他抓住校长，把他塞进一条蟒蛇的皮囊里——从蛇嘴里伸出来的那个人的

头给他戴上了一个野猪的头，把他吊在分发奖品的那棵白杨树上。女人们惊恐地逃

走了;男学生们消失了;人们离开了:没有人敢面对赫拉克勒斯的愤怒。”1

男子气概(见肯定和集体力量)。男子气概的形象和概念在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者的话语和想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主要由男性组成，这一事实本

身不应导致我们将这一概念仅仅归结为其性或性别的内涵。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男子气概

以其话语性和形象化的形式，主要是肯定和力量的同义词，因此也是所有集体无一例外的共

同力量。好战的经历，如生活及其各种联系和分离，足以表明，男子气概，在自由意志主义

意义上的术语，是无关的性别和性别类别。从力量和意志的角度来看，男人不能凭借任何特

定的倾向来统治，无论是解剖学上的还是论述性的。

至关重要(生命力，活力，政治生命力)(见自然，生命，和外部力量)。因为无政府主义经常将

自己与“生活”(特别是在巴枯宁)相提并论，而且由于许多原因，它的工人阶级表达方式可以

与伯格森和尼采相提并论，乍一看，人们可能会忍不住把它与一种特别明显的政治活力主义

形式相比较。然而，无政府主义与活力主义以及人们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毫无关系。它声称

要表达的生命绝不能简化为现实的生物学或有机的视角。它主要指的是存在的力量，准确地

说，存在的力量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见自然的控制和蒲鲁东思考无机物、生命和人之间

关系问题的方式)。作为力和力之间差异的同义词，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纳吉斯的生命概念可

以与“势能”的概念联系起来

一分为二，一个捕食旅行者的大强盗被剥了头皮，他的头发变成了苍蝇拍，利

哈斯半岛众多嫉妒嘲笑他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冲了出来。

要了解这种叙述的完整版本，请参阅 Proudhon，LaGuerreetLapaix，14etpassim，这是

Proudhon为大学生免费翻译的一本拉丁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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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 ·西蒙顿理解。在一个更接近自由意志主义词汇表的用法中，它也可

以与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Tarde)的“能量”(energy)概念联系在一起。在

这个概念中，生命总是以 “活力 ”(élan)的形式存在，即某种 “不可抗

拒 ”(irresistible)、 “无 政 府 主 义 ”(anarchy)、 “造 物 主 ”(demiurgic)、 “保

护”(prote-an)等等。生命总是超越任何秩序，甚至超越生命的秩序，超越任何

有序和稳定的“类型”(types)正如塔德所写:“类型只是刹车，法律只是徒劳地竖

立起来的堤坝，用以抵御革命分歧和内乱的泛滥，在这些堤坝中，明天的法律

和形式秘密地成形(见亲密关系)，尽管它们背负着枷锁，尽管它们有化学和重

要的纪律，尽管它们有理性，尽管它们有天体力学，但终有一天，它们会像一

个国家的人民一样，扫除一切障碍，从它们的残骸中建造出更高多样性的工具

(强调我自己的)。”2

自愿主义(见意志，自愿主义不应与之混淆)。一种理想主义和(因此)专制主义的压

迫性秩序的概念，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应该服从他人(上帝、国家以及他们的众多

牧师和仆人)发出的外部指令，根据我们能够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的原则，我们能

够履行我们所有的道德义务。相反，继哲学家让马利居约之后，无政府主义提出了

一种没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个人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3这个命题看起来只是限制性的，因为每个人特有的权力在可能性上比任何法律、

道德原则或规范性规定都要丰富得多，无论是好是坏(见这些术语)。

自愿服役(见外部/内部)。

米莱，加布里埃尔 ·塔德和历史哲学，180。

Tarde，MonadologyandSociology46-47，我自己修改的。在这个意义上，令人遗憾的是，

MaurizioLazzarato在一篇本来非常有趣的文章(Monadologieetsociallogie，GabrielTarde

的后记)中，将 Tarde关于力量和能量的概念，与文本本身的论点相反，降低到狭义的活力主义

维度(在当前的意义上)，将其文本命名为“GabrielTarde:unvitalismepolitico”(GabrielTarde:

aPoliticalVitalism)，从而将 Tarde分析的政治和革命含义限制在生物权力问题的框架内——

这个框架固然有趣，但与 Tarde分析的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相比是有限的和具有欺骗性的。

让马利居约，道德素描独立于义务或制裁，格特鲁德 ·卡普坦译(伦敦:瓦茨，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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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好战)(见工具/武器、起义、暴力和劳动)。由于无政府主义产生于 19世纪，并在

1914-1918年战争的集体创伤之前积累了大部分经验，因此它与一种英雄主义形式密

切相关，其重要性不应被 20世纪的军事和极权主义恐怖所掩盖。如果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和平主义反应可能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体和平主义的失常，那么，在自由意

志主义运动的某些潮流中往往盛行的某些非暴力版本是否也包含与自由意志主义解放完

全不相容的力量和意志，这一点绝不能肯定。反抗、起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形

式的骄傲、暴力和与死亡的关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想象及其计

划的中心:1831年里昂丝绸工人的黑色旗帜(“宁愿死在我们的脚下，也不要跪着生活!”)

马克诺维斯特起义军的骑兵和轻骑兵，或者，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意义上，1936年 7月 Ascaso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斯战役中死亡。从历史上看，

无政府主义运动将死亡融入其计划的方式——无论是旗帜的明确象征意义，还是其战斗

中常常令人绝望的特征，或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1880-1890年间的袭击(见无政府主

义化学)——都是病态或虚无主义的表现。自由至上的运动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恐

怖，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战争令人厌恶的性质

尽管西班牙革命发生得较晚，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一个没有遭受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国家，这场革命是 19世纪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最终表现形式的一部分。

Tachanki是装在农民手推车上的机关枪，是 Makhno部队的战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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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从未停止通过不服从命令和一贯拒绝任何形式的军事化和军事机构来谴责和

口头上和行动上打击使这些行动成为可能的军事机构。1但是，这种抵抗和谴

责(个人或集体)不应与拒绝斗争本身混为一谈，即使是在最明确和最残酷的战

争层面上:当涉及”拿起武器”、从对手和军事机构手中夺回武器或将工具变成武

器的问题时(见工具/武器)，使它们服务于与其主要职能完全不同的目的，将它

们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动态之中，一种全新的运动，尽管如此，这种运动深深

植根于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经常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特殊的利己主义和对自

我的关心与自我的展开[展开]是绝不相容的，这种展开[展开]经常推动一个人去

冒生命危险，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参见这个术语)，因为这种生活恰恰包括去到

一个人能力的极限，发现一个人所包含的外在力量(参见这个术语，也包括超越

自我，暗示)，在那里，也许，生与死合并

毫无疑问，巴枯宁最好也是最频繁地表达了这种自由意志主义起义和叛乱的

好战和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当他呼吁“人民的行动”、“全体法国人民的大规模起

义”、“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起义”、“毁灭战争”、“无情的生死战争”时但我们也

在路易斯 ·米歇尔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她对儿童虐待动物的行为感到厌恶，但

她仍然参与了巴黎公社的所有战斗，肩上扛着步枪，4月 10日，公社官员报向

她表示祝贺，因为她”杀害了几名宪兵和警察”正如她在回忆录中解释的那样，

“我是野蛮人，我喜欢大炮，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和机关枪子弹的味道。”即使是

劳动的激情歌手普劳顿，也不得不赞美战争和战争的美德，因为人们不应该过

早地指责他:

“战争，我们向你致意!正是战争使人们能够表现出威严和勇气

看到美丽的西班牙文本，一天悲伤和阴沉:由一个“无法控制”从

《铁柱》(伦敦:凯特 ·夏普利图书馆，2003年)，最初于 1937年 3月发表在

《 Nosotros》杂志上，或 1918-1921年马克诺维斯特军队的组织和行动方

法。

关于“生命是外在的力量”及其与死亡的联系，参见德勒兹、福柯、94及其情绪。

米哈伊尔 ·巴枯宁(MikhailBakunin)，《给法国人的关于当前危机的信》(Letters

toafrenchchmanonthePresentCrisis)，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184页。

路易斯 ·米歇尔，《红色处女:路易斯 ·米歇尔回忆录》

伊丽莎白 ·艾灵顿 ·甘特(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1年)，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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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刚刚从原始的黏液里出来的时候，那黏液就像他的子宫一样服侍着他。当他站

在一个被他杀死的敌人的尸体上时，他第一次梦到了荣耀和不朽。我们博爱的灵魂

被自由洒落的鲜血和自相残杀的大屠杀吓坏了。我担心这种神经质可能表明我们的

美德正在衰退......狼和狮子之间的战争不会比绵羊和海狸之间的战争更多。长久以

来，这一事实一直被用来讽刺我们人类。为什么人们没有看到，恰恰相反，这是我

们伟大的标志;如果想象一下这种不可能的情况，大自然把人类塑造成一个专门勤

劳、善于交际的生物，而不是一个好战的生物，那么人类从一开始就会沦落到野兽

的地步，而这些野兽的命运仅限于纯粹的集体存在？为什么他们看不出来他已经失

去了革命的能力以及他自豪的英雄主义，那是他所有能力中最不可思议和最丰富的

一种?”1

人们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当代表达中发现了这种对战争和好战的积极看法:例

如，在皮埃尔 ·克拉斯特对无国籍社会的分析中，特别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当尼

采之后，他们把“战士”和“士兵”、“游牧战争机器”(Makhnovshchina无疑是近代历

史上最好的例子之一)和“国家机器”区分开来时 4事实上，除了印欧传统中的两位伟

大神灵—— Varuna和 Mitra(魔术师——国王和祭司——法官，债券和契约，暴君

和立法者，国家和统治的创始人夫妇)之外，还有一位像战争一样叛逆的神——因德

拉，他是“纯粹和不可估量的多样性、群体、短暂的突破和变形的力量”的神，他是

“在背叛契约时解开债券”的神，他是“在背叛契约时解开债券”的神带来了对测量的

狂热，对重力的敏捷，对公众的秘密，对主权的力量，对机器的反对他是战神，“见

证了另一种正义，有时是难以理解的残酷，但在其他时候也是无与伦比的怜悯,”他

“见证了，最重要的是，与女人，与动物的其他关系，因为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成为的

关系，而不是执行二元分配之间的‘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成为动物

蒲鲁东，p.j.蒲鲁东著作选，203-4。

皮埃尔 ·克莱斯特，《反对国家的社会:政治人类学论文集》 ，罗伯特 ·赫尔利译

和亚伯斯坦(纽约:地带图书，1987年)，和考古学的暴力，简宁

Herman(洛杉矶:Semiotext(e)，2010)。

“我看到许多士兵:要是我看到许多战士就好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起义者，作为 FernandPelloutier所说的“不断的反叛者”和“自我修养的热情爱

好者”，反对“好战分子”，即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的服从的士兵(Pelloutier，“给无政府主义者的

信”，于 1899年 12月 3日至 8日在法国社会党大会上发表[Paris:P.-V。股票，1900]，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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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士，一个成长中的女人，它超越了术语的二元性以及关系之间的对应关

系。在每个方面，战争机器都是另一个物种，另一种性质，而不是国家机器的

起源。”1相当合乎逻辑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从对工作的批判(见劳动/工作)开

始，可以强调“19世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之间的对立”的根本性质，前

者的意愿是夺取权力和改造国家机器——“劳动力的观点”——而后者的意愿是

摧毁国家资产，即“游牧权力的观点”这种反对意见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提到“起源

于东方的游牧主题”的合理性，即无产阶级意图使无产阶级成为“西方世界游牧

民族的继承人”

武器(见工具/武器)。

Will(见集体力量和安排)。这是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

是在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马拉泰斯塔的思想中。与笛卡尔二元论的模式

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的意志概念与所谓的选择或决定自由没有任何关系，这种选择或决定自

由总是被它所征服的人的压迫性命令所预先假定和要求的，例如，当一个人要求一个孩子展

示他或她的”意志力”，使自己屈从于自己愿望之外的要求(履行义务，爱他的小妹妹，尊重性

道德)，或者，更多的是以太论，当一个人要求一个公民在投票箱前表达他或她的”意志”，或

者当他或她签署一份合同(工作、婚姻、租赁等)时。在自由意志主义这个术语的意义上，集体

存在的意志总是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表达这个存在的力量、愿望或力量、奇异的安排以及在特

定时刻构成它的力量和情况的质量。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关于意志的概念与尼采的

权力意志比所谓的自由意志有更多的共同点。一种”纯粹的”意志，与作为其主体的存在所固

有的任何决定相分离，其唯一明显的表现是存在强加于自身的限制，总是表明一种支配关

系，即存在服从于自身之外的另一个存在。这是它强加于自身的意志的唯一来源(这次是相当

真实的)，它将自身的力量与自身的意志分离开来(见自律)。

权力意志。尼采的概念(见塑性力量、权力和欲望)。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个高原》 ，352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558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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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工人主义)(见劳动/工作)。

工人分裂主义(见主人/奴隶)。

世界(多个世界)(见内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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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列的其他作品:
不稳定的狂想曲-Franco“Bifo”Berardi

ImaginalMachines-stephenShukaitis

新的联盟，新的自由空间-FelixGuattari和 Antonio
Negri

职业食谱

要求不可能的用户指南-叛乱想象实验室

壮观的资本主义-理查德 ·吉尔曼-奥帕斯基

市场不是资本主义。GaryChartier&Charlesw。 Johnson

revolutioninReverse-DavidGraeber加里 ·查蒂尔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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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一切!反思“为什么它无处不在”—— AlessioLunghi和 Seth

Wheeler
Punkademics-Ed。扎克 ·弗内斯
[开放]乌托邦-托马斯 ·摩尔和斯蒂芬 ·邓科姆合同与传

染-安吉拉 ·米特罗波洛斯蹲在欧洲-蹲在欧洲的集体

Artpolitik:分裂时代的社会无政府主义美学-NealaSchleuning
下议院-FredMoten&StefanoHarney纳米政治手册-

纳米政治集团

危险的共产主义:明显的突变，宣言绕道-理查德

吉尔曼-奥帕斯基

FutureChe-JohnGruntfest&RichardGilman-
OpalskyLivesoftheOrangeMen-Major
WaldemarFydrichStateinTime-欧文

起义的危机-MikkelBoltRasmu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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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文化-艾伦 ·w·摩尔
起义的危机-MikkelBoltRasmussenGeeVaucher

我们愤怒的美学-Ed。MikeDines&MatthewWorley

TheWayOut-KasperOpstrup迈克 ·戴恩斯 &马修

·沃利出路-卡斯帕 ·奥普斯特拉普

把我们自己置于错位教育之中。MarcHerbstetal.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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